


学术专话 ： 中国历史

以往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研究，由于意识形态限制 、 资

料匝乏、语言防碍等原因，往往局限丁单一的民族视角，或简单概

论性的叙述模式。本书首次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进行了理性 、

严肃且深入的学术研究。日文版自 1 995 年出版后，被公认为迄今

为止关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最权威的研究著作。 本书在日文版

基础上经过了大幅度的充实及修订，增补 r追究历史渊源的店节，

加入作者新近的研究成果，惟进了思考的探度和广度。在新翋问

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尤其难得的是沥盖了众多珍贵的一手史料 ： 作者遍览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人的谈话、文沉信件等数百件项要文献，收

集了大门运动当41-人的日记、问忆求、日本美国的外交资料等，采

访了与共和国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人士在史料的基础上，

作者从伊斯兰民族社会结构、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独立

运动的内部结构和共和围的权力构造、国际关系和因际政治等方

面，多角度地呈现与分析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政治过程和性

质。 研究深入独立运动内部，层层爬梳，严谨推度， 一步步揭示出

在以往宏大叙巾的遮蔽之下，一段迷离扑朔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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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言

2009年7月5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令 

全世界震惊的事件，大量无辜的汉族，以及从相貌上与汉族相近的 

回族或其他民族的居民，遭到一部分维吾尔族制造恐怖暴力犯罪分 

子的暴力攻击，甚至被残忍杀害。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共有197 

人死亡，其中手无寸铁无辜被攻击杀害的汉族134人、回族11人和 

满族1人，受伤者几近2,000。尽管官方把它称为“一起由境内外‘三 

股势力’精心策划组织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但是毫无疑 

问，事件具有大规模民族仇杀的性质。事件参与者所表现出来的残 

忍，让许多人都难以相信这是发生在21世紀初正在崛起的中国，也 

让无数的人们开始思考这样ー连串相关的问题：首先是中国政府的 

民族政策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么为什么一部分 

维吾尔族居民对素昧平生的汉族居民也会抱有如此大的仇恨？如果 

说它有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

实际上，与这次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规模民族仇杀类似的事 

件，当年也曾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市与伊宁市。1981年 

10月30日，在喀什市内一位汉族青年在与一位维吾尔农民发生口角 

后持商店的商品猎枪枪杀了对方，马上引起一部分维吾尔族制造恐 

怖暴力犯罪分子在全市暴力攻击无辜的汉族居民，当场有2人被残



忍杀害，262人受伤；在1997年2月5日至7 日发生在伊宁市的事件 

中，同样又是无辜的汉族居民遭到一部分维吾尔族制造恐怖暴力犯 

罪分子的暴力攻击，7人被残忍杀害。这两起事件与此次乌鲁木齐 

市事件的性质完全相同，只是规模不同而己。从各种迹象上也可以 

看出，乌鲁木齐事件实际上也与以喀什为中心的新疆南部的维吾尔 

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要想真正认识乌鲁木齐事件的性 

质，就应该思考为什么同样的事件会首先发生在喀什市与伊宁市？

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喀什和伊宁曾经分别是第一次东突厥 

斯坦独立运动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祥地和根据地。所 

以，要想搞清一部分维吾尔族居民为什么会对汉族居民有那样强的 

仇恨心理，必先搞清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如果搞清了东突 

厥斯坦的性质，就会明白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对这些具有东突厥斯 

坦独立思想的人们来说到底有没有吸引力。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目标就是在新疆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中心 

的民族国家。第一次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运动于1933年在新疆南 

部的喀什爆发，同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 

和国”，但是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从宣布成立到崩溃仅仅存续了85 

天，甚至没有建立一个相对成形的国家权カ体制和政府组织体系。 

1944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再次爆发，同年11月12日在新疆北 

部的伊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比起第一次运动来，第二 

次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运动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甚至影响到了当 

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也影响到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 

但是，因为这场运动具有苏联背景，并发生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且最后在苏联的压カ之下放弃了独立的方针，最终统一到了中国共 

产党的旗帜之下，所以1949年以后这场运动在中国被称为“三区革 

命”。1其实这一名称只是根据运动的最终结果，并不能反映出这场 

运动本来的面貌和原初的性质。

投鼠忌器的结果，只是给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留下一块可以温



存思想种子的土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诞生至今己有六十多年的 

历史。运动在毛泽东的时代一度销声匿迹，其原因不言自明。但从 

1980年代起东突厥独立运动思潮开始死灰复燃，其背景首先是中国 

对毛泽东时代各种政策的矫枉过正，其次是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 

动的兴起，第三是1990年代初在苏联改革失败以后中亚各国的“被 

独立”。受到内外环境的刺激，东突厥斯坦独立思潮一浪髙过一浪。 

维吾尔族作家吐尔贡•阿里马斯在1989年10月出版的《维吾尔人》 

—书中，甚至提出ー个让任何历史学家听了都会目瞪ロ 

呆的说法：维吾尔人自八千年前就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绿 

洲里。2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不仅是贯穿进入20世纪以后近代维吾尔历 

史的一条红线，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ー页。所以，忠 

实地还原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真相，尤其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第二 

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思想深处理解 

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在包括“7 • 5事件”在内的一系列事件中对汉 

族居民所表现出来的仇恨心理，而且对于把握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 

国的未来图景，也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遗憾的是，关于东突厥斯 

坦独立运动的研宄，一直少有重头作品问世。

较为详细提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著作有新 

通社会科学院编撰的《新疆简史》第三卷、安德鲁•福布斯的《中国 

中亚的军阔和穆斯林》（A ndrew D.W. Forbes, W ir/o/i/sandM wjW m jm  

Chinese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以及台湾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共6577页）。但是，这些著作都是从中国政治史、新疆政治 

史的角度对运动进行描写，没有能够深入涉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自身内部。

在作者看来，《新疆风暴七十年》应该是最为详细地叙述了新疆 

近代政治史过程的一部巨著。它的原型是张大军于1954年出版的



《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所以在 

其中较多地涉及到了 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两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 

动。日本学者中田吉信的《伊宁事变和新疆的民族运动》，可以说就 

是张大军的《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的改編。然而，1945年任政府 

军副团长的张大军也不可能知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过程，因 

而不免在事实关系的叙述中出现很多错误，在分析事件性质时也加 

入了很多的感情因素。

1990年，林达 •本森 （ Linda K. Benson)在美国出版了《伊宁暴 

动 ：穆斯林对新疆汉人统治的挑战，1944-1949》（7如他•ル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 Armonk, 

London: M.E. Sharpe，Inc.，1990])。这本著作当时被评价为“迄今为 

止世界上论述三区革命的唯一研究著作”。3然而，触及到第二次东 

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以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过程的内容，也仅 

限于第四章——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中的寥寥几页 （ “ The 

Establishment o f the East TUrkestan Repablic”，pp. 42-66)。其主要内 

容仍然是国民政府、新a 省当局的政治、军事应对措施。大约林达 

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曾在1991年要求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后 

期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已故）的儿子会面，但却遭到 

了拒绝。

19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近代以后新疆问 

题的著作，例如白振声和（日）鲤渊信一主編：《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 

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 

会 ：《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黄建华：《国民 

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苗普生、田卫 

疆主编：《新疆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厉声主 

編 ：《中国新通：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等。虽然这些著作基本上以历史概论性著作为主，但是其中有两本 

著作在史料和研究方法上对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其一是新疆三



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的《新疆三区革命史》，该书详细地整理了第二 

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过程，但是因为以革命史观来看待这次运 

动，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深入追究。其ニ是厉声主编的《中国新礓 ：历 

史与现状》，该书虽然也属于概论性质，但是在叙述东突厥独立运动 

的历史过程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描述运动发生之前的新疆历史 

的第三章中提供了很多具有价值的研究信息，尤其是俄文档案的存 

在及其珍贵价值。然而遗憾的是，之后也许是考虑到政治的需要， 

俄方拒绝和不再批准开示这批资料，阅览过这批资料的学者们至今 

还没有详尽地介绍这批资料，使这批资料的内容成为ー个今天无法 

知道的秘密。

先行研宄之所以很少，尤其是缺少从民族问题角度进行的专门 

研究和对运动政治过程的专门研宄，其原因首先就在于资料匮乏， 

其次在于资料的多元化。要想真正深入研究，必须涉及到汉语、维 

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英语、日语等多语种的资料，这也让许 

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阅览了 1944年到 

1946年期间存在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公文，阅览了“东突厥斯 

坦革命青年组织”和“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的纲领，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领导人的谈话、文章、信件等数百件重要文献。此外，看到了新 

疆统治者盛世才和吴忠信的回忆录和日记，收集了大量的第二次东 

突厥斯坦运动当事人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汉语所撰写的回忆 

录，以及有关新疆问题的一部分日本外交资料和美国外交资料，并 

且有幸采访了数位与当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具有特殊关系 

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人士。以上这些收获，构成了本书 

的基本素材。

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从新疆地区社会 

及突厥伊斯兰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内部结合原理和共和国的权カ构造、围绕着 

新疆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等四个视角，カ图还原东突厥斯坦



独立运动的过程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过程，并在此基础上， 

探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

从内容来看，本书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ニ章是以前近代到 

近代的社会转型为时代背景，从清王朝传统统治新疆政策的特点和 

功罪、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新疆所面对的严峻国际局势、伊斯兰教 

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地位及变化、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 

想对近代维吾尔社会的影响、新疆和维吾尔社会的社会结构的问题 

等角度，分析和探究促使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发生的原因。第 

三、四章是通过对汉族统治者—— 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政治过程和民 

族政策的分析，发现他之所以能够镇压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最终却造成民族对立更加尖锐深 

刻的原因。第五、六、七章是在还原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 

爆发经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成立经过、共和国势カ在各地区 

进行扩张的经过的基础上，探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权カ结构上 

的特征。第八、九章是通过还原新疆和平谈判的政治过程和“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消亡的政治过程，从国际政治和民族运动内在矛盾这样 

内外两个角度探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消亡的根本原因。第十章实 

际上就是本书的终章，它从政治体制、社会构造、民族关系、经济 

水平等角度分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性质，并探讨第二次东突厥 

斯坦独立运动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维吾尔民族史、新疆地方史 

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

注 释

1 徐玉圻主編：《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2 维吾尔人作家吐尔贡阿里马斯，从 1986年至 1989年 10月出版了《维 

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史》、《匈奴史》等书。关于其内容，本书主 

要参照艾买提•毛拉吐尔 迪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的主要问题及其思



想根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域研究》1991年专集《维护祖国统一、反 

对民族分裂》，第23-26页 ；阿吾提 •托乎堤：《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的 

—个成员》，同前，第 15-22页。

3 王大 刚 ：《20世紀以来中外学者对现代新疆之研宄》，中央研宄院近代 

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研宄通讯》，第 13期（1992),第 121页。





第一章

在“乌玛”与“中华”之间

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

与历代中华王朝相比，清王朝曾经统治过最多的民族集团。在 

中国传统的王朝体制崩溃之后，清王朝的版图由中华民国所继承。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曾经在清王朝治下的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 

西藏以及新疆的维吾尔族地区，为什么在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以后， 

会频繁发生民族独立运动？因此，在探讨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与 

“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分析清王朝曾经在这些地区采取了什么 

样的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清王朝通过战争直接控制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的伊斯兰 

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维吾尔族地区，ー些学者认为，其背 

景上有继承前朝旧有疆土的意识。因为当时这一地区在准噶尔汗国 

统治之下，而准噶尔汗国又一直向清王朝朝贡称臣。1本章主要通过 

梳理清王朝统治维吾尔族社会的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维吾尔族社会 

的反应，从分析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统治政策性质的角度， 

认识由清王朝所构建起来的这种民族和国家结构，让维吾尔族人形 

成了什么样的民族、宗教和国家意识？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从 

1930年代开始，这里的居民才开始具有“维吾尔”这样ー个統一的民 

族名称，2但为了叙述方便，本章采用了“维吾尔”ー词。



第一节清王朝的“新疆”

从“招服”到“征服”

1755年（乾隆二十年)，位于天山北部的游牧王国准噶尔汗国发 

生内乱，清王朝乘机出兵消灭了准噶尔汗国。因为准噶尔ー边朝贡 

称臣，ー边屡屡侵略清王朝的重要盟友—— 喀尔喀蒙古，所以彻底 

消灭准噶尔汗国，是清王朝从康熙时代以来的夙愿。但是，领土的 

扩大本来只限于征服准噶尔所带来的客观结果，正如乾隆在其《西 

陲》诗中所表现的“勤远非初意”那样，而对准噶尔周边那些过去曾 

经为准噶尔所统治的其他民族集团地区，清王朝的最初目的只是进 

行“招服”，即让他们承认清王朝为宗主国而己。

直接占领准噶尔以外的其他地区，似乎并非清王朝的原意。这 

一点，从乾隆任命准噶尔派遣军的指挥官为“定边将军”一事上也可 

以看出。“为我屏藩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二部落而己”，清王朝将“称 

臣求属，遣使进贡”的哈萨克和布鲁特(柯尔克孜)称为“疆外屏翰”， 

即领土之外的藩国。3而同样为突厥系穆斯林的维吾尔族人所居住的 

天山南部地区，4清王朝虽然最终通过军事征服直接占领了该地区，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也并不是清王朝的本意。

在被清王朝占领之前，维吾尔族社会事实上由伊斯兰教苏菲 

派纳格什班迪教团（al-Tariqah al-Naqshiban-diyyah)的白山派与黑 

山派所控制。纳格什班迪教团，是ー个诞生在中亚撒马尔罕地区 

的苏菲派教団。1542年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教主玛合杜木•阿扎姆 

(M akhdumi-IA zam )去世，其众多子嗣因争夺教权而产生分裂。长子 

依禅•卡朗（Ishan-i-K alan)及其手下形成了“白山派”（Aq-taghlyq)， 

第七个儿子、依禅•卡朗的同父异母弟弟伊斯哈克（Ishaq)及其手下 

形成了“黒山派”（Qara-taghlyq)。16世紀末、17世紀初，黒山派由 

撒马尔罕进入了天山南部地区，在当时的叶尔羌汗的支持之下，以



叶尔羌地区为中心逐渐成为ー股左右叶尔羌汗国政局和维吾尔族社 

会的强大势力。17世紀中叶，依禅•卡朗的长子和卓•玉素普 （ Hoja 

Yusup) ,也从撤马尔罕辗转来到了天山南部的喀什噶尔地区，以此 

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势力。黒山派和白山派两派，不仅对于民众具 

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与政治权カ相勾结，开始了激烈的抗争。由 

于两派的首领都自称为“和卓”（//6扣，沿 “圣裔”，意即预言者穆 

罕默德的后裔)，又都活动于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地区，所以又被统 

称为“喀什噶尔•和卓家族”（K ashgharH oja)。

由于处于劣势，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 （ Appaq H oja)通过西 

藏的达赖喇嘛向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要求支援。1678年嗔尔丹汗 

出兵天山南部，消灭了叶尔羌汗国，扶持阿帕克•和卓为傀儡对维 

吾尔社会进行统治。噶尔丹汗死后，其子策妄阿拉布坦（亦称“策妄 

阿那布坦”或“策旺阿拉布坦”，Tsew angA raptan或T sew angR abtan) 

继位。策妄阿拉布坦企图利用黒山派和卓统治维吾尔族社会，将白 

山派的和卓们全部带往准噶尔汗国的首都库尔加（Q ulja)，即伊宁扣 

押了起来。

当清王朝开始进攻准噶尔汗国后，被准噶尔汗国扣押在库尔加 

的白山派和卓兄弟，即阿帕克•和卓之孙马合买提•和卓 （ M ahmat 

H oja)在扣押中出生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B urhanal-D in)与和卓•霍 

集占（H o jaJih an)，自己找到清军，表达了归顺之意。5清王朝因为 

原本就没有对维吾尔族社会进行直接统治的意思，因此将归顺的波 

罗尼都放回天山南部，希望通过他们“招服”维吾尔族社会。6定边将 

军兆恵派出副都统阿敏道随波罗尼都南行，其使命为“招抚”，7而根 

据《高宗纯皇帝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又被说成是“议事”。总之， 

很明显，清王朝最初的确只是准备通过和卓兄弟对维吾尔族社会进 

行间接统治。

波罗尼都的弟弟和卓•霍集占，被清王朝暂时留在库尔加，以 

协助清王朝安定当地的穆斯林社会。但是，霍集占企图实现维吾尔



族社会的完全独立，参加了准噶尔首领阿睦尔萨那（A m u’ersana)的 

叛乱，在叛乱被镇压之后又逃往了天山南部。他说服了其兄波罗尼 

都，于1757年（乾隆二十ニ年）杀害了阿敏道及其随行的清军百人， 

向清王朝公开举起了反旗。原本受到准噶尔欺压的和卓兄弟，在被 

清军从长期拘禁中解放出来、承认他们的地位并将其送回到维吾尔 

族社会之后，居然恩将仇报，因此引起乾隆皇帝的强烈愤怒。《高 

宗纯皇帝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说道：“准夷……、獾输其众， 

豺狼其群，以回为羊。……拘ニ酋长处伊犁滨，四大回城输租献赋 

腾格，是供卫拉，是惧茧丝，悉堪沟壑，已遽有面内心其何能诉。 

准夷既平，诸回见天，谓自今始饱食晏眠，遣厥酋归抚尔土田骨 

肉，讵疑变迁，德竟怨报，助我叛疆，戕其星轺，是用兴师声罪致 

讨。”8于是，乾隆皇帝于1758年5月任命了“靖逆将军”，派出了讨 

“逆”的军队排除了和卓势カ的抵抗，于1759年8月征服了天山南部 

的维吾尔族社会。9

以上这一由“招服”到“征服”的变迁过程，对其后清王朝制定对新 

疆的统治政策，尤其是统治维吾尔族社会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分割统治与维吾尔族社会的伯克制

在取得了对天山北部的准噶尔地区和天山南部的维吾尔地区 

的统治权后，清王朝按照“新辟疆围”的意义，合称这些地区为“新 

疆”。值得注意的是，清王朝也曾经将其他取得了统治权的地区称为 

“新疆”，而事实上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已经为中国王朝所管辖过。1() 

也就是说，“新疆”之意并非“新的领土”的意思，而是“清王朝最近 

新得到的地方”。只是因为到了统治天山南部以后，清王朝再也没 

有得到过其他地区的统治权，所以“新礓”才变成为这一地区特有的 

名称而被固定下来。而在公文上，清王朝一直将准喝尔地区称为伊 

犁、准部或北路，将维吾尔族人称为“回子”，或称其为“缠头回”(头



上缠着头巾的穆斯林)，以与其他伊斯兰民族进行区別；而对于天山 

南部的维吾尔地区，在地区的意思上称其为“回疆”，在民族的意义 

上称其为“回部”，而从地理的意义上称其为“南路”。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任命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通称“伊犁将军”），开始逐步建立“军府制度”，即通过将新疆变为 

一个军事领地的方式来统治新疆。伊犁将军在管辖驻扎于北路、南 

路及东路（之前已经为清王朝所统治的新疆东部哈密和吐鲁番地区） 

的各个地区的清王朝军队的同时，还是新疆地区的最高民政长官。 

在其之下，南北两路的主要城市，根据其规模大小分別设置参赞大 

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而在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设置都统， 

由他们分別率领驻扎清军，负责各地防卫事宜。清王朝在新疆共驻 

扎了军队39,726人，而驻扎在南路的部队才仅仅5，185人，大半的 

部队都被放在了天山北路和乌鲁木齐地区。"这种驻扎人数上的不 

同，背景上可能有防备俄国的意识，但主要还是因为考虑到北路过 

去曾为准噶尔势カ的中心地区，以及出于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与周 

围的哈萨克、柯尔克孜之间纠纷的考虑而决定的。12在这一点上， 

清王朝与一直以南路为中心的历代中国王朝的西域政策有着明显的 

不同。

在统治政策上，清王朝政府在新疆地区分別采用了三种不同的 

行政和官僚制度。首先，在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东路地区导入了与 

中国内地相同的州县制，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分別设置了道、 

府、州、县。在这一地区实行州县制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第 

一，唐代时中央政府曾经在该地区实行过州县制；第二，从地理上 

看，该地区因为与内地邻接，以前就有大量的汉族人或说汉语的伊 

斯兰教徒，即回民居住在这里；第三，从军事战略的意义上来看， 

该地区位于南北两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要冲，实行直接统治有 

利子控制这一地区。从结果上来看，由于清王朝在该地区导入州县 

制，之后该地区中以汉族人与回民为主体的移民活动更加活跃，到



了20世紀初，己经占到了该地区人口总数的70%左右。

第二，在北路的蒙古游牧民社会中及东路的哈密及吐鲁番地区 

的维吾尔族社会中，实行札萨克制。出身于满族的清王朝，在与蒙 

古结为盟友关系之后，将蒙古民族按“旗”为单位进行分化重編， 

札萨克(ぬ《叫）即为“旗长”。札萨克为军政一致的制度，是ー种在 

中国历史上给予被统治民族以最大自治权的制度。因为哈密的艾伯 

都拉、吐鲁番的依敏和卓早在康熙和雍正时代，就己经归顺了清王 

朝，被清王朝封为札萨克，而在清王朝对天山南部即南路的维吾尔 

族社会进行征服时，他们又积极进行了支援，所以乾隆帝在全盘制 

定统治新疆政策时，继续承认了他们的这一特殊地位。

第三，在南路的维吾尔族社会—— 回疆—— 中采用了伯克 

制。在突厥语系各种语言中，“伯克”（&た/ fc印）之意即“头目”， 

原来就是ー种表示统治阶级身份的称号。清王朝将“伯克”解读为 

“官”，前面冠以维吾尔族社会的传统官职，并且规定各自官品阶级 

(三品至七品），将其改造为清王朝统治下的维吾尔族社会中的官僚 

体系，这也就是清王朝所谓的“齐其俗不易其宜”的政策。

伯克分为统括ー个地区社会民政的阿奇木•伯克(故ぬ‘m fceg)， 

类似于阿奇木•伯克副职的伊什罕•伯克(むW/wmzfc印)，负责税收的 

鳴杂纳齐•伯克（GTiazflAwcW&e g)、管理水利的米拉甫•伯克(Mfrafc 

むg )和作为伊斯兰法官的喀孜•伯克印 )等。除了对外的军事 

防卫由清军负责之外，这些维吾尔伯克代表清王朝政府分別管理各 

地维吾尔族社会的地方行政、社会治安、裁判、税收、农业、エ商 

业、教育以及宗教事务等，并且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备有一部分“回 

兵”。清王朝除了给予这些伯克以政治上的特权以外，还作为俸禄， 

给每个伯克以“职分田”以及耕种职份田的“燕 齐 叫 / ) ，即专属 

的悃戶。例如三品伯克被授予土地200亩和“燕齐” 100戶 ；另外， 

还以“养廉”的名义每年从国库中向阿奇木•伯克发款铜钱800“腾格” 

(to/^肛)，伊什罕•伯克为300腾格。13



清王朝在征服了回疆以后，优先登用以前主动归顺的维吾尔族 

人，尤其是出身于哈密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人，以及以前的伯克等 

当地社会上层。回通的伯克种类当初只有20种前后，14其后陆续增 

补为32种。清王朝将回疆分为4大域、4中城、23小城等合计31个 

地区，按照其规模在各个地区分別安排了从五六人到三十数人等数 

量不等的伯克。15

清王朝之所以征服回部，原本就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因此用 

于统治该地域的经费，从最初开始就決定主要由内地调拨。清王朝 

除了在新疆的驻军以外，还驻扎了 1，400名行政官僚。其俸禄和行 

政费用每年达到688,900两，其中61万两由清王朝中央政府支出。 

其余的71，790两在当地调济，主要是通过经营官营旅店和向士兵销 

售茶叶。16的确，清王朝政府在征服了回疆以后马上建立了租税制 

度，所设各种伯克中有许多伯克的职责就为负贵税收，但这种向维 

吾尔族自耕农每年征收的大约60万石前后的谷物，只是为了解决 

驻扎清军的ロ粮问题。即使到了末期，清王朝遇到了极大的財政困 

难，都没有大量増加过对维吾尔族人的税收。17

详细记录历史上维吾尔族人口的资料不多，其中ー说是1766年 

(乾隆三i 一年）时为262,078人，18另ー说1770年代人口为200,277 

人，1840年代为282,619人。19除了商业和手工业以外，当时维吾尔 

族社会的主要经济方式为传统的绿洲农业。清王朝征服后的维吾尔 

农村，至少存在着三种农民：即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的自耕农、在 

清王朝政府所有的“入官地”（被清王朝政府没收的和卓和逃亡者的 

土地）上耕种的雇农，以及由清王朝政府作为俸禄与职分田一起分给 

伯克的“燕齐”。清王朝政府不对“燕齐”征税，而对雇农征收收获量 

的十分之一，对在“入官地”上耕种的雇农征收收获量的一半。20清 

王朝的这种统治政策，不仅让许多伯克有了一定权势，而且让他们 

感到了许多清朝的“恩义”。出于对于这种“恩义”的感激，至少有ー 

部分维吾尔上层分子承认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21



第二节隔离统治下的满族皇帝之民

与中国主体文化隔绝的维吾尔族社会

清王朝统治维吾尔族社会政策的ー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各族人 

民实施隔离，尤其是断绝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交流，以防止 

维吾尔族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清王朝在天山北路采用驻防兵制，而在天山南路则采用了换防 

兵制。驻防兵就是带着家眷，不变换驻防地的部队：而换防兵就是 

不带家眷，每过一段时期就要改变驻防地的部队。在天山南路各个 

地区，清王朝禁止兵士与维吾尔族人进行交流和通婚。22在维吾尔 

族人居住的“回城”以外，清王朝另外在各地建设了十八个“汉城”， 

以作为驻在大臣和驻扎军队的驻屯地。这ー政策，的确可以起到防 

止军队骚扰当地民众和防止民众攻击并伤害驻屯军队的作用。但 

是，从天山南路的清军主要是由汉族组成的绿营兵（由满族等组成的 

八旗兵只有349名），而且全部都是换防兵来看，清王朝确实是周密 

地制订了如何在“回疆”地区中根绝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之间交流往 

来的计划。23

清王朝禁止中国内地的汉族人进入回疆，即使对待要求前来进 

行贸易的汉族商人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实行了申批制度。1764年 

(乾隆二十九年)“俱令赴驻兵处贸易”，之后又只允许在“汉城”与“回 

城”之间设立的“买卖街”（ぬz w )里进行买卖等。24为了补助驻屯军 

队的经费，清王朝在新疆各地组织了屯田。屯田的种类分为“兵屯” 

(由清军组成)、“回屯”（由从伊犁迁来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组成)、“户 

屯”（由从内地迁来的移民组成）、“旗屯”（由八旗军人及其家属组 

成)、“犯屯”（又称“谴屯”，主要由从中国内地来的刑事犯人组成）。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乾隆年间清王朝统治了新疆以后，就开始在天 

山北路地区大规模地建设兵屯、旗屯，并由内地大量迁徙农民和刑



事犯来到天山北路地区组织戶屯和犯屯。然而在天山南路，直到嘉 

庆年末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兵屯，而主要由汉族农民组成的民屯只 

是在南路最东边的喀喇沙尔才有ー处，25到了 1831年之后在回疆的 

中心地区才开始有了民屯。26

事实上，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征服新疆的第二 

年，乾隆帝就己经表明：“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伊犁将军和乌 

鲁木齐都统都被规定为“旗缺”（只由以满族人为主体的八旗人员担 

任的官职）。天山南路各地区的驻在大臣总数虽然达到23个，但是 

这些大臣的官职也全部都由满族人和蒙古族人担任。27这种具有民 

族歧视意识的统治体制，与其说是出于国家边疆防卫的目的，还不 

如说是非汉族政权的清王朝出于它统治中国的需要，而在其全盘统 

治政策中对新疆地区做了特殊的定位。

清军在全国的总数达到80万人以上，但是其中的八旗兵力实际 

上不超过20万。面对广袤的国土，清王朝只能采取重点防卫，即只 

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布置最信赖的八旗军队的方法。28但 

是，清王朝开始统治新疆，是在清兵入关115年之后，当时能够使 

用的八旗兵力已经为数不多。但即使如此，清王朝仍然在新疆驻扎 

了20,990名的八旗士兵，这相当于新疆所驻屯清王朝军队的一半以 

上。这一切只能说明，清王朝是将新疆当做满族人自己的军事自治 

领地进行统治。清王朝在全国各个重要地区，一共设了 14名驻防将 

军。但比起其他的将军来，伊犁将军的管辖地区更加广大，指挥的 

士兵也更多，毎年的养廉也髙出1,000两以上。29

作为ー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王朝要想统治中国，如何 

将汉族以外的民族势カ吸收到自己的阵营里来以对人口数量庞大的 

汉族人形成牵制，事实上是ー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看出，正是 

出于这一目的，清王朝在阻止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交流上花 

了很大的カ气。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清王朝中央政府统ー制作 

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这些公印上的内容“兼满洲字、蒙古字、回



子字”（满文字、蒙古文字和维吾尔文字)，却没有汉字。3°清王朝 

不鼓励驻扎在新疆的八旗士兵学习汉文，反而积极鼓励维吾尔族伯 

克的子弟们学习满语。31另外，与强迫汉族人剃头留上满族式的发 

辫不同，清王朝对于维吾尔族人，不如说是当成一种恩惠，只允许 

高级伯克留上发辫。清王朝阻止维吾尔族社会与内地进行交流的思 

想，还可以从他们在新疆实行的金融政策看出：清王朝在新疆发行 

ー种叫做普尔(p «/)的特殊货币，这种货币上面铸有维吾尔文字，与 

内地的货币同价但却异质。32即使伯克入朝朝拜这种事情，清王朝 

也会常常精心安排他们避开内地汉族人地区，而通过北部的蒙古地 

区，到当时还属于蒙古地区的承徳去朝拜皇帝。33“皇帝”在这里对 

维吾尔伯克以及蒙古札萨克们的“接见”，目的是要确认他们与满族 

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具有“会盟”的性质。

一位穿着清朝服装的维吾尔伯克

理藩院制度的真正目的

清王朝在对中国的统治政策上，并不要求边疆地区和内地实现 

同质构造，而是有意识地将它们分为内地，以及由位于内地周缘的



蒙古、西藏、回疆构成的藩部两个具有不同性质的地区。但是清王 

朝时代的藩部，与中国历代王朝的“藩”不同，正确说来，它其实 

是ー个由满族人与西北地区各民族集团构成的政治联盟。清王朝将 

其统治疆域区分为内地和藩部两个部分的目的，就在于将各民族集 

团与汉族人相隔离。清王朝之所以在蒙古地区实施札萨克制，在西 

藏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一致制，在回疆导入伯克制，利用当 

地民族社会中的上层人士对当地民族社会进行间接统治，很大程度 

上就是为了让他们产生对于满族的民族亲近感。而清王朝这样做的 

目的，就是为了将藩部的各个民族变为满族的盟友，以便通过他们 

牵制居住在内地的人口庞大的汉族居民。总之，从构造上来看，清 

王朝对中国的統治，并不是将它从领土上简单地分为两个部分，通 

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清王朝其实具有双重的性质 ：从国家的意义上来 

看，它是ー个中华王朝；但从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角度上看，它 

又是ー个时刻警惕和防备着汉族人反抗，与其他民族结为政治同盟 

的民族政权。34

管理这个民族政治同盟的，是1636年（顺徳元年）设立的“蒙古 

衙门”，之后改名为“理藩院”，是与吏、户、礼、兵、刑、エ六部具 

有相同地位的中央政府机关。正如康熙帝曾经说过的那样：“理藩院 

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35在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构造中，理藩 

院的存在确实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汉代的“大鸿胪”、唐代的“鸿胪寺”那样 

接待来自于周围民族的使节，元代的“宣政院”那样处理与西藏关系 

的中央政府机关。但是作为ー个直接管理复数的少数民族的中央机 

关，清王朝的理藩院还是第一个。除了ー个额外侍郎（定员以外的 

副大臣）的官职可由蒙古人出任之外，理藩院的负责人（尚书、侍郎) 

的职位都被规定为“旗缺”，并由满族人出任。经过顺治、康熙、乾 

隆时期的改造，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理藩院里设立了专管回疆的 

徕远司，成为ー个由徕远司和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旗籍司、



柔远司等六个部门所组成的中央机关，《钦定蒙古律例》（乾隆六 

年)、《钦定理藩院则例》（嘉庆十九年）和《钦定回部则例》（嘉庆十九 

年）等相关法律也逐步完备了起来。

为了牵制内地的汉族民众，清王朝感到了保住回疆为满族自治 

领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彻底断绝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交流 

和往来，让他们直接服从满族的清王朝皇帝的统治政策，并不就意 

味着清王朝相信了维吾尔族人。为了防止维吾尔族人的反抗，清王 

朝政府在统治政策上也下了许多工夫。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就是 

由驻在大臣对伯克进行监视和实施彻底政教分离的政策。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下定决心征服回疆的乾隆帝指示道：

“朕意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其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扎 

伊犁之将军。”36这就是说，在很早的阶段，清王朝己经决定在维吾 

尔族社会中不设置统ー的行政体系，而将各个地区变为互相之间不 

相所属的关系，并让阿奇木•伯克直属于伊犁将军。各地的驻在大 

臣，虽然并不直接干渉地方行政，但是让当地的大臣监视当地伯克 

的体系，却让伯克的权カ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清王朝为了防止伯克压榨民众，在抑制伯克在当地形成势カ上 

采取了以下的措施：（1)废除了传统的伯克世袭制度，确立了由驻在 

大臣決定伯克补充人选，再由清王朝进行任命的制度：（2)确立了不 

在当地人中挑选三、四品的高级伯克，不许五、六、七品的伯克在 

当地任官的伯克回避制度；（3)将阿奇木•伯克的权力分散给伊什 

罕•伯克 ；（4)建立了伯克到朝廷朝觐的制度；（5)将不信任的伯克 

与和卓迁到北京居住。37

清王朝征服了回礓之后，“因其教不改其俗”，承认了宗教学者 

(阿訇， 作为维吾尔族人的精神领袖和掌握文化教育事业的现 

实，允许当地穆斯林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并且修绪了和卓的圣墓 

(麻扎，m a w r)。但是清王朝认为和卓家族的存在是造成维吾尔族社 

会政治不安的根本原因，所以首先想到要限制和卓家族的权威与权



力。除了逃跑到浩罕汗国的白山派和卓之外，清王朝将其他的白山 

派和卓全部迁送到北京，将他们隔离在维吾尔族社会之外。而对于 

黒山派和卓也是同样，清王朝虽然任命他们为伯克，给予他们以特 

权，但是同时又让他们都离开原籍，即让他们离开自己的传统势力 

范围，并且禁止教团进行集团礼拜活动。为了弱化伊斯兰教的经济 

实力，清王朝故意不将清真寺、麻扎、宗教学校征收的宗教税认定 

为法定税金，而将在瓦哈甫地（信者向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捐献的土 

地）上耕作的“燕齐”编入普通的户籍，将他们变为清王朝的納税者。 

而关于清真寺的新任指导者（阿匐）的人选，也制订了由伯克推荐和 

作保、由驻在大臣任命的制度。

一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

清王朝在回疆实施了彻底的政教分离原则。1760年（乾隆二十五 

年）清王朝政府任命伯克，乾隆帝规定伯克只对清王朝政府负责，严 

厉禁止和卓、阿訇干涉行政，剥夺了他们批评伯克的权利。清王朝 

政府再三强调禁止录用阿訇为伯克和禁止伯克兼任阿訇，甚至禁止 

清王朝驻在大臣与阿訇私自交往，有阿奇木•伯克因为默认夫人“读 

黑经”，即参加苏菲教团活动而遭到追查的案例。38清王朝虽然承认 

了伊斯兰法裁判官（喀孜）对民事裁判—— 调节民事纠纷，决定遗产 

分配，办理婚姻手续等—— 的权力，却严厉禁止按照伊斯兰法处理



刑法事件。在咸丰时代，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就因为“査经拟罪”， 

即按照伊斯兰法“沙里亚”（Sharia)断罪，而被判了流刑。

清王朝政府还禁止维吾尔族人与邻接各国之间的往来。其理由 

主要是因为白山派，即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将浩罕汗国当做了他们 

反清复辟活动的根据地。浩罕汗国也是ー个纳格什班迪教团势カ强 

大的地区。因为宗教信仰的相同和生活方式的相同，当时的维吾尔 

族人其实并没有特別感到自己与浩罕人之间的区別，很久以前两地 

区居民之间自由往来，两地区之间存在着经济交流关系。但是因为 

在征服回疆时逃亡到浩罕汗国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成员在信徒中 

依然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清王朝必须常常警惕他们的复辟活 

动。所以，从乾隆时期开始，维吾尔族人与浩罕汗国之间的自由往 

来遭到禁止；到了嘉庆时期，甚至连阿奇木•伯克与浩罕汗国等各 

外国之间的通信也遭到了禁止。39

以正统中华王朝自任的清王朝，出于满族维护其统治中国的民 

族目的，在政治与经济上对维吾尔族人、尤其是对维吾尔族社会的 

上层进行优待，但是却实施民族隔离政策，将他们与汉族民众彻底 

隔离开来。而另一方面，清王朝却一直对维吾尔族人出现分离思想 

保持警惕，尤其是对各种伊斯兰教活动设置诸多的限制，不允许维 

吾尔族社会作为ー个纯粹的伊斯兰共同体—— “乌玛”（ひ _)而 存  

在。清王朝统治下的维吾尔族社会，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既不是“中 

华”又不完全是“穆罕默德的乌玛”的存在。

第三节从嘻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圣战新疆建省”

来自伊斯兰的挑战

1765年（乾隆三十年)，即在清王朝征服回疆仅仅六年之后，乌



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居民，就因为无法忍受阿奇木•伯克阿卜杜拉及 

驻在大臣素诚的压榨而举行了大規模的起义。此时，清王朝的回疆 

统治政策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的重大缺陷，那就是伯克制造了维吾尔 

族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

在《钦定回疆则例》当中，制定了许多对伯克颁发的禁令。其 

内容之细告诉我们：这些条款都是清王朝因为伯克利用自己的权カ 

压搾维吾尔族民众的现象再三发生而制定的。从其他的清王朝文 

献中，也可以看出伯克夺人妻女和土地，独占农地用水，肆意增加 

“燕齐”人数等现象不时发生。清王朝在征服回疆之后，虽然实施了 

減税，但是由于伯克的压榨，维吾尔族民众的财政负担反而比从前 

加重了。虽然“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头目”，40但是在出身于满 

族、握有代表清王朝政府选择、提拔和监视伯克、阿訇大权的驻在 

大臣中，也有通过伯克压榨维吾尔族居民，甚至奸淫维吾尔族妇女 

的现象发生。

进入19世纪以后，清王朝在选择和任命驻在大臣的问题上，逐 

渐不似以前那样慎重，纯粹是抱着搾取钱财目的而进入回礓的驻在 

大臣越来越多，驻在大臣的不法行为也就更加严重。就是在这种状 

况下，清王朝对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当初逃到浩罕 

地区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所发动的“圣战”（刀/^)的挑战。

喀什噶尔•和卓之所以会发动“圣战”，与浩罕汗国对他们的支 

持密不可分。在清王朝征服回疆之后，浩罕政权与清王朝形成朝贡 

关系，从名义上成为了清王朝的藩国。在这段时间里，清王朝毎年 

给浩罕政权一定经费，让他们监视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但是在进 

入19世纪以后，浩罕政权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汗国，从1817年开 

始对清王朝不断提出要求，要求清王朝同意对进入回疆的浩罕汗国 

商人免除关税，同意浩罕汗国在回疆设置长老明 /)独自对本  

国商人征税等贸易特权，并且以如果淸王朝不同意的话就释放喀什 

噶尔•和卓，对清王朝进行要挟。当他们的这些要求被清王朝拒绝



以后，浩罕汗国逐渐改变了态度，开始支持喀什噶尔•和卓回到喀 

什噶尔地区。由喀什噶尔•和卓成员所发动、旨在恢复他们在回疆 

统治地位的“圣战”，先后在1820年、1824年、1826年、1828年、 

1830年、1847年、1852年和1857年发生过八次。尤其是从1820年 

到1828年由和卓•张格尔（H ojaJanger, 波罗尼都的孙子）所发动的 

四次圣战，即所谓的“张格尔之乱”时间最长，规模也最大。清王朝 

共计花费了 1，000万两银的经费和投入了 36,000人的军队，经过七年 

时间才最终扑灭了这场叛乱，最后捕获了和卓•张格尔并且押到北 

京处死。41

应该注意到的是，1826年和卓•张格尔从浩罕带来的部队不过 

五百人，但是在进入喀什噶尔地区以后，由于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的 

参加马上就増加到一万人。这说明，尽管清王朝从各个方面对伊斯 

兰教进行了严厉的限制，但在维吾尔族社会中，伊斯兰教依然保持 

着強大的势カ和影响力。当然，“圣战”之所以能够得到当地维吾尔 

族人的支持，除了他们对和卓家族的信仰之外，因驻在大臣及阿奇 

木•伯克的腐败所造成的清王朝威信的低落，也是ー个不可忽视的 

原因。

由喀什噶尔•和卓家族成员所发动的历次“圣战”之所以最终都 

没有取得成功，其原因除了清王朝军队占有绝对的优势以外，喀什 

噶尔•和卓在进入维吾尔地区以后，因为虐待和虐杀当地的黒山派 

信徒，从而失去了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的支持，也是造成他们失败的 

重要原因。但是，在毎次圣战失败以后，维吾尔族居民中都有许多 

白山派信徒随着和卓迁往浩罕汗国。到了 1850年代，己经有约五万 

户的维吾尔族人迁往浩罕汗国，从而形成了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 

基本支持队伍。42

1828年，为了寻找“张格尔之乱”的善后政策而被派遣到回疆 

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那彦成，在回到北京以后，向清王朝中央政 

府告发了许多驻在大臣和伯克的不法行为。清王朝政府根据他的意



见，决定加强对大臣们的监察，同时增加他们的俸禄以减弱他们压 

榨的欲望。然而，驻在大臣们的不法行为大多都是通过维吾尔族伯 

克之手得逞的，比起这些异民族统治者的压榨，维吾尔族伯克对民 

众的压榨实际上更加苛酷。43尽管如此，清王朝对这些伯克并没有 

采取特別严厉的惩罚和监察措施。“张格尔之乱”以后，清王朝政府 

通过改变伯克的任务划分以强化对维吾尔农村地区的统治，首先是 

将维吾尔农村地区进行细分，然后将一部分的中下级伯克的职权， 

从过去各人分管征税和水利等，改成每人管理ー个细分化后地区中 

所有的事务。44也就是说，在阶级对立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期，清 

王朝反而增加了伯克手中的权力。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清王朝 

政府又开始“卖官”，即将各伯克的官职标上价码出售。以上这些措 

施，让原本功能就不健全的伯克制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圣战，也让清王朝开始反省他们 

在回疆实行的民族隔离政策。清王朝注意到，他们之所以未能将叛 

乱防止于未然的ー个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出于实行民族隔离的考虑 

而将天山南部的防卫交给了换防兵，1830年的“玉素普和卓叛乱”之 

后，清王朝从伊犁调来三千名骑兵、从内地调来四千名士兵増派到 

回疆，从而组织起了新的军事体系。45

清王朝政府虽然从削減各省军费中筹措到了镇压“张格尔之乱” 

所必需的经费，但这说到底不过是一次临时性的措施。由于出现了 

全国性的財政困难，清王朝通过没收“圣战”支持者的家財，増加 

商业税收，改铸普尔钱，以图増加在当地的财政收入。但是以上措 

施，由于当地人口的流失，效果并不显著。于是，清王朝允许内地 

的农民移居到南疆，1832年在巴楚(Barchuk)建立了“户屯”。其后， 

清王朝考虑到维吾尔族人的利益，ー时决定放弃屯田，但是最终由 

于财政困难，两年后还是決定了在回疆各地建立内地农民（汉族、回 

族）的“户屯’’。



维吾尔族社会统治体系的重建

1864年6月4日，驻扎在新疆库车的清军中的回民士兵，认为清 

王朝因为担心“西北回乱”蔓延到新疆而在计划着对他们进行屠杀， 

所以先行发动了叛乱。库车的维吾尔族居民随之趁机起事，他们推 

举伊斯兰教的指导者“和卓”为领袖，将事件迅速转换为ー场针对“不 

信仰者”（をル0 的“圣战”，并在数日之内先后攻占了赛里木、拜城 

两座城池，之后又攻下了回疆地区的两座大城—— 阿克苏和乌什。

以此次库车事件为起点，新疆各地的穆斯林纷纷起事。与库车 

事件不同，参加者们从最初就将攻击目标定为“不信仰者”，即让起 

事具有了伊斯兰教“圣战”的性质。从组织特征上来看，各地的“圣 

战”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由回民所发动的叛乱；（2)由伯克领导 

的起事；（3)由伊斯兰指导者领导的起事。到了 11月间，在伊犁将 

军驻扎的北路的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居民也起事并占领了伊宁。至 

此，清王朝的新疆统治体系己经全面崩溃。

伯克制带来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也是让当地维吾尔族民众参加 

1864年起事的ー个原因。46但是，维吾尔族不是ー个单纯的阶级集 

团，当时能够统合整个维吾尔族社会的只有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居 

民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认同都无法摆脱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正是因为 

如此，各地起事才会都变成了“圣战”。而正是因为“圣战”这个名 

义，1864年的起事才能够很快就聚集起大量的支持者，能够在短时 

间内取得巨大的胜利，这在19世紀中期的维吾尔族社会里，也是ー 

种具有必然性的现实。

但是，也正是因为起事的这ー性质，在清王朝的统治体系彻底 

崩溃、圣战的目标消失以后，维吾尔族社会便开始分裂成各种不同 

的势力。各种势カ经过数次拼搏，最终库车的和卓政权占领了库 

车、阿克苏和叶尔羌地区，斯迪克伯克（S id ikB eg)占领了喀什噶尔 

地区，哈比甫•哈吉（H abibG haji)占领了和田地区，他们分別在这



些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这一点也说明，当时在居住于各个不 

同绿洲、属于不同的伊斯兰教宗派、沒有ー个独自统ー的行政体系 

的维吾尔族社会中，还沒有形成ー个可以统合所有维吾尔族居民的 

民族意识。

1865年 1月，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布素鲁克汗•和卓 （ Buzurug 

Khan Hoja)从浩罕回到了回疆，一说是他此行是因为受到了浩罕将 

军阿古柏•伯克 （ Yaqub Beg)的胁迫。47挂着司令官名义与和卓一 

起来到喀什噶尔的阿古柏•伯克，一直是ー个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 

人物。此次他趁乱入侵之后，以其独特的军事才能和毒辣的政治手 

腕，首先彻底消灭了残留在回疆境内的清王朝军队，之后又先后杀 

害或驱除了以布素鲁克汗•和卓为首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所有成 

员，1866年 12月消灭了和田的哈比甫•哈吉政权，1867年6月消灭 

了库车的和卓政权，并杀害了它们的领导人，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统 

治的包括七个城市地区的政权（设從心/ie r)。48

阿古柏

阿古柏本人井本非维吾尔族，他之所以能够统治维吾尔社会达 

十年之久，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所实施的伊斯兰教政策上。

阿古柏•伯克常常装作虔诚的穆斯林，据说是“不做礼拜就一歩 

不动”，到各地出访时也一定要给伊斯兰教学校的学生和清真寺的阿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匍们捐献金钱和衣物，即使侵略各地时，也一定不忘前去参拜当地 

的圣人麻扎（墓地)，还修缮了他自己破坏了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 

的麻扎。除此之外，他还在各地设立宗教裁判所，提高了阿訇的社 

会地位。49阿古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伊斯兰教这条管道消除 

维吾尔族人对于自己的不信任和反感。这种做法收到了一定成效， 

维吾尔族社会中的一部分阿訇，最后变得积极协助阿古柏•伯克政 

权。但是，阿古柏•伯克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使用了卑劣的手段，消 

灭了在维吾尔族社会活跃了三百年的和卓家族，还对当地的维吾尔 

族人进行残酷的屠杀，50将政权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位置都交给自己 

从浩罕汗国带来的人物担任，这些都引起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强 

烈不满。

阿古柏•伯克统治维吾尔族社会的时期，也是帝俄和英国势カ 

开始侵略新疆的时期。事实上，当初由清王朝统治的新疆，曾经起 

到了两大帝国主义势カ之间的缓冲地带的作用。但是，当1864年的 

穆斯林起义使新疆变成ー个独立政治单位后，俄国和英国都开始趁 

机涉足这一地区。阿古柏•伯克为了取得统治维吾尔族社会的合法 

性，一面开始向奥斯曼帝国寻求支持，同时还开始接近企图由印度 

北上的英国势力。1870年和1873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向喀什 

噶尔派遣了以T.D.弗西斯(T.D. Forsyth)为团长的使节团，答应向 

阿古柏•伯克提供军事援助，因此得以在1874年与阿古柏政权签订 

条约，取得了在天山南部地区进行自由通商的权利、居住的权利、 

最恵国待遇和治外法权。而俄国在1871年5月，借着‘‘替清王朝恢 

复统治”的名义消灭了伊犁地区的穆斯林政权，在占领伊犁河谷地区 

之后，于1872年派遣了以卡乌里巴鲁大尉（K au lB ars)为团长的使节 

团，与阿古柏•伯克签订了条约，得到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但一直没 

能够得到的天山南部的自由通商权、低关税和驻扎通商代表的权利。51

英国甚至一度通过外交渠道，试图强迫清王朝承认阿古柏•伯 

克政枚。52恰值在此期间，清王朝又遇到了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



事件。在遭到西方列強侵略的同时，又受到了在清王朝看来曾经是 

东方小国的日本的侵略，这ー现实给了清王朝政府以极大的冲击， 

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必须強化中国东南海防的声音。但是由于要向外 

国支付战争赔偿和国内频繁用兵，清王朝陷入了深刻的财政危机之 

中。在这种情況下，清王朝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应该收复新疆，展 

开了ー场大争论，这就是所谓的“海防•塞防论争”。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论争，几乎都是围绕着欧洲列強势カ对新 

疆的侵略和渗透究竟能给中国带来多大威胁这ー问题所展开的。直 

隶总督李鸿章认为，从地政学上来看，新疆始终逃脱不了俄国和英 

国的威胁，清王朝政府毎年花费数百万两的银子来保卫广大的沙漠 

地带实在是不合算，主张“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防不 

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53

针对这种意见，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则主张应该同时重视西北 

边疆的陆上防御和海上防御，对于中国来说，俄国与英国同样、 

甚至是比英国还要危险的国家，强调“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 

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54清王朝皇帝 

最后同意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1876年（光绪ニ年)，清军在左宗棠 

的指挥下开始了收复新疆的战争。到了 1877年12月，清军就已经收 

复了除伊犁地区之外的新疆全境，阿古柏•伯克本人也自杀身亡。55 

从阿古柏政权手中收复新疆的战争结束以后，清王朝政府又通过与 

俄国政府的长期交渉，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之后，于1881年收回了 

伊犁河谷地区。

清王朝总结以往在统治新疆政策上的失败，于1884年在新疆导 

入了与内地相同的省制。随着省制的导入，新疆全境被编为与内地 

同样的道、府、州、县，清王朝事实上废除了包括伯克制在内的传 

统统治体制。然而，“新疆建省”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还说明了 

以下事实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中，清王朝已经无法只从 

内政的观点出发考虑新疆的存在意义。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



过去的那种思想和由此而来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制造一个同时具有 

民族和国家性格的双重政治构造，对汉族和周边的民族集团实施民 

族隔离，让内地的汉族居民和周边的民族集团互相牵制，从而让他 

们能够顺利统治整个中国。

小 結

清王朝当年在新疆所建立的统治体制，并不仅仅是针对新强， 

而是从作为ー个非汉民族统治整个中国这ー实际情况出发而建立 

的。所以，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看做是满 

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他们与汉族社会接触，将维吾尔族民众居住 

的回疆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族民众向这里移居，其目的就是 

为了将维吾尔民众也纳入到为牵制内地汉族民众而建立起来的藩部 

体制里。因此，清王朝明文规定当地居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 

中华文明向这些地区传播，并且通过各种制度，明示或暗示当地的 

民族集团 ：他们与汉族不同但却与满族是ー个利益共同体。虽然清 

王朝为牵制内地的汉族民众而设下了各种繁杂的政策制度，成为它 

能够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让 

维吾尔族民众实际上身处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之间的夹缝之中 

的制度和政策，同时也坚决地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 

国国家的意识。

“新疆建省”，具有将新强从ー个满族的军事自治领重新定义为 

中国国家领土一部分的性质。汉族官僚从此可以成为新疆的最高行 

政和军政首长，许多汉族官僚被清王朝政府派往新疆各地，政府还 

积极推进内地汉族农民向包括回疆在内的各地区移居。这样，维吾 

尔族等新疆当地民族集团的性质也就从“满族皇帝之民”变为了中国



国家之民。为了培养当地民族的中国人意识，清朝在各地建立了官 

费学堂，同时强行推动维吾尔族人学习汉语，由此开始了新疆的内 

地化和维吾尔族民众的中国国民化进程。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疆建省”以来清王朝做出 

的这些努力，在欧美和日本等许多国家早已完成国内政治统ー、转 

型为国民国家的时代，在一个面对欧洲文明的扩张，中国对于周边 

民族来说己不再是唯一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文明中心的时代，不能不 

说己是为时过晚。此前百余年中由他们自己培植起来的维吾尔族只 

属于清王朝、而与汉族不是ー个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已经变成ー个 

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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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起源

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发生形态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首次发生在1933年。历史上的每个事件 

固然会有它偶然性的一面，但是从未有过先例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 

动为什么能够突然动员了大量民众，并在新疆境内许多地方同时展 

开？这些事实只能说明，近代新疆社会里的确存在着诱发民族问题 

的因素。

本章聚焦于近代新疆的社会结构，通过分析诱发东突厥斯坦独 

立运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发现产生独立运动的思想起 

点，探讨支撑运动的思想体系，并且在分析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 

运动的组织特征的基础上，厘清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

第一节“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体系 

“东突厥斯坦”

众所周知，“突厥斯坦”的意思就是“突厥人的地方”，通常被划 

分为属于中国领土的东突厥斯坦和属于前苏联领土的西突厥斯坦两



个部分。但实际上，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原本是表 

示地理概念的“东突厥斯坦”的内涵都并不明确。

所谓空间上的不明确，就是因为“东突厥斯坦”有时被用来指新 

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有时被用来指包括新疆东部的 

哈密盆地在内的地区，而有时又被用来指新疆全境。所谓时间上的 

不明确，就是因为过去对于“东 突 厥 斯 坦 Tmゆ/Jto/i )这个词 

语何时才出现在维吾尔语中，一直没有ー个明确的说法，而某些文 

献，甚至将突厥居民迁入前的新疆也称为“东突厥斯坦”。

虽然1878年在伦敦出版的《阿古柏•伯克传》（7加L砟 q/Tflfawfe 

Beg) , 己经把新疆南部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 （ Eastern 

orC hineseT urkestan)，1但我们注意到，维吾尔族历史学家毛拉- 

穆萨•塞拉米 （ M ollaM usa Sayram i)在他1908年完成的《伊米德史》 

(re riit/t-i 沿ぬm fJi)中依然将这个区域称为“蒙兀尔斯坦或七城地区”

2又有资料证明，直到20世纪20 

年代初，维吾尔民众还没有将这个地区称作“东突厥斯坦”。在ー份 

批判维吾尔族国会议员的文件—— 《北京政府时代之新疆议员》中， 

维吾尔族作者自称为“南疆人”（新疆南部的居民)。3以上这些都能 

说明，即使对当地的维吾尔人来说，“东突厥斯坦”这一地名也是ー 

个进入近代以后才被接受的“外来语”。

到了 1930年代，维吾尔族人开始大量使用“东突厥斯坦”ー词， 

这应该与当时幵始出现“东突厥独立运动”有夫。据日本学者新免康 

介绍，1933年9月，吐鲁番叛乱的领导人在寄给英国驻喀什噶尔领 

事馆的书信中，谈到了“东突厥斯坦”和“西突厥斯坦”的现状。4事 

实上，英国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生过程中扮演过“不光彩 

的角色”，5这与英语中“东突厥斯坦”一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渗透是否 

具有关联性，还有待今后继续研宄。在1933年11月16日的东突厥 

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机关报《独立》上，已经有了这样的表迷： 

“我们的口号是‘东突厥斯坦是东突厥斯坦每个人的东突厥斯坦’。



……我们不用他们[汉族]的语言和地名。”6经过第一次东突厥斯坦 

独立运动，“东突厥斯坦”这个地名终于渗透进了维吾尔语中。也正 

是从这种表述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的意识最初就 

是基于批判其他民族的压迫，以及主张自己的民族意识和领土意识 

的目的而产生的。而这种民族意识和领土意识的产生，当然与维吾 

尔民族在自我认识上的变化有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东突厥斯 

坦”意识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间在思想上的关联。

“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和“泛突厥主义”

1880年代，也就是清王朝实行“新疆建省”的前后，随着平定阿 

古柏•伯克政权之后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俄国获得俄国商人 

在新礓地区完全免税和允许“以货相易”、“以各种货物抵账”等特权 

之后，7维吾尔族社会与俄国（实际上是鞑靼商人）之间的贸易迅速扩 

大，出现了因从事エ商业、尤其是商业而致富的巴依（&町，富人)， 

也就是エ商业资本家阶层。与此同时，随着维吾尔族社会与外部、 

尤其是外国之间交流逐渐扩犬，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ー场近代 

文化启蒙运动。

“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是19世紀末由“开始对自己的民 

族认同抱有深刻的危机感”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和“一部分宗教人 

士 ”所开始的以普及新式学校教育（ ぬ出0 —— 除伊斯兰教育之 

外，同时教授历史、地理、数学、化学等近代科学知识—— 为中心 

的运动。8而从经济上支持这场运动的，就是上述从事エ商业而致富 

的巴依即エ商业资本家阶层。

“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最早开始于天山南部维吾尔族 

社会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喀什噶尔地区。根据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的 

回忆，1883年，在位于喀什城市北面约20余公里处的阿图什县的 

依克沙克地方，著名的エ商业资本家胡赛因•穆萨巴约夫 （ Husayn



M usabayow)和巴乌东.穆萨巴约夫 （ Bawudun M usabayow)兄弟倡议 

开办了维吾尔族社会第一座新式学校。“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 

在1910年代迎来了高潮。例如，到麦加朝觐的知名阿訇阿不都卡迪 

尔•大毛拉(A bdukadirD am ulla) ,经土耳其和埃及回到喀什噶尔后， 

于1912年在喀什城里办起了当地第一座新式学校。9在此前后，伊 

犁、吐鲁番、奇台、哈密、库车、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族社会里都 

陆续建起了新式学校。^

在许多维吾尔研宄文献和老一代维吾尔族人的记忆当中，近代 

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当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内容，是运动中盛行的“国 

外留学”和“聘请外国教师”风潮。其实，这里的“外国”基本上只限 

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而且还要注意到，这里关子“国家”的表述 

方式也并不确切。因为去俄国留学的维吾尔族人并不是去俄国接受 

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而是全部集中在俄国的喀山地区，从俄 

国招聘来的教师也全都是喀山地区的鞑靼人。11

由于从喀什城里被招聘前来任教的教员出身于传统的宗教学 

校，无法满足新式学校的教学需要，穆萨巴约夫兄弟就送七个维吾 

尔族青年到与自己有贸易关系的俄国喀山地区去留学。这些人回国 

之后，又回到依克沙克学校，扩大了学校的教育规模，井根据当时 

喀山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制订了学校的教 

学内容。据说到了 1892年，由穆萨巴约夫兄弟派遣到俄国和土耳其 

去留学的人员己达到50名以上。穆萨巴约夫家族负担了留学的全部 

费用。12

日本研宄伊斯兰问题和当年苏联民族问题最著名的学者山内昌 

之曾经指出：“在19-20世紀初期的鞑靼社会中，学校教育的改革 

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通过这ー改革，喀山在“ 1905年革命后 

成为俄国穆斯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伊斯兰世界中扮演着并不亚 

于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的角色”。13这一点，对于理解近代 

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维吾尔族社会之所以



加深了与鞑靼社会之间的交流，是因为在作为“被统治民族”而寻 

求民族的未来出路的问题上，这两个社会具有相似的地方。而在这 

个问题上获得一定成功的鞑靼社会，可以向维吾尔族社会提供ー个 

现成的榜样。

作为唯一一个由突厥人主导的独立国家，土耳其在近代维吾尔 

文化启蒙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疆南部的新式学校曾经聘 

请过许多土耳其人教师，这已经被很多维吾尔族人士的回忆录所证 

实。在土耳其留过学的维吾尔族人在启蒙运动中也非常活跃。14为 

了提高教育质量，巴乌东•穆萨巴约夫先后从土耳其聘请了阿巴拜 

克里(A babakil)、艾哈迈提•卡玛尔（A hem etK am al)、阿布都拉赫曼 

(A buduR ahim)、穆凯莱（M ukal)等人来校任教。阿巴拜克里于1905 

年回国后，艾哈迈提•卡玛尔成为中心人物。应巴乌东•穆萨巴约 

夫的请求，艾哈迈提•卡玛尔于1907年在依克沙克办起了维吾尔族 

社会第一座师范学校。15但是，又有其他人认为艾哈迈提•卡玛尔是 

因为受到穆萨巴约夫家族的邀请，于1913年3月来到喀什噶尔地区 

的。当初的设想是在喀什城里建立师范学校，但是因为受到守旧势 

力的反対，才把校址改在了依克沙克，该师范学校于1913年4月19 

曰开学。16

应穆萨巴约夫家族的邀请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办起师范学校的艾 

哈迈提•卡玛尔在学校中，教育学生们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才是他们 

的领袖，教学生们演唱土耳其的进行曲，其教育内容具有強烈的泛 

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世 

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唤醒当地的 

维吾尔族居民的“突厥人”意识，让他们感到对于“突厥人同胞”的责 

任，支持“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奥斯曼帝国。17在土耳其留过学的伊 

犁的麦斯伍德•赛布里，也在新式学校里教育学生说：“我们的祖先 

是突厥人”。18



1930年代喀什城内

毫无疑问，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奥 

斯曼土耳其和喀山鞑靼社会。“鞑靼突厥和奥斯曼土耳其，都是近代 

突厥民族主义的发祥地。”19“近代突厥民族主义”就是所谓的“泛突 

厥主义”。特別是诞生于鞑靼社会的“泛突厥主义”，将加强突厥民族 

之间的团结，以使“被压迫”的突厥民族能够得以在近代国际社会继 

续生存发展为目的。20许多维吾尔族人正是通过与这两个地区的交 

流，接受了泛伊斯兰主义，尤其是泛突厥主义的強烈影响。

1933年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发生的时候，具有留学土耳 

其经历的阿图什的新式学校的教师动员学生支持运动。21从这个事 

实中就可以看出有着土耳其留学经验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与现代维 

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 

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员，后来大都成为了东突厥斯坦 

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这也可以说明两个运动之间的思想联系。



第二节第一次独立运动

独立运动的原点

1931年3月的“哈密起义”，拉开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的序幕。哈密起义的导火索是当时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出于扩张 

权カ目的而推行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以前由清政 

府任命的维吾尔族“王”，将属于王府的维吾尔族农民編入由普通官 

吏管理的地方行政体系。因为此前维吾尔族农民己经为争取废除“哈 

密王制”而先后举行过两次起义，所以可以说这一行动原本是顺应维 

吾尔族农民要求的。但是，这件事不仅让过去与王府有关系的人丧 

失了政治特权，又因为政府所派军队压榨当地民众，加之汉族移民 

的不断増加，威胁到了一般维吾尔族农民生活的安定，22从而引起 

了维吾尔族社会上层以及一般民众的普遍不满。

从参加起义者杀害了全部汉族移民一事，可以看出哈密起义从 

ー开始就带有“反汉”的性质。若干当事者的回忆文章，指出起义指 

挥部的组成人员都是与旧王府有关系之人。具有不同目的的两个阶 

层，能够在反对汉族人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事实说明：对于当时的 

维吾尔族社会来说，当时，相比起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来，民族之 

间的抗争显得更加重要，也更有感召力。23

事实上，在20世紀30年代由各地维吾尔族人所掀起的民族运动 

中，从最早的“哈密起义”，直到运动逐渐扩大至天山南部之前，都 

没有出现“东突厥斯坦”ー词。前文己经提到，哈密地区有时并不包 

括在“东突厥斯坦”的概念之内。这一地区位于中国内地与新疆南部 

维吾尔族社会之间，因这种地理位置能够与中国内地频繁交流，移 

居到这个地区的汉族人的人数也无疑多于其他地区。24因为有这种 

历史和社会背景，当时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居民，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具有“东突厥斯坦”的意识，确实值得怀疑。



然而，和哈密地区相比，新疆南部基本上是ー个完整的维吾尔 

族社会。从参加运动者提出的“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故乡，当然要变 

其为突厥人的地区”，25和把“经过长年累月而弄脏我们的土地”的汉 

族人“赶回他们老家去”这些具有強烈独立意识的口号中可以看出，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生和部分维吾尔族人強烈的领土意识有 

夫。26因此可以确定，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 

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最 

基本特征，就是攻击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

运动的组织特征

关于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来自于 

敌方的攻击，还不如说是运动内部上层之间的对立。1934年5月，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和加•尼亚孜（H ojaN iyaz)与新强省 

政府达成协议，拘押了总理沙比提•大毛拉（Saw utD am ulla)和司法 

部长并将他们交给了新疆省政府，使“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 

省政府军还没有到达喀什噶尔之前就己经崩溃。在此意义上，和加- 

尼亚孜才是埋葬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和加•尼亚孜和沙比提•大毛拉同样都是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首脑，事实上分别指挥不同的集 

团。“哈密起义”的领导人和加•尼亚孜指挥着由来自于新疆东部的 

哈密和吐鲁番地区的起义者组成的、逐渐向西面喀什噶尔地区败退 

过来的部队，而沙比提•大毛拉则领导着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和田 

到喀什噶尔这一地区为中心展开的、以建立民族独立政权为目标的 

民族主义集团。沙比提•大毛拉才是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 

精神领袖。

因为在这两个集团中，都有出身于吐鲁番的人和伊斯兰教人 

士，所以无法完全以地域或宗教意识来判别两个集团的性质。沙比



提•大毛拉出身于喀什噶尔地区的阿图什，既是宗教人士同时又是 

在土耳其等地留过学的一位“接受了近代教育和政治洗礼”的维吾尔 

族知识分子。27据称，追随他的人也多是“到外国留过学的青年”。28 

所以，可以说沙比提•大毛拉的集团是以接受过近代教育的维吾尔 

族知识分子为核心形成的集团。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 

和参加者，这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这 

个特征同时也反映出了独立运动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间 

的传承关系。

被称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之父的沙比提•大毛拉，曾 

在给印度伊斯兰青年组织的信中，坦率地承认维吾尔族社会的现状 

严重落后于国际社会。29“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采 

用“共和制”，政府的运作形式采用“合议制”，这些主张都被写进了 

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宣告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 

“建国纲领”里。30但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国纲领里 

还明确提出：“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必须是熟知古兰经与现代科学之 

人”，31就是说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没有提出实行政教 

分离。从这个“建国纲领”中还可以看出，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 

动的政治理想中，除了有消灭来自于汉族独裁者的民族压迫、脱离 

中国的主张之外，也有推动维吾尔族社会实现近代化的部分。这也 

同样反映了独立运动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间的思想传承 

关系。

受到“哈密起义”的鼓舞，新疆南部，即南疆各地也相继发生了 

“起义”。从这些“起义”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人士的推动作 

用，以及“伊斯兰圣战”精神对起义参加者们所起到的鼓舞作用。曾 

在“起义”指挥部任职的一位人士回忆说，在“吐鲁番起义”时，从指 

挥部人员到一般参与者都充满了伊斯兰宗教热情。32据说在“和田起 

义”前，沙比提•大毛拉用“伊斯兰圣战”的理论动员和田地区的维吾 

尔族人。33“谨遵古兰经”也被明确写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的建国纲领当中。34尽管时日不多，但正是因为这种与伊斯兰教的 

关联，让各地的起义队伍都曾经一度统ー于这个“共和国”之下，这 

是ー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要通过“伊斯兰圣战”的ロ 

号进行统一，是因为“起义”的参加者原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 

地区，虽然在反対民族压迫的层面上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但各个阶 

层在参加运动的动机和目标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特別是由于各地 

区的居民大多从事着自给自足的绿洲农业自然经济，各个绿洲之间 

的対立造成了维吾尔族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地域意识。35另外，在各 

地“起义”中还能够看到来自苏联、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的身影。因 

此，要想在政治上统ー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 

只有“伊斯兰圣战”的“大义名分”才能够将所有的人凝聚在一起， 

这完全是由当时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所決定的。利用伊斯兰教的名 

义动员民众，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第二个重要的组织特征。可以 

看到，不仅在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时期，以后历次运动出现 

时，组织者也都是通过“伊斯兰圣战”的口号来动员民众投身运动， 

通过伊斯兰教的管道来谋求统一参加独立运动的各种政治势力。

第三节新疆地区社会的民族压迫

政治上的不平等

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发展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过程 

证明：正是接受国外近代思想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影响的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所抱有的民族危机感，成为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 

动萌发的原动力。这种民族危机感，来源于民族所处的社会现状。 

20世紀前半期新疆社会中存在的民族压迫问题，就是促使东突厥斯



坦独立运动萌发的最直接的原因。

一位学者把19世紀后半期以前的维吾尔族社会与中央政府的 

关系定义为“朝贡国与宗主国的关系”。36这种定义有其不恰当的一 

面，但是毫无疑问，清政府曾经给予维吾尔族社会一定的自治权 

利。然而，在清朝收复新疆，尤其是1884年实行“新疆建省”以后， 

维吾尔族社会独特的官僚制度—— “伯克”制度被废除，维吾尔族社 

会被納入到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之下。随之，大批的汉族人作为官僚 

和移民等进入了新疆，也进入了维吾尔地区。37

根据中华民国内政部1928年的国情调査，新疆当时的总人口为 

2,551，741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7 0 % , 汉族人口不到10%。38但 

实际上维吾尔族的人口可能更多一些。根据崛直的计算，1940年维 

吾尔族人口总数为2,941，000。如果利用崛直给出的计算数据做进一 

步测算的话，当时的汉族人只有234,715人。39不论这个推算正确与 

否，新疆当时的汉族人口极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汉族人， 

许多都是官僚、军人或商人，新疆地区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 

实权基本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40

中华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实权掌握在汉族人手中，这一点从当 

时的行政结构和官员的民族结构中就可以看出。进入中华民国时期 

之后，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统治新疆的大都是同时兼任行政长 

官（省长）和军队最高指挥官（督办)、坚持“闭关自守”方针的汉族出 

身的军阀独裁者。省政府机关的四厅ー署（民政厅、財政厅、教育 

厅、建设厅和外交暑）的首长也全都是汉族人。41由于他们把新疆变 

成了与中央政府及内地几乎隔绝的“桃花源”，42新疆最高领导人的 

更替都是通过在新疆内部的暗杀和政变才实现的。但是就是在这数 

次政权的交替闹剧中，维吾尔族人也没有能够扮演任何角色。

在地方行政体系中（8个行政区59个县)，同样几乎看不到出身 

于当地民族的人的身影。在新疆南部，尽管维吾尔族人口的比例达 

到当地居民总数的95%，43但是在1912-1922年之间，出身于维吾尔



族的行政长官、县长却只有一人。44“谁有权利说：一个民族应该受 

少数人的黑暗的压迫？谁能承认，ー个民族不应去争生存？站在整 

个中华民国的立场上，根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立国的精神去说，新 

疆脱离中国独立于新疆民族并无好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不能怨 

恨新疆民族。”正如当时两位记述了第一次东突厥独立运动发生过程 

的知识分子所指出的那样，在分析发生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原因 

时，不能忽视当时各个民族在政治上不平等的情況。45据前文所述 

及的《北京政府时代之新疆议员》一文，1921年从新疆选出来的20人 

的国会议员中，只有3人是维吾尔族人，而且还都是由省长杨增新 

挑选出来的傀儡，他们是否能够代表维吾尔族的利益，以及他们个 

人的政治能力，当然要受到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怀疑。46更令人惊 

讶的是，1915年新疆选出的40名国会代表中，居然没有一位维吾尔 

族人。47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在新疆地区社会中，作为当地的 

主要居民的维吾尔族完全被排除在了政策制定集团和政策决定过程 

之外。

经济梓取与文化同化政策

然而，掌握了新疆地区社会中政治主导权的汉族政治上层， 

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进入民 

国时期后，新疆的经济状况和清末时期相比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近代エ业和交通事业仍然不发达，48绝大部分的エ业品都依赖 

由国外进ロ。491921年，一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曾经如此批评统治 

当局：“进入民国时期后，新疆的最大变化仅仅是在信中写上中华 

民国某年某月，而就是这一点，我们维吾尔族人也是从汉族人那 

里学到的。”5°

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尚且每年拨给新礓省政府约300万两的补 

助经费，即“协饷”，51但进入民国时期后，连这种补助经费都己不



复存在。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第一任新疆省长杨增新采取了增 

加税收、超额发行纸币、振兴实业、开垦农田等措施。52但“振兴实 

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53最终只能是通过对当地人民的榨取以 

寻求出路。从1912年至1915年，新疆发行了6,232,800两没有准备 

金的纸币。54与1884年“新疆建省”时相比，1915年新疆的农业税收 

中，对小麦的税收増加到2-3倍，对玉米的税收增加到2-5倍，对饲 

料用草的税收更是增加到了 19倍。55

地方官僚利用特权掠夺维吾尔族居民的情況也屡见不鲜。56省 

政府的部门首长希望降职到地方上去任县长的奇怪现象，就反映出 

直接管理民众的县长可以从居民那里榨取更多财富的行径。57当时 

的官僚们留下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很多通过征税来进行掠夺的方 

法。58尤其是新疆南部的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叶城等维吾尔族 

聚居地区的县长职位，被认做是“肥缺”。这让人很容易就能够想象 

到汉族官僚们对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的掠夺。

直到1933年之前，新礓省政府一直实行强制维吾尔族人进入汉 

语学校（学堂）接受教育的政策。这种教育，原是清王朝为了让维吾 

尔族居民放弃不同风俗习惯，接受中华风习而开始的，其中原本就 

隐藏着对维吾尔文化的歧视。59这种民族歧视政策，助长了住在新 

疆的汉族人的优等民族意识。1930年代ー个由苏联人所作的新疆调 

査报告中记载，尽管一个汉族老人过去在维吾尔族人地区生活了 50 

年，却完全不会说维吾尔语。60汉族居民无视伊斯兰教徒对偶像崇 

拜的反感，在各县政府所在地修建佛教寺院、孔庙、关帝庙等，在 

维吾尔族地区中也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社会。61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中严重存在的民族歧视和 

民族压迫，自然引起了维吾尔族居民对汉族居民的民族仇恨。很多 

维吾尔族人，“认为统治自己的汉族官僚都是些只知道剥削和屠杀的 

恶魔，而汉族人也全都同样是恶魔”。62就这样，维吾尔族居民对汉 

族居民的民族反感，形成了当时新疆最主要的社会対立问题。



第四节双重结构的新疆社会与 

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

地域社会与民族社会的双重结构

在新疆南部，很多地方都是由ー块绿洲成为ー个县。县长职高 

权重，负责征税、城市与道路建设、指挥警察维护治安及法律审判 

等。63但是，当时由省政府任命的官僚体系只到达县ー级。因此， 

县级行政成为国家官僚行政体系与维吾尔族社会的连接点，县级以 

下的行政运作和公共管理只能依赖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在当时的 

维吾尔族社会里，县级以下的公共管理体系主要划分为基层行政组 

织、水利管理组织和宗教审判所等。

由于当时迁居到新疆南部的汉族居民大概只有3,000人，64从这 

个数字中可以推测出当时维吾尔民族社会的传统结构基本上没遭到 

破坏。但是，从下图可以看出，由于当时汉族人几乎掌握了地域社 

会中的所有行政资源，维吾尔族人实际上是生活在ー种由新疆地区 

社会与维吾尔民族社会所构成的双重结构的社会之中（图2-1 )。

能够让我们全面了解20世紀初到30年代维吾尔族社会结构的 

资料为数极少。以下主要根据1930年代初期苏联人在喀什噶尔地区 

所作的调查和1950年代初的调查资料，以及维吾尔族居民自身的回 

忆，尝试复原1900年代前期的维吾尔农村社会体系。

当时维吾尔族人口中有9 0 %的人从事农业。各地称呼多少有所 

不同，但在各种资料中可以确认存在伯克（也被称作明巴什， Mfng 

即千户长）、乡约（也被称作玉孜巴什， 即百户 

长)、米拉甫(Mt>印，管理水和水利設施的人)、克里克巴什(沿;^ 

四十户长)、喀孜（沿如，审判官）、阿里姆UW m，学者）、拉 

伊斯(/to匕执法官）等职位名称。这些职务进一歩被分为行政、水 

利管理、审判三个系统，构成维吾尔农村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



省一省长

区—— 行政长官

•县 —— 县长

1 杨增新（1912-1928)

2 金树仁（1928-1933)

维吾尔民族社会 村 — 利

由汉族人组成的 

地区社会官僚体系

米拉甫

『乡 —— 乡长 米拉甫  阿克萨卡尔集团

长 克 里 克 巴 什 阿 克 萨 卡 尔 集 团

来源：笔者制作。

在行政方面，乡的行政长官是伯克，村的行政长官是乡约，其 

职务主要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征税。

为管理水利设施和分配农田用水，县和乡各设一名“米拉南”， 

村设1-2名“克里克巴什”。但乡的米拉甫由县的米拉甫任命，克里 

克巴什由乡的米拉甫任命，这样就形成了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水利管 

理系统。65这种公共管理体系构造上的特点，是因为水利在“灌溉农 

业社会”的维吾尔族社会中的重要性而形成的。66

“由县长审理的犯罪事项是杀人罪、危害国家罪、渎职罪、政治 

犯罪等。”67此外的民事案件、婚姻、遗产、财产、土地买卖等委托 

给伊斯兰法院—— 沙 里 亚 法 庭 幼 a r ia)，依据伊斯兰法律 

沙里亚来审判定罪。在喀什噶尔的托古扎克乡，有由3名喀孜、1名 

学者、16名拉伊斯组成的沙里亚法庭。68这个法院也审理维吾尔族 

人与汉族商人之间发生的民事诉讼。有汉族商人埋怨说，由那里做

图 2 - 1 新疆社会构造图

维吾尔族人



出的判决，一定是对维吾尔族人有利的。69可见，伊斯兰教在精神 

层面上无疑起到了凝聚维吾尔民族的作用。

有趣的是，尽管清王朝在1885年12月已经正式废除了伯克制 

度，但在民间，乡级行政的长官仍被称为“伯克”。另外，以“米拉 

南”作为长官的水利管理系统也从16世紀以来就一直存在。7°从这里 

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管理体 

系，即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维吾尔农村中依然存在。

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存在ー种特殊的“等分制地租制度”。其 

内容，就是将悃农向地主交纳的地租等分为谷物与劳役地租两个部 

分。71这个制度的目的，明显在于使地主确保劳动力，地主也因此 

可以将更多的农田置于自己直接经营之下。比起从悃户手中收取地 

租来，地主更乐于直接经营更多农田的理由是，在绿洲农业中存在 

一个灌溉用水量的问题。

一位维吾尔农民在耕地



灌溉用水的使用量，基本上是根据每条河流所承担的农田总量 

之比例，由地区水利管理系统进行协商決定，首先是向各村，然 

后由各村向各农户进行分配。但在，在皮山县（G um a)的阿萨村， 

拥有全村土地总面积35.4%的地主，却使用了全村土地用水总量的 

47.37%。72与缺乏土地用水的土地相比，能确保用水的土地当然 

收成更多。也就是说，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普及的“等分制地租制 

度”，实际上是ー种让地主阶层能够确保生产资料的特权制度。因为 

除土地税之外，其他杂税的数额都根据土地用水量決定，所以一般 

认为，乡村所统计的地主的用水量可能比他们的实际用水量还要少 

很多。73这些事例，反映了在当时的维吾尔族农村社会中，地主阶 

层已经直接介入了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现状。

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这种介入是由于统治阶级之间的互相勾 

结。但仅从阶级的观点来简单解释的话，可能会抹煞维吾尔族农村 

社会的特殊性。我们注意到，疏附县（K axkarK onaX ahar)第一区第 

三乡的调査显示，在乡级11人的“阿克萨卡尔”中，有10人为“把土 

地租给他人自己获取地租”的地主。74这ー情况说明，在维吾尔农村 

社会中地主阶层向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介入，实际上是通过维吾尔 

族社会特有的“阿克萨卡尔制度”来实现的。

“阿克萨卡尔制度”与民族危机

突厥语中的“阿 克 萨 卡 尔 原 意 为 “白胡须”，也就 

是“长老”的意思。阿克萨卡尔的社会权威是基于社会惯例，由“世 

袭”或个人授受的方式产生的。75根据资料记载，疏附县第一区第三 

乡除乡级的11人的阿克萨卡尔外，各个村还各有4-5人不等的阿克 

萨卡尔，也就是说，乡与村都各自具有不同的“阿克萨卡尔”集团。

当时，阿克萨卡尔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为：推荐以 

“伯克”为首的各种公职的候补人，将上面摊派给乡、村的杂税和劳



役再分配给各村或各家各户，审理刑事案件，批准結婚、离婚、遗 

产继承等民政问题，以及管理土地买卖等。76虽说按照规定，担任 

行政、水利、征税等公职的人，是由居民选出后再由上级行政长官 

任命的，但向上级行政长官推荐的人选却是由阿克萨卡尔集团所决 

定的。而且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由一个阿克萨卡尔就任某职，其他 

的阿克萨卡尔担当助理。关于伯克、乡约的人名需要经过阿克萨卡 

尔集团内部的讨论之后再最后任命的习惯，在20世紀30年代初由 

苏联人所做的喀什噶尔农村调査报告中也有明确的记栽。77据此可 

以确认，在维吾尔农村社会中，“阿克萨卡尔”己经形成ー个利益集 

团，并且独占了所有的公职。

大多数的阿克萨卡尔都是地主。所以如果由阿克萨卡尔集团 

独占公职，行使公共权力，这在给予了阿克萨卡尔集团以管理维吾 

尔农村社会的正当性的同时，还保障了地主阶层独占生产资料的特 

权。因此，维吾尔农村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虽由行政、水利管理、 

审判三个系统构成，但由于阿克萨卡尔是作为ー个集团而存在，所 

以三个系统就不可能实现职权的完全分化。这更给作为个人的阿克 

萨卡尔扩大已有权限，以及给一部分地主在各个方面都能压榨民众 

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公共管理体系下，伊斯兰教职人员与阿克萨卡尔勾结的 

现象也特别明显。如阿克苏县第二区第三乡，约占总数42.4%的乡 

瓦哈甫地（穆斯林群众施舍给清真寺的土地）的管理权，被交给了不 

到全乡人口 4 % 的41户地主手中。78就这样，伊斯兰教一方面在地区 

社会的层面上变成了吸收维吾尔族社会对于汉族人掌握公共权カ的 

不满情绪的载体，但同时在民族社会内部，却成了维护地主阶层既 

得利益的工具。

ー项调查说明，阿克苏县第一区第五乡的24户地主中，有19户 

被认为是在进入阿克萨卡尔集团之后经济地位发生变化、成为了地 

主的。79所以可以认为，以阿克萨卡尔为核心的维吾尔族农村社会



的公共管理体系，实际上起到了促使维吾尔族农村社会中阶层分化 

的作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土地利用程度较高的地区， 

土地总数的72.4%已被占人口总数仅仅7.1%的地主阶层所占有。80 

另ー方面，由于丧失土地，大量农民变成“连与人平等地说话的权 

利都没有”的长期雇佣者，甚至有卖身成为奴隶的例子。81在部分地 

区，文盲率甚至达到％%。82由于在封建生产关系下经济差异的不 

断扩大，维吾尔民族己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最初意识到这种民族危机的，就是维吾尔族社会中的“新型知识 

分子阶层”和“一部分宗教人士”。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支持他们发 

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又是与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构造 

格格不入的新兴的エ商业资本家们。这个现象更加能够说明，“近代 

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之所以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维吾尔 

族传统社会结构的不安和不满。

因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了解20世紀初期维吾尔族社会中エ商 

业资本家阶层的真实情况。据部分维吾尔族人回忆，在19世紀末 

时，喀什噶尔、吐鲁番、伊犁、迪化等各城市已经汇集了一部分新 

兴的エ商业资本家。引人注意的是，出身于喀什噶尔地区阿图什的 

穆萨巴约夫家族同时将边境城市—— 伊犁作为了重要的据点，这说 

明他们的经济活动内容基本上是出口新疆南部生产的以棉花为主的 

农产品和进口外国的エ业品。这种与国外的接触，不仅让他们了解 

到维吾尔族社会的落后状况，同时也让他们有了与奥斯曼土耳其， 

尤其是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之间建立网络、接受泛突厥主义思 

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机会，从而为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 

蒙运动”，并为此后的“东突厥独立运动”找到了思想的基础。83



小 結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祥于奥斯曼 

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 

思想。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 

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 

人社会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维吾尔族社会的“新型 

知识分子阶层”、“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エ商业资本家们之所 

以要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危机意 

识。在当时新疆特殊的双重社会结构下，地域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 

民族歧视不断加剧；在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下，民族 

社会层面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危机意识。

由子“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 

间的这种思想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深受泛突厥主义思想 

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 

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动特征，就是攻击和 

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 

要的组织特征，就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为维吾尔族知识分 

子，形成这种组织特征的根源就在子“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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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形成这ー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部 

分，更是缘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只有“伊斯兰”的“大义 

名分”，才是维吾尔族社会中能够从政治上统ー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 

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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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办了新式学校。参照 Ibrahin N iy a z, “ A tux N a h iy e Iksahkantida  

yexinkizaman paniu muanpimng dunyaga kilixi."7





第三章

反日亲苏路线的表与里

盛世才的政治路线与新疆民族问题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会迪化再次发生了政变。这次政变的 

结果，是盛世才继金树仁之后成为了新疆的最高领导人。盛世才执 

政期间，在新疆提倡和推行他自己发明的所谓“六大政策”—— 反 

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的简称)、清廉、和平、建设。虽然盛世 

才在其《六大政策教程》中主张六项政策之间具有相互关联，1但是反 

帝、亲苏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路线，与此相比，其它各 

项都只不过是ー些具体的社会政策，从内容上来说，它们并不是同 

一个层次上的问题。1937年，一位在新疆调査并对盛世才的政策抱 

有好感的大公报记者曾经如此形容“六大政策”之间的关系：“反帝、 

亲苏像一个人的头，民平、清廉像人的身，和平、建设像人的脚。 

各有各的地位，各有各的用处。”2

20世紀30年代，正是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所以 

“反帝”就是“反日”。与日本相距甚远的新疆，为什么要髙举抗日的 

旗帜？而抗日路线，为什么有必要同亲苏路线结合在一起？为了搞 

清这些问题，本章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当年日本外务省外 

交档案，剖析当时新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同时以1933-1937年中



国和新疆的政局为背景，研宄盛世才之所以制定“反帝”和“亲苏”政 

策的原因和目的。

第一节近代日本向新疆的渗透

日本向新疆渗透的目的

对于新疆来说，当时是否存在着受到日本威胁乃至遭到日本侵 

略的可能？当时日本的新疆政策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性质？要想回 

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观察历史上日本与新疆之联系。

日本人开始关注到新疆是在明治时代后期。明治时代就有以下 

日本人到过新疆地区：

(1) 日本驻俄公使西德ニ郎（1880年）；3

(2) 大谷光瑞和橘瑞超率领的大谷探险队（1902、1908、1910年）；4

(3)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届学生波多野养作、村出贤次郎、櫻 

井好幸（1905年）；5

(4) 参谋总部的军官日野强和上原多市（1906年)。6

其中只有大谷探险队带有文化方面的目的，其余的人实际上都 

是奉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参谋本部之命，为收集情报进入新疆的。例 

如，据《进入中亚的日本人》ー书作者金子民雄的推測，日野强为了 

回国后向参谋总部报告而整理了三册《新疆旅行报告》。7

与日野强同时进入新疆的还有上原多市。8在日本所公开的档案 

中没有发现有关上原多市的资料，但是在中国文献中，可以发现清朝 

伊犁将军长庚于1907年在将军府驻扎地伊宁设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 

时，曾经任命“日本人原尚志”为军事教官的记载，由此可以知道，上 

原多市曾经使用原尚志这个中国名字在伊宁担任过军事教官。9



但是，挂着清朝军事学校教官名义的上原多市，实际上也是曰 

本军队的情报人员。笔者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资料中，发现了当时 

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副武官斋藤季治郎少将发给陆军参谋总长长谷川 

好道大将的一封电报。1(1其中有“据伊犁上原多市发回的电报得知， 

伊犁将军己死，在该地区俄国的行动目的是通过借款获得权利”的 

内容，同时，电报的左上角注有“陆”、“秘”、“禁止报纸刊登”的 

字梓。11据此可以确认，上原多市当时是携带着无线电联络设备在 

伊宁进行情报收集活动，并不断将其报告给日本军部的。另外，电 

报还提到1912年1月伊犁革命时伊犁将军之死，12从这一点可以推 

定，上原多市至少是从1906年到1912年之间，在靠近中俄边境的城 

市伊宁呆了六年之久。

在以上这些人的情报收集活动中，可以发现ー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他们都对俄国势カ向新疆的扩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集中 

精力研究其扩张程度和扩张内容。西德ニ郎虽到过新疆，但是只是 

到了伊犁地区。13而当时，伊犁仍处于沙俄军队占领之下。波多野 

等人的新疆调査，则是根据日英两国外务省的协议进行的：“为了对 

抗俄国対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争夺而建立起来的日英同盟关系，也 

在这里得到了体现”。14日野强走遍了以天山为界的新疆南部和新疆 

北部，最后经由印度回国。上原多市原来也打算秘密潜入俄国，但 

是因为失败而遭到拘禁。15另外，从大正初期的1916年到1917年， 

日本在乡陆军下士佐田繁治伪装成三井物产的职员，以商业调査为 

由驻在迪化。佐田繁治受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遣的原因，就是要 

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16作为其部下，三个日本艺妓曾经一段时间 

呆在塔城这座位于中俄边境的城市中。17

总之，日本人最初之所以进入新疆，都与俄国势カ在新疆的扩 

张有关。換言之，警惕俄国在新疆的扩张，是日本开始向新疆渗透 

的主要原因。



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与新疆

日本之所以不愿看到俄国势カ在新疆的扩张，是因为日本具有 

将在地理上与新疆相连的“满蒙”地区收入其势カ范围的企图，而如 

果俄国势カ向新疆扩张，必将对日本的这ー企图产生不利影响。

曰俄战争以后，在日本更进一歩向大陆扩张的过程中，日本陆 

军参谋本部曾经制定了ー份《俄国对满蒙及新疆之经营、第一号》的 

秘密报告。18这份制定于明治四十五年6月12日、目前收藏在外交 

史料馆的报告，是根据关于俄国在中国东北部、内蒙古东部（以上即 

日本当时所说的所谓“满蒙”地区）和新疆地区活动的最新情报而完 

成的。正如标题所示，从日本军方的角度来看，俄国在新疆的势力 

扩张是与俄国在“满蒙”地区的势カ扩张联系在一起的。

而“满蒙”地区，则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军方视为自 

己的势カ范围。事实上，从明治后期开始，尤其是申午战争以后， 

不论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军部，都开始积极追求日本在中国“满蒙”地 

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19从同时期参谋本部开始编制此种 

秘密报告、开始派遣情报人员进入新疆地区等一系列事情中也可以 

看出，日本军部认为俄国势カ在新疆的扩张威胁到了日本在“满蒙” 

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

根据当时日本政府的见解，所谓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和 

“特殊地位”，就是“日本根据条约在该地区所拥有的各种特殊权利的 

综合，加之邻接状态和地理位置以及至今各种交涉中自然产生的结 

栗”。20具体说来就是 ：对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的租借权， 

与满洲铁路相关的权利及在满洲铁路沿线地区的驻兵权和行政权， 

日本国民在“南满洲”的居住、往来和经营各种事业的自由，日本国 

民対“南满洲”土地的商用租借权、在蒙古东部的合办农业权，在“南 

满洲”的特定矿山和特定地区的经营矿业权，日本国民的治外法权。21 

事实上，这些权利大部分都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而从俄国那



里夺取过来的。因此不难想象，要想维持这些权益，其重要的课题 

就是防止俄国势カ在这一地区东山再起。

那么，在中国东北地区維持日本的“特殊权益”与防止俄国势カ 

在新疆的扩张之间具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日本外交 

史料馆所藏档案《内田外务大臣关于支那（蒙满）政策给伊集院公使 

的训令》一卷中的《阿部政务局长对支那（蒙满）政策概要•关于支那 

外交政策的纲领•大正元年稿》中找到答案。这份纲领首先指出： 

“往往有人主张所谓实现满蒙问题的解决就是获取领土，帝国应该割 

取南满洲及与之接邻的内蒙古东部，从而可以解决该方面的问题”。 

但是，《纲领》指出：“如果武断施行”，除了会遭到中国及其它各国 

的反対，导致日本財政困难以外，还会有如下一些担忧：

帝国带来板大拖累和麻 烦 ：

(一）不仅是激起支那军民的反抗，而且还会在中国国内激起抵  

制日货的风潮，……。这不仅妨碍我们在支那的经济活动及其  

发展，甚至有让我国ェ业中把支那作为主要市场的设想遭受最  

大打击之虞。

(ニ）我国外交不仅失信于中国，还可能加深盟国的猜疑，…… 

必定会让我国在支那行使发言权问题上遇到更大的不便。

(三）…… 肇分割支那之端，有最终使多个强国盘踞于这个ー衣  

带水的大陆之虞。

(四）…… 如果帝国割取南满洲及内蒙古东部，必将导致俄国勢  

力推进甚至可能将内蒙古西部合并到外蒙古中，北满自然不在  

话 下 ，甚至会 窥 视 到 新 疆 、甘 肃 、陕西、山西。如果从满蒙中  

把 支 那驵赶出去，結果就是让日俄两国在满蒙发生正面接触， 

因此更加加劂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所以，当时的日本政府决定在对中外交政策中，“对于满蒙不抱 

获得新的领土的企图”。22

当时的日本政府—— 第二届西园寺公望内阁（1911年8月30日 

-1912年12月21日）、第三届桂太郎内阁（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 

月20日）和山本权兵卫内阁（1913年2月20日-1914年4月16日）——  

之所以在满蒙问题上抱着谨慎的态度，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当时曰 

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対比。但是，如果俄国把新疆纳入其势カ范 

围，井向东面扩展的话，就势必在满蒙地区与日本势カ直接发生接 

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而这样一来，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和 

“特殊地位”也就必将受到威胁。日本的这种担心，以及日本对俄国 

势カ在新疆的进入和扩张绷紧神经的原因，都可以从这个《纲领》中 

看出。23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以后，日本也没有改变注意苏维埃俄国势カ 

在新疆活动的方针。1918年5月，日本与北洋政府缔结了《日华陆军 

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关于中日两国依照这项协议所开展的活动，两 

国的记载存在一些差异。中国文献中记载，1918年大潦太吉、大田 

东阳等六个日本人，在中国军参谋总部职员程浴尘的陪同下，视察 

了新礓的中俄边境防卫。24而日本文献中记载，成田哲夫少校、长 

岭龟助大尉、田岛荣次郎大尉、相场重雄大尉等八位日本军官，于 

1919年进入新疆，在迪化和靠近俄国边境的城市伊宁、塔城、喀什 

等地开展了情报收集活动。25

总之，昭和时期以前，日本对新疆没有表现出直接的领土野 

心，但是因担心沙皇俄国及苏俄势力在新疆地区的扩张会威胁到日 

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和“特殊地位”，所以一直关注着新疆。

新疆与抗日战争

进入昭和时期以后，主张维持华盛顿体制，不主张干渉中国内



政的“币原外交”受到了日本政界和军部的双重攻击。成立不久的田 

中义ー内阁于1927年6月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新的对华外交政 

策，其主要内容为，決定为维护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可以采取“果断的 

自卫措施”，从中国本土分裂“满蒙”地区而置之于日本势カ范围之 

内，由日本负责满蒙地区的治安。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满蒙 

作为解决日本经济困难的突破口”更被看做为了日本的“生命线”。26

由于更加重视“满蒙”，新疆地区也越来越受到日本的重视。在 

日本外交史料馆所收藏的关于新疆的外务省档案中，明治、大正时 

期的内容不仅量少，还分散在各种不同卷中。与此相比，昭和时期 

的档案数量巨大，独立成卷的就达十卷以上。27

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份1935年10月24日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 

使南次郎（兼任关东军司令官）寄给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秘密报告。 

这份由关东军参谋部制定的《关于苏联联邦赤化新疆的状況》的报 

告，在前言里有如下论述：28

我 们 現 在 针 对 外 蒙 的 各 项 直 接 工 作 ，以 及 日 满 通 过 内 蒙 、绥 

化、宁 夏 ，从 新 疆 方 向 威 胁 苏 联 腹 地 的 勢 力 进 展 ，与通过蒙  

古、新 嫌 地区进入中国中原的苏联赤化勢力，把 蒙 古 、新 疆 、 

中国西北部变为战场展开了角逐，将来还会愈演愈烈。对 于苏 

联在新踵的各项工作，应与支那红军的移动以及蒋介石的亲共  

容共政策或者回教徒问题联系起来看待，不能等闲视之为隔岸  

之火。

这个时期中日本关注新疆的目的，仍然在于防止苏联势力南 

下，以及考虑如何造成对苏联的威慑。但是要“通过内蒙、绥化、 

宁夏，从新疆方向威胁苏联腹地”，就必须把新疆纳入自己的势カ范 

围。这个报告尽管没有明确指明，但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日本军部中 

的一部分人具有把新疆划入日本势カ范圉的企图。

但是在1933至1935年之间，日本外务省所收集到的关于新疆的



情报，全部都是从新疆以外，特别是由日本驻阿富汗、印度、苏联 

的大使馆、领事馆从当地新闻报导和通讯社所发的消息中整理编辑 

出来的。由于从1934年起苏联控制有关新疆的报导，再加上禁止外 

国人到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旅行，使日本驻苏联 

的大使馆、领事馆收集有关新疆情报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29面对 

这种情況，1935年12月1日驻新西伯利亚（Novosibrsk)日本领事馆 

向外务省提出《关于实地调査新疆的意见》。现在被收藏在外交史料 

馆中的这一文件，強烈主张组建外务省和陆军省的共同调査组织， 

无论如何也要从中国内地或阿富汗潜入新疆。30

1933年，有一位日本人，跟随从甘肃攻入新疆的回族军阀马仲 

英进入了新疆。当时新疆的最高领导人——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曾 

以此为依据，谴贵马仲英是受到了日本的指使才进军新疆的。被盛 

世才指责为“日本间谍”的人叫大西忠（化名于华亭）。31据当时在马 

仲英军—— 国民军36师中任少校参谋的杨波清回忆，大西是ー个身 

份不明、举止神秘、能解读电报密码的日本人。与其说他是在马军 

中做事，不如说大西是在去新礓的途中被马仲英军所抓获，之后一 

起来到新礓的。32但是当马仲英进入新礓后不久，大西忠就被盛世 

才的军队抓获并监禁了起来。

另据当时在马仲英军中的武志平，ー个自称是秘密检査过大西 

忠行李的人回忆道：大西忠带着许多日语文稿和一 张写有住在新疆 

的白俄将军名字的卡片（或为“名片”？），他从那个名字推测大西到 

新疆可能是为了与此人取得联系。33但是，在日本外交史料馆、防 

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地所存的历史档案中，至今还没找到能够清楚证 

明大西忠身份的第一手材料。

自1935年以来，日本势カ浸透到中国北部的察哈尔、绥远和山 

西省。1933年到1934年间曾访问过新疆的瑞典人赫定，根据当时中 

苏曰三国在新疆的情況，做出了以下判断：“这些中国北方各省份是 

对新疆贸易和商队的大通道的出发点。日本人重画亚洲地图，如果



在以上地区，按照与现在相同的方向继续扩张的话，新疆就有可能 

成为引起日俄两国抗争的种子。”34

对曰本来说，如果苏联势カ进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部， 

不仅能够对他们独占“满蒙”地区造成威胁，还意味着一旦中日之间 

爆发全面战争，中国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区接受外国特别是苏联的援 

助，因此能够进行长期的抗战。

到了 1935年，蒋介石开始意识到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的海 

岸线必定遭到日本的封锁。到了那时，苏联就可能会成为唯一一个 

能够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的国家，因为苏联在地理上与新疆接壤。 

这年年末，蒋介石派出陈立夫去到苏联，就缔结中苏军事协议一事 

打听苏联的态度。35事实上，在中日战争发生初期，国际社会中愿 

意援助中国的国家也只有苏联。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 

士曾于1940年在华盛顿向美国人证实：“知识分子的忠实，迫我不 

得不说出，中国抗战三年来得自苏联物资援助，实较英美方面之总 

和多至数倍之多。”36因为从战争初期开始，苏联就积极地支持中国 

对曰抗战，这让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渐渐地和“亲苏”思想结合在 

一起。

1937年中苏两国经过会谈，決定通过两条线路，将苏联的物资 

运往中国内地。但是，其中的乌兰巴托一二连一兰州这条主要经过 

蒙古地区的线路，由于过于接近“满蒙”，事实上无法使用。所以， 

苏联的阿拉木图一新疆伊犁一迪化一哈密一甘肃兰州这ー线路， 

成为了唯一的通道。从1937年到1938年夏仅仅大约一年时间内，就 

有大约6,000吨的苏联援助物资（武器、弹药、药品、汽油等）经由新 

疆运往了中国的内地。37

由于新疆通道的存在，日本以给国民政府施加压カ从而迫使蒋 

介石改变其抗日抵抗政策为目的的、从1938年所开始的“截断援蒋 

缅甸通道作战”计划，也以失败而告终。在此意义上，对于中日战争 

初期的中国来说，新疆就是“生命线”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根据



地”。38如果当时没有能够起到如此作用的新疆存在，中国抗日战争 

的进程就有可能是另外ー种方式。

第二节盛世才的反日亲苏政策

盛世才反日思想的根源

新疆的居民大部分属于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在地理位置上又远 

离日本，所以，新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巨 

大的积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新疆政府的政策 

都是由汉族军阀盛世才所制定和实施的。当时的盛世才，虽然与南 

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対立，但是为了支持抗日前线，他毫不犹豫地 

在人力、財力、物资等各个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39

关于盛世才之所以积极支持抗日战争的原因，英国驻中国大使 

馆总领事级参事台克满（ Eric Teichm an)在1935年 10月与盛世才会面 

后发表了如下意见 ：东北出身的盛世才“和其它所有满洲出身的中国 

人一祥，对日本的愤慨之情特別強烈，这一事实导致他更能够高兴 

地接受苏联的援助”。40台克满的分析无疑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东北地 

区居民中为什么普遍存在反日情感，但这ー论证如果用在盛世才身 

上，未免过于简单。

事实上，盛世才与日本有着很深的关系，他在青年时期曾三次 

留学日本。第一次是在1917年，据说是在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学。411918年到1919年初，为了抗议签订《日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 

协议》和凡尔赛和会承认将以前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留 

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发起了大规模的归国运动。42盛世才也在这 

次运动中表现出了強烈的反日思想。关于当时盛世才的表现，与他 

一起留学并自称4‘在那时成为了朋友”的杜重远在1938年时如此谈到：



他的民族意识非常的强，又富于革命的精神。在东京的时代， 

每次为中日的问题起糾纷时，总是有他ー份。我还记得，在巴 

黎和会的时候，中国反对承认二十一条，东京的留学生开过几 

次大会决定一致回国，以示反抗。中间有些意志薄弱的同学  

们，宁愿读死书，不愿中途辍学。盛先生手拿着ー支大棍棒， 

作过督队官。谁不愿回国，就要吃他一棒 。 43

当时的盛世才还被选为留学生归国请愿的代表。44而且回到中 

国之后他没有返回日本，而是进入到了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据杜 

重远说，他的动机是因为发现要改造中国只有从军事开始。据说， 

盛世才是因为痛感当时中国“海内棼如、列强环伺”，从而投笔从 

戎的。45

盛世才（1897-1970)

盛世才第二次到日本留学，是由中国东北军将军郭松龄将他推 

荐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与郭松龄的相逢，改变了盛世才的人 

生。杜重远的《盛世才与新新疆》及陈纪莹的《新疆鸟瞰》，都记载了 

当年盛世才作为郭的部下，得到郭的赏识和提拔之事，郭甚至亲自 

做他的证婚人，之后又将他推荐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46另外，据 

与入疆之前的盛世才就是至交的周东郊说，郭松龄因为自己没有孩



子，一直都把盛世才看成是自己的儿子，还让他和养女结婚并一起 

送到日本留学。47也就是说，没有孩子的郭松龄将军将自己的养女 

介绍给盛世才为妻，可见是对盛世才赏识之扱。48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以五卅事件为导火线，出现了全国 

范围的民主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因东北军阀张作霖与日本关东军勾 

结，受到全国爱国运动影响的东北军将军郭松龄，于11月25日发 

动了兵变。正在学习之中的盛世才奉郭松龄之命，回国参加了反对 

张作霖的战争。49郭松龄所发动的兵变最终失败，本人也被张作霖 

杀害。但是，很多证据都可以证明，郭松龄的失败与日本的干预有 

夫。50因此，视郭松龄夫妇为“父母”、而自己又亲身体验了这一 

过程的盛世才，通过郭松龄的失败与被害，自然加深了对日本的 

反感。51

反対张作霖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后，盛世才只好再次返回了曰 

本。但是由于张作霖从中作梗，盛世才在陆军大学的学业也受到了 

干扰。据陈纪莹说，盛世才被剥夺了学籍，但据杜重远说，盛世才 

的学籍虽被保留但失去了公费奖学金。两人都说当时盛世才曾陷入 

了“公费中断，告贷无门”的窘境，据说最后是因为得到了孙传芳、 

冯玉祥和蒋介石的经济资助才得以勉強完成学业。第三次留学生活 

之所以如此窘迫，说到底还是因日本与张作霖勾结所致。据说，盛 

世才回到中国之后，再没有和任何日本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交住。 

可见，三次日本留学，非但没有培养出盛世才的亲日感情，反而在 

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背景下，从民族感情和政治立场的角度強化了 

盛世才的反日情绪和抗日思想。52

郭松龄的兵变之所以最终遭到日本的暗算，据说其中ー个原因 

是日本获悉了他与西北军阀冯玉祥将军之间秘密缔结了协议，让 

日本察觉到了他的反日思想。53事实上，在郭松龄发动叛乱ー个月 

前，日本已经得到冯玉祥与苏联代理外务人民委员卡拉汗之间缔结 

的密约内容。主要包括：在中国西北地区试行联邦制，承认苏联人



在该地区的居住权和宣传其思想的权利，中国、苏联、蒙古三国合 

作从新疆和内蒙古地区驱除日本、英国的政治势カ等。54日本当然 

不愿意看到郭松龄将军—— 这位有着強烈反日和亲苏思想的冯玉祥 

的盟友成为“东北王”。

然而，郭松龄的心腹盛世才七年后却成了“新疆王”。55盛世才 

让郭松龄将军的弟弟郭大鸣长时间担任新疆省政府的秘书长。56虽 

然至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但是从其政治主张的相似性，即把 

“亲苏”与“反日”结合在一起这点上来看，仍然可以看出盛世才在其 

制定政策时，受到了郭松龄和冯玉祥当年思想的影响。

“四 •一 二 ”政变和盛世才的地位危机

回顾从1933年到1934年时新疆的政治过程及社会现状，可以看 

出，盛世才之所以以新疆社会为舞台实施“反帝”、“亲苏”的政策， 

其实还与新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有关。

1933年迪化的“四•一ニ”政变，是由参谋厅厅长陈中、迪化市 

市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所策划，由“归化军”所发动 

的。57其实，盛世才在事前对政变ー无所知，58由发动政变者在4月 

12曰所拟定的“临时维持委员会”的50人委员名单中也没有盛世才的 

名字。59

但是，由于站在省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一方的杨正中旅 

于13日发起反攻，使发动政变一方开始处于劣勢。60于是，指挥着 

“新疆省最強的军队”并驻扎在迪化市郊外乌拉泊（U lanbay)的盛世 

才，变成了ー个ー举ー动都会决定局面的力量。61政变一方和金树 

仁一方都派出人员前往说服盛世才，希望得到盛世才部队的支持。62 

但是，盛世才最终选择了政变一方井投入了部队，使金树仁政权的 

灭亡最终成为了事实。于是，在4月14日的临时维持委员会第二次 

紧急会议上，有強大军队作后盾的盛世才被选举为临时督办，成为迪



化政权的最高领导人。63而发动政变的陈中、陶明樾等人因为没能担 

任有实权的职务，所以対“坐收渔翁之利”的盛世才非常不满。64

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也没有马上承认盛世才“新疆边防督办” 

的地位。许多政府要员开始积极活动，认为可以利用此次政变的机 

会，恢复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6月1日，中央政府派遣参谋 

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率领多名官僚、党务人员以及专家来到了 

迪化。黄慕松一到，就设立了“宣慰使署”，与新疆各界人士进行频 

繁接触，摆出了一副准备接收政权的架势。65迪化政权内的反盛世 

才派，在失意之中最终決定与国民党携手，新疆省的汉族官员也渐 

渐开始倒向“宣慰使”一方。66

黄慕松（1883-1937)

但是，从很多人的记述中都可以得知，盛世才最初就是怀着强 

烈的政治野心才来到新疆的。67因此，盛世才根本不会轻易放弃到 

手的权力。“宣慰使”以及围绕在其周圉的新疆官员的这些行动，当 

然让盛世才感到了威胁。6月19日，盛世才从前线赶回迪化，在第 

ニ天的维持委员会会议上当场枪杀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 

并软禁了“宣慰使”，从而ー举铲除了政权内部的反对势力。68

但是，巩固了迪化政权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并不等于取得了能 

够左右新疆社会的权力。“四•一二”政变的诱因，是“哈密起义”等 

独立运动造成的新疆社会分裂。而1933年以后，由于各个民族集团



的反政府势カ日益活跃，迪化政权实际上己经丧失了号令新疆社会 

的权威。69

在新疆南部，从1933年1月起，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カ 

为中心，库车、阿克苏、和田、喀什各地纷纷出现了由维吾尔族居 

民参加的暴动，新疆南部己不在新疆省政府的指挥之下。7°在新疆 

东部，应哈密地区维吾尔族领袖尧乐博士的请求，甘肃回族军阀马 

仲英的部队1月底再次进入新疆，在各地回族居民的支持下，收编 

了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反政府势力，制订了直接夺取首府 

迪化市的作战方针并连续取得胜利，不久就逼近到了迪化的周边地 

区。71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地区，也出现了由哈萨克族牧民参加的 

暴动。进入4月以后，迪化与各地方上的联系已经中断，新疆省政 

府当局真正能够控制的，事实上仅仅剩下了迪化及其一部分周边地 

区。而在北京，甚至已经开始流传马仲英攻陷了迪化的传言。72

尧乐博士（1889-1971)

这些民族冲突，当然不是通过替换迪化的新疆省政府领导人就 

能够平息的。马仲英反而将这次政变看作是自己成为新疆最高领导 

人的机会，因而进ー步加紧了对迪化方面的进攻。但在1933年6月



的“磁泥泉战斗”中，由子“罕见的天气剧变这种异常的幸运”，以及 

马仲英阵营中和加•尼亚孜指挥的维吾尔族部队突然撤退，盛世才 

才得以击退马仲英部队的进攻。73但是，当时盛世才的军队总计不 

到六千人，相反马仲英军队却有一万人左右。74在那个只有以武力 

做依靠才能解决纷争的时代，对于受到来自迪化政权内部和政权外 

部的双重挑战的盛世才来说，民族问题其实才是最重要而且又最难 

以解决的问题。

马仲英（约1912-约1937}

对于当时的盛世才来说，要想解決民族问题，绝对需要外部的 

支持。但在8月1日己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边防督办” 

的盛世才，则根本不想考虑要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原因就在于国民 

政府的暧昧态度上：表面上对盛世才的胜负“袖手旁观”，75而事实 

上则是一刻也没有忘记制服盛世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 

藏着ー份1933年12月16日张培元（伊犁屯垦使，即行政长官，兼国 

民军第八师师长）发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电报，从这封电报中 

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特使、外交部长罗文干为了主持刘文龙（新疆省 

主席）、盛世才、张培元的就职宣誓仪式来到新疆，但甚至就在此时 

他也在算计着让马仲英与张培元联合而推翻盛世才。76在这种状况



下，毫不夸张地说，要想解决民族问题，維持自己的统治，留给盛 

世才的唯一选择就是寻求与新疆接邻的苏联的支持。

“反日”、“亲苏”路线的采纳和民族问题的解決

对于持有反日思想的盛世才来说，促使他最终采纳了亲苏路线 

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他自身实カ的薄弱。而从当时的国际局势的 

角度来看，反日路线与亲苏路线的结合也是ー种历史潮流的必然。 

盛世才本人曾强调要想复兴中华民族，必先打倒帝国主义，尤其 

是日本的帝国主义。要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依照总理所说的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试问世界上真正以平等 

待我之民族，除了苏联以外，还有谁呢？ ”77以此说明反日路线与亲 

苏路线之间的联动性和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的正当性。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盛世才在新疆之所以采取亲苏路线的出发 

点，却并不完全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据盛世才本人所说， 

在他所提出的“六大政策”中，最初提出的政策是“民族平等”，之后 

是“反帝”，再之后是“亲苏”。而盛世才对陈纪莹曾经说过：“帝国主 

义的势力要在新疆存在一天，新疆各民族就有被分化离间的危险， 

新疆境内就一天不会安定下来，新疆土地就有被割裂的可能。”78以 

上可以说明，盛世才从ー开始就是为了解决民族问题而提出了“反 

帝”口号的。

《边疆政教之研宄》的作者黄奋生曾经分析：“反帝”、“亲苏”， 

就是要借苏联的力量击退日本、英国的势力。79而应该注意的是， 

在盛世才所制定的政策当中，被当做帝国主义势カ的，实际上是新 

疆伊斯兰民族的反政府势力。“某帝国主义曾鼓动南疆独立，日本 

帝国主义者曾答允帮助缠回，80设立回回国。若不当头棒喝，予以 

痛切的打击，使全通各民族均有所戒备，则一切政令均将受其影 

响。”81也就是说，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己经被认定是“某帝国主义”



的傀儡，马仲英被认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把突厥系伊斯 

兰民族的反政府势カ说成是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势カ在新疆的“走 

狗”和“傀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借苏联之カ镇压其它民族的反对势 

力。換言之，盛世才所提出的反日、亲苏的政治路线，在很大程度 

上是出于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但是，从制定政策的角度来看，提出“反日”和“亲苏”，对盛世 

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反日”，不仅符合了当时中国 

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能够贏得近代以来一直与日本进行势カ扩张 

竞争的苏俄的好感；“亲苏”不仅符合了当时中国対抗日本帝国主义 

势カ扩张的需要，而且符合了进入20世紀30年代以来的国际潮流。 

当然，对盛世才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反日和亲苏的口号后，既能 

够让苏联对他提供援助，也能让他堂堂正正接受苏联的援助以镇压 

各民族的反抗势力，以落实和维护他刚到手的统治新疆的地位。

盛世才的这种“反日”和“亲苏”政策，不久就见到了成效。1933 

年12月，马仲英的部队从东南方的吐鲁番方向、张培元的部队从西 

北方的伊犁方向分头向迪化进发。但在张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达迪 

化地区吋，苏联骑兵突然入侵伊犁地区，使张培元的部队失去了根 

据地，张培元本人被迫自杀。82而包围了迪化的马仲英部队，于1月 

15日在迪化西郊的头屯河地方，突然与一支来自西北方向的、由“赵 

将军”率领的、自称为“阿尔泰归化军”和“塔尔巴哈台归化军”的部 

队遭遇。83在连续激战之后的2月10日的大决战中，马仲英终于被 

这支使用了战斗机、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的部队打败，不得不从迪 

化地区向新疆南部地区撤退。84

盛世才在其《十年新疆回忆录》中说道，他是在“归化军”到达迪 

化地区后才由苏联总领事告知，“归化军”原来就是苏联部队的。85 

但是，这明显是ー个谎言。当时任盛世才政权阿山宣慰使的包尔汉 

在其回忆录《新疆五十年》中证实，是他接受了盛世才的指示，在塔 

尔巴哈台的中苏边境上迎接了一千至两千人的苏联红军部队，并让



他们换上准备好的中国服装，之后让塔尔巴哈台行政区行政长官赵 

得寿担任名义上的总指挥引导他们到达迪化地区的。86可见，苏军 

之所以出兵新疆并对盛世才施以援手，原本就是出于盛世才的请求。

另ー方面，维吾尔族领袖和加•尼亚孜也在苏军的斡旋下与盛 

世才达成了妥协，接受新疆南部“警备司令”的头衔，退到了新疆南 

部。87进入新疆南部的和加•尼亚孜虽然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 

国”任命为总统，但由于苏联的压カ不敗就任，并在后来逮捕了“东 

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之父”、“总理”沙比提•大毛拉并押送到迪化 

交给了盛世才。88而对于与盛世才妥协而回到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 

领袖尧乐博士，盛世才则是通过苏联顾问，任命他为哈密行政区的 

警备司令。89

和加.尼亚孜（1889-1938 >

受到苏军追击而在1934年4月败退到喀什噶尔、和田地区的马 

仲英，在扫除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残余势カ之后控制 

了这个地区。此后，马仲英在驻喀什苏联领事的斡旋下与盛世才达 

成协议，盛世才同意将和田和莎车地区作为马仲英部队的驻地。90 

后来马仲英进入苏联的军事学校学习，然而一直没有被允许回到中 

国，就在苏联度过了他的余生。91



与此同时，包尔汉的说服工作奏效，新疆北部的哈萨克族反政 

府势カ表示赞成与高举“亲苏”、“反帝”旗帜的新政府合作。92因此， 

他们从苏联获得武器支持，并在与苏联红军合作的基础上，一起歼 

灭了活动于新疆北部哈萨克地区的马仲英部下马赫英的部队。93

马仲英骑马照

关于马仲英部队的失败，亲眼见过马军溃逃情形的斯文•赫定 

有如下描迷：“打败东干军[即回族军队]的是俄国人而不是盛世才。 

如果没有俄国的援助，中国与东干的战争肯定会经历完全不同的过 

程。”94盛世才本人也承认，在他的统治建立初期，新疆的民族问题 

之所以能够得到解決，完全得益于苏联的帮助。1935年他对访问新 

疆的台克满这样说道：“我自己对南京政府没有感到什么责任，相 

反対于莫斯科我却有很大责任。就是因为有苏联的援助，才使得我 

取得了对马仲英的胜利。”95当然，台克满的此次新疆之行，虽然挂 

着取道回国之名，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英国政府认为，苏联势カ的 

进入和发展有使新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之虞。英国政府的这ー担 

心，与国民政府不谋而合。尽管盛世才以尚有小股土匪未消、南部 

喀什地区发生鼠疫等种种借ロ加以阻拦，台克满的此次新疆之行， 

却最终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以成行。96



小 結

日本是从明治后期开始关注新疆的。进入20世紀后，日本为 

维持它在“满蒙”地区的权益，开始对俄国在新疆的势カ扩张产生瞥 

惕。正是因为这一点，进入昭和时期以后，日本才有了把新疆纳入 

其势カ范围的企图，但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和具体的计划。应该注 

意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处于亚洲内陆中亚地区的新疆之所以 

能够引起日本的重视，都是以当时的中日关系，尤其是围绕在华利 

益的日俄及日苏间的对立关系为背景的。而从20世紀30年代开始， 

由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让中国感 

到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加强管理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由于青年时代的日本经历，盛世才具有強烈的反日思想。但他 

在新礓采纳反日、亲苏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对 

他来说是最大威胁的民族问题。反日、亲苏路线的采纳，对于成为 

新疆最高领导人不久的盛世才来说是维护权カ而所能作出的最佳选 

择。据此，盛世才得到了苏联的直接的军事援助，平定了新疆社会 

的民族冲突，从而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权カ和地位。但是，也正 

是这一点，为新疆此后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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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权利的双重结构与民族问题

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民族政策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时期（1933年4月-1944年8月），恰恰是第一 

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1年3月-1934年4月）走向灭亡和第二次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44年8月-1946年6月）开始爆发的时期。因 

此，至少从时间上也能看出，盛世才政权在其建立初期，逐渐消除 

了 1930年代新疆发生大规模民族対立和民族冲突的因素，但是在其 

后的时间里又埋下了 1940年代新疆发生大规模民族対立和民族冲突 

的种子。

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民族冲突和民族対立其实是盛 

世才在确立对新疆统治权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难题。盛世才是通 

过提出“反日”、“亲苏”的口号而得到苏联的信赖和支持，才得以解 

决了这ー难题的。因此，盛世才应该清楚，要想維持他对新疆的统 

治，就必须防止出现民族冲突，缓和民族间的对立。那么宄竟是什 

么原因，让盛世才把新疆社会带入到又一次的大规模民族対立和民 

族冲突中去呢？本章通过梳理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政治过程，分析各 

种政治、社会、国际关系因素对盛世才的政治运作和政策制定所发 

生的影响，探讨盛世才政权何以和如何再一次激化了民族问题，从 

而找到造成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发生的原因。



第一节苏联的支持和盛世才统治体系的确立

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及经济体制的建设

1933年9月，盛世才以“企图颠覆新礓省政府”为由软禁了中国 

国民政府任命的省主席刘文龙，并且自己挑选了接任者，从此在新 

疆政权内部确立起了他的政治独裁体制。11934年4月12日，盛世才 

召开了“第一次新疆民众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了《八大宣言》，其 

内容为 ：一、实行民族平等：ニ、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三、实施 

农业救济：四、整顿财政；五、实施清廉政治；六、扩大和充实教 

育 ；七、实施自治：ノし改革司法。

从宣言内容中可以看出，盛世才政权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解決 

民族问题、经济財政问题以及重构新疆政治体制等几大难题。但 

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盛世才如果想解決以上难题，就需要建立完 

善的军事体制，设立有效的政治机关，重建新疆的经济财政体制， 

消除民族间的对立。而以上这几点，可以说盛世才都是在抗日的名 

义下，通过得到苏联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是完善军事体制。1935年，盛世才将新疆省的军队（省军） 

改称为“反帝军”，規定“反帝军”的性质为“反帝反日的军队”、“拥 

护苏联的军队”、“拥护六大政策的军队”、“保卫新疆作为中国领土 

的军队”。“反帝军”装备都是苏式的，由苏联顾问负责训练，井由共 

产国际派来的人员进行思想教育。2

“政治机关”也仿照苏联政治警察的性质设立。3设立“政治机关” 

的名义是防范日本间谍，实际上有两大职能：ー是在新疆内部消灭 

政故，这ー职能主要由被称为政治监察总管理局的秘密警察机关执 

行 ；ニ是负贵收集新疆以外的情报，这项工作主要由被称为边务处 

的秘密情报机关来完成的。下文还将提及，政治监察管理局和边务 

处，都是在1936年时按照苏联的提议并得到苏联的协助而设立的。



内战加速了物资的不足和物价的飞涨，新疆社会的经济严重崩 

溃。可以说，盛世才在取得政权之初维持财政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 

纸币。4

盛世才政权时期新疆经济体制的重建有两大特征。第一是由苏 

联的经济专家制定重建计划。5“斯大林的妻弟斯瓦尼泽[Svanidze] 

领导的委员会为了制定新疆经济重建计划而被派遣到新通。”6第二 

是得到苏联大量的经济援助。盛世才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经济援 

助，但遭到了拒绝。对于財源己匮乏到极点的盛世才政权，苏联于 

1935年5月和1936年 10月，先后提供了 500万金卢布和200万金卢 

布（当时1金卢布=4.38卢布）两笔借款，并允许以新疆的农业畜牧 

业产品偿还借款。7另外，在苏联的同意下，盛世才在1934年冬成 

立了“裕新土特产公司”，逐渐独占了新疆的对苏贸易，确保了巨大 

的財源。8

正是依靠苏联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盛世才得以维持了 

新强的政治独立。1936年，新礓省政府制定了新疆进出境签证制 

度，9禁止从事新疆和中国内地通商贸易的新绥公司的车辆进入哈密 

以西地区。1°这件事虽然被解释成是为了防止日本间谋进入“抗日大 

后方”新疆的对策，11但是，盛世才在这一年里还査封了国民党新疆 

省党部，強迫国民政府任命的新疆省民政厅长和建设厅长辞职，12 

甚至强烈谴责国民政府讨论建设通往新疆铁路问题，将它说成是曰 

本帝国主义“想要获得入侵新疆的机会”的阴谋。从这些做法来看， 

毫无疑问，盛世才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以苏联的支持为后盾，排挤 

中央政府势力，在新疆实现自己的“完全自治”。13

“民族平等”和战争动员

1934年8月中盛世才与马仲英就停战达成协议以后，新礓各地 

大規模的民族冲突终于平静了下来。但是在经过数年战乱之后，新



疆各地区的实权大多为伊斯兰民族领袖们所掌握。虽然第一次东突 

厥斯坦独立运动失败了，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思想 

却并没有从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中完全消失。在东突厥斯坦运动 

的发源地喀什噶尔地区，在地方知名人士的带动下，维吾尔族社会 

再次兴起创办新型学校的风潮。这种行动，其实是在东突厥斯坦独 

立运动失败后对民族素质低下的ー种反省。14

各地的民族主义倾向，无疑妨碍了盛世才从政治上统一新疆社 

会。但是，因为以下两点原因，又使盛世才无法对这些民族主义倾 

向进行直接的镇压：（1)各地的伊斯兰民族领袖，不是像新疆南部的 

维吾尔人和加■尼亚孜和麻木提、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尧乐博士、 

阿尔泰的哈萨克人赛里甫汗那样拥有自己的军队，就是像喀什噶尔 

的尤努斯（Yunus, 汉名郁文彬，民族运动领导者)、阿卜杜拉•大毛 

拉 （八1311(111113〇 3111〇 1̂ 1， 阿 匍 ）、 伊 犁 的 土 地 阿 洪 （7\11£11灿 1111， エ 商 界  

领袖）那样深受当地居民的信赖；（2)这些民族领袖们都出于个人的 

目的，同苏联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努力建立某种特殊的关系。15盛 

世才投鼠忌器，因为需要苏联的支持以维持统治，所以不敢不顾苏 

联的意愿而对这些民族领袖进行镇压。同时，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 

援助，光靠盛世才的军事力量，也镇压不了这些已经做大了的民族 

势力。

面对这种形勢，盛世才采用了招抚的政策。他通过任命这些人 

为新疆省政府官员的方法，承认各地民族领袖的权威，从而将他们 

納入体制之中，从而收回地方权力。1934年下半年，盛世才先后任 

命了和加•尼亚孜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麻木提为新疆省军第六师 

师长，尤努斯为农矿厅厅长，赛里甫汗为阿尔泰行政区行政长官， 

尧乐博士为哈密警备司令官。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民族领袖担任 

了省政府各厅副厅长、行政区公安局长和县长等职务。16

当时，中国关心新疆问题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盛世才如果不 

在政治层面上作出巨大的努力，就难以消除新疆社会中汉族和伊斯



兰民族之间再次发生民族冲突的隐患。17如果镇压不了敌对势カ时 

就进行招抚，这是中国历代百试不爽的政治传统之一。而对于盛世 

才来说，当时他的实カ和新礓的形势也让他无法脱离这条“王道”。 

但不同的是，盛世才在对伊斯兰民族领袖进行招抚时，却将他的这 

一政治手法表现为“实现民族平等”的努力。

盛世才所提倡的“民族平等”，是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得到理论 

化、体系化、具体化的。1935年6月，共产国际为了帮助盛世才稳 

定政权，再次向新疆派遣了十多名中国籍成员。18至此，共产国际 

派遣的25名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新疆的政界、新闻界和教育界担任 

了要职。19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共产国际人员，同时都兼 

任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以下简称“反帝会”）中的重要职务。 

因为“反帝会”是盛世才用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组织。

“反帝会”成立于1934年7月，最初的会员都是省政府的髙级官 

员。据曾任第一任反帝会委员长的何语竹回忆，“反帝会”的设立以 

及最初的人事都遵从当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A presof)的 

指示。何语竹和“反帝会”的秘书长为了接受指示，每周都要访问驻 

迪化的苏联总领事馆。M1935年，随着共产国际人员进入新礓，“反 

帝会”在12月举行了第一次改组，从委员会制变为了干事会制。盛 

世才自己担任了会长，同吋“反帝会”在省厅、机关、社团、部队及 

各地都成立分会，工作性质也变为负责所在地区、部门的思想教育 

工作，入会条件更加严格，部分标准甚至类似ー个执政党。21改组 

后的“反帝会”，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遣到新疆的中国籍的秘书长 

和组织部长等负责运作的。

与许多苏联顾问被新疆省政府各机关直接任用相比，中国籍的 

共产国际人员则更多是到“反帝会”任职。这样做的目的，是出于强 

调“反帝会”从性质上来说是ー个中国人的组织的需要。在“缺乏民 

族团结精神，ー盘散沙”的新疆社会里，22“反帝会”为了“对民众进 

行动员、宣传、教育”，提出了以下的口号：“新疆的十四个民族、



四百万民众与中国四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 

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开发西北，收复东北，反対帝国主义和反 

对法西斯主义，主要反対日本帝国主义”。23从“反帝会”的活动中可 

以看出，盛世才所希望的政治局面是 ：在政治层面上依靠苏联的支 

持，从而造成摆脱中国中央政府控制，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既成事 

实 ；而在社会的层面上，则通过“反帝会”的活动，对包括伊斯兰民 

族在内的新疆各族居民灌输中国国民意识，从而获得进行社会动员 

的能力。

“25名共产国际人员”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担任了“反帝会”秘书 

长的王寿成。他对盛世才的迪化政权最大的贡献就是构建了盛世才 

“民族平等”的理论框架。24

王寿成（俞秀松，1899-1938}

1935年，王寿成总结出了盛世才政权“以民族文化为形式，以六 

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教育方针。25盛世才政权的目的，是通过统合 

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从民族社会那里夺回日益活跃的民族教育 

的主导权，以便改变民族教育的民族主义性质。事实上，由于盛世 

才大力倡导“以加强各民族固有文化为目的的教育”，各民族的学校 

教育在1935年到1938年的确得到了飞跃性发展。26



王寿成在1937年4月的“新疆蒙古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 

新政府民族政策的报告”，构建了盛世才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并且 

体系化、具体化了盛世才政权的民族政策。王寿成在报告中指出， 

盛世才政权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为 ：各民族地位平等，改善各民族 

经济生活现状，发展民族固有文化，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保障王 

公、民族领袖、宗教人士、喇嘛僧人的传统地位和权利等。并且进 

ー步解释说：“民族平等”，具体而言主要是“政治平等”（允许和促进 

少数民族出身者进入政界)和“文化平等”（允许和促进民族教育)。27

王寿成的这ー报告，到了 1980年代仍然被评价为“宣传马克思 

主义民族观的好教材”，28王自身也成为“第一位在新疆系统地宣传 

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人物。但事实上，这ー报告当时并非是为了 

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做的。报告使用了少数民族出身者进入政界的比 

例、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等大量资料，强调盛世才政权照顾当地民 

族居民的利益，并且赞美道：在现实世界中除苏联以外，“只有‘四 

月革命’以后的新礓才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也就是说，这篇报 

告的主要目的，是让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居民接受盛世才政权的民 

族政策，承认盛世才在解決民族问题上的功绩。

毋庸置疑，这种认可当地民族居民的参政权以及文化自律的民 

族政策，与盛世才以前历代政权的民族压迫和愚民政策是完全不同 

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民族平等”并不是无条 

件和绝对的：进入政界的其它民族出身者的地位大多都是副职：而 

1936年春盛世才又在嘻什噶尔、阿克苏、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尔 

泰等民族地区设立了教育局以监督民族教育的实施情況，在向苏联 

派遣的留学生中，人口不足当地总人口 10 %的汉族却占到4 0 %——  

种种迹象都显示了盛世才时代民族政策的局限性。29



第二节新疆省双重政治权カ结构的形成

苏联选择了盛世才的理由

从许多当时的人或当事人的回忆中可知，苏联在決定支持盛世 

才之前，曾经与新疆各种不同的政治势カ进行过接触。

据哈密的维吾尔族领袖尧乐博士称，1931年发生“哈密起义”吋， 

苏联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他那里，想说服他成为苏联支持的势力。30

而与尧乐博士対立的另一位哈密的维吾尔族领袖和加•尼亚 

孜，也同样受到苏联的诱惑。社会上广为流传，和加•尼亚孜的武 

器弹药，至少其中一部分是由苏联所提供的。31

1934年，苏联也向与和加•尼亚孜对立的吉尔吉斯人领袖乌斯 

满海(O sm anhal)那里派出工作人员，向他许愿：“只要同我们合作， 

我们就会承认你的地位并给予援助。”32

另据记栽，1934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寻求援助向苏 

联派出了代表团，在塔什干代表团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33

又据盛世才的政故、1934年前担任伊犁屯垦使的张培元的妻妹 

李慧英回忆，苏联也曾在1934年向张培元传达过愿意对他进行支援 

的意向，但为张所拒绝。34

总之，在1933年11月最后决定支持盛世才之前，甚至开始支持 

以后，苏联和新疆的各种政治势カ都先后进行过接触，探讨支援和 

合作的可能性。这些情況，对于理解苏联的新疆政策，毫无疑问具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联并不是基于什么意 

识形态，而是基于国家的利益才对新疆发生了兴趣的。所以他们才 

会同时通过两种管道对新疆进行渗透—— 既通过援助汉族出身的新 

疆省统治者来培育亲苏的政治体制，也通过鼓励、支持当地居民的 

民族运动来培育亲苏的社会势力，以便把新疆完全納入其势カ范围 

之内。



那么，在20世紀30年代的新疆，苏联为什么最终放弃了当地的 

伊斯兰民族领袖，而选择了支持汉族出身的统治者盛世才呢？其理 

由常常被认为有以下两点：ー是盛世才于1933年5月向当时的苏联 

驻迪化总领事表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ニ是因为盛世才是一位具有 

合法地位的领导人，毕竟他是由当时的新疆政权选出、并在1933年 

7月受到中国国民政府任命的新疆最高领导人。35

的确，盛世才在成为临时督办不久的1933年5月，就向当时苏 

联驻迪化总领事表明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以此探讨得到苏联支持的 

可能性。但是，苏联任命的新任驻迪化总领事和盛世才开始实际交 

涉是在11月间，即盛世才己在7月被中国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新疆 

边防督办”之后的事。36換言之，所谓的第一个理由，即盛世才表明 

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一事，实际上并不在苏联选择宄竟该支持何人的 

标准之内，而因国民政府的任命所赋予盛世才统治新礓的正统性权 

力，才是促使苏联最后决定支持盛世才的最大原因。

苏联的这种选择标准，应该与当时的远东国际局势有关。日本 

在继1933年2月进攻热河、3月退出国际联盟、5月签订塘沽协议 

后，己经明确表现出要将其军事行动从满洲扩大到中国内地及蒙古 

地区。所以，对苏联来说，日本正在成为它在亚洲的最大故人。 

“当时在远东，苏联最关心的是通过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来争取时 

间。”37在这种时刻，苏联自然知道，如果支持中国边境地区的少数 

民族居民在新疆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正在逐渐转向抗日的国民 

政府就会产生反苏情緒，并进而威胁到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协调关系。

有很多中外研究者都认为，苏联1930年代在新疆的一系列 

行为的动机，不是“建立堪称第二外蒙古共和国那样的苏维埃新 

疆”，38就是“采取与对待外蒙古相同的方式—— 使其逐渐成为ー个 

加盟国，将新疆变为苏维埃联邦的ー个共和国”。39盛世才本人也在 

20世紀50年代主张，苏联进入新疆的目的就在于把新疆变成苏联的 

附属国。40但是包括盛世才本人，都没能提出确凿的证据以证明：



在盛世才时代苏联的政策就是为了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

据曾和共产国际人员一起在盛世才的迪化政权工作过的中共党 

员文斐然说，斯大林曾对进入新疆前的王寿成等人直接给予指示： 

“把新礓作为在第三国际支持下，是属于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它既不属于国民党，又区别于共产党。”41如果这ー证词无误的 

话，可以确认斯大林的方针就是，通过对盛世才政权的援助将新疆 

納入苏联势カ范围，但是并没有打算从中国领土中分离新疆。盛世 

才之所以会将“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之领土”作为“反帝会”的第一宗 

旨，42以及敢于公开否认天津《大公报》披露的新疆加入苏维埃联邦 

的谣言，43可以成为苏联当时的新疆政策性质的旁证。

据石川忠雄的说法，苏联新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苏联的安 

全保障和获得经济利益。“前者毫无疑问是把新疆作为苏联中亚防 

御的前沿，后者是借开发新疆丰富的地下资源来帮助苏联的经济建 

设。”44笠原正明也指出，20世紀30年代前后苏联进入新疆的具体动 

机，就是为了获得新疆的农牧业资源和矿业资源，解決逃亡到新疆 

的白俄人问题，向苏联领内的西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民族施加影响， 

确保对日本、英国及中国的战略地位等。45

总之，这ー时期苏联的新疆政策的目的，是寻找并支持ー个势 

力，能够听他们支使并且最大限度地反映他们在新疆地区的利益、 

说明他们己将新疆收进苏联的势カ范围。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苏联 

在少数民族居民的独立运动和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汉族统治者之间选 

择了后者.

苏联势力直接构成的又ー个政策決定体系

盛世才之所以能够在新礓社会中逐渐确立他的统治，苏联的支 

持是ー个最重要的条件。但在这样ー个背景下，苏联势力当然也逐 

渐并深深地渗透到了盛世才政权的各个部门里。



1934年担任苏联方面援助新疆的实际负责人，后逃亡美国的亚历 

山大•巴利明（AlexanderBarimine) ,就当时苏联势カ渗透到新疆的情 

况如此证明：“从靴子到国民党徽章，我们从头到尾装备了一万人的 

新疆军队，苏联顾问也被委任为[新疆省的]官员而实际掌握省的管理 

权力。……我的工作是指挥技术工人在新疆全境修建道路、飞机场和 

飞机修理厂。除名称外，新疆不久就成为了苏联的殖民地。”46

苏联顾问被安排到新疆省政府的各个部门。如泰克曼所见，各 

厅的实权都掌握在苏联顾问手里。47例如，作为最高財政机关而新 

设立的新疆财政委员会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一切议案 

及预算支出，没有顾问的签名就不能生效。48他对军事顾问马利科 

夫将军的评价是：“在军事方面可谓是盛总督的左右臂膀，拥有很大 

影响。”49

虽然不能认为这些顾问都拥有在盛世才之上的权力，但同时兼 

任共产国际代表、并担任盛世才总顾问的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却可以 

指挥盛世才。5°据说，1936年盛世才编写《六大政策教程》时，每写 

完一章就会马上通过总领事馆送交斯大林审査。5■被派到新疆的共 

产国际人员在盛世才的迪化政权中任职的同时，也从总领事处接受 

指示。52事实上，新疆已经形成了一个将盛世才排除在外，由苏联 

势カ直接构成的又ー个政策決定体系。

在苏联势力掌控的部门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反帝会”和新疆的 

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反帝会”是以新疆各 

族民众为对象的政治动员体系，实际上己经起着执政党的作用。而 

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分为对内翦除政敌的“省政府政治监察总管理 

局”和対外负责收集情报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它们成为支 

撑盛世才政权的重要支柱。

在各个政府部门，苏联人只是担任顾问。但是秘密警察和情报 

机关，则由苏联势力直接控制。政治监察总管理局在1934年 10月 

改名为全省保安总局，1936年5月改组为全省公安管理处。就其性



质，当时任“反帝会”民众部副部长的包尔汉这样描述：“公安管理处 

和它的前身政治监察管理局，原先不是盛世才的特务机构，而是由 

苏联掌管的政治监察机构。盛世才为了控制它，与苏联进行了好几 

年的暗斗。”53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

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人也指责“新疆省政府政治监察总管理局” 

的设立是苏联从政治控制新疆的“第一着棋”。54这ー秘密警察机关 

原本是按照苏联的倡议而创建的，之后马上被张义吾、王立祥等受过苏 

联训练的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和苏联人所接收和掌管（图4-1)。55随着 

管理局的设立，有中国国籍和苏联中亚的突厥民族的共产国际人员 

开始被派往新疆。他们和苏联人一起，仿照苏联国家保安部（G PU) 

的做法在新疆各地建立起了谍报网络。56

秘密警察不久便成为恐怖政治的象征。“保安总局从1934年10 

月到1936年5月，大约存在了一年零七个月，由于它无孔不入，引 

起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57但是，正如王立祥被指责不听从盛世才 

命令一祥，盛世才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控制保安总局的行动。58



图4 - 1 盛世才时期的新疆省警察机关变革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监察处：1934年6月在盛世才的苏联顾问提倡下设立 

处长—— 王玉书，副处长—— 李廷福

新疆省政府政治警察总管理局：1934年8月改组

处长—— 盛世才(兼任)，处长代理—— 张义吾（共产国际人员)

副处长 包国定（AlexanderBarimine，苏联顾问，1934年 

底回国）

秘书长—— 王立样（中国人，共产国际人员，1935年1月受盛 

世才邀请从苏联回国）

共设立八个科，第一科（总务科）科长、第二科（政治科）副科 

长、第三科（军事科）副科长、第四科（民族科）副科长、第五 

科（外国科）都是共产国际人员。

新疆省保安局 1934年10月更名，人事不变，在哈密、吐鲁番、伊犁、塔尔 

巴哈台、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等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分 

局，并在各地方、学校、部队设情报员。

新疆省公安管理处：1936年5月改组。吸收一般警察，下设五个分科，由第二 

科（保安科）继承原保安总局的工作。

处长—— 张义吾（1937年夏被解职，后被捕，并遣送苏联） 

副处长，第二科科长—— 刘贤臣（共产国际人员，后和张义吾 

同时被解职，后被捕，遣送苏联）

1937年夏，赵剑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副长官）被任命为处 

长，1938年春转任塔尔巴哈台行政区长官。

1938年春，李英奇（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政议处处长）被任命为 

处长。

1938年9月，哈西姆•哈吉（HashimGhaji, 共产国际人员）进 

入新疆目的为重建民族科。

1939年冬，为了孤立民族科，设立收集和分析各地情报的“视 

察处”。

(1943年 1月，重建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

新疆省聱务处 1934年7月改组，同“视察处”合井。

处长—— 李英奇

(1944年9月，盛世才前往重庆就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盛世 

才时代结束。）

来源：笔者据文斐然：《盛世才特务统治下的新疆h 赵剑峰：《新疆全省公安管 

理的产生和没落》，《新驪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1)整理。



关于边务处的性质，曾任边务处副处长、1949年以后任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部顾问的陈培生作过以下说明：“边务处是1936年 

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的任务是保证新礓的安全， 

侦察外界敌对势カ获取情报。它的主要対象：东面是邻省的军阀马 

家军和蒋介石的反共军，南边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北部和阿富汗东 

部临近新疆地区的军事活动。边务处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因而它不 

在督署八大处之内，而由盛世才直接领导。苏联派来一位少将顾问 

和三位上校情报教官，还有一位德国籍的无线电专家。边务处所需 

的电讯器材以及交通用的大小汽车，都由苏联提供，因而省界内外 

的军事情报业务得以迅速建立和开展起来了。”59

也许是因为陈自身也是从苏联被派到新疆的，他的说明和其它 

当事人的证言有一定出入。1941年开始在边务处任职，后升为副处 

长的李国卿回忆说：“边务处虽然是盛世才领导的一个情报机构， 

但实质上是第三国际情报局派驻新疆的ー个军事情报机构”，“边务 

处的经费，最初由处财务科将年度计划拟好，经副处长核对后，交 

苏联总教官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拨付。以后周彬（毛泽民）任新疆 

省政府財政厅长时，边务处财务计划由周厅长审批。财务计划都是 

保密的，除厅长外，财政厅其它人员均不知道”。60边务处收集到的 

情报虽然也抄写ー份给盛世才，但是盛世才对边务处并没有直接的 

管理权。凡是参加边务处工作的人员，都受到严密控制，他们被要 

求在苏联来的少将总教官监督下进行宣誓：“我参加国际情报组织エ 

作，必须严格遵守执行一切紀律。如有违反，愿受不公开的军事法 

庭的秘密审判。”61

1938年，苏联红军ー个机械化团（红八团）进驻新疆的东大 

门—— 哈密。62其名义是防止日本侵略新疆，保护支援中国物资的 

运输线路，但实际上借此机会，苏联也控制了新疆通向中国内地的 

交通要喉。63就这样，在新疆逐渐形成了以盛世才为首的中国军阀



的政治权力，和以驻迪化苏联总领事为首的苏联势力并存的双重政 

治权カ结构（图4-2)。

囝4 - 2 新疆双重政权结构（1934-1942 )

盛世才 总顾问

军队 红军部队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

警察

苏联军事顾问

机关首长（共产国际人员，1937年止）

情报机关 苏联干部

一部分机关首长（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 

行 政 _  1937年起成为中共党员）

(各庁）

宣传、

民众动员

地方行政

苏联顾问

反帝会领导者（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 

1937年起成为中共党员）

新疆日报社长、主编（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 

1937年起成为中共党员）

最高行政区行政长、县长（1936年起成为中共党员）

来源：笔者制作。

苏联势力与当地民族势カ的接近

在1934年时，尽管日本已经暴露出了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 

野心，然而是否会直接侵略新疆，却仍然是ー个谜。但是，就是靠 

着这个谜团，盛世才堂而皇之地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实际上苏联 

也正是靠着这个谜团，提出了新疆的民族解放必须与反帝国主义斗 

争相结合的根据。这一理论，遮盖了它在口号上支持民族平等、而 

事实上却在新疆支持汉族军阀进行统治，两者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

1934年5月2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斗争》第73期发表了《中国 

的民族问题》一文。笔者没有能够找到中文原文版，但该文被收录在



日本兴亚院政务部调查报告里。对新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 

能够发挥的作用，该文做了如下解释：

新禮居民的三分之ニ是属维吾尔、厄鲁特等民族的蒙古人、哈 

萨克族准噶尔人，而新疆省作为汉人的殖民地，在军事封建剥  

削基础上受他人管理。…… 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承认新疆各民族  

享有自由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但現在，汉族剥削者上层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正在利用民族  

间关系的复杂性来挑拨离间各民族以谋求自身利益。最为积板  

的英帝国主又不断掠夺新禮的石油、煤炭、矿 山 的丰富资源， 

利用人民不斩滋长的对汉族压迫的不满情绪，意欲将新疆变成  

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边界上的不稳定因素。 日本帝国主义同样  

想把新韁纳入其领土， 已被纳入武装干涉的计划内。 中国共产 

党反对新禮民族那样的“民族自決”。在这样的“民族自決”下各 

民族鏈续受到封建寄生虫的领导，成为互相压迫的帝国主义的  

帮凶，是在从事冒险活动。 中国共产党主张新禮各民族结成统  

ー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把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革  

命結合起来，同时对已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国必须采取亲善  

友好的态度 。 64

考虑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能够推测出这种 

说法其实具有为苏联的新疆政策辩护的意识。但是从这篇文章的 

整体思想中，又能听出这样的意思：在新疆支持汉族统治者未必 

意味着放弃支持新疆当地居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实上，在新疆 

的双重政治权カ结构下，苏联也在不断强化它和当地民族势カ之 

间的关系。

如图4-3所示，秘密警察的民族部门都由共产国际人员或经历 

苏联留学的人掌控。在当地民族人口集中地区、如哈密行政区的



公安局长和喀什噶尔行政区的公安局长等都由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 

人员出任，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的会长也是苏联派来的曼苏尔先生 

(M ansurA pandi)担任。据说这位曼苏尔先生和暗什喝尔公安局长卡 

迪里•哈吉（K adirG haji)都是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出身，他们向维吾尔 

人宣传“民族革命”的思想，并且召募了许多情报人员。65这位曼苏 

尔先生，之后还会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大显身手。

而对盛世才来说，苏联与当地民族势カ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 

系，当然是ー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其原因有两条：ー是许多情况 

表明，苏联似乎对当地民族势カ仍抱有某种期待。维吾尔族领袖 

和加•尼亚孜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调解下就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 

后，他的周围常有许多共产国际人员，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也 

与和加•尼亚孜联系密切，并定期教授他“革命理论”。66ニ是在苏 

联军队的追击下逃往新疆南部的回族军阀马仲英，后来通过苏联 

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改善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1934年7月，马仲 

英率280名军官进入苏联，开始在军校学习军事指拝。67而马仲英 

与和加•尼亚孜的部队分别驻扎在和田和喀什噶尔地区。曾有传 

言，从1935年冬起，十名苏联军官和马仲英开始一起讨论中国西 

北地区的地理状况、国民政府军队的兵力配置，红军进入新疆时 

可利用的路线等。68综合以上事情，盛世才怎敢轻易断定苏联就没 

有抛弃自己、而在伊斯兰居民的地区—— 新疆另选一位伊斯兰教 

民族领袖的可能？

图4 - 3 盛世才时代的警察机关中民族部门的沿革图

新疆省政府政治监査总管理局第4科（民族科）：1934年成立。监视、揭发、检 

举当地民族居民的言论和行动。

科长—— 李山巍

副科长—— 卡迪里•哈吉（KadirGhaji, 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人

员）

新疆全省保安局第4科（民族科）：1934年改名。新疆全省保安局在各地设立保 

安分局。



(续上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第2科第4办公室（民族办公室）：1936年5月改组，下设 

文件处理、情报分析、审讯、翻译小组。

副处长、第2科科长—— 刘贤臣（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人员） 

副科长、第4办公室主任—— 萨义德•哈吉（SayyidGhaji，苏 

联来的共产国际人员）

办公室第1副主任—— 亚萨维（Yasavi)

办公室第2副主任—— 巴扎尔•巴伊 （ Bazar Bay, 苏联来的共 

产国际人员）

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第6科（民族科）：1938年9月共产国际人员杂凑姆•哈吉 

(HashimGhaji)来到新疆为契机重建，下设6个办公室，第 1 

办公室以维吾尔人和塔兰奇人为对象、第2办公室以乌兹别克 

人和鞑靼人为对象、第3办公室以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对 

象各自从事情报收集和监视活动，第4办公室负责邮件的审 

査，第5办公室负责审讯，第6办公室负责翻译。

第 1办公室主任—— 图尔苏•萨比托夫 （ T h u n  Sabitow, 有苏联留学 

经历的维吾尔人）

第2办公室主任—— 图尔苏•塔里约夫CnirsunTariyow, 有苏联留学 

经历的维吾尔人）

第2办公室第2任主任—— 艾比江（Abijan, 1946年任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伊犁区公安局长）

第3办公室主任—— 巴扎尔•巴伊 （ Bazar Bay, 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人 

员）

第4办公室主任—— 阿不都克里木（Abdukirim, 有苏联留学经历的 

维吾尔人）

来源：笔者据赵剑峰：《新韁全省公安管理处的产生和没落》整理。

第三节盛世才的政治转向

1937年的第一次大清洗

盛世才在1967年时辩解说，30年代时自己之所以与苏联建立关



系，是出于当时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69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称， 

盛世才在接纳共产国际人员进入新疆时，曾对苏联提出三点要求： 

1 ,在新a 要优先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不搞阶级斗争；2 , 军队统 

率权和地方行政权要保持一致；3 , 他会尊重共产党的意见，但不能 

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71简而言之，盛世才之所以借助苏联カ 

量，不是出于信仰，而是为了确立并維持自己的统治。72

但是，在新疆之所以能够形成双重的政治权カ结构，也说明苏 

联同样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国家利益才开始支持盛世才 

的。于是，随着苏联势力对新疆政权的渗透和接近民族领袖，盛世 

才和苏联之间在这种双重权カ机构中的矛盾也就渐渐暴露了出来。

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干部徐梦秋，在经新疆前往苏联途中 

遭到盛世才的挽留，并于1938年1月被任命为新疆省教育厅副厅长。 

徐是第一个加入盛世才的迪化政权的中共干部。之后，1938年内至少 

有70人以上的中共干部，进入新疆并到盛世才的迪化政权中任职。73

很多评论家分析盛世才之所以在1937年启用中国共产党干部， 

是因为他大量驱除了（盛世才以前的）旧政权时代的官僚，所以出现 

了许多空缺需要人来填补。74从 1938年设立“新疆省政治干部人员培 

训班”以培养干部一事中看出，干部不足确是事实。但是，驱除旧官 

僚决不是启用中共干部的唯一原因。因为中共势力，早己在1937年 

4月得到盛世才的同意而进入新疆，并且为维护盛世才的政权做出过 

贡献。757月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还在迪化设立了 

“八路军代表处”，和盛世才结成了抗日民族统ー战线。76而盛世才 

驱除旧官僚，是在他1934年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的。所以，盛世才 

到1937年11月时才因驱除旧官僚而出现空缺因此以中共干部进行填 

补的说法，显得不合情理。

盛世才对中共干部加入迪化政权的邀请，据说是在与1937年 11 

月从莫斯科经由新疆返回延安途中的王明、康生等中国共产党“国际 

派”领导人会面时发出的。77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也因为王明、



康生向盛世才诬告王寿成等共产国际人员是“托派分子”而为人所 

知。78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中共干部被邀请加入盛世才的迪化政 

权一事，和新疆进行的“肃清托派分子”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就在1937年，盛世才捏造了“国际暴动阴谋案”，8月里以“汉 

奸”之名逮捕了一部分汉族官员，10月里以“托派分子”的名义逮捕 

了和加•尼亚孜等当地伊斯兰民族领袖，12月时又以同一名义逮捕 

了王寿成、万献庭、张义吾、刘贤臣等中国籍的共产国际人员。79 

盛世才之所以敢于在1937年后下半年进行数次政治大清洗，一部分 

原因也在于1937年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 

月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让盛世才借“肃清日本间谍”的名义消灭 

异己的行动带上了正当性的色彩。随着8月12日《中苏互不侵犯条 

约》的签订，“苏联将中国国民党看做是抗日力量开始帮助他们增强 

力量”，80因此暂时避开了对新疆的干预，这给盛世才的大肃清提供 

了绝好的机会。

但是，盛世才发动政治清洗的目标，主要是政权内部的实权 

者。从这里可以看出，盛世才进行肃清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进ー步强 

化自己的政治独裁体制。逮捕由共产国际派来参加盛世才的迪化 

政权的共产国际人员，不一定都是因为盛世才和被捕者个人之间不 

和，当然带着盛世才从苏联势カ那里夺回政治权カ的性质。毫无疑 

问，盛世才在1937年进行政治大清洗的原因，首先就是他对因苏联 

势カ的存在而形成的新疆双重政治权カ结构的强烈不满。盛世才的 

这ー想法，也可以从同一年时他又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 

在庇护新疆的“托派分子”，要求斯大林将其召回一事中看出。

当然，在1937年的政治大清洗之前，盛世才也并不是没有觉察 

到双重权カ结构的威胁。例如，为了掌握秘密警察，盛世才和苏联 

势カ多年以来一直进行着斗争。先于1934年将苏联籍副处长遣返苏 

联，后于1935年 11月又将王立祥遣返。之后，又利用各种手段限制 

秘密警察的权限，最终在1936年把保安总局改组为公安管理处。通



过将普通瞥察合并入公安管理处的方法，使苏联势力掌控的秘密瞥 

察变成了普通的公安警察。81

值得注意的是，大批中共干部进入到盛世才的迪化政权，是从 

1937年 12月大批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被捕后开始的。特别是中共干 

部被任命的职位，几乎都是被逮捕、革职的共产国际人员原来担任 

的职位。从这一事实来看，盛世才之所以邀请中共干部，只能是想 

用他们来替代中国籍共产国际人员的位置。

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ー个支部， 

它的行动还是要遵照苏联的指示。那么，盛世才用中国共产党来 

取代共产国际势カ的意图到底在于何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 

1937年时，盛世才虽然图谋从苏联势カ手中夺回权力，但同时他又 

不想彻底放弃苏联的支持。82

一部分史学家注意到了盛世才1937年政治大清洗和斯大林1936 

年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之间的关系。83但不得不说，他们这是仅仅看 

到了政治手法上的继承关系。实际上，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不仅在 

手法上，同时在制造ロ实方面也给盛世才提供了借鉴。即迫害任何 

自己不喜欢的人时，都可以随意加以意思模糊的“托派分子”这ー罪 

名。如果凭借这ー罪名逮捕共产国际人员，不仅不会看作是对苏联 

的背叛，而且可能被看作是在向斯大林效忠。与此同时，由于起用 

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填补“托派分子”留下的空缺，就使得苏联更加 

无法怀疑他的“忠城”。

向民族镇压政策的转变

1937年春，驻新疆南部喀什噶尔的和加•尼亚孜的部下麻木提 

师长的维吾尔族部队发动叛乱，驻和田的马仲英的部下马虎山师长 

也率回族部队加入叛乱。苏联通过“边务处”迅速获得情报，独自出 

动飞机、坦克，又组织柯尔克孜族的骑兵队镇压了叛乱。84



这场叛乱实际是为保护麻木提师长逃亡印度而发起的。85但是 

叛乱和镇压却有两点不明确的地方：一是麻木提师长为什么会想到 

逃亡？ニ是苏联一直同麻木提、马虎山的上司者保持良好关系，为 

什么这次却会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呢？

麻木提师长向南京秘密派遣代表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络的事情暴 

露，引起了苏联和盛世才的愤怒，才是回答这些疑问的关键。86为 

了对付这位和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秘密联络的麻木提师长，盛世才采 

取逐个收买其部下亲信的做法。87而苏联则对于即使己经投降的叛 

乱官兵，仍然实施了大屠杀。这一点可以说明：苏联对麻木提试图 

将国民政府势カ引入新疆的行为非常不满。88

“麻木提、马虎山叛乱”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它还让苏联 

无法继续堂而皇之地与和加•尼亚孜等民族势カ进行接触，失去 

了利用和加•尼亚孜等当地民族势カ牵制盛世才的可能。同时， 

因为伊斯兰民族的武装势カ己在镇压这场叛乱的过程中被彻底消 

灭，这让盛世才当初邀请和允许民族领袖进入迪化政权的理由也 

不复存在。

在1937年10月12日，盛世才突然逮捕了和加•尼亚孜。89以此 

为开端，他又逐个逮捕了维吾尔族出身的新疆省政府农矿厅长、回 

族出身的新疆省政府民政厅长、哈萨克族出身的新疆省政府建设厅 

副厅长及阿尔泰行政区秘书长、蒙古族出身的省政府顾问等许多当 

初加入了迪化政权的各民族领袖。逮捕和加•尼亚孜的罪名是 ：他 

秘密派遣心腹前往绥远和日本的特务机关联络，企图在新疆建立伊 

斯兰国家。90但是，这完全是盛世才的捏造。91从这时开始，盛世才 

放弃了在“民族平等”口号下对其他民族领袖进行招抚的政策，开始 

对民族领袖人物进行镇压。

和加•尼亚孜当初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的劝说下答 

应就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时，阿布列索夫曾向和加•尼亚孜承诺ー 

定保证他将来生命的安全。但是，盛世才在和加•尼亚孜被捕一周



后，都没有告诉阿布列索夫逮捕和加•尼亚孜的消息，92这一事实证 

明，盛世才对当地民族势カ的大清洗，是在没有同苏联进行协商的 

情况下独自进行的。

1934年以来，毎年由省政府派遣百名新强青年到苏联国立中亚 

大学留学一事，1937年里也被突然停止。93很明显，盛世才不希望 

新疆当地的伊斯兰民族居民和苏联之间建立亲密的联系。1937年的 

大清洗中盛世才之所以同时将矛头指向以和加•尼亚孜为首的民族 

领袖和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为首的苏联势力，也是出于 

这样的考虑。換言之，盛世才对双重政治权カ结构下苏联势カ和民 

族领袖之间逐渐加强联系的反感，是导致他改变民族政策的最重要 

原因。

1940年政治大清洗的目标

但是，盛世才于1938年9月访问莫斯科。在莫斯科时，为了表 

示对苏联的忠诚，他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申请。94 

没有了苏联的援助，盛世才不仅无法独霸新疆，甚至难以维持新疆 

的经济。这就是当时盛世才仍然不想破坏与苏联友好关系的原因。95

盛世才在苏联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意味着他巧妙地掩盖了在 

1937年的政治大清洗中迫害苏联势力的事实。但是，盛世才也没 

有想到，他这种欺骗苏联的表演却是作茧自缚。96也许是被盛世才 

的表演蒙混了眼光，共产国际在1938年9月时又向新疆派出了共产 

国际人员。这次是将苏联中亚突厥居民出身的哈西姆•哈吉（ Hasim  

G haji)派往迪化设立省公安管理处第六科（民族科），通过曾在苏联 

受训的维吾尔族公安局副处长库尔班•尼亚孜（K urbanN iyaz)，以及 

新疆各地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中亚突厥民族出身的公安局局长、副局 

长等，重新组织了侦察和分析民族动向的情报网。97不仅是在1937 

年政治大清洗后被盛世才任命的省公安管理处处长无法控制这张情



报网，就连边务处那边的人事权也仍由陈培生掌握，盛世才依然无 

法过问情报机关的事务。 M

为了进行対抗，1939年盛世才在公安管理处之外另设视察处， 

切断了第六科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99盛世才还在这ー时期开始 

设立他个人的秘密情报组织“六星社”。100但是，苏联势カ和新疆的 

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中断。1937年政治 

大清洗之后，许多居民出于自我防卫的意识纷纷通过苏联驻迪化总 

领事馆和驻喀什噶尔、伊犁、阿尔泰、塔尔巴哈台领事馆取得苏联 

国籍。各种苏联代表团、调査团与当地居民頻繁接触。由于持有苏 

联国籍的人来到新疆不需要入境签证，许多苏联所属中亚地区的突 

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进入新疆，加深了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具有 

共通之处的新疆居民之间的联系。11)1

1940年春天，盛世才开始实施第二次政治大清洗。盛世才以受 

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在新疆北部计划建立“哈萨克.蒙古共和国”的 

罪名，逮捕了以阿尔泰区专员沙里福汗(X aripkan)为首的哈萨克族 

领袖；以在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地区计划建立“维吾尔斯坦伊斯兰共 

和国”的罪名，逮捕了省公安处副处长库尔班•尼亚孜和哈西姆•哈 

吉、財政厅副厅长库尔班•赛义提（ Kurban Sayit)、建设厅副厅长阿 

卜杜拉•大毛拉（A bdullaD am olla)等维吾尔族领袖；而且，以“日本 

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逮捕了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102盛世才捏造的 

这三大阴谋集团的成员，实际上都是和苏联有着特殊联系的人员。 

盛世才甚至向斯大林报告，断言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是阴谋的幕 

后主使人。 1M

1940年的政治大清洗既是以扫清迪化政权内部的苏联势カ和亲 

苏势カ为目的，又是盛世才強化民族镇压政策的象征。新疆南部的 

柯尔克孜族居民，因为在1937年受苏联的指示组织了骑兵部队，协 

助镇压了“麻木提、马虎山叛乱”而逃过盛世才的第一次政治大清 

洗。他们的领袖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IsakbekM unonow)，在



1941年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的哈萨克ー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会长， 

但是1942年4月在被盛世才逮捕之前逃亡到了苏联。104此外，盛世 

才还在1939年冬设立了“没收枪弹委员会”，为了要挟各民族交出 

枪弹，他将众多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领袖软禁在了迪 

化。盛世才的民族镇压政策，开始遭到各地民族的反抗。1940年2 

月，阿尔泰的哈萨克族举行了暴动。 1M

对中国共产党势カ进行镇压的理由

在 1940年的政治大清洗中，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被作为三大阴 

谋集团的主帅，和众多新疆学院的学生一同被盛世才逮捕。106杜重 

远是盛世才亲自邀请来的著名知识分子，他曾经把新疆学院的校风 

定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这和毛泽东所倡导的延安“抗日 

军政大学”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极其相似。从此可知， 

杜重远具有亲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傾向。107因此许多人指出，盛世 

才逮捕杜重远的行动，实质上是想破坏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社会基 

础。ie8盛世才为什么会对自己邀请来的中国共产党下手呢？原因应 

该是他对在1937年到1940年的两次政治大清洗之间迪化政权内部中 

国共产党势力的发展感到了威胁。

杜重远（1898-1943)



如前所述，中共干部之所以参加了盛世才的迪化政权，是出于 

盛世才的盛情邀请。为了此事，1938年初，盛世才还曾向延安赠送 

了20台满载物资的卡车以表示感谢。109当初，盛世才的确对中共干 

部表现出极大的好感，他任命毛泽东之弟毛泽民为新疆省财政厅厅 

长，之后又将中共干部安排在教育厅厅长、边防督办公署会计处处 

长、哈密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田行政区警备司令官和行政长官等重 

要职位上。

毛泽民（1896-1943〉

盛世才还曾很友善地接待了进入新疆的中共红军。 据被他 

从红军中选拔为反帝会秘书兼秘密审判委员会委员长的黄火青回忆 

说 ：1937年到1938年间，盛世才一切事都和我们商量，对我们的 

提案ー概接受，尽可能地满足我们的要求。盛世才甚至提议由中共 

新疆代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和盛世才本人组成ー个小委员会。而 

从1939年起成为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最初对盛世才的印象 

是 ：在国际问题上听从莫斯科的意见，而在国内问题上听从延安的 

意见。 m

盛世才之所以和中国共产党联合，是以“亲苏”、尤其是“共同抗 

日”为“政治基础”的。m 正是通过宣传这一政治基础，盛世才得以 

向中国社会表明了他掌握新疆政权的正当性，并且获得了动员新疆 

社会民众的借ロ，这些在盛世才维持新疆统治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



用。1938年初，新疆“反帝会”实施第二次改组，实际运营都被委托 

给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会员数在两个月间就增加了 3,000人。113在 

王寿成指示下创建的新疆学生联合会及新疆妇女协会，1938年起也 

变成由中共干部负贵。114包括维吾尔族学生在内的新疆学生运动的 

内容是“抗日宣传”。"5不久，迪化就得到全国“第二延安”的美誉。 

从1938年到1939年，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等许多著名的中国知识 

分子先后来到新疆，参加了盛世才的迪化政权，井向全国宣传赞美 

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

然而，盛世才向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的亲近也是有限度的。中国 

共产党势カ进入新疆时，不得不与盛世才立下三项约定：在新疆“不 

宣传共产主文”、“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当地不动员人加入 

共产党”。116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确实没有招收新党员，但由于新疆 

是通往苏联的唯一通道，中共在新疆安排了重量级的领导人，117积 

极致カ于大众动员，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其影响カ日益得到增 

強。118例如，中共干部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育长时期，新强学院 

的很多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林基路反对吹捧盛世才。119他 

在1938年10月担任第三届新疆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期间，擅自在大 

会手册上印刷了毛泽东的照片，从而激怒了盛世才，被下放到阿克 

苏去担任行政区的教育局长。12(>

但是，为了进行组织活动，进入新疆的中国共产党干部自己还 

是建立了党组织。121同时，在中共干部进入盛世才的迪化政权以 

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问题上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示的组织原则ー 

直得到延续。按照盛世才的命令跟踪中国共产党新疆代表的特务曾 

向盛报告：“延安代表与苏联领事经常接触，据统计自[1938年]5月 

7 日至6月2 日该代表团到苏联领事馆凡11次，商洽内容不详。”122

总之，1937年大清洗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势力在新疆的增 

长以及其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新疆重新构筑起了一个将盛世才排 

除在外的政治权カ体系，这种情況使盛世才再次感到政治上的威



胁。1231939年初，盛世才开始削弱中共势力，许多中共干部逐渐被 

派往语言不通的新礓南部的维吾尔地区。1M9月盛世才向经由新疆 

访问苏联的周恩来提出把中国共产党新疆代表邓发召回延安。125接 

着，1942年8月，盛世才趁苏德战争中苏联的一时失利之机而对苏 

联和中共反目，驱逐了所有苏联人员，逮捕了所有中共干部，126开 

始积极倒向国民政府ー边。127

小 结

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政治过程，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值得注意 

的是，盛世才在政治路线上的转换，从时间来看，恰好与其民族政 

策的转换时期相一致。

1933年至1937年夏为第一个时期，这是盛世才开始采取亲苏政 

治路线的时期。但是，他走“反日”、“亲苏”路线的目的，不过是为 

了利用苏联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力量，确立自己在新疆的统 

治地位，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对他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民族 

对立和民族冲突问题。

1937年夏以后至1940春为第二个时期，这是盛世才逐渐开始与 

苏联势力进行对抗的时期，该时期也是盛世才的民族政策由招抚转 

向镇压的时期。因为迪化政权内部双重政治权カ结构的形成，更由 

于在这种双重政治权カ结构之中苏联势力与民族领袖逐渐建立起了 

亲密的关系，严重威胁到了盛世才的独裁统治。所以，盛世才开始 

转变政治路线，并借着苏联国内进行政治大清洗的机会，反复进行 

以政权内部亲苏势力和民族势カ为目标的政治大清洗。

1940春以后至1944年为第三个时期，也是盛世才最终走向与苏 

联反 @、并对伊斯兰民族居民公开进行大镇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 

里，中共势カ进入新疆后开始逐渐形成新的双重政治权カ结构，当



地的伊斯兰居民也开始抵抗盛世才的统治，而面临以上难题的盛世 

才之所以与苏联最终反目，是因为他已经感到再也无法继续利用苏 

联力量帮助自己维护统治了。

总之，盛世才的政治路线与民族政策之间存在着ー种互动的关 

系。之所以如此，原因既在于盛世才的政治野心，也在于苏联新疆 

政策的自私性质。苏联在新疆的活动，基本上是出于本国的利益。 

所以在选择了支持盛世才的同时，一面追求新疆的政治权力，使迪 

化政权中形成了双重政治权カ结构；一面利用这种双重政治权カ结 

构，強化与当地民族势カ之间的关系。这使得盛世才在決定政治路 

线时，不得不将它与民族政策联系在一起考虑。

民族镇压政策当然会招致反抗，増加民族冲突的机率。同吋， 

与支持自己得以确立和维持统治地位的苏联反目，当然地招来了苏 

联的强烈反击。以此为契机，苏联放弃了支持汉族统治者盛世才的 

政策，改为支持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独立运动。因为这样既可 

以推翻盛世才的统治，又可以达到控制新疆地区的目的。哈萨克一 

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会长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于1942年4月逃 

亡苏联，在其前后，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的领袖也纷纷从 

新礓消失而出现在苏联并开始接受训练，阿尔泰区的哈萨克人起义 

势カ也在外蒙古与苏联的支持之下渐渐壮大，新疆社会正在快步走 

向一个新的大规模民族冲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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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苏联支持的中国突厥系伊斯兰民族 

居民的“圣战”

第二次独立运动爆发和伊宁起义

1944年夏，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在伊犁地区爆发。1第 

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时被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称 

为“十一月革命”，现在在中国被称为“三区革命”。虽然都称为“革 

命”，但其意味却有所不同。毛泽东在1949年8月给“革命”领袖阿合 

买提江•哈斯木(A hm atjanK asim i)的信中说：“你们多年的奋斗是我 

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将其定义为“民主革命”。2但 

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自己在1946年说道：“我们进行的是民族革 

命”，把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定义为“民族革命”。3

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从其性质上来看，究竟是民主革 

命，还是民族革命？本章主要把焦点置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 

府”成立以前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反政府活动上，通过分析第二次东 

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源地—— 伊犁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建 

立的秘密组织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政治主张、组织状况以及伊宁起 

义前的活动全貌，探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在1944年再次爆发的原 

因和“革命”的性质。本章依据资料主要为秘密组织的传单、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公文及当事者的回忆，以及笔者对当事者的 

采访等。

第一节民族主义秘密组织及其政治主张

“ W hy we are fighting”和 《我们为什么要奋斗》

关于20世紀40年代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建民族主义 

秘密组织的研宄几近空白。虽然这有点不合常理，但是也可以反映 

出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等所造成的研究上的困难。在这种情況下，

当时的美国驻迪化领事提瓦(Tihw a)在1945年9月25日递交给国务 

卿的报告书“ Rebel Objectives in Sinkiang”应该具有特殊的价值。4因 

为，这个报告书后面附了四份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的传单和“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文件的英文译本。其ー为署名“ The National Freedom  

G roup”（民族解放组织）、标题为“ W hy we are fighting”（我们为什么 

要奋斗）的文件。

这些传单的存在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可从未公开出版的《吴忠 

信日记》得到确认。5在1944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当时的新疆省 

主席吴忠信摘录了由新任伊犁专员平戎所带来的“民族革命委员会” 

的《我们为什么要奋斗》的概要。6此摘录和“ W hy w e a r e fighting”的 

内容大体上一致（参见表5-1)。从吴忠信1945年1月11日的日记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天提瓦还曾向吴忠信询问伊宁起义现况，之后 

表示想通过传媒引起国际社会对此事的关注，向吴忠信提出请求， 

希望能够提供与新疆的政治形势有关的资料，并得到了吴忠信的同 

意。7总之，不能否认存在着英文的“ W hy w e are fighting”即是汉语 

的《我们为什么要奋斗》的全文译本的可能性。



表5-1 “ W hy we are figh ting”与{我们为什么要奋斗》比较表

w W hy we are figh ting” 《我们为什么要奋斗》

构成分为三部分： 构成分为三部分：

1.成立民族解放组织的理由 1.成立民族解放组织的理由

2 .民族解放组织的斗争目标 2 .民族解放组织的斗争目标

3 .呼吁大众加入组织 3 .呼吁大众加入组织

成立理由： 成立理由：

1.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故乡 1 .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故乡

2 .我们的同胞是哈萨克斯坦、吉尔 2 .我们的同胞是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鞑靼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鞑靼

斯坦的突厥居民 斯坦的突厥居民

3 .中国人入侵，掠夺和迫害，被蔑 3 .中国人入侵，掠夺和迫害，被蔑

称为新疆或中国西部，许多亲人 称为新疆或中国西部，许多亲人

死于反抗 死于反抗

4 .从 1937年开始，在盛世才的镇压 4 .从丨937年开始，在盛世才的镇压

下，以和加•尼亚孜和赛里甫汗为 下，以和加■尼亚孜和赛里甫汗为

首的许多民族领袖被杀害 首的许多民族领袖被杀害

5 .中国统治者向新疆殖民地移民中 5 .中国统治者向新礓殖民地移民中

国人和东北人共计100万 国人和东北人共计100万

为了反抗而成立秘密组织 为了反抗而成立秘密组织

组织名称为“民族解放组织” 组织名称为“民族革命委员会”

目标> 目标>

1.驱逐中国人的统治 1.驱逐中国人的统治

2 .实现民族平等 2 .实现民族平等

3 .建立议会制民主政府 3 .建立议会制民主政府

4 .实施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制 4 .实施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制

5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5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6 .恢复各民族文化协会 6 .恢复各民族文化协会

7 .废除警察政治 7 .废除警察政治

8 .实施政治自由 8 .实施政治自由

9 .建立与苏联的友好关系 9 .建立与苏联的友好关系

10.减轻税费 10.减轻税费

11.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11.保陣宗教信仰自由

12.驱除中国殖民者 12.驱除中国殖民者

13.发展农业 13.发展农业

14.废除无偿劳动 14.废除无偿劳动



(续上表)

来 源 ： 来 源 ：

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提瓦： 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

“ Rebel Objectives in Sinkiang” 《吴忠信日记》

(1945年 9 月 2 5曰） (1944年 12月 16日 )

来源：笔者制作。

报告书和日记的记载有差异的地方只有ー个。那就是在“ Why 

we are fighting”上署名的是“ The National Freedom G roup”（民族解放

组织)，在“我们为什么要奋斗”上署名的是“民族革命委员会”。“解 

放”和“革命”的差异可以被认为是因为将维吾尔语翻译为汉语时出 

现的错误而造成的。

A zadlik T axkilati (解放组织）成员

其实，在许多维吾尔语文献中，伊犁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 

居民的秘密组织都被直接称为Aztw仙troxW /flrt(解放组织)，其中很 

多文献的维吾尔语表述中没有“民族”ー词。当然，其中许多维吾尔 

语文献写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尤其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边境民族反対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解放”，被改造为阶级解 

放的“解放”，甚至表述为“革命”都并非不可思议。正如模仿“中华 

人民共和国”，甚至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也相应地变为“东 

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一祥，得到了许多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参加



者的普遍默认。总之，尽管各种文献对这个由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 

成立的秘密组织的名称有各种不同表述，但其正式名称应该就是Mini 

AzadlikTaxkilati(民族解放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之所以应该引起注 

意，是因为它日后成为了领导第二次东突厥独立运动的核心组织。

汉族政权的“非法性”和“野蛮性”

从内容上看，《我们为什么要奋斗》（以下简称《奋斗》）主要由三 

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说明成立民族解放组织的理由；第二部分提出 

民族解放组织的斗争目标，即东突厥斯坦未来理想的社会、国家面 

貌 ；第三部分呼吁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要关注到自己的民族已濒 

临生死存亡境地，因而应该积极参加民族解放组织的活动。

《奋斗》实质上就是“民族解放组织”的政治宣言。这ー政治宣言 

最令人瞩目的，是它非常强调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 

柯尔克孜族和塔塔尔族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和地域（“东突厥斯 

坦”）之间的联系：

我们的祖先把我们居住的地方称做东突厥斯坦。 自古以来，维 

吾尔人、塔兰奇人、8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鞑  

靼人都居住在 这里，現在这里依然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这里有 

四百万人ロ，而这些民族占到三百万人以上，因为这个理由， 

这个地区一突厥斯 坦 一 曾经被称为突厥民族的心脏。……我们 

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我们是突厥民族的东方部分，其它的部  

分在苏维埃联邦。

主张民族和土地之间的一体关系，实质上就是主张民族对领土 

的权利。《奋斗》文中的“故乡”（英文版本为native place)，应该就是 

维 吾 尔 语 的 翻 译 。v̂ ta n不仅仅是“故乡”，同时具有祖国的意 

思。“奋斗”之所以主张东突厥斯坦是维吾尔族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



生长养育之地，就是为了说明这片领土的所有权仅仅属于突厥系各 

民族居民。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对于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同时建立 

在“民族自立”的认识之上：“居住在东突厥斯坦的十四个民族中，有 

十个民族在任何时期都和中国没有民族的、种族的、文化的关系， 

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无权统治这片土地，換言 

之，就是主张这片土地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应 

该从中国独立。

在《奋斗》中,“东突厥斯坦”被用来指新疆全境。因为《奋斗》提 

到，“东突厥斯坦”被中国“占领”后，“我们的地域开始被称为中国 

西部或新疆”。“东突厥斯坦”等于新疆全境的说法，这是在东突厥斯 

坦独立运动中首次出现：而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 

和塔塔尔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都被当做“东突厥独立运动”的主 

体，这也是与参加者都是维吾尔族人的“第一次东突厥独立运动”所 

不同的地方。《奋斗》的起草者显然明白，如果不把维吾尔族以外的 

其他突厥系伊斯兰民族都包括进来，“东突厥斯坦”就无法涵括整个 

新疆地区。

为了主张独立运动的正当性，《奋斗》除了将对领土的权利作为 

民族独立的最大的理由之外，还激烈谴责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社会 

实施了残暴的统治：

中国人从戈壁沙漠对面遥远的中国入侵我们的东突厥斯坦，利 

用我们渴望和平的心理和诚实，用军队和皮鞭获得统治权。他 

们 压 迫 我 们 比 对 待 家 畜 还 要 残 酷 。他 们 是 世 界 上 最 落 后 的 民  

族 ，不 能 带 给 我 们 幸 福 快 乐 的 生 活 ，不 能 提 高 我 们 的 文 化 教  

育 [水 平 ] ,不 能 改 善 人 民 过 去 的 生 活 状 况 。相 反 ，他们掠夺我  

们 ，像对待奴隶ー样对待我们，把我们当成文盲推入黑暗之中。

《奋斗》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在政治层面的压迫和在经济层面的压 

搾，还特别提出了文化教育的问题。这说明，在促使运动发生的诸



多原因之中，的确有对民族文化衰退的危机感在内。在这里，让人 

想起浦野起央在《民族独立论》中对民族问题发生原因的分析：“少数 

民族的存在，常常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少数民族问題。‘少数’（被 

统治者）民族由子‘多数’（统治者）民族的攻击和同化政策而产生民 

族灭绝的危机意识，提髙民族自觉意识时，就会要求与‘多数’民族 

的平等，以及要求恢复权利、自治和独立等，由此开始产生少数民 

族问題。”9民族解放组织的建立的确有这样的背景：“我们组织民族 

解放组织的目的，是从残酷的中国统治中解放我们的人民，使这些 

被中国压迫、屠杀、压榨的民众，重新恢复作为拥有自由、平等、 

财富、教养和幸福生活的民族。”

就这样，继承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以颠覆中 

国在新疆地区的统治为根本目标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逐渐 

兴起。只是，运动的中心地域不再是天山南部，而是天山北部的、 

位于中苏边境地区的伊犁地区。

从盛世才到吴忠信

由中国国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于1944 

年10月4 日来到迪化上任。1°但是就在仅仅三天之后的10月7 日， 

巩哈（即今尼勒克，N ilka)县城就被当地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反政府游 

击队攻陷。所以，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导火索毫无疑问是 

在前任主席盛世才的统治时期留下的。

正如前一章探讨的那样，盛世才的民族政策之所以从招抚转向 

镇压，原因在于他对因苏联势力的存在致使新疆政权形成双重政治 

权カ结构现象的強烈不满。但是因为这种双重政治权カ结构不仅表 

现在政治权利上，同时也表现在民族问题中。因此盛世才的反苏政 

策不仅损害了苏联在新疆的利益，同时给新礓当地各个民族带来了 

灾难。



吴忠信（1884-1959}

盛世才与苏联的反目，导致苏联停止了向新疆出口エ业产品。 

而商品供应上出现的短缺，又使新疆经济很快到了面临崩溃的境 

地。当地的伊斯兰民族居民也因而遭受巨大灾难，据说，当时死了 

人，“甚至连一块遵照穆斯林习惯包裹尸体的白布都找不到”。"

由于1942年开始统一新疆货币与内地货币，新疆的物价开始急 

遽上涨。例如面粉，如果以194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的话，1942年 

末达到了 865，1945年甚至达到75,000，就是说增长了 750倍。而据 

记载，194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200%。12《奋斗》针对经济的崩溃 

指责中国政府：“东突厥斯坦的人民自古以来就与苏联保持亲善关 

系，在通商贸易中也保持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突然被中国政府破 

坏，给我们带来生活和生产上的巨大困难。”当然，这里的“苏联” 

其实更多地可以理解为苏联的中亚地区部分。

在如此困难的经济状况下，盛世才对人民的掠夺也变得更加残 

酷。1943年，盛世才为组建新的骑兵部队，命令向当地游牧民族居 

民征收战马一万匹，这更激起了民众的不満。13

而从民族解放组织的政治宣言《奋斗》中可以看出，盛世才违背 

自己制定的“六大政策”，反复对当地伊斯兰民族居民实施镇压，是 

引起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1937-38年 ，盛世才转向民族屠杀政策，开始法西斯主又统治。 

这种法西斯主义把所有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们都看作敌人，盛 

世才和他周围的人认为东突厥斯坦民众都是敌人或下等民族， 

使用各种残暴的方法压迫我们。 1937-38年 ，以及以后的年代， 

和 加 •尼 亚 孜 、赛里 甫 汗 等 大 约 四 百 位 领 袖 被 逮 捕 、 审讯、杀

害。 ....为了终止其残暴的统治，为了我们民众的自由，战士

们在友情和正确的指导下应该团结起来。 因此，秘密组织一民  

族解放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 。 14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伊宁的秘密组织—— “民族解放组织”的领 

导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 budukarim A bbasow)本人也是盛世 

才实施民族镇压政策的直接受害者。他的父亲哈斯木（H asim)因与 

和加•尼亚孜之间的关系而被捕，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自己也被 

作为“反叛者子弟”而被流放到沙湾县（Saw an)。”

从1943年年初开始，国民政府势カ从军事、行政、政党三个方 

面逐渐进入新疆，开始威胁到盛世才对新疆的独裁统治。16为了维 

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盛世才在1944年发动了“八月政变”，逮捕了以 

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省建设厅长林继庸为首的国民政 

府派遣来的所有人员。17“黄林案”的发生，促使国民政府下定了直 

接控制新疆的决心。18为了预防盛世才的反叛，国民政府开始在新 

疆东部边界集结军队，并在8月29日公开宣布，任命盛世才为国民 

政府农林部长、吴忠信为新的新疆省主席。19这时的盛世才，再也 

找不到像当年的苏联那样来自外部的支援，在大兵压境、内外交困 

的情況下，盛世才不得不于9月11日黯然离开新疆，结束了他对新 

疆长达12年的独裁统治。

但是，国民政府势カ进入到新疆后，也无法马上解決盛世才政 

权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反而因为鼓励内地汉族向新疆移民，強化 

警察机关，在新疆设立相当于秘密警察的中央统计局（中统)、军事



统计局（军统）的办事机构—— 省督组、公警第二组等，更加引起了 

当地居民的不安。2°另外，新疆省代理主席、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 

绍良的部下，利用新疆和中国内陆的物价之差，使用军队的卡车、 

飞机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也给新疆的物价安定带来消极影响。21到 

1944年5月，大量的“中央军”被派遣到新疆。由于大批人的到来， 

更加剧了新疆经济的混乱，22这从吴忠信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

查新種現有中央军四个师，共 36,350人 。每师月米 8,000担 ，计 

共 需 30,000担 之 上 。新 種 实 无 能 力 负 担 ，其 不 足 之 数 ，势需从  

甘肃省运补^ 23

和蒋介石私人关系不错的吴忠信在就任新疆省主席之后，倡导 

重视“天理”、“国法”、“人情”，作为当务之急而提出三项具体政 

策 ：“清理监狱”（释放被投入监狱的无罪者)、“宣抚地方”（向当地 

的民族居民说明新政府的政策，平息他们的不满)、“敦睦邦交”（与 

苏联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24于是，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许多民族 

领袖被释放。另外，他还设立了由各民族上层的ー些人组成的安抚 

委员会，奔赴各地平息民族居民的反感情緒。

但是，1936年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 国民政府处理民族问 

题的最高机关—— 委员长的吴忠信推崇民族同化思想。据担任吴忠 

信秘书的曾小鲁说，吴忠信就任新疆省主席后发布通告，修缮各地 

的孔子庙、关羽庙并规定定期祭祀。吴忠信还支持国民政府的移民 

政策，鼓励向新礓迁徙汉族农民。25同时，他还反复强调：突厥系 

伊斯兰民族居民与汉族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他对当地各民族领袖们 

这样说道：

过去有很多人把汉回强分为ニ，认为汉族和汉回是两个不同的  

种 族 。这种论调细细考究，实在是不合理的。我可以明白告诉  

你们，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种族，一个血统^ 26



哈萨克为突厥族的ー个支系，…… 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 

的祖先，却是夏禹王，大家都知道，夏禹王也是汉族的祖先 。 27

据 历 史 的 考 证 ，维 族 的 祖 先 是 匈 奴 ，匈 奴 是 夏 禹 王 淳 维 的 后  

裔。 由此看来，夏禹王是维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为黄帝杆

辕氏，故维族同汉族ー样为黄帝的子孙， 从而可知，汉族

维族同是ー个祖先 。 28

很明显，吴忠信希望通过说明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让大家知 

道新疆当地的突厥系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ー员，进而通过强化国家 

意识来抵制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中可能出现的独立思想。

然而，“作为统治民族，如果只通过强调凝聚カ以消除离心力， 

反而可能造成多民族国家的崩潰”。29国民政府在同化当地居民的目 

的下诱导大批内地居民涌入新疆，以及各种政策中表现出的大汉族 

主义倾向，从心理上给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们造成了巨大 

的压力。对此，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的政治宣言《奋斗》如此控诉： 

“残暴的中国统治者，为了最终把这些孩子踩在自己的脚下，把东突 

厥斯坦民众从亲生父母（苏联）身边夺走并寄放在义母（三民主义）那 

里。”因为没有维吾尔语原件，很难说这句译文是否尊重了原义。但 

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他们根本就不愿承认自己与 

中国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并控诉中国也并没有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亲 

生的孩子而真正加以爱护。



第二节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 

反政府秘密组织和武装

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

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以及许多其他的资料来看，30伊宁 

的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是由12名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出身的成员构成 

的（表5-2)。主席伊力汗.吐烈（IlhanT ora)是十月革命以后从苏联 

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逃亡到伊宁的乌兹别克族宗教领袖。

表5 - 2 伊宁“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成员

姓名 民族 资料

伊力汗•吐烈 

(IlhanT ora)
乌兹别克

30多岁时从苏联中亚地区移居新 

疆，有影响カ的宗教人士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 Abdukarim Abbasow )
维吾尔

出生苏联，2 0多岁时举家移民到新 

疆，毕业于新疆学院附属高中

哈斯木江•凯木巴尔 

( Kasimian Kambm )
维吾尔

诗人，也被认为是一位受马克思主 

义影响的人物

穆罕默德江•买合苏木 

(M ahm autjan M ahsum)
维吾尔

出生在苏联，十几岁时全家移民新 

疆，知识分子

加尼•约尔达苏木 

(Jani Yoldaxup)
维吾尔 出生在苏联，20多岁时移民新疆

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 

( Rahimjan sabir G haji)
维吾尔 伊宁的大商业资本家萨比尔家族成员

阿不都鲁普•买合苏木 

(Abdurup M ahsum)
维吾尔 宗教人士，商业资本家

萨里曼•巴依 

(Salm an B ay)
乌兹别克

出生于苏联，后移民新疆，大商业 

资本家、大地主

祖农 •塔约夫 

(Zunon Tayof)
塔塔尔 留学苏联，拥有苏联国籍的知识分子



奥马尔江（ Omaij an ) 维吾尔？ 不明

木希姆丁 (Muhimdin) 维吾尔？ 不明

努尔丁 •别格（NurdinBeg) 维吾尔？ 不明

来潭：笔者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等编制。

然而，宗教领袖成为领导人与政治宣言《奋斗》中表现出来的民 

族解放组织的形象并不一致。尽管包括维吾尔族在内，新疆所有突 

厥系民族都是伊斯兰民族，民族解放组织在《奋斗》中也明确表示要 

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根本没有提及伊斯兰教在他们将要实现 

的东突厥斯坦国家中应该占据何种地位，《奋斗》本身也没有使用伊 

斯兰教式的书写方法。由此至少可以知道，民族解放组织政治宣言 

《奋斗》的执笔者不是一位伊斯兰教领袖。

但是在《奋斗》的第二部分中，却明确地提出，民族解放组织将 

“建立与強大的、自由的、幸福的友人—— 邻邦苏联之间紧密的、 

友好的、互相信赖的关系，并为建立我们的商人与苏联人之间更广 

泛的贸易关系而努力”。由此也可以知道，不是伊斯兰教领袖的《奋 

斗》的执笔者，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另外，因为《奋斗》中有“我们[维吾尔族]与哈萨克人、乌兹别 

克人、吉尔吉斯人、鞑靼人等民族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这种表迷， 

可以认为民族解放组织是以维吾尔族人为主体而组织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知道，民族解放组织主席伊力汗•吐 

烈不是政治宣言《奋斗》的执笔者，甚至不是确定内容之人。但是， 

关于民族解放组织的创立时期及创建人，各种资料、包括经历过这 

个时代的人们的回忆，都是说法各异。据哈吉姆•加帕尔 （ Hakim  

Jappar)的说法，民族解放组织是1943年末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 

夫的提倡下，由他和他的战友们创建的。31但是，据当时的维吾尔 

族知识分子组织的领导人安瓦尔.汗巴巴（ Anwar H anbaba)回忆，阿



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并不是民族解放组织的创建人，由于这个组 

织以前就已存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是1942年从沙湾县移居 

到伊宁市之后加入该组织的。32

然而这些说法中都存在一个问题，即把民族解放组织的前 

身——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秘密组织与民族解放组织本身混为ー 

谈。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以前就在伊宁成立了秘密组织，从其它当事 

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确认，这个组织在1944年以前就己经存在。按 

照赛福鼎•艾则孜（SaypidinA zizi)的说法，仅是由维吾尔族知识分 

子成立的秘密组织当时就有两个。ー个是由以赛都拉•赛甫拉约夫 

(SaydullaSaypullayow)为中心的、由从苏联中亚地区的塔什干留学 

回来的留学生们建立的组织，另外一个是以安瓦尔•汗巴巴为中心 

的、由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留学生们建立的组织。33但在此之外， 

据说还有另外ー个秘密组织，那就是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建 

立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组织”。34但是，这些组织都不是“民族解 

放组织”。

阿不里米提•哈吉约夫（A blim itG hajiyow)的说法与《三区革命 

伊犁州资料》的说法最为接近，即民族解放组织创建于1944年4月 

9 曰，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是创建人之一 。 35另外，按照参与了 

创建民族解放组织的赛福鼎•艾则孜的说法，也是阿不都克里木•阿 

巴索夫在1944年初将伊宁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组织统一到了一起： 

“阿巴索夫向大家提出，必须建立ー个纲领明确、观点正确的革命 

组织的设想”。他还屡次亲自劝说伊カ汗•吐烈，在得到伊力汗•吐 

烈的同意和帮助的基础上成立了以伊カ汗•吐烈为主席的民族解放 

组织。36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 

动是以居住在伊宁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为中心，并且从1943年末就 

己经开始兴起的；在民族解放组织成立以前伊宁市已经存在着维吾 

尔族知识分子的秘密组织，它是民族解放组织的前身；在创建伊宁



民族解放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 

索夫，而不是主席伊力汗•吐烈。

从以上事实中还可以看出，与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相 

比，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具有了一些新的因素和性质：虽然 

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仍然由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主导，但这些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是对苏联抱有亲近感的知识分子；参加者也由维 

吾尔族扩大到其他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而民族组织的政治宣言《奋 

斗》，应该就是由这些亲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执笔，并且反映了他 

们的思想。

关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主动吸收伊力汗■吐烈加入民族解 

放组织的理由，1944年参加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亚森•胡达巴尔 

迪(Y asinH udabardi)这样说道：“那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东突厥斯 

坦社会的]历史，是为了动员民众以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策略。”37 

民族解放组织是一个以“民族解放”为目标而创建的组织，38但维吾 

尔社会的现状却是 ：如果没有宗教领袖的帮助，就无法动员民众参 

加民族革命。因此，“极擅辞令，语言生动，很有吸引力。以宗教身 

份出现在群众中有一定感召力”的伊力汗•吐烈这位宗教领袖，引起 

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注意，并被推选为了民族解放组织的主席。39

但是，尽管伊力汗•吐烈被选为了主席，事实上民族解放组织 

的活动几乎都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決定，其指挥部会议也由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主持召开的。40其中ー个重要的原因，应该 

就是《新疆三区革命史》指出的那样，民族解放组织“是由苏联驻伊 

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直接领导的。”41也就是说， 

1944年4月成立的民族解放组织，实际上是由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领 

导，而宗教领袖伊力汗•吐烈之所以成为主席，不过是为了向维吾 

尔社会扩大影响カ而被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树起的一面旗子。



巩哈游击队

1944年8月中旬，在伊犁区巩哈县的乌拉斯台山（ Ulastay tag)， 

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成立了反政府游击队（以下称“巩哈 

游击队”）。8月17日，巩哈游击队袭击了进入乌拉斯台山的警察队 

伍，杀死了 10名警察。9月15日他们又击退了前来镇压的300名军 

人和警察。接着在10月6 日至7 日，游击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 

发起进攻，攻陷了巩哈县城。至此，巩哈游击队发展成为由三个大 

队构成的拥有800多名队员的大部队。42

巩哈游击队也是ー个追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组织。10月14日， 

为侦察当地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动向，被派往伊犁区的新疆省 

警务处副处长刘秉德在给吴忠信电报中报告说：

匪徒自 9 月 2 日由苏籍法提哈携带苏方供給武器潜入巩哈 [即今  

尼勒克县 ]乌拉斯台倡乱以来，用挑拨离间宣传， 离间其他各族  

反 对 汉 人 ，复以布疋、茶糖收买贪民，更以現品金提取牲畜， 

遂使初不过三十余人， 占地不过五十方里，但 为 时不过一月， 

竞能统六七百之众， 占领巩哈，揭起东突厥斯坦伪国之旗帜， 

使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 。 43

正如刘秉德指出的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援是巩哈游击队得以壮 

大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关于巩哈游击队的文字资料，所以我们无 

法搞清巩哈游击队在思想方面受苏联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但巩哈 

游击队的形成和活动内容清楚地反映出了它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

游击队的指挥部成员都是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出身。主要领导人 

有塔塔尔族的法提哈•穆苏里莫夫(Fatih M uslim ow) ,哈萨克族的埃 

克巴尔（A kbar)和赛义提（S ayit)兄弟，维吾尔族的加尼（Jan i)、哈 

米提(H am it)、奥斯曼（O sm an)等。44 一般认为，巩哈游击队是埃克 

巴尔兄弟为了获得武器去苏联的途中，与法提哈等偶然相遇，双方



得知对方具有武装反抗政府的意愿后共同发起成立的。

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埃克巴尔兄弟与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及 

其组织相遇的地方，不是在新疆，而是在与新疆接壤的苏联边境城 

市因塔尔加（Iyintalga)地区。45另外也有人说，他们的联合是由苏联 

边防部队促成的。据未出版的《尼勒克暴动回忆录》汉译本记载，苏 

联的边防部队的军官对前往苏联购买武器的埃克巴尔兄弟承诺会将 

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的组织和埃克巴尔兄弟一起派到伊犁地区，并 

为他们每人提供手枪和步枪各ー支。46由以上资料可以断定，反政 

府的巩哈游击队的确从形成时期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法提哈•穆苏里莫夫

但是，也有人说巩哈游击队只是从苏联边防卫队购买武器。而 

另ー说法是，苏联边防卫队最初向埃克巴尔兄弟提出要求，让他们 

从新疆方面带来马匹以交换武器。但却向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的组 

织无偿地提供武器。47也就是说，埃克巴尔兄弟和法提哈•姆斯里莫 

夫的组织开始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组织，苏联方面对待法提哈•穆 

苏里莫夫的组织和埃克巴尔兄弟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埃克巴尔兄弟曾经以偷盗家畜为生，因而多次被中国地方政府 

逮捕。48据说1944年7月，他们从监狱逃出，由于无处可去，才决 

心拿起武器反抗政府。49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是出于反抗民族压



迫的理由，而是纯粹出于生活上的理由，才自发地走上武装反抗道 

路的。人们说苏联最初并没有支持他们，也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由于埃克巴尔兄弟的出现，巩哈游击队就被政府方面称为了“六 

个盗賊”。然而，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在1943年以前是尼勒克县政府 

的土特产商品贸易公司（Y arlikM ahsu la tla rX irk itlxB axguruxO rin i) 

的副经理，因为得知盛世才政权要逮捕他的消息而提前逃入苏联。 

另ー种说法是，1944年初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突然消失，实际上是 

秘密进入了苏联。50也有人说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到苏联是在1943 

年9月。51《新疆三区革命史》虽然没有提供具体证据，但却直接指出 

法提哈■穆苏里莫夫等人是从1943年夏天即开始在阿拉木图接受苏 

联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训练结束后，于1944年8月被派回发动 

武装暴动的。52

总之，可以肯定，巩哈游击队的总指挥法提哈•穆苏里莫夫是 

个从过去就与苏联方面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在苏联期间，以他为中 

心，哈米提、奥斯曼、巴依丘林(Baychurin)、努尔（N ur)、乌舒尔 

(U xur)等从新疆秘密出国到苏联的维吾尔族人己经形成ー个组织，53 

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为了巩哈游击队的负责人。

推翻统治的共同手段

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在其创建之初，就与苏联有关。伊宁 

的“民族解放组织”实际上是作为“过渡性的统ー战线组织”而建立 

的，54因此网罗了从各个社会阶层出身的成员。如表5-2所示，“民 

族解放组织”的指挥部也是由三种类型的人构成的。即，以阿不都克 

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亲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以伊カ汗•吐烈为 

代表的宗教领袖阶层，另外商业资本家和大地主也进入了民族解放 

组织的指挥部。

就像传统的维吾尔社会里有“阿 克 萨 卡 尔 原 意 为 " 白



胡须”，即长老之意）一祥，尊重长者的习惯贯穿于维吾尔社会的各 

个领域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当中，阿不 

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年纪最轻，尽管如此，他却成了该组织事实上 

的负责人。55如果没有某种幕后的支持，很难想像阿不都克里木•阿 

巴索夫能够具有如此政治权威。从各种资料中能够看出，阿不都克 

里木•阿巴索夫的权威应该和苏联有一定的关系。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并没有留学苏联的经历。但是在13岁 

以前，他一直生活在苏联。1942年移居到伊宁以前，他还在沙湾县 

担任过苏联技术员的翻译，有过与苏联人亲密接触的经历。56尤其 

令人惊讶的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最初建立的“马克思一列宁 

主义组织”中甚至有苏联的情报局人员加入。根据伊犁地区公署科长 

文斐然（它是组织初期成员之一）的回忆，在最早的组织成员中，除 

了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汉族恋人杨凤仪，还有两名苏联领事 

馆职员，其中一人—— 瓦西里同时也是大使馆的情报人员。应该注 

意的是，这位瓦西里后来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的军事顾问，57 

并被任命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的上校。58前文己经提到，《新疆三 

区革命史》指出民族解放组织“是由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 

副领事波列索夫直接领导的”。但是由于该书没有提供资料依据，所 

以无法确认瓦西里是否就是其中一位。59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1921-1949〉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组织中有苏联领事馆的情报局人员 

加入，说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经常与苏联领事馆保持着联 

系。这也同时可以说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活动可能是在 

按照苏联的意图。据安瓦尔•汗巴巴说，按照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 

的分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任务是负责“革命的准各”。因 

此，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经常秘密去到苏联。60据此可知，从 

1943年末到1944年初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再次爆发，在以维吾尔族 

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族解放组织的活动中，苏联一直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1943年，也正是苏联在与德国的战争中取得斯大林格勒战 

役胜利的一年。换句话说，以当年2月的胜利为契机，苏联再次有 

了将目光转向东方的可能。为了恢复在新疆的影响，苏联开始支持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

实际上，参加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织的反政府秘密组织 

和武装组织的每个人，尽管他们民族出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 

及过去与苏联的关系都各有不同，但在为推翻中国统治这个共同目 

标下，绝大多数人都会乐意接受苏联的支援。与在新强南部爆发的 

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比较而言，在中苏边境地区爆发的第二 

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受了苏联的支援。

虽然苏联愿意支持新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进行独立运动是 

ー个重要的原因，但为什么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不是去向 

日本，也不是去向英国和美国，而是一致寻求苏联的支援，以他们 

为推翻中国统治的手段呢？这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地理方面看，苏联紧邻新疆，是与新疆交通最为便利 

的国家。因此，盛世才转向民族镇压政策以后，许多少数民族领袖 

和精英，特别是在盛世才与苏联的蜜月时期有过留学苏联的经历、 

对苏联抱有亲近感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都集中到了与苏联接壤的 

中国边境城市伊宁。61

其次，从时间上看，当时正是盛世才与苏联反目的时期。正如



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盛世才之所以改变民族政策，对各民族实施镇 

压，其实是对苏联势力向新疆政治、社会领域的渗透进行反击。在 

这种形势下，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对盛世才的厌恶情绪，也就很 

容易转化成为亲苏的思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

因为与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之间在民族、文化上 

的接近，使他们对苏联式的“民族解放”—— 设置各民族的加盟共和 

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己经明确表现在“民族解放组织” 

的政治宣言《奋斗》之中：“我们[维吾尔族]和哈萨克人、吉尔吉斯 

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等民族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在苏联，这 

些民族都能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加盟共 

和国”的“国家”假象，的确蒙蔽了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中 

的很多人。

第三节伊宁起义

起义中的阿不都克里木 •阿巴索夫和伊力汗 •吐烈

从1944年 10月到11月间，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达到了 

高潮。10月6 日至7 日，巩哈游击队攻陷了巩哈县城。11月7 日， 

“伊宁起义”爆发。起义后不久的11月12日，在伊宁城内成立了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 Xarkiy T\irdsitan Jum huriyiti)。

伊宁的维吾尔族大商人塔里加持•穆萨巴约夫（TarikatM usa- 

bayow) , 向新疆省主席吴忠信报告了伊宁起义的经过：

11月 5 日，伊 宁 已 发 現 苏 联 兵 及 哈 匪 共 约 十 余 人 ，黑夜藏匿友  

人家。是日，巩哈叛匪被我包围，6 日，匪北向突围，7 日，匪 

众千余，侵入伊宁，与伏匪内外呼应，事变遂起 。 62



发动伊宁起义，从而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推向高潮 

的组织，就是被称作“伏匪”的伊宁民族解放组织，和被称作“叛匪” 

的巩哈游击队。

伊宁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11月2 日，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霍尔果斯（Q orghas, 今霍城县）附近召开 

民族解放组织会议，決定于11月 10日在伊宁发动起义。但是，由于 

政府军开始在伊宁构筑防御阵地，起义提前到11月7 日举行。这个 

決定在11月4 日被送达巩哈游击队。11月6 日的晚上，阿不都克里 

木•阿巴索夫从苏联带领60余人组成的武装队伍通过边界秘密进入 

伊宁市内，建立了指挥部，“同伊宁解放组织商定，于11月7 日苏联 

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暴动”。63但是，从己经与尼勒克游击队取得联 

系一点上来看，决定发动起义的时间不会是6号晚上，当时只不过 

是阿巴索夫通知其他组织成员发动起义的时间而己。11月7 日，阿 

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率领部队进攻警察局，巩哈游击队也从郊外 

开始向伊宁市内进攻。64

伊宁起义本身的过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在区专员机关、警察 

局、电报局、发电站等地反复展开攻防战之后，12日政府军残部撤 

退到东北部的海兰巴克（H ayranbaq)地区，65至此，伊宁城内基本上 

被起义军控制（参见图5-1)。但是，当地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突厥 

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是否参加了战斗？如果是，他们又是如何被组织 

和动员起来的呢？关于伊宁起义的全过程，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甚 

明了之处。

在起义指挥部，除了队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外，担任联 

络官的是民族解放组织指挥部的成员、伊宁的大商业资本家拉希木 

江•萨比尔•哈吉 （ Rahimjan S ab irG haji)。另ー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 

民族解放组织主席伊力汗•吐烈当时也出现在起义指挥部里。

伊力汗•吐烈的工作是唤起起义者的宗教仇恨心理。在11月6 

日深夜的指挥所会议中，伊力汗•吐烈做了这样的演讲：“为了神圣



的伊斯兰，在安拉指引的道路上我们举行圣战。牺牲者将成为殉教 

者，幸存者将成为哈吉[己履行穆斯林朝觐麦加义务之人]。”66

图5 - 1 伊宁市街道略图

来源：笔者根据《伊宁事变市区骚乱图》（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11

页）及当地调査手绘。

伊力汗•吐烈在伊宁起义中的作用一贯遭到否定。67但是“牺牲 

者将成为狗教者，幸存者将成为哈吉” （ Wayaf ZcflAwjた/wzi') 

这句话，后来成为了起义一方的ー个重要口号。68通过这点就可以



知道，伊力汗•吐烈的宗教权威在动员民众参加起义上毫无疑问是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伊力汗.吐烈（1885-1976)

为了民族独立的“圣战”

在12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伊力汗•吐烈发表了演讲，这里节取 

其中一部分：

醒 来 吧 ！醒来的时代来到了。真主是我们的信仰，穆罕默德  

是我们的圣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

国。醒来的时代来到了。 这些吸人血的汉人们对全人们实

行着惨无人道的压迫，人们受的痛苦达到板点了。就在这样情 

况下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全体人民在活不下去情况下  

拼一死，按照真主“给暴虐以惩罚的”意志，我们相信真主无  

疑的诺言。我们伊犁人民整个团结起来，用棍棒铁锤杈子起来  

反对横暴的政权而起又了。 团结起来的伊犁群众，家群众的カ 

量，就是真主的力量的诺言一祥，很短期间内把横暴汉人政杈  

推翻了之后，建立了我们的伊斯兰政府。汉族血腥的压迫的旗  

帜被我们踏在脚下变成了灰了。我们举起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



的有宗教意义的有月芽、星星标志，上面写着宗教口号大公无  

私的白色旗帜，我们保持这神圣旗帜的声香、尊严和 庄 严 。为 

了保全以上这些我们所有的穆斯林，所有的军人，整顿我们的  

队伍，拿起武器，按照穆罕默德圣人所说的为了反对横暴的政  

权不惜你们的生命和財产而战斗吧。在真主的指示下战胜你们  

的敌人，在 这一世幸福生活，到 后 世好进天堂，我们要实现这  

宝责的遗救 。 69

强调伊宁起义具有伊斯兰教因素，不仅仅只是限于伊力汗- 

吐烈的演讲中。几份资料及证言都提到，从起义爆发之日起，起 

义者就开始使用写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 

者”这样表明伊斯兰信仰的白色旗帜。™ —位当时参加伊宁起义， 

后来长时间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司令部中任部长的人物，在笔者 

的采访中证实，起义爆发时最常用的口号是“伊斯兰觉醒了”（/j/om  

a a j出W)。71毫无疑问，起义指挥部是在有意识地通过使用伊斯兰 

教的各种符号，让参加起义者们认为自己是在参加神圣的“伊斯兰 

圣故”。

另一位起义参加者，在他的回忆录中直率坦言：“否认三区革命 

初期提出过‘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U fl出y •/Mmiz/mririnf 

‘为独立而战’ー类带独立性质的标语，以及‘牺牲者将成为 

殉教者，幸存者将成为哈吉’这样的口号，就是在掩盖事实真相。提 

出这些标语，是由当时的内外形势、历史条件決定的，我认为是它 

动员民众以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ー种策略。”72

“为独立而战”（Musto以///決 ATwrojc)，当然指的是脱离中国 

的独立。为了强调“独立”的正当性，伊力汗•吐烈在演讲中曾经激 

烈地攻击中国对“东突厥斯坦”（新疆）地区的统治：

所谓“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谬论，制造假历史  

的骗子们，应该听清楚，和 永远记住以下的事实：他 们 不要忘



记 ，东突厥斯坦英雄的儿女们，用棍棒攻击他们，他们忍受不  

了这种打击。 中国的官吏和帝王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杈，建筑 

了三千五百公里的万里长城，像害怕虞的兔子ー样跑到长城里  

面。这些事实虽然被汉族政府的历史学家们所隐瞒，但是全世  

界历史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太阳是不能被衣襟遮盖住的。…… 

汉人政府最好除去对东突厥斯坦领土的野心，而是想办法从日  

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下来解放自己的本土中国。不要把自己最  

富有、最 美 丽的土地、花 园 、山河，交给日本帝国主义，而来 

压迫东突厥斯坦的人们，侵略东突厥斯坦的领土 。 73

亲苏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形象，在伊宁起义的过程中基本 

上没有被强调。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这些人在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 

民族社会中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其领导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 

夫，当时只不过是一位23岁的青年。与此相反，伊力汗•吐烈作为 

一位权威宗教人士站到了第一线，它突出了伊宁起义的“为了使祖国 

东突厥斯坦从残暴的中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全民族的战斗”和“履行 

作为穆斯林的义务的圣战”的性质。很明显，起义指挥部这样做，就 

是为了动员更多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参加起义。事实上，也正 

是因为这一策略，使得起义的规模迅速扩大，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汉族居民的屠杀

但是，正是源于上述原因，伊宁起义中发生了对“异教徒”——  

汉族居民的屠杀。也许是出于对盛世才政权的痛恨，据说特别是与 

盛世才同乡、出身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人遭到大量杀害。74但是还是 

有许多资料可以证明，参加起义者不仅屠杀政府军俘虏，甚至许多 

普通的汉族居民也遭到同样命运。75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担任内务部长的阿不都克里



木•阿巴索夫，针对伊宁起义中发生的这种情况说过以下的话：“我 

们犯过许多错误。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没有区别压迫民族中的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是将他们[被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等同 

视之。，，76

东突厥斯坦临时政府后期的另外一位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 

木也这样说过关于民族问题，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时期，即 

在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武装起义阶段，不能说没有犯过错误。我们的 

民众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在伊宁、绥定以及其它地区推翻国民党政 

权、歼灭其武装势カ的时期，把汉族人民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等同视 

之，没能把汉族民众与少数派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压榨人民的国 

民党军，以及压迫民众的国民党警察区分开，持有汉族全部是敌人 

这样的错误思想。结果，我们把汉族同等对待，没能区分敌友，错 

误地对我们的朋友—— 汉族民众也进行了攻击。”77

从以上发言中也可以断定，在伊宁起义中屠杀汉族居民的做 

法，并不仅仅是一部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所为，而是出于运动 

整体的一种共识。而参加起义的部分维吾尔族当事者，在他们的回 

忆文章中强调，警察当局对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屠杀行为才是 

诱发屠杀汉族居民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警察当局在从伊宁城区 

撤离之前，杀害了大量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并把遗体投进警 

察局的厕所和井中。因为屠杀伊斯兰教徒，并把遗体抛弃在不洁的 

地方，強烈地刺激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对汉族居民的仇恨，所 

以发生了对汉族居民的屠杀。

由于不只一人提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被虐杀的事件，所以 

说它不可能是完全捏造。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回忆文章的 

作者都是伊宁起义的直接参与者，然而他们对发现遗体的场所和遗 

体数量的描述却不相同。

根据亚森•胡达巴尔迪和伊斯玛依尔•买合买提 （ Ism a ilo w  

M ahm m ut)所述，屠杀事件发生在绥定县瞥察局。但是，关于遗体



数目，亚森•胡达巴尔迪说是35人，78而伊斯玛依尔■买合买提却说 

是80人，79两者之间相差数字很大。而据赛福鼎•艾则孜说，遗体 

是在伊犁区警察局被发现的，将近100具。80在 1989年出版的曹达 

诺夫•扎伊尔（Saw danow Z ayir)的著作中，屠杀地点虽然和赛福鼎• 

艾则孜的说法相同，但遗体数量却被上升到238具这样ー个非常具 

体的数字。81值得注意的是，曹达诺夫在其1985年出版的另一本回 

忆录却记载说：尸体是在伊宁市警察局被发现的，数目是70具。82

这些记述上的差异，让人很容易察觉到这些曾经参加了伊宁起 

义的维吾尔族作者急于将起义中汉族居民被屠杀一事进行正当化的 

心理。但是，考虑到苏联军队也直接参与了伊宁起义的因素，旧政 

权的警察、苏联红军、甚至还有起义一方，宄竟是谁该对那35名或 

238名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死负责？在没有确切资料的情況下， 

今天我们尚且不能轻易做出结论。但在当时，起义指挥部却马上开 

始大肆宣传对维吾尔族居民的屠杀，死者的照片也被公布于众。由 

此可以看出，起义指挥部是在利用这次事件，煽动突厥系伊斯兰民 

族居民的仇恨心理，从而动员他们参加起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伊宁起义中之所以出现对汉族居民的屠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 

起义指挥部的煽动。

第四节伊宁起义的胜利与苏联的支援 

伊宁起义计划与苏联

巩哈游击队与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虽然同样致カ于东突厥斯 

坦独立运动，但两者在起义之前未必就有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 

系。的确，参加过伊宁起义，1945年4月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 

(民族军）政治部干事的曹达诺夫•扎伊尔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过：“尼



勒克[即巩哈]的各族民众，在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的直接的指导和 

支持下，在埃克巴尔和法提哈的指导下，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 

起义，建立了武装组织。”83但是除此此外，曹达诺夫对于伊宁的民 

族解放组织“指导”巩哈游击队的上下级关系，并没有举出任何具体 

的事例。

笔者曾在新礓乌鲁木齐市就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过程采 

访过几名当事人。在接受采访者中间，有人指出曹达诺夫回忆录的 

大部分可信，但在关于苏联的部分上却隐瞒了一些事实。事实上， 

除曹达诺夫的回忆录外，没有任何直接或旁证资料可以证明在起义 

发生之前，巩哈游击队和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有过组织上的联系。 

由于这两个组织创建于不同地区，组成人员也各自不同，所以当然 

可以认为，只有在对双方来说都有权威的第三者从中联络斡旋，双 

方才能够在伊宁起义中做到互相配合。尤其是对于巩哈游击队来 

说，伊宁城并不是他们曾经活动过的地区。

从维吾尔语文献中可知，这个斡旋者正是苏联方面。据ー些文 

献记栽，11月4 日，三个苏联人来到乌拉斯台山中的巩哈游击队的 

驻地，交给了法提哈•穆苏里莫夫十三把自动步枪，“传达了上司的 

命令，即尼勒克的游击队进攻伊宁。而且传达说当武装组织从东面 

进攻伊宁时，伊宁的革命家们将从西面发起进攻”。84《新疆三区革 

命史》的观点也与此相近，提出是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派人来要求游击 

队进攻伊宁以便配合伊宁民族解放组织的暴动。85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10月时在芦草沟地区，亲苏的俄国流亡者创 

建了武装组织。在伊宁起义前夜，即11月6日，这个武装组织攻击了芦 

草沟的警察局，截断从乌鲁木齐到伊宁的交通线，从而使政府军无法向 

伊犁地区派遣支援部队。86三个原本来源、组成和活动地域都不同的组 

织，如果不是有ー个对三者都具有权威的一方从中撮合和周密安排，无 

法想象它们能够如此周密地策划和配合起来发动伊宁起义（图5-2)。



图5 - 2 在伊犁行政区东突厥斯坦民族主义势カ的联合

来源：笔者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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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44年10月中，就有迹象说明苏联正在新强策划进行ー 

个大动作。当时，喀什区警察局向吴忠信报告了一件他们认为有价 

值的情报，而吴忠信也对情报中所提之事感到蹊跷：

苏联驻喀什领事返苏前，曾诫领馆职员不要说话，怠新领事到

任 ，亦曰不要多话，过两月就好了等情。按喀什新旧领事同作

此语，意又何在甚堪玩味 。 87

从时间上看，这似乎是在暗示不久后就要发生的伊宁起义。另 

外，也有证言说，为了购买武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起义 

前曾数次进入苏联。88从以上各种证言和事实中，完全可以推测出 

苏联方面在伊宁起义的策划阶段就己经参与其中。

苏联军队直接介入伊宁起义

至今不为人知的ー个事实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部队 

里就有苏联人存在。实际上，伊宁起义指挥部的总指挥官是苏联人 

亚历山德洛夫（A lesanderow)。但是，据说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从苏联带来部队的人数仅有66人，89大量的部队要潜入到政府军严 

密戒备的伊宁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这ー数字是可信的。但是，以 

仅仅66人的部队就想发动起义，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取得成功的。这 

自然让人联想到，伊宁起义之际，宄竟是否有苏联军队直接加入了 

起义一方的军事行动？

亲身经历了伊宁起义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出身者们，在他们写 

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涉及苏联军队是否直接介入“起义”的问题。 

据ー些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官方人士的见解，伊宁起义之所以取得胜 

利，是因为政府军数量少，而起义一方強大，在人数方面胜过政府 

军。90为了搞清这ー问题，应该首先比较ー下在伊宁地区的突厥系 

伊斯兰民族居民方面的兵力与政府军方面的兵力。



9月12日，即盛世才离开新疆的第二天，新疆省代理主席、第八 

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就立即将第128师副师长杜德孚派遣到伊犁区， 

让他直接指挥这里的军事行动。据说，当时在伊宁的政府军人数至 

少也有2,500人以上。91其中一部分被派遣去清剿巩哈游击队确是事 

实，但是从伊宁到尼勒克距离仅为100公里，部队随时能够从尼勒 

克返回伊宁。而且与此同时，应杜德孚的要求，128师的ー个营己经 

前往增援伊宁。92

那么当时起义者一方的实カ呢？如前文所迷，10月时巩哈游击 

队的人数达到800人，另外根据11月4 日刘秉德的报告，当时巩哈 

游击队的人数为1，500人，枪支300枝。93按照曹达诺夫的说法，进 

攻伊宁的巩哈游击队的人数是1,500人，武器不过500枝。94况且， 

在伊宁起义爆发时按计划到达伊宁的，仅是巩哈游击队的第二队而 

己。按照这样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对政府军形成压倒性的强势。所 

以说，如果说起义的确完全是由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方面自己来 

进行的话，实施起义的另ー个主体组织—— 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就 

需要具有相当大的实力。

但事实是，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早在8月间就因为被政府察觉 

已经停止了组织活动。8月17日政府军与巩哈游击队在乌拉斯台山 

交战之后，新疆省政府察觉到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活动猖 

獗，于是派遣新疆省瞥务处副处长刘秉德来到伊宁。刘是出生于伊 

犁的回族人，精通维吾尔语。他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及在当地的人 

际关系，马上探査到了民族解放组织的活动情況。民族解放组织感 

觉到危险，马上按照伊力汗•吐烈的意见，決定停止组织活动，很多 

成员逃到外地或苏联，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本人也跑到了苏联。

吴忠信10月到新礓就任后，又把预备第7师参谋长曹日灵派遣 

到伊宁。由于曹日灵在伊宁为应对暴动而修筑阵地，逮捕反政府分 

子，对民族解放组织来说，伊宁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伊宁几乎 

不可能进行任何秘密活动。总之，比起政府军方面，事实上发动起



义一方的力量极为有限，如果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 

取得伊宁起义的胜利。

而数名在伊宁当地负责指挥战斗的政府军将校，在发给兼任新 

礓省政府主席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报告中，全都指出苏联 

军队直接参与了对政府军的攻击：

[1944年 ] 11月 9 日。午 后 ，于 [參 谋 长 ]复 报 称 ，刻 接 伊 宁 情  

报 ，该区匪徒中发现双重国籍分子，并新式机枪二十架，显有 

苏联背景等语 。 95

11月 13日。贼匪弹药充足，无非苏联领馆供给。 ....行署后面

汽车不少，均系老毛子 [即俄国人 ] 。 96

《新疆三区革命史》也称：“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任盛世才军 

事顾问的颇利诺夫（白俄）率60多名武装人员（全系俄罗斯人）分乘两 

辆卡车从苏联进入伊宁参加进攻国民党军警的战斗。”97但苏军实际 

参战人员数量可能更多。11月13日，政府军团长姜宣铨率领政府军 

部队从巩哈回到伊宁，在苏联领事馆的后面突然遭遇约100多名穿 

苏联军装的人，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据此，姜宣铨在给上司的电报中 

提出：“此并非土匪问题，而系苏联与我军正式冲突开始。”而且同一 

天，伊宁地区政府军最高指挥官曹日灵在发给朱绍良的电报中说到： 

“名为剿匪，实为国际战争”；“市区土匪全为归化人和塔塔尔族，以 

其领馆周围作根据，所获武器均系苏联制造者”。因此，他 建 议 用  

外交方式作妥协性请其作友谊协助，但不许苏俄派遣军队。”98

关于苏联军队直接介入了伊宁起义的军事行动，阿不都克里木• 

阿巴索夫的汉族朋友文斐然也说到：“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得到 

苏联红军的支援，在伊宁发起了革命。”另外，文斐然还曾回忆道，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担心起义时在对汉族居民的屠杀中文斐然遭 

到不测，向来到伊宁的苏联红军提出请求，要红军保护文斐然。99



针对伊宁起义的详细过程，1991年8月时，前文所述及那位曾 

经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司令部中担任部长的人物在接受笔者采访 

时说了如下一段话 ：

伊宁起义实际上是苏联直接参与的革命。 苏联方面不仅提供人  

员、武器、物 资 的 援 助 ，还 动 用 部 队 ，甚 至 投 入 大 炮 、坦克、 

飞机等直接参加作战。 由于在盛世才时代连小刀都被没收，居 

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武器。但 是 ， 国民党军 [即政府军 ]却拥有  

所有的武器。

另外，他对自己参加运动做了以下描迷：“在伊宁起义爆发当 

时，起义指挥部有很多俄国人。来到伊宁的苏联军人也需要懂俄语 

的翻译。我因为懂俄语，所以被邀请参加了革命。”有俄国学者认 

为，关于伊宁起义，苏联不仅在组织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 

且还从物资、战术行动和指挥战斗上对伊宁起义进行了全面帮助， 

伊宁起义的胜利正是由于得到了苏联积极全面的支持才取得的。这 

种评价应该并不为过。100

小 结

伊宁起义爆发的11月7 日，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日；更巧 

的是，11月12日宣告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而在 

十二年前的这一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第一次东突厥斯 

坦独立运动中宣告成立。如果说，两个日子中ー个意味着与苏联之 

间的特殊关系，另ー个意味着独立运动的历史，那么，这两个日子 

象征的意义恰恰就是伊宁起义乃至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最 

主要的两个性质。



关于第一次与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机关报《解放的东突厥斯坦》总编辑维吾尔•赛拉姆曾作 

出如下的论述近十多年来两度爆发起义，其目的都是民族解放。 

成为起义対象的都是所有的殖民者和独裁者。”1(H阿合买提江•哈斯 

木也给予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的成立以高度的评价：“早在12年前，当我省掀起伊斯兰人民民族 

解放暴动的时候，就提出民族平等、清廉、建设等几条，使我们人 

民获得了和平。”102进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东突厥斯坦 

独立运动”的基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统治，继第 

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后，这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 

兴起中再次得到证明。

与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相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 

动也打出了伊斯兰圣战的旗帜，采用了利用宗教领袖权威的方法， 

以便动员更多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参加起义。但是，由亲苏 

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主导，并且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支持，成为第 

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区别于第一次东突厥斯独立运动的重要特 

征。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代表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知识分 

子的组织，从ー开始就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与苏联联手策划起义。在 

伊宁起义的过程中，苏联直接出兵到中国境内，动用了坦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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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权威与权カ

战时体制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1944年11月12日，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结束秘密活动阶段，在 

伊宁市内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俱乐部召开大会，宣布“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X arkiyTurksitanJum huriyiti)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势カ范围迅速扩大，至1945年3月几乎 

控制了伊犁行政区全境（图6-1)。在扩张势カ范围的同时，成立伊 

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也开始着手完善各种制度并陆续设置了 

各种行政机构。1945年4月8日，各地反政府武装组织被改編成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军--- “民 族 军 至 此 ，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全貌也逐渐清晰起来。本章以这ー时期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的势カ扩张为主线，通过追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初期的政 

治过程，来分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治结构的特征及其形成的背景。

第一节基于传统性权威的权カ正统性

两个“九条政治纲领”

正如第五章中所述，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许多维吾尔语



文献都使用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ー名称。但事实上，直至共 

和国临时政府濒临灭亡前的1946年6月，它所制定的文件上的署名都 

是XarkiyTuksitanJumhuryiti，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就是说，在 

1944年，以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为基础建立的国家，绝对不 

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ー样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场

1944年11月12日，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公 

布了“九条政治纲领” た た 5 7 > ^ 办 Program m e, 以下简称 

《1944年纲领》），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没有制定宪法，“九条政治 

纲领”事实上就是起着宪法的作用。其内容主要如下：

(一）根除汉人各种虐政；（ニ）政府定为民主政体；（三）军队属 

于人民；（四）各民族一律平等；（五）尊重宗教；（六）各级官吏 

由人们选举；（七）实行亲苏政策；（八）发展教育；（九）定维吾 

尔文为临时政府通用文字 。 1

但是，《1944年纲领》不久便被修正。1945年1月5日的临时政 

府委员会第4号决议，公布了新的“九条政治纲领”（以下简称《1945 

年纲领》）。《1945年纲领》具体内容如下：

(一）彻底消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土上的汉人凶手；

(ニ）在东突厥斯坦境内所有人们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



自由独立的共和国；

(三） 要 全 面 发 展东突厥斯坦的经济，包括ェ业、农业、牧业、 

私人商业、交通等事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 由 于 居 住 在 东 突 厥 斯 坦 境 内 的 绝 大 多 数 居 民 信 奉 伊 斯 兰  

教 ，所以特別支持这个宗教。 同时也保障信奉其它宗教的自由；

(五）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及卫生保健事业；

(六） 要和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邻邦建立  

政治和经济的联系；

(七） 为了保卫东突厥斯坦和保卫和平，要吸收所有的民族建立  

一支强大的军队；

(八） 银行、邮政、森林等以及一切地下宝藏都收归国家所有；

(九） 在国家事务中要禁止谋取私利、官僚主又、狹隘民族主又  

和受贿等坏作风 。 2

据1945年3月就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的赛福 

鼎•艾则孜所言，此次修改是“以临时政府制定的旧的政治纲领为基 

础”，由各县选出的民众代表所组成的民众代表大会实施的。3然而， 

笔者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1945年 1月实际召开过民众代表大 

会的史料。由于这个时期也没有明显的人事变动，所以可以认为《1945 

年纲领》是由临时政府委员会自己修改制订的。关于修改的原因，赛 

福鼎•艾则孜解释说是订正“错误的地方”。那么，赛福鼎•艾则孜所 

说的错误到底是指什么？这就需要比较ー下两个政治纲领的内容。

《1944年纲领》和《1945年纲领》都表明了反对中国统治，实施 

亲苏政策的基本政治立场。但是二者内容的确有所不同，最为明显 

的有两处。ー是在《1944年纲领》中原有建立民主政府、创建民众军 

队、官员实行民选、保证民族平等、发展教育等真正保障国民政治 

权利的民主主义的内容。而《1945年纲领》删除了这些保障国民政治 

权利的具体内容。另ー是在《1944年纲领》中曾经规定将维吾尔语作 

为官方语言，但在《1945年纲领》中此条规定被删除，取代它而提出



来的政策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特別支持伊斯兰教，同时 

保障其它宗教信仰的自由”。

总之，此次修改的最大特征就是：減少了民主政治因素，规定 

了伊斯兰教的特殊地位。在1945年1月时，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临时政府委员会还刚刚建立不久，还没有精力就自身民主政治制度 

展开讨论。因此，这次修正的最大特点，其实就是賦予了伊斯兰教 

的宗教权威以根本法上的保障。

构建ー个民族命运共同体

赛福鼎•艾则孜在其回忆录中，记载1945年5月里修改了“九条 

政治纲领”。事实上，《1945年纲领》的制定是在1945年1月，而5月 

13曰公布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另外两个重 

要法令——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暂行规定》和《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临时刑法》。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暂行規定》明确了“九条政治纲领” 

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规定遵守“九条政治纲领”是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每个国民的义务。其第七条为：“每ー个政府的公民都有拥护临 

时政府委员会上批准的、政府临时要采用而向全体人们公布的九条 

宣言”，第八条为：“破坏和违反政府九条宣言的任何ー个公民都要 

受到处分”。

随着根本法对伊斯兰教权威性的保障，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 

时政府议事规则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伊力汗•吐烈的权威同时也在 

不断得到加強。

在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公布的《1944年纲领》，并未提及 

政府的组织构造。1944年11月12日，正式选举了临时政府委员会， 

并在临时政府副主席阿奇木别克•和加（ Hakimbek H oja)的主持下， 

于当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



会第1号决议》。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任命了数名部长、宗教 

部成员及最高法院的院长，规定了关于国家財政税收的若干事项。

不久，又出台了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但从决议所涉 

及内容上看，除国家财政税收问题外，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 

简直就是第1号决议的重复。甚至连内容项目的排列顺序都是ー样 

的。但是从形式上来看，两个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案却有着若干不 

同点。

首先，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的书写方式与第1号决议完全 

不同。第2号决议在开头即说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由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主持并决定以下问题”，在决议 

的最后有“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的签名。通过对此后各次决议案 

的调查看出，在此之后，这种格式成为所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 

政府委员会决议”的正式格式。

其次，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与第1号决议在内容上也存在 

差异。在人事任命上，第2号政府委员会决议虽然按原样再次任命 

由第1号政府委员会决议任命的教育部长、畜牧部长、农田水利土 

地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但由第1号决议任命的財政部临时部长被 

正式任命为财政部长，并任命了第1号决议中并没有出现的宗教事 

务部长ー职。另外，第1号政府委员会决议规定，临时政府掌管国 

家财产的管理和军服供给的最终决定权，而在第2号政府委员会决 

议中，这些权限被变更为归临时政府主席掌握。

也就是说，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的意义，并不重在从内 

容上补充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而重在它要确立的这种公文形 

式，因为这种公文的形式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权カ体制的诞生。那就 

是，只有在临时政府主席的主持下，临时政府委员会会议才能够决定 

重大人事任命，制定重要政策；有关重大问题的政策，只有临时政府 

主席才有做出最后決定的权力；只有临时政府主席在决议案上署名 

后，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才能够生效。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这只是



一个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政策决定程序，但是如果具体到个 

人来看，这个规则和程序当然意味着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个人 

权カ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然而，从国家性质上来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就 

是ー个非伊斯兰国家。其根据如下：首先是两个“九条政治纲领”都 

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没有明文规定伊斯兰教的政治地位；其次是由临 

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规定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税法原则，也 

与伊斯兰教的税法原则不同。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中规定的税率为 ：不论是否为穆斯 

林（伊斯兰教徒)，商业税税率是资本价值的5 % , 农业税税率为农产 

品价值的3%。这一点根本不同于伊斯兰法规定的欧舍尔（!《か，什 

ー税)、札 卡 特 天 课 ) 。另外，关于运输税、住宅不动产税 

的征收，规定“暂时沿用中国政权（时代）的征收办法”。应该注意的 

是，在伊力汗•吐烈主持下出台的政府委员会第2号决议中，完全没 

有谈及国家的财产税收。也就是说，伊力汗•吐烈也承认了第1号决 

议所规定的非伊斯兰教的征税方法。

但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国旗却采用了中间点缀新月和星星 

的设计，以及象征伊斯兰教的緑色。4从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作为宗 

教领袖的伊力汗•吐烈的政治权威渐渐强化。这说明，尽管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不是伊斯兰教国家，但它的领导人仍然希望在政治上利 

用伊力汗•吐烈的宗教权威和社会知名度，给予新疆的突厥系伊斯 

兰民族居民以ー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倡导伊斯兰教国家的形象。

根据赛福鼎•艾则孜的说法，临时政府的人事在1944年11月8 

日的民族解放组织的会议中就已事先決定。但是，临时政府委员会 

中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人数非常少，相反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 

上层人士，不仅有宗教人士，还有伯克、千户长、大商人、大地主 

等，都进入了临时政府委员会（表6-1)。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他们 

大多都没有参加过民族解放组织，也没有参加过伊宁起义。清王朝



时期最后一任伊犁最高行政长官“阿奇木伯克”的女婿之一阿奇木伯 

克•和加，甚至也被选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副主席。总 

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有意识地拉 

拢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人士。

这种政府人事组成，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的阶段，具有两 

个实际的作用。首先，通过将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纳入共和国临 

时政府领导层的方法，可以向民众强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ー个突 

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第二，像政府主席伊力汗- 

吐烈这样具有宗教权威、政府副主席阿奇木伯克•和加这样具有政治 

权威，或财政部长安瓦尔.穆萨巴约夫（A nw arM usabayow)这样因 

其经济地位而具有社会权威的人物的存在，可以起到强化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权カ的正统性及正当性的作用。而这两点在动员 

民众和进行统治上，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6 - 1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成员

姓名 民族出身 职务

伊力汗•吐烈 乌兹别克 临时政府主席 伊宁民族解放组

织主席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 

索夫

维吾尔 内务部部长，后任宣 

传部部长、民族军政 

治部主任

伊宁民族解放组 

织指挥部成员

穆罕默德江•买合苏木 同上 最高法院院长 同上

加尼•约尔达苏木 同上 监察委员会委员长 同上

阿不都鲁甫•买合苏木 同上 临时政府秘书长 同上

拉希木江•萨比尔• 

哈吉

同上 军事部副部长，后任 

军事部部长、内务部 

部长

同上

萨里曼■巴伊 乌兹别克 农业部部长 同上



(续上表)

祖农•塔约夫 塔塔尔 监査委员会副委员 

长，后任军事部长、 

民族军副总指挥

同上

阿奇木伯克•和加 

(H akim bek  H oja)
维吾尔 临时政府副主席 淸王朝最后的伊 

宁阿奇木伯克别 

克（地方行政长 

官）的ー个女婿

安瓦尔•穆萨巴约夫 

( Anwar M usabavow)
同上 財政部长 有名的大商业资 

本家穆萨巴约夫 

家族成员

阿不里米提•阿里• 

哈里发(A bulim itiA li 

H alipa)

同上 宗教部长 宗教人士

阿不都拉•哈尼 

( Abdulla H eni)
同上 军事法庭庭长 巩哈游击队领导 

人之一

哈比卜•约奇 

( Habib Yuqi)
塔塔尔 教育部长 有苏联留学经历 

的知识分子

奥布尔哈里•吐烈 

(U bulhariT ora)
哈萨克 游牧业部长

亚历山德洛夫 

(A lesanderow ;
俄罗斯 民族军总指挥官、军 

事部长

苏联来的伊宁起 

义的指挥者

马斯古

(M askolyow )
同上 内务部长、后任民族 

军总参谋长

住在伊宁的白俄 

人

普扎•阿巴尔 

(P u jaA b a l)
蒙古 蒙古民族社会上 

层人士

来源：笔者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各种文件制成。



第二节知识分子与“共和国”的政治权カ

集中于内务部和军事部的知识分子

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的赛福鼎•艾则孜用 

“城池攻破以后，英雄就多起来了”这句维吾尔人的谚语，批判伊力 

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是篡夺了起义果实。5这ー尖锐指责的另 

ー层含义是，只有组织、指挥了伊宁起义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 

夫才是临时政府主席最合适的人选。

但事实上，作为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亲苏维吾尔族知 

识分子的核心人物，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也在临时政府中担任 

了极其重要的职务：政 府 委 员 兼 内 务 部 长 (/私i / d a r  

Nazariti)。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务部显然是模仿苏联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N K V D)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务部暂定工作条例》 

总则第一条规定：“东突厥斯坦内务部担当着为确保国家和民众的安 

全与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并解决民众中ー些个别问题的任务。与 

此同时，内务部还担负惩罚引起各种政治犯罪及刑事犯罪的人的任 

务。”6也就是说，内务部同时相当于公安瞥察、政治瞥察以及检察 

机关，是ー个具有生杀予夺大权、举足轻重的部门。

1945年1月16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听取并通过了中央内务 

部宣传局关于1944年的工作情况报告”。7这说明，掌管意识形态也 

是内务部的工作之一 。 即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既是公安警察、 

政治瞥察及检察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负责 

人。所以有人认为，共和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经阿不都克里 

木•阿巴索夫之手制定的。8

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中还可以看出这样ー 

个特点：军队和内务部的要职，都是由亲苏知识分子中的临时政府 

委员和拥有苏联国籍的临时政府委员来担任的。



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组织结构上来看，内务部和军 

队原本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图6-1)。但是，1945年4月29日临时政 

府委员会第46号决议中明确写道：“3 , [关于军队的组织、军阶、制 

服等内容的]临时政府委员会6号决议规定的级别标志也适用于内务 

部。4 , 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帽徽使用军帽徽。”另外，同年6月14日 

发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务部暂行工作条例》开门见山地规定：

“第一条，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务部工作人员均和在部队工作的人 

员ー样，要遵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的紀律和暂行工作条例的规 

定 第 二 条 ，要按军队卫戍区军官所穿的服装样式，进行军训”。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知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内务部，从行政体系 

上来看虽然和军队不属于同一个系统，但同样采取军事化管理。这 

也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同其他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1945年 1月，苏联籍的军事部长亚历山德洛夫回到苏联。9内务 

部副部长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接替他成为军事部长。后来，拉 

希木江•萨比尔•哈吉又接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而成为内务部 

长。而接替他担任军事部长的是曾留学苏联并拥有苏联国籍的鞑靼 

人祖农•塔约夫。1°总之，军队和内务部的人事变动，实际上是在与 

苏联有关系的人之间以内部交替的形式进行，与军事部、内务部的 

人事有关的政府任命不过只是一道形式上的手续而己。

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



图6 - 1 东突康斯坦共和国政权机构图

来源：笔者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各种文件制成。



特别是在政权建立初期，军队和内务部这样的部门毫无疑问是 

新政权中最重要的部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中，部长与副 

部长同时由政府委员担任的中央政府机构只有内务部和军事部。也 

就是说，尽管进入临时政府委员会的亲苏的或拥有苏联国籍的知识 

分子人数不多，但因为他们占据着军队与内务部这样重要的部门， 

也就掌握了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实权。

军队系统与苏联势カ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人事的另ー特征是，还有很多苏联 

红军军官也加入到军事部和内务部中。军事部和内务部，正是在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亲苏的知识分子与苏联进行合作的接点。

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一起从苏联进入新疆的亚历山德洛 

夫，首先成为军队的总指挥，在1945年1月军事部设立之后他又担 

任了临时政府军事部部长。而当时的军事部副部长拉希木江•萨比 

尔•哈吉，是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及亚历山德洛夫一起组织了 

伊宁起义的战友。

军队最初与政府系统没有组织上的关系，只是作为独立单位而 

独自采取行动。直到1945年1月7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5号决议才 

决定设立临时政府的军事部门—— 军事部。1月12日的第6号临时 

政府委员会决议又決定，将各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改编为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的正规军。"这两项任务的负责人都是亚历山德洛夫，他还 

被1月15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号决议授予了可以向下级军官授予 

军衔的权力。12

1945年3月1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号决议，决定晋升两 

名上校、两名中校和一名少校。在这份任命名单中，可以看到 

两位俄国人的名字：一位是被任命为上校的瓦西里•莫古特诺夫 

(M ugotnof)，另一位是被任命为少校的波尔德里古夫•伊万诺维奇•



克苏孔。通过这个决议，可以断定有苏联人直接进入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军队系统中担任高级军官。

刚刚经由军事部长转任内务部长的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 

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但是，他的军衔不过是中校。13那么，如果 

这位名为瓦西里的上校是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他一定 

是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诞生作出过比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还 

要大的贡献，至少当事者们在后日的回忆录中不敢完全无视他的存 

在。但是事实却是：在任何一位当事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回忆录 

中，的确看不到有关这位“瓦西里上校”的记述。因此可以肯定， 

“瓦西里上校”不是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很有可能，他与 

曾经加入“伊宁民族解放组织”的前身—— “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组 

织”，后来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事顾问的苏联领事馆情报员瓦 

西里为同一人物。14

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可以知道，1944年 11月中 

旬，即伊宁起义不久，苏联红军将军科兹洛夫就担任了“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游击军总指挥部”的军事总顾问。11月下旬，各地武装组织 

都先后接纳了苏联军事顾问。15事实上，苏联军人不仅作为军事顾 

问加入各武装组织，也作为指挥官直接指挥了军事作战。据多名东 

突厥斯坦军士兵的回忆，他们的上司，即绥定第一歩兵团团长是苏 

联红军上校莫古特诺夫。16

1945年4月8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 “民族军”宣告 

成立，各地的武装组织被編成七个团，四个独立营和ー个独立连^ 17 

民族军总指挥官是1944年11月16日从苏联进入新疆的苏联人帕里 

诺夫（Palnof，根据维吾尔语文献转写）。参谋长为有苏联国籍的白 

俄人马斯阔廖夫（M askolyof, 根据维吾尔语文献转写)。民族军总指 

挥部中，设立政治部、作战部、军务部、干部部、侦查部、后勤部 

等部门。政治部长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担任，侦察部长由ー 

位精通俄语的人出任。18



民族军部队

一位曾在民族军总指挥部工作的人物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 

苏联人不仅大量进入民族军总指挥部，而且连民族军的团长、营长 

也全部由苏联方面派任，甚至各连也有从苏联派来的副连长。对 

此，他又列举以下事例，在伊宁步兵团里，团长巴列索夫、参谋长 

克里米索夫、政治部主任阿买塔洪都是从苏联派来的苏联红军；精 

河骑兵连的副连长也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来的哈萨克人喀里满。也 

就是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在改组为“民族军”后，也仍然由 

苏联势力直接掌握着。

军队系統脱离临时政府系统而独立存在，不仅仅表现在人事方 

面，军事行动也同样不须经过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讨论。虽然1944年 

11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已经在伊宁成立，但是直到1945年 

的1月末，伊宁的海兰巴克区的北大营、鬼王庙以及飞机场中，还 

有一部分中国政府军坚守在那里。另外，伊犁区各地也有部分中国 

政府军部队。为了消灭这些政府军残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 

武装力量在各地连续展开军事行动，用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才扫清了 

残故。

但是，从1944年11月12日到1945年2月末之间，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决议案中则完全看不到有关军队活动的内 

容。由此可知，这些军事行动都没有通过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讨论。



从1944年11月12日到1945年3月末，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 

府委员会做出的37个决议中，一共有18个决议涉及到了军队。但 

是，这 18个决议，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军队的后勤、补给或者对牺牲 

军人的家属如何进行抚恤的问题。換言之，在军事行动上，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仅仅扮演了后勤机关的角 

色而已。（表6-2)

表6 - 2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中有关军队的内容（# 止至1945 

年3月）

日期 决议名 涉及军队的内容

1944年 11月 12日 第1号决议 军服的供给问题

不明 第2号决议 军服的供给问题

1944年 12月 30日 关于组建军需 

供应局的决议

決定设立军需供应局

1945年 1月 5 日 第3号决议 关于军需供应局的工作内容

1945年 1月 7 日 第5号决议 决定设立政府最高军事机关

1945年 1月 12日 第6号决议 决定设立军事部及建立军衔制

1945年 1月 15日 第7号决议 关于晋升军官军衔

1945年 1月 16日 第8号决议 決定建造负伤士兵疗养所

1945年 1月 18日 第10号决议 决定设立负伤士兵家庭成员收容所和救 

济委员会

1945年 1月 25日 第12号决议 决定没收个人所有机动车以支持战争

1945年 1月 27日 第13号决议 决定免去亚历山大德洛夫的军事部部长 

职务

1945年 1月 28日 第14号决议 决定为支持圣战而征收宗教税

1945年 2月 3 日 第18号决议 关于救助战死者家属的问题

1945年 2月 3 日 第19号决议 公布征兵制兵役法

1945年 2月 10日 第21号决议 决定征收用于骑兵部队的马及饲料



(续上表)

1945年2月24日 第25号决议 决定最高勋章“解放勋章”的授予问题

1945年3月1日 第26号决议 授予七名军官军衔

1945年3月13日 第33号决议 关于政府军事部长、内务部长的人事变动

来源：笔者根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历次决议内容整理。

临时政府委员会主席伊力汗•吐烈的反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 

实际上存在两种政治势力。一种是以伊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宗教领 

袖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社会勢力，另ー种是由亲苏的维 

吾尔族、塔塔尔族知识分子以及苏联人组成的苏联势力。前者主要 

集中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中，后者主要集中在军队以及采用军事化管 

理的内务部系统里。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政治权カ的強弱与占临时政 

府委员人数的多寡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在临时政府 

委员会内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知识分子和拥有苏联国籍的人是少数 

派，但是由于他们占据军事部正副部长和内务部正副部长这样重要 

且与临时政府委员会相対保持独立的职位，因此掌握着更大更多的 

实际权力。例如，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会议上，“阿不都克里木•阿 

巴索夫经常明确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无所顾忌。无论是伊力汗- 

吐烈，还是其它委员，如果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或者造成某些错 

误，他必定会尖锐地批判”。19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实际上与伊 

力汗•吐烈处于对立状态，其部下也传言阿巴索夫任何事请向来都 

不与伊力汗•吐烈商议。20

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主席的伊力汗•吐烈， 

对军事部门的独立也相当不满。伊宁的维吾尔族大商人塔里哈提•



穆萨巴耶夫，曾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代表，被派遣去说服政府 

军投降，但却叛变到新疆省政府方面。之后，他在给新疆省主席吴 

忠信的信中如此报告：

伪 主 席 （主任委员）阿里汗土列 [即伊力汗•吐烈 ]与总指挥阿列  

克三得洛夫 [即亚历山德洛夫 ]、副总指挥法提哈意见不合，阿 

里汗土列有意自组武力，指 挥 维 族 ，以为抗衡，复招塔里哈提  

往 晤 。十 二 日 午 后 ，走 访 阿 于 专 署 ，阿嗔向苏领馆领枪 2 0 0支  

组织维族军，以坐谈时久， 当日未及往领馆。21

这位塔里哈提•穆萨巴耶夫之所以被伊力汗•吐烈看重，很可能 

就是因为他是当年发起和支持了“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エ商 

资本家穆萨巴耶夫家族在伊犁地区的当家人，具有一定財力和影响 

力。当然，这件事由于塔里哈提•穆萨巴耶夫本人的逃跑而无果而 

终。22但是从这里知道，在临时政府内部，人们都知道伊力汗•吐烈 

与军队系统严重対立的情況。

1945年1月12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6号决议决定设立政府军 

事机关—— 军事部，这应该是伊カ汗•吐烈为阻止军队系统独自 

行动、企图将军队的指挥权收归政府的一项行动。因为在这场争斗 

中，首先是副总指挥法提哈被排除出军队指挥部。23之后的1月27 

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3号决议，又免去了军队总指挥亚历山德洛 

夫的军事部长职务，随着亚历山德洛夫的免职和回国，2月里伊力 

汗•吐烈自己成为了军队的最高司令官。24

从表面上来看，围绕对军队指挥权的这次权力斗争似乎是伊カ 

汗•吐烈一方占了上风，但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不过是ー个名誉 

职位，而继任掌握军队实权的总指挥ー职的帕里诺夫，仍然是一位 

苏联人。25亚历山德洛夫也还继续拥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 

委员的头衔，直到1945年8月9日将其让与帕里诺夫为止。26由此可



以推论，亚历山德洛夫的免职和回国与其说是ー个政治人物丧失地 

位，不如说是为了緩解伊力汗•吐烈的反感情緒，而由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军队系统内部的苏联势力自己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整而已。虽 

然伊カ汗•吐烈通过种种手段想夺取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但是他不 

论做出了多少努力，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达到目的。

第三节两大政治势カ共存体制的形成 

人为的共存体制

1944年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苏联势力扩大的一年，但是，进 

入1945年后，伊力汗•吐烈得以扩张了他的权势。以1月5 日修改 

“九条政治纲领”为开端，法提哈和亚历山德洛夫先后被排除出军队 

指挥部门，之后设立了伊斯兰宗教法庭（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时担任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宗教部长的人被任命为庭长)，并在 

3月间改革了政府组织。由于这次改革，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被剥夺了内务部长ー职，成为宣传部部长，而这个部过去不过是内 

务部下属的ー个部门而己。

但是应该注意到，与此同时，既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 

战友、又有亲戚关系的赛福鼎•艾则孜，从教育部副部长被提拔为 

部长。274月时，在民族军成立之际，伊力汗•吐烈就任名誉职位 

的民族军最高司令官，政府决议决定各政府部门均须安排一名阿訇 

担任宗教顾问，军队各团均须安排一位阿訇担任宗教副团长。而同 

时，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也被任命为民族军政治部长，成为军 

队的最高政治负贵人。

尽管部队的宗教副团长根本不懂军事，不久就变得有名无实，28



但是他们仍然被授予高级军衔。例如，伊犁第二步兵团宗教副团长 

的军衔是中校，据说是这个团中最高的军衔。29

与军队不同，在政府的各部，苏 联 顾 问 印 5i‘) 

和宗教顾问(ふVinfy/mis/iTK叫加)共同掌握权力。据教育部长赛福鼎• 

艾则孜称，当时他下达任何命令时，都必须得到两位顾问的同意。30 

但据从1945年到1946年在宣传部任职的人称，在宣传部里苏联顾问 

的权カ极大，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曾经交代部下，如果他不在 

时，大家都要遵从苏联顾问的決定。31

1945年5月13日，临时政府委员会公布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 

时刑法》。《临时刑法》在关于“政治罪”的部分中有如下内容：“第50 

条第一款，搞间谍为目的，暗杀政府重要成员者，依刑法50条第一 

款被起诉，直到处极刑；第二款，搞间谍为目的，几人勾结起来， 

暗杀政府重要成员者，依刑法50条第一款被起诉，直到处极刑。”这 

些内容，可以说是从法律上对伊カ汗•吐烈的生命安全做出了保证。

从以上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出，在两大政治势カ之间，虽然围绕 

政治权カ的分配双方争斗不停，但是从苏联势力的做法来看，他们 

也并不是一定要把对方完全排除出权カ中枢才肯罢休。伴随着两大 

政治势カ的ー进ー退，到1945年4、5月间，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 

权内部，逐渐形成了ー种政治权カ并不均衡状态中的两大政治势カ 

共存的体制（图6-3)。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共存体制决不是随时 

间的推移而自然形成的。在其确立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许多人为的 

因素。

临时政府的军事部，是到1945年1月才设立的。与其不同，

内务部是与其它的中央政府机构一起，在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当天 

(1944年11月12日）就设立的。但是应该注意到，与其它部的部长 

都是由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决议任命的不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 

夫就任内务部长却没有临时政府的任何正式任命。



图6 - 3 东突蕨坦共和国内部两大政治势カ共存的构造图

对中国的战争

来源：笔者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各种文件制成。

在1944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大会上， 

为了统一指挥参加起义的各地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武装组织，成 

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组织总指挥部”，由苏联人亚历山德洛



夫担任了“武装组织总指挥官”。亚历山德洛夫在1945年1月12日通 

过政府决议被任命为政府军事部长，但是，没有任何临时政府委员 

会决议涉及亚历山德洛夫的“武装组织总指挥官”的任命。因此可以 

认为，苏联势カ单独掌控的军队系统和内务部人事，与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委员会一祥，都是在成立大会之前就己经被决定 

下来的。

没有经过政府委员会的任命，并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大 

会之前已被决定的职位，除军队指挥官和内务部部长之外，还有伊 

力汗■吐烈的临时政府主席和阿奇木伯克•和加的临时副主席。赛 

福鼎•艾则孜证实，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的人事都 

是依据事前的商议而決定的。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亚历山德洛夫任 

军队最高指挥官、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内务部长、伊力汗• 

吐烈任临时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和加任副主席，这些人事都是 

由包括伊力汗•吐烈在内的伊宁起义组织者们在伊宁起义之前已经 

同意了的。換言之，就是两大政治势カ自身其实从ー开始就意识 

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应该形成两大政治势カ的共存体制。

苏联的支持与战争

对于双方来说，形成如此共存体制的意义宄竟在哪里？也许亚 

森•胡达巴尔迪所指出的：“一切为战争、为了前线

fl Wi>i W sap )这一句话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32分析当

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刚刚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面临的形势相 

当严峻。无论是对于伊力汗•吐烈来说，还是对于亲苏的知识分子 

势カ来说，当时最大的最为紧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贏得这场战争。

1944年12月3日，为了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进行交渉，蒋介石 

派遣国民政府外交部西亚局局长卜道明来到新疆，令他交给吴忠信 

一封亲笔信，主要内容如下：



如果目前形势仍难改观，則我军应决定方略如左：一 ，尽现已  

集中伊宁附近之兵力，枳板进攻，以期收复伊宁、绥定。如不 

得 已 时 ，刺 应 在 伊 宁 竭 カ 对 峙 ，作 持 久 之 计 。如 某 国 出 面 干

涉，亦不必頋虑。....三 ，对 俄 外 交 ，应就地 进 行 ，如有ー线

希 望 ，则关于经济合作方面，必作尽量迁就，以期保全领土与  

主杈也。至于全疆各地，必竭尽一切政治与军事手段与能事， 

设法维持为要。

....再者汽车与汽油， 已令西北运输局与后勤部拟具整个办法

接济矣，并饬其另行详报。

…… 关于新省財政、经 济 ，亦已令各主管部枳极筹备，总勿使

新疆增加负担，军费一切自应由中央担负，请勿念。33

很明显，国民政府当时打算不惜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上 

作出一切努力，收复伊宁，以平息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在蒋介石的旨意下，残留在伊宁海兰巴克的飞机场、鬼王 

庙、北大营的政府军残部一直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直至最后出现 

许多饿死者。政府军的支援部队从1944年11月13日开始向伊宁 

方面进攻，很快就到达了名为ニ台的地方。3411月15日，新强的 

最高军事长官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任命第七预备师师长李禹祥为 

指挥官，以第七预备师和新编第45师为主力，开始了“打通果子沟 

増援伊宁战役”。35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卫伊宁，苏联的军事支援不可或缺。正 

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时担任过临时政府委员、监察委员会副委 

员长，后又担任了军事部长的祖农•塔约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载的那 

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成立时就己经认定：对于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最为重要的就是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36

伊力汗•吐烈也非常清楚形势的严唆。1944年11月24日，伊力 

汗•吐烈本人也向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发出请求，呼吁帮



助解決武器问题。37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本身的武装力量并不 

具备战胜政府军的实力，这个现实使得伊力汗•吐烈不得不向苏联 

势カ妥协。

祖 农 塔约夫

从1944年 11月开始，集结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下的各个武 

装力量在果子沟的松树头子、ニ台等地与政府军的增援部队持续进 

行激烈的争夺战，同时对残留在伊宁的海兰巴克地区的政府军实施 

昼夜不断的攻击。此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组织还向伊犁行政 

区各地派出部队，于1944年11月中旬占领了昭苏，下旬占领了察布 

查尔，20日占领了霍尔果斯，12月20日占领了温泉，12月25日占 

领了绥定，12月31日占领了惠远，1945年2月20日占领了塔尔塔拉 

等地。没有政府军驻扎的巩乃斯、巩留、特克斯等县的国民政府官 

吏们，看到大势己去，纷纷自动放弃政权，越过山脉逃到了迪化即 

乌鲁木齐。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仅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 

本身的武装力量，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简而言之，中国政府军 

的失败，除天气恶化的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苏联红军的直 

接参战。

11月28日的《吴忠信日记》记载：“该地距我甚近，其六吋口径 

钢炮射程可及。故今后飞机不能再于该机场降落。至我援军，因沿



途公路积雪，运输车辆毁损甚多，现正等待精河集中部署，再行总 

攻。”机场应该指的就是伊宁海兰巴克的飞机场，这里的守军己经处 

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月4 日，回到乌鲁木齐的前线指挥官谢义锋师 

长向吴忠信报告：“前方气候严寒，士兵艰苦备尝。谢师ー团冻死战 

死大半。另有兵ー营曾一度进攻至距伊宁三十里地带，不幸误入歧 

途，为匪包围，全军覆没，亦云惨矣。匪方人员众多，武器锐利。 

且不仅其军事策划指挥全由某方主持，又有某方正规军加入作战， 

实カ非可小观。”38

一位受访者曾亲自参加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对驻扎在伊宁海兰 

巴克的政府军的攻击战斗，他在回答笔者的采访时证实伊宁的国 

民党军的最后据点海兰巴克被包围之后，两、三个月都未能攻陷。 

于是，苏联红军甚至动用了大炮。伊宁离苏联的国界线仅有70公 

里，苏联方面借助卡车夜来晨归，他们的战死者的尸体也全部带回 

了苏联国内。”

“打通果子沟増援伊宁战役”在12月9 日以失败告终后，朱绍良 

于12月26日计划从精河南部的登努斯达瓦通过伊犁河谷増援伊宁方 

面，并派遣二十九集团军长官李铁军、四十五师师长谢义锋等作为 

前线指挥官，但这次作战也最终失败。1945年1月31日，残留在伊 

宁海兰巴克地区的政府军及在此避难的汉族居民约数千人不得不开 

始撤退，然而途中被全部消灭，至此伊宁全部陷落。39到1945年3 

月，战斗前线转移到了精河，除精河外，整个伊犁行政区都成了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统治区。

伊力汗•吐烈的宗教权威和民众的战争动员

前述被采访者同时指出：“在苏联给我们的武器中，以德国造 

的居多。”苏联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不愿给中国留下 

指贵其干渉中国内政的证据，所以想尽力掩盖自己与东突厥斯坦独



立运动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苏联来说，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 

权中，形成ー种苏联势カ与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势力、宗 

教势カ之间的共存体制，正好可以用来掩盖他们积极支持了东突厥 

斯坦独立运动的事实。“政府临时主席”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一 

事，就能够被用来作为“说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是“民族革命”的 

最好事例。

而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的苏联势カ来说，共存体制的最 

大价值，还是在于能够強化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民族主义情 

绪，強化他们的宗教使命感，从而能够动员他们参加到战争中来。

前章所述及的由美国驻迪化领事交给国务卿的报告中附带的资 

料之一，是伊カ汗•吐烈以东突厥斯坦政府主席和军队最高司令 

官的名义给新强的喀拉沙尔（K araxahar)、库车（K ucha)、库尔勒 

(K orla)等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ー份告示。在这份告示中， 

伊力汗•吐烈是这样动员当地穆斯林民众的：

我军马上就到达你们的地方，你 们从现在必须准备。为了把我  

们自身从奴隶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为了保卫我们的宗教，为 

了解放我们的祖国，我们不惜栖牲地努力，进行战争。对于我  

们来说，对这个世界没有恐惧的东西，如果我们 [在战争中]倒  

下，就成为安拉所爰的人。如果我们在战斗中栖牲，就成为殉  

教 者 [M a r ty r s /o r r te 而 油 ]。40

从1944年末到1945年前半年，伊力汗■吐烈到过很多地方进行 

演讲，而在所有的演讲中，他都激烈抨击中国对新疆的统治，宣称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我们的祖国”。411945年4月2日，政府发表了 

第39号政府委员会决议，决定成立“为了支持圣战”的“天课[自发捐 

助]征收委员会”。4月8 日，在民族军的成立大会上，伊力汗•吐烈 

还亲自授予了军队一面有着星月撤记，上面写着“为东突厥斯坦的独 

立前迸”的口号和可兰经经文的緑色旗帜。42



参加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亚生•胡达拜尔迪的以下 

发言，可以用来说明伊力汗•吐烈在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战争一事 

上所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在革命初期，由于新疆[民族社会]的历 

史条件限制，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民众起义一祥利用了宗教 

作为工具，打出宗教旗号是为实现民众动员和革命目标的策略。”而 

且，“在革命的初期阶段，用英雄主义、爱国主义联合思想教育军队 

和民众，对革命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3尽管在这里作者有意模 

糊了“爱国主义”的对象，但是只要知道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 

他所指的决不是“中国”，而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不仅是伊宁起义，其后从伊宁到伊犁区全区，再从伊犁区发展 

到塔尔巴哈台区、阿尔泰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カ范围扩张一 

直都非常顺利。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功子这种两大政治 

势カ的共存体制。

小 結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内部，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ー个是 

以伊カ汗•吐烈为代表的宗教领袖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 

人士势力，另一个是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代表的亲苏的维 

吾尔族、塔塔尔族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知识分子及苏联人构成的 

苏联势力。前者集中于政府委员会中，后者集中于军队系统和内务 

部里。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 

两大政治势カ在政权内部形成ー种共存体制。

这种共存体制是基于双方的同意或默认而人为形成的。其原因 

就在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环境， 

尤其是当时的战争形势。但是这种共存体制，当然会影响到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政策制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共存体 

制的政治结构的特征，是理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各种政策 

的性质、特别是理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自身性质的关键。

但是，这种共存体制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得到維持，必须具有一 

定的前提条件。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是在亲苏的知识分子主 

导下发起的，所以军事部和内务部等重要机关始终控制在亲苏的知 

识分子等苏联势力手里。这种政治权カ的不平衡状态，其实是两大 

政治势カ共存体制得以形成和得到維持的前提。伊力汗•吐烈一派 

其实很明白，如果他们想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状态，那他们的下场只 

能是从政权中枢中被完全驱除出去。

其次，两大政治势カ的共存体制是在“革命的初期阶段”为了针 

对“中国统治”的斗争需要而形成的，因此形成了一个怪圈：为了推 

翻“中国统治”而形成的共存体制，必须有“中国统治”这个共同故人 

的存在才能继续下去。只有在不断发现新的共同敌人的情況下这种 

共存体制才有存在的价值，共存体制存在的目的却成为共存体制的 

条件，这也是伊宁起义以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不断向外部发 

展的原动カ之一。

但是，由于双方在政治理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当迷 

失了外部g 标之后，支撑这种共存体制的内部张カ自然也就随之消 

失。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因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力量 

是否敢于不断面对敌人，说穿了就取决于苏联是否愿意对它一直进 

行支援，而苏联完全可以根据它在国际政治上的需要而改变对“东突 

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态度。日后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从内部发生崩溃之日， 

正是这种共存体制失去了必要性之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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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点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扩张的苏联背景

经过在伊犁区的发展阶段，从1945年7月底开始，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的武装进入“三线作战”—— 在三条战线上向新疆各地全面 

扩张的阶段。在北部战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攻入塔城 

区，于7月28日、29日、31日相继攻下托里县、额敏县以及塔城 

(也有人按照清代行政区划习惯，称之为塔尔巴哈台）行政区区政府 

所在地塔城县（今塔城市）；1到了 8月下旬，又进ー步向阿山区进 

攻，2于9月2 日、7 日分别夺取了哈巴河县和布尔津县、阿山区区 

政府所在地承化县（今阿勒泰市）。在中部战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方面的军队于9月1日夺取乌苏镇的桥头堡—— 车排子，8 日攻陷乌 

苏和精河等政府军的重要据点，抵达玛纳斯河西岸。在南部战线，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于7月翻越天山山脉，分别于8月14 

日、25日、9月6 日攻陷拜城、库尔干、阿克苏旧城，抵达阿克苏区 

的区政府所在地阿克苏城下。3

在这些战斗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一共击溃了政府军的12 

个团、2个营和第二军司令部的直属部队、第四十五师司令部的直属 

部队；4俘虏了以精河前线最高指挥官郭岐、师长宛凌云、阿山区专



员高伯玉等为首的6,000多名政府军官兵。5到9月时控制了伊犁区、 

塔城区、阿山区全境。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胜利，当然是 

因为拥有強大的兵力和武器。例如，在乌苏与精河的战斗中，虽 

然政府军在阵地前方埋设了地雷，修建坚固的阵地，挖掘出三米的 

堑壕后并注水，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不仅有装甲车、大 

炮等重武器，甚至能够出动三架轰炸机，以优势的兵力打败了政府 

军，6取得了此次号称为“民族军历史上最大战役”的胜利。7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在各地区同时发起进 

攻，让政府军失去相互支援的能力，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ー个重要 

原因。实际上，在塔城区和阿山区，过去已经存在由突厥系伊斯兰 

民族居民组成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 

进行正面作战时，在塔城区的和布克赛尔县，由哈萨克族牧民组成 

的反政府武装己经数次进攻和布克赛尔镇。在新疆东部，哈萨克族 

牧民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还截断了从迪化即乌鲁木齐到阿山区的政府 

军给养补给路线。8迪化周边的哈萨克族牧民中，也出现了支持阿山 

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活动。9在新疆南部的塔什库尔干县地区，柯尔 

克孜族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也公然向政府举起了反旗。1°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从1945年7月开始的扩大其占领地域的 

战役，最终呈现出反政府武装与国民政府军进行全面对决的态势。 

然而很明显，如果仅仅是伊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武装，它

民族军在进军中



根本不具备发动如此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势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 

以及支持战争的经济实力。

本章追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武装势カ从伊犁区向塔城区、阿 

山区扩张的经过，同时在阐述塔城区、阿山区的民族运动史以及民 

族主义组织特点和历史的基础上，梳理各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 

居民的组织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的过程，分析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势カ范围得以顺利扩展的主客观原因。

第一节“三线作战”的制定与“ 1号房子”、“ 2号房子”

编入民族军序列的苏联红军部队

扩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统治区域的作战计划，是在民族军建立 

之后不久制定的。据赛福鼎•艾则孜称，这是ー个从伊犁区出发， 

在北部、中部、南部三条战线上向新疆各地区发起进攻，以攻下新 

疆省会迪化为目标的庞大的作战计划。"

但是，“三线作战计划”所设定的目标，仅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方面的军事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1945年4月8日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将各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整编为“民族军”，当时“民族军”的总 

兵力最多也超不过15,000人。而且因为处于战争时期，还必须经常 

留有5,500兵力来负责“首都”—— 伊宁的防卫。12

“为解决对于战争来说最重要的问題”，1945年6月19日，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下达了征兵命令。按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 

时政府于1945年2月3日公布的“兵役法”，20岁至22岁（必要时至 

45岁）的男子须服三年以上兵役。然而，此次征兵的总数在10个县 

合计也不过只有500名。13据 1944年的统计，当时伊犁区的人口为



471，686人。即使战争迫在眉睫也只能征集区区500人，这说明在满 

足条件的人都已被动员之后，民间已经没有更多的适龄男子了。

即便能够征集到一定的新兵员，但是无法想象让这些没有接受 

过军事训练的人马上直接进行正规战。的确，伊宁建立了军官学 

校，由苏联红军军官与白俄旧军官任教官训练民族军军官，但应该 

注意的是，军官学校的建立是在作战已经开始的1945年7月间。14 

总之，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发动“三线作战”时，它本身能够动 

员的兵力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万人。

然而，当时新疆的国民政府军人数已有约六万人。15另外，为 

了増援新疆，又从青海省回族军阀马步芳处抽调了由5,618人组成的 

骑兵第五军。16据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由伊力汗•吐烈在2月12日给马步芳写信：“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致 

的”，请求马步芳不要为镇压穆斯林而派遣军队。17但是，骑兵第五 

军仍然在1945年6月间进入了新疆。18也就是说，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方面的“三线作战”是在知道骑兵第五军己经派往了新疆的情况下 

开始的。

应该说，在清楚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制订出的“三线作战计 

划”，一定是以存在“民族军”之外的兵力为基础而制定的。根据ー 

些亲历这场战争的人们的回忆，在北部战场与中部战场有一支名为 

“伊斯哈克别克骑兵旅”的部队十分活跃。19然而，至少到1945年4 

月，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的序列中并不存在“伊斯哈克别克骑 

兵旅”这支部队。根据被政府军抓获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俘虏 

招供，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中战斗カ最強的部队是名为斯 

喀乌伯的人率领的约3,000人的由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吉尔吉 

斯人、乌兹别克人组成的骑兵部队。 斯喀乌伯”（办-む-“-t o )的中 

文 发 音 非 常 接 近 伊 斯 哈 克 别 克 由 于 另 外 也 没 有 发 现  

其他发音相近的部队名称，所以可以推定，“斯喀乌伯部队”就是“伊 

斯哈克别克骑兵旅”。換言之，这支自称“伊斯哈克别克骑兵旅”的



部队根本不是由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所组成的，而很有可 

能是ー支主要由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 

人所组成的部队。

伊斯哈克别克就是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IsakbikM ononow)。 

他是在新疆南部的乌鲁克恰提（U lughqat)出生的柯尔克孜族人，当 

时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第一副总指拝。21按照人民共和国 

时代官方的说法，伊斯哈克别克的部队是他自己从新疆南部的塔什 

库尔干（Taxkurgan)经由苏联领土带来的部队。22但是，这种单纯的 

说法，无论是从当时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没 

有任何资料证明新疆境内有过伊斯哈克别克部队、证明伊斯哈克别 

克之前已经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有着联系等事实来看，都令人 

难以置信。伊斯哈克别克到达伊宁，是在伊宁起义爆发仅仅九天后 

的11月16日，而塔什库尔干距离伊宁却有一千余公里之遥。在这 

里得知伊宁起义发生的情况，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带着3,000人的大部 

队赶到，考虑到当时新疆的通信和交通状況，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 

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哈克别克是在苏联人帕里诺夫陪同 

下进入伊宁的。因此可以断定，“伊斯哈克别克骑兵旅”的出现和参 

战，明显出于苏联的安排。

伊斯哈克别 克 穆 努诺夫（1902-1949〉



关于“三线作战计划”兵力中是否具有苏联军人的问题，中国社 

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宄中心厉声研宄员在前苏联档案中的发现具有 

決定性的意义。他根据这些档案指出，1945年6月，苏联共产党（苏 

维埃）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为了加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 

向这里派遣苏联红军500名军官和2,000名士官士兵。同时，火炮及 

弹药、运输车辆、用于军事联络和指挥的通信设备、大量武器和各 

种器材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新疆。ー些重要的战斗计划，都是由苏联 

的部队和临时政府的部队并肩完成的。23

除了兵力之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也没有足以支持这场战 

争的财力。从1945年5月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強制集 

体收容伊犁区的汉族居民。24巩乃斯等县的汉族人被迁到察布査尔 

县，察布查尔县的汉族居民又被迁到惠远。8月6 日，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財政部和农业土地水利部发出联合通知，25农业土地水利部 

收割汉族居民留下的农作物，拍卖其菜地和果园，其余土地租给佃 

农。由此来看，所谓“对汉族居民实行集中管理”，其实不过是为了 

夺取汉族居民的财产用之于战争的手段而己。

据说，民族军7 0 %的军需由政府的税收支撑，其余的据说是用 

没收的旧政权时代的银行及贸易公司的财产，以及民众的捐赠等来 

支付的。关于这一点，还没有找到能够确认的资料，但是，无论如 

何也不能想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数月，就能够 

用在ー个人口仅47万的地区数月间得到的财政收入来支撑这样ー场 

大規模的近代化战争。事实是，自1945年就担任民族军的军需后勤 

部长，并在各地建立其军需补给中心保证了民族军的军需给养补给 

的人，是一位拥有苏联国籍的人。26

总之，要想实施“三线作战”，在许多方面必须依赖苏联。因 

此，能够制定出这样ー个关于具体兵力部署和军需后勤物资的详尽 

作战计划的，除了苏联方面恐无他人。



伊宁的苏联方面最高机关：“1号房子”和“2 号房子”

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有关系的苏联人，主要分为临时政府 

顾问、民族军军官和苏联领事馆三个部分。苏联顾问被分配到临时 

政府的各部门。从赛福鼎•艾则孜的回忆录可以确认，在伊力汗• 

吐烈的身边也有一位名为莫合申（M uhshin)的苏联顾问。27从赛福 

鼎•艾则孜担心莫合申一旦掌握大权就会招致伊力汗•吐烈的权力 

扩大化一事来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实际上 

已经参与了政策的決定和权カ的运用。

张大军称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为帕里诺 

夫。28的确，帕里诺夫的权カ非常之大，直到1946年6月他一直担 

任民族军的总指挥。在政府军事部长的军衔不过是中校的时候，他 

的军衔己是中将，而且在直到1945年 10月间，他都是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方面唯一的中将。29但是，帕里诺夫却决不是张大军所说的“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副主席”。从1945年8月9日的第79号政府决议中可 

以看出，他当时只不过是ー个政府委员。3°而且在进攻塔城区和发 

动乌苏攻击战吋，帕里诺夫都在最前线担任具体指拝，31从这点可 

以看出，帕里诺夫并不是苏联方面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有关人 

员中的最高负责人。

伊宁的苏联领事馆原是根据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设置的，但在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并没有撤消驻伊宁领事馆。根据 

1949年8月进入伊宁的中共代表邓立群从伊宁发给中共中央的电 

文内容中，可以确认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 

力方面具有很大的发言枚。32但是，这封电报是在苏联关于东突厥 

斯坦独立运动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后的电报，所以不能完全依 

靠它的内容判断1946年之前苏联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的政治 

势カ结构。



从赛福鼎•艾则孜的回忆录中可以确定，在伊宁存在着一位负 

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的苏联负责人。据称，1946年时，以阿不 

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决定成立“东突厥斯坦革命 

党”，但是由于苏联顾问強烈反対，“我们决定与苏联共产党直接对 

话。当时，有人因三区革命经常往来于莫斯科和伊宁之间。有次此 

人来到伊宁，我陪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拜访他，毫无保留地 

对他阐述我们的所有情況。他在听取我们的现状与期望之后，赞成 

我们的想法，并回答说 ：‘好，就这样继续（活动）。……你们的愿望 

我知道了，也就是说莫斯科也知道了。’”33但遗憾的是，关于此人 

的真正面目和他在伊宁的工作性质，赛福鼎•艾则孜的文章却闪烁 

其词，没有直接触及。

在接受笔者采访的许多参加过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人 

中，许多人都谈到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期间，伊宁曾经存 

在过一座被称为“2号房子”的苏联机关。其地址就在伊宁市内的白 

山河子，旧政权时代的伊犁区警察局的附近。这座宅院的主人是ー 

个被称为“2号”（Eiopofi)的人物。此人非常神秘，因为他平常不与 

外界的人接触，见过他的人也很少，更是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所 

以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白毛”。如果分析番号的意义可以感到，被 

称为“2号”的“白毛”，很可能就是赛福鼎所说的苏联方面负责东突 

厥斯坦独立运动事务的负责人。

由于维吾尔语对“2号宅院”和“ 2号”的宅院的表达方法稍有不 

同，有接受采访者认为“2号”可能只是ー个住宅地址号码。但是， 

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内部，帕里诺夫又被称为“3 号”。由此 

可知，“ 2号”并不是ー个住宅地址号码。虽然按照一部分接受采访 

者的解释，帕里诺夫的“3 号”可能只是ー个绰号，但是“白毛”肯定 

拥有超过帕里诺夫以上的权力。也就是说，帕里诺夫之所以能够得 

到这个绰号，也是因为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苏联势力的指挥系统 

中，他的权カ次子“2号”宅院的主人。



对于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否也存在“ 1号”的疑问，接受采访 

者都提出了否定的意见。但是，《新疆三区革命史》提出：“ 11月下 

旬，临时政府邀请以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和以弗拉基米尔•斯特 

潘诺维奇为首的两个军事顾问团来伊宁，代号为1号房子和2号房 

子，参与临时政府重大政治、军事决策的制定和实行。”34然而，为 

什么同时会有两个军事顾问团？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二者之间又是 

什么样的关系呢？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苏联势力的组织结构， 

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可以得到确认：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的武装势カ之所以敢于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发动攻勢，从伊犁区 

向新疆全境发展，得到过苏联方面的同意和支持。《新疆三区革命 

史》一书虽然没有提出证据，但却明确提出，作战计划是“在苏联军 

事顾问团的帮助下着手拟定”的。35

第二节“塔城区解放”与“伊米尔指挥部”

曼苏尔先生与民族主义秘密组织

政府军原本预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势カ会向新疆首府迪化 

发起进攻，所以把扼守从伊犁区到迪化方面的交通要道—— 精河和 

乌苏作为防卫重点。36但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队没有首 

先进攻东面的精河与乌苏，而是挥师进攻位于伊犁区东北方向的塔 

城区和阿山区。不久，政府军在新疆北部的防卫体系被完全击溃， 

被政府军视为收复伊犁和保卫迪化桥头堡的精河和乌苏反被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方面包围。37最终，民族军9月7 日在“一定数量的苏联 

红军的歩兵、炮兵、装甲车和飞机参战”下攻下乌苏，8 日“在苏联 

军事人员的帮助下”占领了精河。38

挥师塔城区和阿山区的理由首先应该是胜算在握。有两位非军



人政府委员—— 最高法院院长穆罕默德江•买合苏木 （ Mahmautjan 

M ahsum)和教育部长赛福鼎•艾则孜，随着进军塔城区的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方面的部队一起行动。两人的任务是在即将解放的塔城区 

和阿山区筹建新的政府和行政体系。39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是势在必得，已经事先预料对塔城区和阿山区的 

军事行动可以取得胜利。

対比精河和乌苏方面的情況来看，这种胜算在握的理由很简 

单。首先是在这两个地区，政府军布置的兵力较少，相反，却存在 

着強大的反政府民族主义武装势力。在更深的意义上是这两个地区 

和伊犁区一祥，与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领土相接壤，并且设有 

苏联领事馆。于是，当然让人会产生联想：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 

反政府势カ是否也像伊犁区的“伊宁民族解放组织”和“尼勒克反政 

府武装组织”一祥，与苏联有着特殊的关系？

当时塔城区下属六个县 ：塔城(C hoqak)、额敏(D orbiljin)、和 

布克赛尔（K obuksar)、裕民（C hagan tokay)、沙湾（S aw an)和乌苏 

(X ihu)。据新疆民政厅1944年的调査，其人口总数为170,422人， 

其中哈萨克族103，180人，维吾尔族10,515人。40

在塔城区，1944年时陆续出现了反政府的武装组织。7月18日 

约有800人进攻和布克赛尔镇。和布克赛尔是塔城区通往阿山区的 

交通要塞，所以当时新疆的最高统治者盛世才不得不向和布克赛尔 

増派守各部队。7月中旬在额敏也发现反政府的传单。这些“暴民” 

都是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人，据张大军称，其背后有苏联的关系。41

关于塔城区的暴动，1944年12月20日的《吴忠信日记》有以下 

记载：“苏联派遣曼苏尔到塔城区建立武装组织，表现出向全新疆扩 

张的野心。”总之，吴忠信认为塔城区反政府武装勢力的形成是苏联 

推动的结果。果真是这样的吗？为了探明塔城区的民族主义组织和 

苏联的关系，首先需要关注吴忠信提到的扮演了二者桥梁作用的这 

位曼苏尔。



苏联出生的维吾尔人曼苏尔•罗兹也夫(M ansurR oziyow)，被 

新礓的少数民族领袖称为曼苏尔先生（M ansurA pandi)。42虽然以 

往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曼苏尔在新疆现代政治史和东突 

厥斯坦独立运动史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第四章已经提 

及，他曾作为苏联政治顾问担任过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新疆省维吾尔 

文化促进会的会长，据说曾给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 

一的和加•尼亚孜教授过“民族革命理论”，43因而招致盛世才的愤 

怒而被投入监狱，由于苏联领事馆的干涉才于1942年被释放并回到 

了苏联。44

曼苏尔回到苏联后，依然致力于新疆的民族运动。当时还有一 

位与他一起活动、后被任命为塔城区政府秘书长的阿比尔米提•哈 

吉约夫。在阿比尔米提•哈吉约夫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曼苏尔 

与塔城区的反政府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的关系。45据说，曼苏尔“为了 

帮助意图打倒新疆反动政府的新疆民众，以阿布拉•莱姆塞诺夫的 

假名在中苏边境地带活动”，1944年5月，他与从塔城逃亡到苏联的 

维吾尔族人哈斯马洪•司马义诺夫一起在苏联境内组织建立起了“伊 

米尔指挥部”。46

建立在苏联境内的“伊米尔指挥部”

“伊米尔指挥部”里，除出生于苏联的维吾尔人曼苏尔以外，还 

有俄罗斯人顾问。47伊米尔指挥部组织指导塔城区的民族主义组织 

的秘密活动，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势カ扩展到塔城区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塔城区的民族主义反政府秘密组织由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尔 

族知识分子—— 被当地居民称为“塔什干人”最初创立，它也被认为 

是贯彻苏联领事馆方针的产物。481944年在塔城区，维吾尔族、哈 

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等各个民族建立起了若干个秘密组



织，各自都与“伊米尔指挥部”有着联系。1944年7月，这些秘密组 

织在曼苏尔的指示下由阿比尔米提•哈吉约夫出面，联合建立了统 

一的“为解放而战组织”。49

为接受“伊米尔指挥部”的指示，从1944年7月至11月，“为解 

放而战组织”向“伊米尔指挥部”派遣联络员约100次。50值得注意的 

是，这个时期正值伊宁起义的前夜。据说，“为解放而战组织”与伊 

犁区、阿山区的武装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为解放而战组织”还 

于1945年初在塔城建立了秘密的武装组织。511945年2月，艾比湖 

地区建立了反政府武装组织游击队。之后，艾比湖游击队击退了政 

府军的进攻，建立了自己的活动据点；而游击队所用的武器弹药都 

是由苏联所提供的。52

“伊米尔指挥部”的活动引起了新疆省政府的注意，在国境线附 

近设立了监视“伊米尔指挥部”的据点。然而，“伊米尔指挥部”让苏 

联红军出动，潜入中国境内摧毁了这个监视据点。53这件事也可以 

证明，“伊米尔指挥部”根本就不是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 

族居民的自发组织（图7-1)。

图7-1 “伊米尔指挥部”和塔城的反政府秘密组织的关系图

来源：笔者制作。



“伊米尔指挥部”是使塔城区的反政府民族主义势カ与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势カ联合在一起的最重要因素。据说，是“伊米尔指挥部” 

和“为解放而战组织”于1945年7月初给民族军发信，请求进攻塔城 

区，并指示所属的武装组织积极地配合民族军的军事行动。54

1945年7月31日，以第三骑兵团—— 团长是拥有苏联国籍的亲 

苏的白俄人列斯坎—— 为主力部队的民族军，在苏联籍的总指挥帕 

里诺夫的指挥下攻下了塔城区首府塔城县城，翌日，曼苏尔带领“伊 

米尔指挥部”的维吾尔族人从苏联进入塔城区。55曼苏尔被任命为塔 

城区的第一副专员，哈斯马洪•司马义诺夫被任命为第二副专员，

以他们为首，“伊米尔指挥部”的维吾尔族人几乎都被任命为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塔城区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56这些任命也是 

ー种奖励，它事实上承认了“伊米尔指挥部”从1943年到1945年的三 

年间里指挥了塔城区民族主义反政府组织活动的“功绩”。

第三节“阿山区解放”和“白房子”、“蓝房子”

阿山区哈萨克族的反政府运动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武装势カ向塔城区进军时，阿山区的 

哈萨克族武装组织也采取行动支援了这场军事行动。当时为劝降而 

被派往政府军阵地的蒙古族代表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兵力向 

政府军的团长做出以下说明：“从伊犁来的部队约2,000多人，军士 

以上的军官都是俄国人或归化人。除此，还有从（阿山区的）吉木乃 

县(Jim inay)来的1，000多匪徒，总共超过3,500人。”57这次军事行动 

表明，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武装势カ发动的这场战争，己经开 

始变成了在苏联军队领导下的、新疆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反 

政府武装联合在一起针对政府军的战争。



从七月末开始，各地战斗越来越激烈。7月29日的第79号政府 

决议分別任命民族军的二位最高领导人—— 指挥官帕里诺夫和副指 

挥官伊斯哈克别克为政府委员和候补委员。进入8月，北部战线的 

民族军从ー个团扩充到三个团。588月5 日政府在“给各部各机关的第 

16号命令”中命令动员各部职员入伍，如果兄弟两人就征集一人。 

但是，在控制塔城区全境以后，帕里诺夫从北部战线率领两个团转 

移到中部战线的乌苏前线与伊斯哈克别克会合。这意味着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方面只在北部战线留下了一个团的兵力，占领阿山区的任 

务大部分就委托给了乌斯满•斯拉木（ Osman Islam)和达列カ汗•苏 

古尔巴约夫（ Dalalkan Sugurbayow)率领的由阿勒泰的哈萨克族牧民 

组成的反政府武装组织。

达 列 カ 汗 苏古尔巴约夫

“达列力汗指挥阿山游击队千余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50 

余人”攻打阿山区首府承化（即今阿勒泰市)，591945年9月7日，承 

化被民族军占领。在9月23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关于阿 

山区的决议》中，开始宣称“阿山区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发现，8月2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所做出的关于“发行胜利 

国债”的第85号政府决议己经规定了阿山区的发行数額。60也就是 

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事前就己预料到了在阿山区的胜利。他 

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应该是考虑到了在1945年7月时全区七县中己



有四个县被哈萨克族反政府武装组织所占领的事实。61但在那时， 

阿山区的反政府武装势カ中，关于阿山区是否进入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势カ范围之内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最后的決定。阿勒泰哈萨克人 

武装组织领导人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的儿子帕提喀•苏古尔巴 

约夫在回答笔者采访时指出：“即使民族军的ー个团不来，哈萨克族 

反政府武装组织也有能力解放阿山区”。62

哈萨克族牧民和新疆省政府的対立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 

前半期。1931年，就有一部分哈萨克族牧民参加了维吾尔族领袖和 

加•尼亚孜发动的哈密起义，63之后还有一部分阿山区的哈萨克族 

牧民支持了盛世才的敌人马仲英。64在 1933-1939年间，为逃避战乱 

和盛世才政权对哈萨克族牧民的镇压，新疆东部巴里坤县的哈萨克 

族牧民共计11，680人离开新疆迁移到甘肃境内。65

发生于1939年的第二次移居甘肃的浪潮，起于盛世才政权的民 

族镇压政策和收缴枪弹运动。66而且，这次枪弹收缴运动也成为阿 

山区的哈萨克族牧民发动“可可托海寨动” /fozgi'Wngf)的诱 

因。67“可可托海暴动”在1940年和1941年曾经爆发过两次，最终都 

因盛世才政权表示让步而与盛世才妥协。68尽管哈萨克族牧民占到 

了阿山区七县总人口的85%, 69但“可可托海暴动”只是“为了保卫生 

命和利益而发起的反抗运动”，没有发展成为民族独立的战争。™

从“阿山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到“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

1941年的“可可托海起义”中，有两位哈萨克族领导人拒绝与盛 

世才政权妥协，一位是率领十几个部下进入准噶尔戈壁的乌斯满• 

斯拉木，另外一位是当时的承化县副县长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 

夫。71由于这两个人的存在，阿山区哈萨克族牧民的反政府运动的 

性质得到了彻底改变。



盛世才逮捕了乌斯满的家人，数次逼迫乌斯满投降就范，但 

都遭到了乌斯满的拒绝。4 942年7月14日，乌斯满在各地发出布 

告，向哈萨克族牧民宣称“自从落入汉族之手以来，他们把我们的鲜 

血、生命、土地全部夺走，我们反对汉族靠近我们，从苦难中拯救 

我们哈萨克族兄弟姐妹，我们必须自己管理自己的土地”。

乌斯满 •斯拉木（？-1951 >

1943年 12月中旬，乌斯满在青河县的布尔津河上游的根据地成 

立了由25人组成的“阿山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自己担任委员 

长。并将其政治主张总结为以下八条：

( 1 )  争取自由，挽救哈萨克族的危机；

( 2 )  阿山区东部各县由哈萨克族人自己管理；

(3) 阿山区组织哈萨克族军队；

(4) 释放被捕的人；

(5) 禁止政府随便动用牧民的牲畜；

(6) 取消苛捐杂税；

(7) 阿山区禁止汉族人居住，不许汉族军队驻扎；

(8) 从前做亲善的邻居国家仍要用土产换布匹，迅速运到此地， 

并准许商人经商。73



到1944年初，乌斯满实际控制了青河县、可可托海县和布鲁尔 

托海县。就在这种形势下，达列カ汗在1944年6月从外蒙古回到青 

河，与乌斯满联合，7月至9月在各县发动了起义，并掌握了除布尔 

津（B uijin)以外阿山区各县的大部分地区。7410月，“阿山民族革命 

临时政府”在青河成立，75乌斯满任主席，达列カ汗任副主席兼武装 

组织总指挥。从此，阿山哈萨克族牧民反抗政府运动的性质从反对 

压迫、反対剥削迅速转向了反対汉族统治的民族运动。

在由乌斯满和达列カ汗所领导的运动性质转变的过程中，苏 

联及外蒙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41年失踪的达列カ汗实际上 

是在苏联驻阿山副领事的策划下，ー个人到苏联接受政治、军事训 

练。761943年时，乌斯满也能从苏联“购买”武器，外蒙古也亲自派 

代表承诺与乌斯满建立友好关系并开始支援武器弹药。蒙古为乌斯 

满的部队提供避难地和训练基地，还向其管理下的哈萨克族游牧民 

提供牧场，所以，乌斯满就以中蒙边境地带作为根据地与政府军周 

旋対抗。77《新疆三区革命史》甚至提到，1944年4月下旬蒙古人民 

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巴山等军政领导人在中蒙边界地区会见了乌 

斯满，答应在枪支弹药、通讯器材和参谋人员方面对乌斯满部进行 

大力支援。78

“乌斯满和达列力汗率领的武装力量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 

援助下日益強大。”79阿山地区的民族运动前后经过三个阶段逐渐联 

合在一起（图7-2),从这些联合过程中也可以看出苏联以及外蒙与 

阿山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第一阶段的联合，即达列力汗和乌斯满 

的联合，开始源于双方具有共同的接受苏联和外蒙古支援的背景。 

与达列カ汗同行进入乌斯满的根据地的是14名苏联顾问和外蒙古顾 

问。8°作为暗号称呼，苏联顾问和外蒙古顾问分別被称作“白房子的 

人”（Aん A也mWW)和“蓝房子的人”（AToた んiim W rO。81

第二阶段的联合，是青河的武装组织与吉木乃的武装组织的合 

并。这两个组织成为阿山区民族运动的两个起源，但是其行动方式



上却各有特点。在青河县及其周边活动的武装组织主要是领导人通 

过部族来动员哈萨克族游牧民，82而吉木乃的武装组织则没有使用 

这样的动员手段。这种差异是因为组织领导人具有不同出身。青河 

的武装组织的领导权由乌斯满、达列力汗等哈萨克族人掌握，而吉 

木乃的武装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位维吾尔族人。哈萨克与维吾尔虽然 

同为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但是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 

组织形式，以农业为主的维吾尔社会里不存在部族这种社会组织形 

式。尽管吉木乃的武装组织中有大量的哈萨克族成员，然而其领导 

人却没有部族的背景。

图 7 - 2 阿山的哈萨克族民族武装势カ发展略囝

来 源 ：笔者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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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青河县接壤外蒙古一祥，吉木乃县也属于ー个与苏联 

接壤、通往苏联交通便利的边境地区。83吉木乃的武装组织的维吾 

尔族领导人同时也属于前述设在苏联境内的“伊米尔指挥部”，84该 

武装组织在1944年8月进攻吉木乃镇失败以后，曾组织吉木乃的牧 

民暂时移居到了苏联境内。85当时，苏联和外蒙古都对武装组织无 

条件地开放了边境。

吉木乃武装组织的维吾尔族领导人最后也进入到“阿山民族革命 

临时政府”中，而来自苏联和蒙古的顾问—— “白房子的人”、“蓝房 

子的人”也出席了在1944年 10月上旬召开的“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 

府”成立大会（表7-1)。86这再次说明，无论是在这两个民族主义武 

装组织实现联合的过程中，还是在“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成立的 

过程中，苏联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7 - 1 阿山民族革命临 时 政府的组 成成员

姓名 民族出身 职 务 代表地域

乌斯满 •斯拉木 

(O sm an  Islam )
哈萨克族 政府主席

达列カ汗•苏古尔巴耶夫 

(D alaihan  Sueurbayow)
同上 政府副主席、 

军事总指挥官

拉提夫•穆斯塔法 

(L aup  M usutapa)
同上 音河县

科克赛干•恰阔夫 

( Kok sagan Chakow )
同上 法院院长 同上

瓦特甘•阿穆尔 

(W atkan  A m ur)
同上 同上

阿迪尔坎 

(A dilkan)
同上 可可托海县

加马尔

(K am al)
同上 同上



(续上表)

艾斯哈特•麦盖伊 

(Ashat Makay)
同上 承化县

吉列斯

(K ilis)
同上 不明

卡カ普

(Kalip)
同上 政府安全部长 布鲁尔托海县

拉马赞

(Ramazan)
同上 吉木乃县

毛拉•伊斯拉姆•伊斯马伊尔 

(M olla Islam Ismayil)
锥吾尔人 吉木乃武装组 

织的领导人

同上

来源：笔者据《阿勒泰的“革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他》第179页等制成。

进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カ范围

在1945年9月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范围以前，阿山区 

的民族运动并没有举起“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旗号。作为其原因，首 

先可以举出的是达列力汗•苏古尔巴约夫之子帕提喀•苏古尔巴约 

夫曾向笔者说过的一句话：“在我们哈萨克族人头脑中并没有东突厥 

斯坦这样的概念”。另ー个原因是阿山区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在1945 

年8月上旬前独自进行反抗政府的活动，与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独 

立运动势力没有发生过直接的联系。实际上，阿山区哈萨克族发起 

的民族运动发生在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前，“阿山民族革 

命临时政府”的成立时间也比“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更早ー 

些。而且，在1945年9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范围以前，阿 

山区的武装组织就己经达到一定规模，尤其是乌斯满和达列力汗的 

部队在1945年夏季之前已经占领了阿山区东部的四个县，还数次进 

攻了阿山区区政府所在地承化县城。87



1945年8月，吉木乃的武装组织与从塔城区前来进攻吉木乃县 

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会合。这次会合被哈萨克族人意味深长地 

定义为“来到阿山区的伊犁革命军与阿山革命军的首次联系”。9月3 

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部队与正在攻打承化县城的达列カ汗 

的部队会合。但是哈萨克族人一直强调：当时来到的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方面的兵力仅仅195人，或不到200人。88

达列カ汗•苏古尔巴约夫和阿勒泰民族军成员在一起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后期的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也认为 

阿山区哈萨克族人发起的民族运动要先于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独立 

运动，而且两者的起源也不同。“我们的确发起民族革命，这个革命 

最初是在阿山区爆发的。由于独裁的、吸取民众鲜血的统治者的残 

暴行为，在伊犁区也爆发革命，塔城区的民众加入其中。伊犁、阿 

勒泰两个地方的民族部队最后合井。”89

1946年9月，在苏联顾问和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陪同下，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伊力汗•吐烈首次访问了阿山区，并在承化召 

开了共和国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阿勒泰是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的一部分”，并公布了关于阿山区政府的人事安排。90由此，拥有



与维吾尔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本来没有东突厥 

斯坦这一意识的哈萨克族被纳入到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的旗帜 

下，尽管他们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很早以前就己经发起了民族 

运动，甚至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

与第一、ニ阶段以哈萨克族为中心的联合不同，阿山区反政府 

运动第三阶段的联合实际上是以维吾尔族人为中心的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勢力吸收了阿山区哈萨克民族运动势力。这也成为以后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势カ内部分裂的诱因之一。毫无疑问，如此复杂的联合 

过程之所以能够得到实现，就是因为各种势カ的背后都有着苏联的 

因素。与塔城区的人事安排模式相同，就任阿山区第一副专员的阿 

尔甫拜•阿里木江 （ Arupbay A lim jan)原是“白房子”的人。换言之， 

就是一位长期以来指导当地民族武装组织进行活动的苏联顾问。91

小 结

本章确认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的“ 1号房子”和“ 2号房子”、 

塔城区反政府活动中的“伊米尔指挥部”、阿山区反政府活动和民族 

运动中的“白房子”和“蓝房子”的存在及其指导地位。通过以上可以 

确认，塔城区、阿山区的反政府活动和民族运动的发展以及伊犁区 

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向这两个地区的扩展，都是利用了国境地 

带的地域特点以及在人事、军事和財政各个方面得到了苏联有组织 

的指导和支持而得以实现的。

各地的反政府活动和民族运动中，的确都有拥有留学苏联经验 

的人出现。然而，包括这些留苏学生在内，运动的领导层都决不是 

共产主义者，由他们建立的组织，其性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反政 

府活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尽管各地的反政府活动和民族运动组 

织不一定都会赞成苏联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然而，要想通过武



力対抗中国的统治以达到民族运动的目的，来自国外的支援又是不 

可或缺的条件。各地的民族主义反政府组织能够接受苏联的领导、 

甚至是积极寻求苏联支援的理由就在于此。

但是，通过追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各个发展阶段的全貌可 

以看出，苏联对新疆突厥系伊斯兰民族运动的渗透程度的确令人震 

惊。可以说，如果不是苏联进行指导，就没有各地的民族运动势力 

的联合；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势カ就无法 

得到扩张，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的 

胜利是由苏联的部队所保证的。”92但是应该注意到，在这个时期， 

彻底摧毁了苏联当年在新疆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特殊地位的盛世才 

己经离开了新疆。所以说，苏联支持民族运动的目的，已经不单单 

是为了摧毁盛世才的新疆政权，而是为了摧毁中国国民政府对于新 

疆的统治。

然而，虽说在摧毁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统治这一政治目标上，突 

厥系伊斯兰民族的民族主义组织可以与自我标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 

苏联找到共同的语言，但是因为苏联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做出 

过重要的贡献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 

性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策制定，甚至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 

命运，无法摆脱苏联势カ的左右，最终成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 

运动的ー个致命的弱点。

注 释

1 Saypidin A z iz i，“ A slim a 2 [生命之诗（ニ ） ] , ”  Z)a 对〇/»• (B eijin g:

M illatla N axiriyati，1990), p. 97.周东 郊 ：《新疆十年》（钢板油印版， 

1948),第207-208页。另根据张大 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35- 

6343页，民族军对塔城的攻击情况如下：7 月 18日切断乌鲁木齐到塔 

城的道路，2 0日占领道路的重要据点庙儿沟和汉三台，2 2日大举进 

攻，2 9日攻陷额敏，3 1日塔城区的专员和驻扎部队的团长带领政府官



员和士兵从驻地塔城县城退往苏联境内。8月2 日从塔城县城到阿山区 

途中必经的和布克赛尔镇被攻陷，驻扎在和布克赛尔县政府所在地果 

斯托洛盖镇的政府军团长于8月2 2日弃城逃往乌鲁木齐。

2 阿山区解放的经过，各文献略有不同。本章主要参考《三区革命伊犁州 

资料》（1991),第 121-127页。

3 关于民族军进军新疆南部的经过，本章主要依据 S a w d a n o w Z a y ir，

•J-Jfco/pMjm’ng Ortan Mwjflpfs 丨'[第五军走过的革命里程]

(Urumqi: Xinjiang H alikNaxriyati，1989), pp. 90-95•在不同文献中，各地 

陷落日期略有不同。例如，陈 力 ：《伊犁事变记略》（台 北 ：文海出版 

社，1977年影印版），第 36页认为拜城是8月 11日、阿克苏旧城是9月 

6 日陷落的。

4 这是根据 Saypidin A ziz i, “ Aslim a 2, ” pp. 55-89.在北部战线，塔城区 

的额敏县、塔城县、和布克赛尔县有三个团，阿山区的布尔津县有一 

个团，承化县有两个 团 ；在中部战线，精河有四个团和第四十五师直 

属部队，乌苏有两个团和第二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在南部战线，拜城 

县、阿克苏老城各有一个营。

5 这个数字是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 101-128页，及

Sawdanow Zayir, fl如p Orfow /nWtavWy Afwsap如，p. 41 推测

而来的。具体清单是塔城区1，100人，阿山区1,846人，精河和乌苏战 

斗中是3,000人，阿克苏区是220人。

6 关于精河和乌苏的战斗经过，本章主要参照了《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 

(1 9 9 1 ),第 8 5 -% 页。但据 陈 力 ：《伊犁事变记略》，第 32页所述，在 

精河和乌苏有政府军的第四十五师的两个团，暂编第三师的三个团， 

预备第七师的两个团，骑兵第一师的两个团，特务团的一部，坦克部 

队的一部，总兵力约两万人左右。根据当时作为民族军士兵直接参加 

精河和乌苏战斗的吴豪敏：《锡伯骑兵连的战斗生涯》（手稿，1991), 

第 37页所述，战斗后伊犁第二步兵团的政治部主任这样概括精河和乌 

苏的战斗：“这次精河战斗和乌苏战斗是帕里诺夫和伊斯哈克别克将军 

亲自指挥的。我军参战部队除了伊犁步兵第二团外，还有伊斯哈克别 

克将军亲自指挥的骑兵旅一部。特克斯第一骑兵团，伊犁第四团等约 

4,000人。而且两架轰炸机也从空中支援作战。”另外，根据当时政府军 

的无线电技师佟沛：《国民党军队乌苏溃退记》，《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1985),第58页所述，由于战斗中每天都有三架轰炸机轰炸政 

府军的阵地，阵地大部分被摧毁，许多政府军士兵死亡。一位当年参 

加战斗者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飞机是苏联的，仅仅是涂了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的标志而己。

7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编 ：《新疆三区革命史》（北 京 ：民族出版 

社，1998年），第80页。

8 因为也在迪化周边展开了游击战，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估计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势カ将会进攻迪化。蒋介石也命令他：“迪化附近工事，尤 

其原飞机厂及各飞机场，应着手从速防御工事，务使勿失为要。”见《吴 

忠信日记》，1945年 12月 3日。据说吴忠信曾经抱着赴死的决心对部  

下说，为保卫国家而战死是光荣的。见张大 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 

第6767页。1945年 4月中旬，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调整了新疆军 

事，不仅是为了收复伊犁和支援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主要为了保 

卫乌鲁木齐，将防卫的重点放在了精河和乌苏。以上见《三区革命伊犁 

州资料》（1991),第84页。

9 据张大 军 ：《新礓风暴七十年》，第6320^6321页所述，当时在奇台县的 

政府军指挥部得到了情报说，南山区的哈萨克人区长扎拉班与乌斯满 

游击队的干部召开共同会议，决定将奇台县的所有哈萨克人迁移到阿 

山区，并参加乌斯满的革命行动。

1 0 塔什库尔干的起义，是由当地的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等伊斯兰居民 

发起的。关于此次起义，在 Sawdanow Zayir， nfng CMan 

/nifciYawfy A/Mjapwf，pp. 102-107 的“ Taxkorgandiki Partizan U n ix”（塔什 

库尔干的游击战）一节以及在 Saypidin A zizi，“ Aslim a 2, ” pp. 136-166的 

“ Taxkorgan Inkilawiy”（塔什库尔干革命）ー节中有详细记载。

1 1 据赛福鼎•艾则孜所言，作战计划如下：“切断从乌鲁木齐和精河到塔 

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的通路，解放塔城和阿勒泰地区。控制从伊犁地 

区到新疆南部的各山路，解放[新疆南部的]焉耆与阿克苏[A hsu]等地 

区。与塔什库尔干方面的游击队会合，破坏从喀什到和田[Hotan]的道 

路，威胁喀什及和田等地。在乌苏、玛纳斯、精河、吐鲁番 [Tuipan] 

等地加强武装游击活动，威胁来自乌鲁木齐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通 

道，将前线推进到玛纳斯河ー线，最终解放乌鲁木齐。”见 Saypidin 

A zizi, u Aslim a 2, n p. 85.



1 2 《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 ),第 89-90页。

1 3 其详细人数为：“（一）伊宁县 220名，（ニ）绥定县40名，（三）霍尔果 

斯县40名，（四）博尔塔拉县50名，（五）温泉县 20名，（六）克孜尔科 

尔（特克斯县 )40名，（七）昭苏县40名，（八）特克斯达拉县50名，（九) 

尼勒克县20名，（十）巩乃斯县20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关 

于征兵的命令》，1945年 6月 1曰。

1 4 《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 ),第 104页 。

15 1944年 12月那时新疆的政府军包括中央军和盛世才时期的军队。“新疆 

现有中央军四个师[第四十五师，第四十六师，第一二八师，第七预备 

师]，共26,350人。”见《吴忠信日记》，1944年12月6日。盛世才时期 

的新疆省军为六个师、四个保安团、一个炮兵団、一个特务团、ー个 

坦克营，共计34,000人（第一二八师约8,000人，暂编第三师8,000人， 

第一骑兵师3,000人，第二骑兵师3,000人，第十一骑兵师3,000人，第 

十二骑兵师3,000人，四个保安团3,000人，一个炮兵团3,000人，特务 

团1,500人，坦克营300人)。以上见陈力：《伊犁事变记略》，第 15页。

16 1945年 1月 25日，蒋介石命令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向新疆派遣两个  

师。见《吴忠信日记》，1945年 1月 25日。马步芳在2月8 日发电通知吴 

忠信将派遣骑兵第五军。根据电报，骑兵第五军“有官兵5,618人，马 

6,230匹。”《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70页。骑兵第五军本是 

马步芳的兄长马步青的部队，后被马步芳吞并。以上参见王继善：《马 

呈祥在新疆》，《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9辑（1985),第65页。

1 7 《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70页。

1 8 骑兵第五军进入新疆的日程根据韩有文：《“北塔山事件”及其经过》，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5),第100页。骑兵第五军由第五 

师和暂编第一师组成，当时，韩有文任暂编第一师师长。

1 9 吴豪敏：《锡伯骑兵连的战斗生涯》。

2 0 张 大 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48页 斯 喀 乌 伯 部 （苏俄哈萨克 

族，称为将军），其部队系苏俄、哈、柯、乌等民族组成，骑兵团约 

3,000人，枪马齐全，附有重机枪，迫击炮，小炮、山炮、战防枪及手 

提机枪等甚多，并每兵有战刀一把。名义上为伊伪部队，据判断系以 

红八团为基干而改编者，自精河战役后，行踪不明。”

2 1 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1933年参加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其



后接受苏联的援助成立吉尔吉斯人部队，致カ于扑灭东突厥斯坦独立 

运动。1937年马仲英的部下马虎山在和田叛乱时，他率领从苏联来的 

吉尔吉斯骑兵部队成为镇压的先锋，为盛世才政权的维持立下功劳。 

随后他被任命为乌鲁克恰提设治局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1940年转 

任“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会长。1941年逃亡苏联。之后， 

他在苏联境内训练游击队，1944年10月组织了新疆南部的“塔什库尔 

干暴乱”（蒲犁革命)。1944年11月16日，他与苏联人帕里诺夫一起率 

领部队进入伊宁，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武装力量拿下海兰巴克机场攻 

击战和伊犁区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上参见Saypidin A z iz i, “ A slim a 2, ” 

p. 6 9及《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 4 0页。1945年 4月8日，伊 

斯哈克别克以少将军衔就任民族军第一副总指挥，与中将军衔的民族 

军总指挥苏联人帕里诺夫一起指挥三线作战，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 

力的扩大做出很大贡献。1945年10月14日，依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 

府委员会第107号决议晋升为中将，1946年 6月帕里诺夫回苏联后，就 

任民族军总指拝。

22 SaypidinAzizi，“A slim a2，”p.69.《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40页。

2 3 厉 声 ：《中国新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日文版，第149页。

24 1945年 5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发布命令将伊犁区的博 

乐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巩乃斯县的汉族居民全部迁入察布査尔 

县 ；将察布査尔县、绥定县、霍尔果斯县、伊宁县的汉族居民迁入惠 

远，并允许汉族居民迁回中国内地。以上参见《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 

(1991)，第 87页，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的 

布告。

2 5 《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111页。

2 6 民族军在伊宁、精河、乌苏、沙湾、额敏、阿勒泰、霍尔果斯、特克 

斯、特克斯达拉、绥定等各地均设有补给中心。此据佚名：《民族军的 

供应和后勤工作的情況》（未出版，1959)，第 112-114页。

27 Saypidin A zizi，“ Aslim a 2, ” p. 97.

2 8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32页。

2 9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将军总共只有三名。除了帕里诺夫，其他两人是 

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少将（1945年 10月 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



时政府委员会第107号决议》晋升其为中将）和 1945年9 月任命的达里 

力汗•斯古尔巴约夫少将。

3 0 帕里诺夫和伊斯哈克别克由1945年8月9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 

府委员会第79号决议》任命为政府委员和候补委员。

31 Saypidin A z iz i,w Aslim a 2," p. 95.

3 2 邓カ群在1949年9月11日发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去迪化会 

见国民党军政当局有关事宜》的电文中写道：“中央：关于我的乌鲁木 

齐之行，与友人、伊犁当局商谈的的结果如下：……”。“友人”就是驻 

伊宁的苏联领事，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联领事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具 

有影响力。见中共中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 编 ： 

《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第225页。

33 Saypidin A z iz i,a Aslim a 2 , n p. 115.

3 4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 44页。

3 5 同上，第71页。

3 6 《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84页。

3 7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26页。

3 8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79-80页。

39 Saypidin A z iz i,M Aslim a 2," p. 95.

4 0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326~6327页。

41 同上，第6328-6330页。

4 2  1̂ #丨1'7'〇111111>,“11〇』3 > ^ 0 2  1^丨 1'〇 扣 8丨 (13八 51丨 1113[回 忆 和 加 .尼 亚 孜 ],”

7iin7i 12 (1983): p. 26.《新强三区革命史》称此人真

名为阿不拉•热玛扎诺夫。见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編：《新疆三 

区革命史》，第28页。

43 H awirTom ur,“ Hoja N iyaz Haji Togrisida Aslim a/’p. 26_ 张大军：《新疆风 

暴七十年》，第3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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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政治游戏和“共和国”的悲剧

“新疆和平谈判”的前台幕后

1945年9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方针突然发生了重大的 

改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武装在距离新疆省会乌鲁木齐仅仅137 

公里的玛纳斯西岸突然停止进攻，与政府军形成対峙；接着从1945 

年10月开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以“新疆暴动地区民众” 

的名义与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1月签署了和平 

条款。但是，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来说，停止进攻而形成对 

峙，进而放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 

签署和平条款，这ー连串的举动，很明显都有悖于东突厥斯坦独立 

运动的初衷。更何况就在仅仅ー个多月之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 

武装力量还发动了“三线作战”，气势凶猛，分头并进，大有ー举拿 

下全新疆的气概。然而，就在国民政府方面慌乱忙于对付之时，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却出现这样ー个180度的大转弯。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方针变化，的确存在着许多令人不解 

的地方。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受到了他 

方的指使还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如果说这个重大的改变是受到了他 

方的指使，那他们为什么能够甘心接受这个指使呢？而接受了这种



指使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政治 

过程？

1945年是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以各种国际形势的剧 

变为背景，在美英两国的调解下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得 

到了改善，苏联的对华政策因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与苏联 

有着密切关系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出现的方针转变，是否也与 

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夫？本章将通过追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 

从停止进攻到签署和平协议的政治过程，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 

政府的内部动向，以及国际政治方面探讨苏联政策转变对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的政治所造成的影响。

第一节苏联援助民族独立运动的本意

围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中苏外交

由于与盛世才的关系破裂，苏联在1942年后不得不暂时退出了 

新疆省的政治舞台。但就在此之后不久，美国（1943年3月）和英国 

(1943年9月）在迪化先后开设了领事馆。1以抑制苏联势カ为目的， 

“新疆”成为了中美英三方合作的新接点，这对于一向将新疆看作自 

己势カ范围的苏联来说，当然是ー个不愿接受的事实。2

1943年6月，苏联在谴责盛世才向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同时， 

向重庆国民政府公布了 1942年与盛世才之间签订的一份密约，想依 

此挑拨中央政府与盛世才反目。3也就是在这时，苏联开始支持突厥 

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组织发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以图通过另ー个 

途径恢复它在新疆的影响力。4

1944年盛世才发动“八月兵变”时，也曾试图恢复与苏联的友好 

关系，但却为苏联所拒绝。5苏联拒绝盛世才的理由，据说是因为他



们认为盛世才不守信用。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此时，受苏联支持的 

“阿山民族革命政府”业已成立，伊犁区、塔城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 

族的居民中也都已经成立了民族主义秘密组织和反政府武装组织。 

所以，可以想象当时苏联拒绝盛世才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苏联的 

新疆政策己经由过去的支持正统的政府领袖，转变为支持反政府的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6

国民政府当然知道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的背后有着苏联的 

支持。吴忠信在1944年11月催促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东突厥斯坦独立 

运动问题时对外交部长宋子文说：“此间问题与苏联有关，增进邦交 

消弭误会实属迫不容缓之图”，指出了通过外交途径解決新疆问题的 

重要性。71945年1月7日在收到伊宁机场陷落的消息后，他和第八 

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联名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致电：“新疆军事己到 

严重阶段，其成败在于后方勤务与对苏外交。”8

对于中苏外交与新疆问题之间的关系，吴忠信表达了如下的见 

解 ：“余谓新苏外交，决非单纯新省之对苏外交，其重心当在重庆 

与莫斯科。盖苏方对新之态度，足以代表苏联对整个中国之国策。 

如中苏两国外交部，能商得一真正和菩合作之办法，则新礓对苏关 

系，必可改善无疑。”9

当时，国民政府“考虑到盟国反法西斯的战略全局，所以不希望 

当时中苏边界的纠纷影响与同盟国家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1°由于 

不想煽动国民的反苏情绪，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向外界公开“伊宁事 

件”。11很明显，国民政府也倾向于通过与苏联之间的外交交渉，寻 

找解决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问题的方法。

1945年12月3日，外交部西亚局局长卜道明奉蒋介石之命抵达 

迪化，就“经济合作问题，以及在边境地区合作以维护治安问题”， 

与当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进行会谈。12在12月5 日开始的会谈中，

卜道明问道：“关于这次伊宁事件，阁下已经知道了吧，其爆发的动 

机和原因，想必阁下也是知道的吧？ ”然而面对这ー提问，苏联总领



事却坚决否认苏联与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

本人所得之消息，谅与阁下所知者相同。 因本馆与伊宁领事无  

联 络 ， 日前曾先后三次由中国电报局设法与伊宁领事通报，均 

以无法拍出而退回。最近，荚斯科方面曾通知本人，中国军队  

曾向伊宁苏联领事馆发炮数十发，一部房屋被毁，领事馆秘书  

一人炸毙，另有馆员一人负伤，苏外长已向中国大使馆提出抗  

议 ，苏方现正准备撤退该地苏领馆妇女及小孩。此 外 ，苏方并 

曾通知 中 国 大 使 馆 ，前 拟 经 苏 驶 华 之 美 卡 车 500辆，現因伊宁  

变乱，暂缓通过。 另据本人所知，伊宁区住民共约 40余万，除 

少数汉族（包括政府官员），及归化族白俄约 7,000余人外，其余 

均系哈萨及回族。此次 暴 动 ，似系全民性质之暴动，谅白俄非  

暴动主力，近闻该地区已成立共和国。至变乱之动机及原因， 

本人无所悉 。 13

对此，吴忠信这样分析道：“日前我湘桂战事失利，战事已移独 

山，苏联重视利害，必然淡视我国。”14之后，国民政府为维护中苏 

和平和出于对新疆安全的考虑，于1945年1月19日由当时的行政院 

长兼外交部长向苏联驻中国大使代理提交了 一份“关于新疆省内的中 

苏贸易以及经济合作的提案”，希望能够通过合作起到抑制苏联在新 

疆制造事端的作用，但没得到苏方的任何回应。15

“民族革命”之名

苏联正式承认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之时。当时担任过毛泽东俄语 

翻译的师哲，后在其回忆录中有如下纪录：

在 一 次谈话中，斯 大 林主动提出，在 盛 世才时代，他们帮助新  

疆人民建立武装力量，训练干部，以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并在



那里建立有相当大的军火库，储 存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現在决

定将这部分全部移交给中方，望中方指定专人负责接洽、接收

人员接收。主席当即委托周总理办理 。 16

但是在1944-1945年当时，苏联却拒不承认他们与东突厥斯坦 

独立运动之间有任何关联。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出于想维护 

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为“民族革命”名义的考虑。因为在当 

时，苏联不仅极カ主张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为新疆突厥系伊 

斯兰民族居民自发掀起的“民族革命”，而且为了制造这种形象还煞 

费了 一番心机。

首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和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尽可能挑 

选出身于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人担任。因为他们与 

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在种族、语言、习惯上完全一致，外 

部的人无法察觉他们就是苏联人。例如，塔城区的苏联顾问都是苏 

联中亚地区出身的维吾尔人，阿山区的苏联顾问都是苏联中亚地区 

出身的哈萨克人，他们既没有与当地的突厥系居民之间存在语言交 

流上的障碍，在当时户籍制度不完备的新疆，不知道详情的人是无 

法从相貌和习惯上将他们与新疆当地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区別 

开来的。

其次，是让苏联人假扮为居住在中国的白俄人，甚至将苏联红 

军部队假扮为由居住在新疆的白俄人组成的部队。俄国十月革命以 

来，许多白俄人逃亡到中国新疆。之后中国虽将取得中国国籍的白 

俄称作“归化族”，但其中仍有许多拥有双重国籍或无法确认国籍之 

人。在作者的采访中，当年民族军总指挥部的一位部长证实，1945 

年8月由帕里诺夫率领、从塔城区赶赴精河前线的被称为“塔城归 

化军”的民族军部队，其实就是苏联红军。即使是苏联国籍，如果 

他本人自称是居住在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或者是白俄人， 

若没有具体的说明资料，其他人根本无法从外表上进行辨认。这ー 

情况，不仅为苏联辩解自己没有介入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提供了方



便，实际上也成为我们今天研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性质和 

过程的一个极大障碍。

最后是将各级政府的头把交椅都交给当地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上 

层人士来担任，而来自苏联的人员则只担任顾问，最多也就是像在 

塔城区、阿山区那样担任第一副专员。从发生在塔城区和阿山区的 

事实中，可以看出苏联想掌握实权的企图。但是，担任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主席、塔城区、阿山区专员的人，既不是苏联顾问，也不是 

亲苏联的当地伊斯兰民族居民中的知识分子，全都是少数民族社会 

的上层人士。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动员民众参加运动，而且还可 

以起到维护运动是当地民族居民所发起民族革命之名义的作用。17

从苏联注意主张、制造并极カ维护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民族 

革命”的形象一事来看，苏联将控制新疆的希望寄托于东突厥斯坦独 

立运动的想法十分清楚。石井明曾仔细研宄过苏联战后安全保障体 

系，指出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国境之外寻求更大的安全空间”。18 

苏联当初在新疆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利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势力，以当地民族居民的“民族革命”的名义，在新疆地区建立ー个从 

中国独立出去的民族国家—— 例如像蒙古人民共和国那样的苏联卫 

星国，这样就可以保持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对于这点，一位曾在 

民族军总指挥部任过职的人在笔者的采访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第二节苏联政策的转变

人为的停战和対峙

在1945年9月上旬取得占领阿山区、精河地区和乌苏地区作战 

的胜利后，东突厥斯坦方面的军队在玛纳斯河的西岸与在玛纳斯河 

东岸的政府军隔河对峙。虽然有人主张造成对峙的原因是双方军カ



相等，但事实上，在精河与乌苏的战斗结束后，追击政府军的东突 

厥斯坦方面武装的先头部队己经渡过了玛纳斯河并进入了位于玛纳 

斯河东面的玛纳斯镇。一位当时曾经担任民族军总指挥部部长的人 

物，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甚至肯定地说：“其实三区革命军已经占领 

了玛纳斯镇。”

民族军的武器装备

另ー方面，以军事专家们的眼光来看，玛纳斯河并不是一条能 

够用来进行防卫的天然屏障。19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方面的部队没有接到停止渡河在西岸设防的命令，他们绝对有 

能力渡过玛纳斯河，或者突破政府军之后才在东岸建设起来的防线。 

曾参加这次战斗的一位民族军士兵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到达了玛纳斯河西岸，在玛纳斯镇驻扎的政府军部队及在  

精河和乌苏战斗中逃跑的政府军部队一起向乌鲁木齐方向撤  

退。在玛纳斯镇，我们的侦察兵为侦察敌情已进入城内并和当  

地的居民接触。之后由于我们的部队接到不许渡河的命令，国 

民党军从呼图壁（K u t u b i)返回玛纳斯，并重新在玛纳斯构筑了 

防卫体系。2°

9月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己经在玛纳斯河前线集结了大约 

—万人的部队，21并在玛纳斯河西岸修筑了宽55公里、长60公里的 

战斗工事，22同时，为支援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



吉克族发起的“塔什库尔干起义”，经由苏联境内向塔什库尔干地区 

派遣了300名士兵。23很明显，东突厥共和国方面兵力充足，隔河对 

峙的局面只是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一方的选择而造成的。

玛纳斯河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中心伊宁约532公里，但距新 

疆省首府迪化仅仅137公里。249月13日，在新疆的国民政府军最高 

指挥官朱绍良向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报告了当时的军事状况 ：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的势カ己经到达距迪化仅两日行程的玛纳斯河西岸， 

任何时候都可能开始对迪化的攻击。相反，迪化的政府军仅有六个 

营，而増援新疆的骑兵第五军和第四十六师一部抵达迪化至少需要 

八到十天的时间。25

实际上，从1945年9月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武装势カ 

己在迪化周围展开了游击活动，一些游击队甚至己到距迪化市内不 

足七八公里的地方。26这一形势使迪化的汉族商人纷纷逃往中国内 

地，当地物价飞速上涨，甚至迁移省府也被提上新疆省政府的议事 

日程，一时之间，迪化城内人心惶恐。27

前文述及的那位民族军总指挥部的部长做出以下证言：“三区革 

命军如果继续进攻的话，肯定能够占领迪化。当时我们的部队不仅 

在玛纳斯地区，而且还在迪化地区、库车地区，都截获了政府军的 

情报。”如果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武装势カ拿下了玛纳斯镇，就 

等于打开了通向迪化的大门，问题只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而己。

对此，一位当时参加精河和乌苏战斗的政府军方面的无线电通 

信技师也提出过疑问：“当时，如果三区革命武装势カ继续追击的 

话，应该能够一鼓作气进入迪化，但三区部队到达玛纳斯河西岸后 

停止了进攻。所以原来驻扎在库车的政府军第四十六师紧急赶到玛 

纳斯镇并构筑了防卫体系，双方才形成対峙。”28

停止追击并在玛纳斯与政府军隔河対峙，实际上就是放弃进攻 

和占领新疆省会迪化市。但正如前文所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 

的武装力量在制定三线作战计划时，曾将占领迪化和解放新疆（东突



厥斯坦）全境作为此次战役的最终目标。那么，在此时此刻下达停止 

追击的命令，宄竟是出于谁的意志？而这个人之所以发出这个命令 

又是出于何种目的？

可以确认的是，停止追击的命令并不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 

伊力汗•吐烈下达的。因为他一直在宣称要击溃汉族人的统治，将 

汉族人从新疆驱逐出去，并攻占迪化。291945年5月5日的《关于军 

队供给问题的决议》记录了伊力汗•吐烈在政府委员会会议上的发 

言 ：“现在我们虽然还在伊宁，但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东突厥斯坦所有 

人的事业。从现在开始我们还要向新疆南部、新疆东部进军，占领 

迪化。必须承担进攻迪化方面部队的供给任务。”开始三线作战时， 

伊力汗•吐烈还任命了出身于喀什附近阿图什县的临时政府教育部 

长赛福鼎•艾则孜为“喀什噶尔团团长”。3°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伊 

力汗•吐烈没有掌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武装势カ的实权，但他 

却一直坚持主张要拿下新疆全境。

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政策的转变

停止继续攻击的命令实际上是由苏联方面下达的。据那位民族 

军总指挥部的部长说：“我们在渡过玛纳斯河后，突然收到不许渡 

河的命令。命令据说是当时任民族军总指挥官的苏联人帕里诺夫下 

达的。于是，己经渡河的部队返回西岸，所持的苏联武器也全部收 

回，换成了中国制的武器。”

同时对于苏联的真实意图，他做出这样的推測：“当初，虽然斯 

大林承诺如果占领了迪化就会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ー个独立国 

家，但到了这时他认识到根本不可能让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于是 

就不再希望进攻迪化。”

这一推测并非没有事实根据。进入1945年以后，国际形势的 

不断变化对苏联的国际战略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在2月的雅尔塔会



议中，美英为促使苏联早日实现对日作战，同意在苏联实施对曰作 

战后再次考虑苏联在中国的利益要求，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来了苏 

联的合作。即在“关于日本的決定”的部分中规定：維持外蒙古的现 

状，变大连港为国际港口，承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恢复 

苏联租借旅顺ロ为苏联海军基地的权利，设立中苏合资公司共同经 

营东北铁路和以大连为出口的南满铁路，并保证苏联的优先权益。31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为了签署中苏友好条约和实现美 

国杜鲁门总统催促苏联早日出兵的愿望，中国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 

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前往苏联，6月3 日在莫斯科开始与苏方进行会 

谈。双方最初在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上互不相让，最终经请示蒋介石 

同意宋子文做出让步，在外蒙古问题上达成了如下协议 ：以苏联不 

向中共和新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提供任何援助、承认国民政 

府在东北地区的主权、向中国的援助必须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这三项 

要求为条件，同意战后在外蒙古就关于独立的问题实施国民投票。32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1945年8月14日签署，在同时签署的外 

交換文中还有ー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 

员给中华民国政府王[世杰]外交部长的信笺》，其中关于新疆问题有 

如下ー节：“关于最近在新疆发生的事件，苏联政府如友好同盟条约 

第五条所规定那样，确认自己没有干渉中国内政的意思。”33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为了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苏联政府 

己经决定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做苏联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也 

就是说不仅向中国国民政府承诺不再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进行援 

助，也默认了中国国民政府具有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平叛权。

停战线和新疆的地下资源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中苏友好条约的签署是在8月14日，但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进攻则持续到了9月上旬，即直到在中部战



线上最终占领乌苏县、在北部战线最终占领阿山区后为止。那么， 

占领乌苏县和阿山区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武装势カ停止进攻之 

间有没有关联？或者说苏联为什么会选择占领乌苏县和阿山区之后 

为东突厥斯坦方面武装势カ攻势的终结点？

为査明这一原因，笔者注意到了一份名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 

时政府关于乌苏县、精河县、独山子油田的决议》的文件。从这份 

文件中可知，独山子（M ay ta h)油田和炼油场就在乌苏境内，而乌苏 

又东邻玛纳斯县。这一文件是在1945年9月15日，即占领乌苏仅仅 

一周后下达的。从这份政府决议要求早日实现油田的恢复生产可以 

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军事进攻之所以持续到最终占领乌 

苏、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カ范围扩展到玛纳斯河西岸之后，其 

原因应该与争取控制独山子油田有夫。

独山子油田是20世紀上半期苏联在新疆经营的最主要的经济项 

目。该油田由苏联从1935年开始挖掘，1939年开始正式运营。以盛 

世才的ロ头同意为依据，直到1942年前独山子油田的经营和利益都 

是由苏联一方独占。1942年时，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估计，独 

山子油田拥有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开采设备，当时的石油产量即使已 

经达到月产ニ至三万加仑，今后还有相当大的增产余地。当时油田 

有俄国职员140名，包括家属达到200名。但由于与盛世才的关系的 

破裂，苏联才不得不放弃了这座油田。34

通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于10月15日所作的第 

111号决议，可以看出独山子油田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占领之后 

的管理体制：

(一）石油生产在当前战争年代有着重要的军事意又。因此管理  

石油ェ业任务交给军队后勤处。（ニ）石油ェ业需要的专家、ェ 

人 ，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事部负责解决。（三）石油ェ业的ェ  

人、工作人员的供应问題，由军事部出面子以解决。（四）关于



生产的石油交给ェ商部的问题，由供给处领导请示军事部领导  

決定。（五 ）生产的汽油由军事部负责安排，并向国家机关、财 

政部、ェ商部等有关单位供应一定数 量 的汽油。

这项决议说明，石油生产是由军事部进行管理的。而前文已经 

述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事部实际上控制在苏联势力手中。所 

以可以推测，独山子油田的石油生产事实上是由苏联方面掌握的。 

如果不是这样，决议中油田的技术人员和资金由本来毫无这些资源 

的军事部门进行调配的内容就毫无意义了。

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6年年度预算中可以看出，独山子油田 

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最大的经济独立预算单位。也就是说，油田 

的巨大利益都掌握在了苏联势力手中（表8-1 )。

表8 - 1 財政部计划局制定的1946年独立预算机关预算表（单位：元*)

机关名 年度收入 生产经费 实际收入

农业水利土地部 17,510,500 17,510,500 0

邮政电信 4,459,200 20.046,049 -15,586,849

职员商店 25,400,350 179,977,500 •154,577，150

独山子油田 183,640,000 138,447,680 45，192,320

不明 8，100,000 7,989,500 110,500

运输 6,254,800 2,635,910 3,618,890

法院 4,785,000 6,341,570 -1,556,570

商业局 412,916,860 29,452,184 383,464,676

合计 663,066,710 402,400,893 260,665,817

来源：根据1946年 4月 20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第269号决议》制成。 

■•■元，维吾尔语发音为d o lla r。

从1946年3月14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第241号决议 

中可以看出，共和国的1946年年度预算总支出是2,790,388,000元，



其中仅军费就约占67.3%，约 1，879，106,000元（表8-2)。毫无疑问, 

在战争期的1945年，所花费的战争费用应该更多，赤字也就更大。

表8 - 2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6年度预算支出部分（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军事费用 1,879,106,000

行政费用 584,949,000

职员商店赤字填补 196,333,000

国债利息 60,000,000

道路建筑费 50,000,000

货物费用 20,000,000

1946年支出合计 2,790,388,000

1946年收入合计 2,679,031，000

赤字 101，357,000

来源：笔者根据1946年3月1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41号决

议》制成。

因战争而产生的军费赤字，由苏联的財政援助得以填补。但是 

苏联的军事援助并不都是无偿的。根据一位在民族军总指挥部任职 

的人士的说法，停战以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用农产品、畜产品、原 

材料进行了偿还。从共和国的塔城区第一任秘书长阿布里米提•哈 

吉耶夫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为了偿还军事援助，许多原材料品都 

经过塔城运往苏联。35将这一事实与独山子油田在地理上属塔城区 

一事联系起来，可以推测出在东突厥斯坦军队系统管理下的独山子 

油田生产的石油，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对军事援助的偿还而被运往 

了苏联。

不仅仅是石油，当时所发现的新疆丰富的地下资源、矿产大部分 

都集中在伊犁区、塔城区和阿山区。36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



苏联政府代表巴库林曾经签署了一份密约—— 《租借条约》，规定“新 

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査，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 

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其中包括承认了苏联对阿山区可可托海的钨 

矿和铅矿的无条件开采权等，“本条约之期限自签字之日起，定为50 

年”。37但是在与盛世才的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失去了以上所有特权。

由于这些地下资源都位于玛纳斯河以西地区，所以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方面在中部战线上的军事进攻进行到占领乌苏县为止、在北 

部战线上进行到占领阿山区为止，完全可能让人联想到是因为苏联 

希望掌握新疆的地下资源所致。

第三节苏联与新疆和平谈判

“共和国”政治主体性的丧失

从政治方面来说，苏联给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 

支持，也不是无偿的支持。俄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与苏联的外交 

官和顾问进行协商，临时政府的任何ー个人、包括伊力汗•吐烈， 

无论是军事问题或国家建设问题，都无法做出決定。38临时政府这 

个与生俱来的弊病，在最终決定停战并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 

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在乌苏和精河的战斗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 

介石派遣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参谋长郭寄峤于9月10日到达迪 

化，辅助朱绍良重新调整在新疆的政府军的配置。39之后又派遣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子9月13日到达迪化，调査新疆问题的现 

状以及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

但是，由于政府军的配置调整要等到从青海省调来的骑兵第五 

军到达后才能开始，于是挽回新疆局势的愿望只能寄托在与苏联的



外交谈判上。40张治中在到达迪化的当日，即9 月 1 3日，就要求与 

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会面。在其回忆录中，张就1 4日举 

行的会谈作了如下的记载：

在 9 月 1 4 日我和叶谢也夫见了面，问到他的意见，他 表 示 ：这 

是 中 国 内 部 的 事 情 ，苏 联 不 便 干 渉 中 国 内 政 。就他个人的看  

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我当时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并问他愿不愿代为疏通阻塞和平解决的道路，首先是使伊宁方  

面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代表商谈。他答应把我的意见传  

达荚斯科，并表示他个人愿意从旁帮忙，但是在没有得到本国  

政 府 指示前，他不能有所行动。还说：最好由中国政府向苏联  

政府提出，较易有故。41

之后，在9 月 1 7日，驻中国的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向中国国民政 

府外交部发出了以下备忘录：

据苏联伊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由回民数人， 自称新疆暴动  

之 人 民代表，向该领事声请，并暗示希望俄人出面为中间人， 

担 任 调 停 彼 等 与 中 国 当 局 所 发 生 之 冲 突 ；并 声 称 ：暴动人民  

无 意 脱 离 中 国 ，其 宗 旨 在 使 回 民 在 新 疆 占 多 数 各 地 如 ：伊 

宁、塔 尔 巴 哈 台 、阿 勒 泰 、喀 什 各 区 ，达 到 自 治 之 目 的 ，该 

代 表 并 列 述 过 去 新 省 当 局 对 彼 等 之 种 种 压 迫 。 苏联政府因关  

切 与 新 韁 接 壤 地 区 之 安 定 与 秩 序 ，如 中 国 政 府 愿 意 ，则准备  

委 派 駐 伊 宁 领 事 ，试 对 中 国 政 府 提 供 可 能 之 协 助 ，以便调停  

新禮已造成之局勢。 42

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请示蒋介石后做了回复，在对苏联政府表示 

感谢的同时也希望苏联政府能够通过苏联驻伊宁领事向新疆“事变分 

子”传达如下信息，即国民政府希望他们能够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派 

往迪化的代表张治中就和平解決的办法进行商谈。43



但是，苏联大使所述的由新疆暴动民众代表所提出的和平谈判 

要求，在当时是否存在实在值得怀疑。能够确认的是，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1945年10月2日在共和国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作出政府决议， 

回应中国政府和平谈判建议。这里选取了该决议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真理在我们这边，胜利属于我们。但是我们是人道 

主义者，看到了自11月份以来的流血事实，从人道主义出发， 

共和国的前途绝不能单靠流血手段去解決，而不考虑同国民党 

政府谈判。因此东突厥斯坦临时政府作出如下决议：一，建议 

中国政府采取非武装手段，即谈判方式解决东突厥斯坦独立问 

題。ニ，中国政府如同意谈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决 

定由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阿卜都拉.吐烈、阿合买提江• 

哈斯木等人组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谈判代表团。 三 ， 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代表团在谈判中要求独立，并在此基础上解决问题。44

应该注意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此项决议明确表 

示要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和平谈判的根本原则。10月 

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到达迪化，“他们来时都佩戴‘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且对招待人员说：他们是代表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政府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届时将出示证明文件， 

中国政府代表方面也应交验证件”。45

是否作为ー个“国家”的代表，来与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进行谈 

判，这一身份对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来说，无疑是ー个至关重要 

的、决定其命运的问题。很明显，此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 

的要求是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100号政府决议所制定的和 

平谈判原则相一致的。但是，它却明显与9月17日苏联政府提交给 

中国国民政府的备忘录内容不同。

根据苏联大使的备忘录，请求苏联调停的是新疆蜃动地区民众 

的代表，因此中国政府也委托驻伊宁领事将新疆暴动地区民众代表



送到迪化。于是，张治中向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传达说 

无法实现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的会谈。之后，经过苏联代理 

领事的“劝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最终同意放弃“国家代表团” 

的身份，以“伊宁地区民众代表”或“伊宁方面代表”的名义，从17日 

起与张治中开始了会淡。46

从理论上来看，“共和国代表团”最终放弃“国家”的名义而接受 

了“民众代表”的名义一事，不仅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临时政府委员会 

100号决议所规定的谈判原则，更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国家”地位和 

“独立”。从和平谈判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方面的代表之所以能够接受和平谈判，完全是由苏联方面一手策 

划和推进，并按照苏联设定的路线实现的。而本该作为当事者本人 

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却在这个重要的政治过程中完全丧失 

了它的政治主体性。

“共和国”的人事变动和苏联的政策转变

在和平谈判中崭露头角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之一 

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原来在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内部并没有很大的名气，在和平谈判代表团的三位代表当中， 

他的年龄也最小。47但是他给张治中的印象却是 ：他才是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方面事实上的发言人，也是事实上的负责人。48

代表团团长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拉希木江•萨比 

尔•哈吉担任，而事实上的领导者却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的这一双重结构，与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界 

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地位的急剧上升有夫。

关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生涯，笔者曾数次采访了其家庭成 

员和当年参加过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相关人士。据称，在伊宁起 

义爆发时期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不过是伊宁报社的一名普通职员。



从1945年2月开始，他在教育部官员的介绍下出任政府秘书室的秘 

书，参加了许多法案和文件的起草，49于是他优秀的政治才能被伊 

力汗•吐烈发现。5°1945年4月3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7号决议决 

定 ：“授予军事部部长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中校军衔”。联系到1945 

年4月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 民族军的创立和前军事部部长转 

任民族军副指挥官等情况，可以确认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确就任 

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事部部长。从此，阿合买提江•哈 

斯木进入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导层。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1914-1949)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政治地位的急剧上升，与和平谈判的实现 

紧密相关。在1945年10月2日被任命为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之 

后，他又在9 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3号决议中被任命为政府委 

员，更在22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44号决议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晋升为上校，51被任命为決定“战争的进行、防御、撤退以及军队的 

调动、军队的装各”的由五人组成的最高机关—— 政府军事委员会 

的成员，又于1946年1月13日在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00号决议中， 

被授予“共和国最高勋章”—— “解放”。52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政治权威，首先体现在他与亲苏的维吾



尔族知识分子的关系上。据赛福鼎•艾则孜称，阿巴索夫非常敬重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赛福鼎•艾则孜也称自己“从阿合买提江• 

哈斯木那里受到很多启发”。53但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与伊力 

汗•吐烈不同，并不拥有宗教权威所赋予的权威性，也不像阿巴索 

夫那样ー开始就是领导民族革命的功臣。他能够进入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的领导层并且能够在集中了苏联势力的军事部门中树立起政治 

权威的原因，唯一能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他曾经长期身处苏联的经历。

左起：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赛福鼎•艾则孜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是1914年出生于伊宁的维吾尔族人。11岁 

时由于父亲亡故，母亲改嫁，他只好寄身于在苏联哈萨克斯坦的叔父 

家中。他在这里的高中毕业后，又进入喀山的列宁学院学习政治经 

济学，1938年又进入了位于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54阿 

合买提江•哈斯木在喀山的列宁学院加入列宁青年团。55但他是否 

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不论是接受笔者采访的人，还是记载阿合买提 

江•哈斯木在苏联履历的维吾尔文献中，都对这一点避而不谈。

1941年8月，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回到了新疆，据说理由是 

自己対“祖国”和亲人的想念。56但是他选择回国的时期，正是盛 

世才与苏联关系对立并最后决裂的时期，他不久就被新疆省政府 

逮捕。57逮捕的缘由，据说是因为从事“革命活动”。58但是，关于



他所从事的“革命”的内容和性质，任何文献、包括维吾尔语文献也 

都没有记载。

如前分析，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苏联势力，大部分集中于军 

队系统中。而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担任军事部长时间最 

长的就是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这也说明，他应该属于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的苏联势力方面。59由于“亲苏”是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临时政府政治路线的核心，是否具有苏联的支持就是ー个是 

否具有政治正统性的标志。而对于亲苏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 

苏联支持的力度又成为判断ー个人政治权威的标准，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内部亲苏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服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应该 

和这方面的原因有夫。

据阿巴索夫的好友文斐然所言，他本人曾从阿巴索夫那里听 

说，苏联顾问当年曾经计划用当时任伊力汗•吐烈秘书的“苏联共产 

党员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代替伊力汗•吐烈出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政府主席。60苏联的目的，无疑是想通过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加强 

它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影响力，以便使苏联的意愿在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得到更彻底的贯彻。而 

事实上，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正是通过参与新疆和平谈判，其地位 

上升到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高度。換言之，阿合买提 

江•哈斯木个人地位的变化，正是苏联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策 

变化的真实写照。

《十一条和平条款》的签署

随着和平谈判的实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全面停止了与政 

府军的战斗。经过三十多次会谈，1946年1月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和中央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签署了《中央政府代表 

与新疆泰动区域民众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装冲突之条款》，61



即《十一条和平条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 ）政府给予新疆人民选举彼等相信之当地人士为行政官吏之  

选 举 杈 ；（ニ ）给 予 人 民 以 宗 教 信 仰 之 完 全 自 由 ；（三 ）行 政 、 

司法机关的公文要以国文与回文并用书写；（四 ）小学和中学阶  

段用本族语言进行教育，中学阶段列国文为必修科目；（五 ）保 

证民族文化的自由发展；（六 ）保陣 出 版 、集会、言论的自由； 

(七 ）视人民生产能力确定税率；（八 ）保障商人内外贸易自由； 

(九 ）组 织 新 禮 省 联 合 政 府 （B ir la x m a H u k u m a t)，2 5名政府委员  

中 中 央 政 府 指 定 10人 ，新 疆 各 区 推 荐 15人 ，其 中 6 人 由 “伊宁 

方面”推荐：（十 ）准许组织民族军队，并改编成政府军（具体讨  

论另行商议 )；（十 一 ）双方立即释放逮捕的对方人士。62

如果将《十一条和平条款》看作是ー个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 

政策，它确实是给予了少数民族许多的政治权利。但是如果将接受 

和平谈判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直接结果，那么就不得不承 

认《十一条和平条款》本身的内容却是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最初的 

精神—— 在新疆排除中国的统治，实现东突厥斯坦的独立—— 背 

道而驰的。換言之，《和平条款》的签订实际上意味着“第二次东突 

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失败。关于这一点，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 

时政府代表团”被派往迪化、结果却是作为“新疆暴动地区民众代表” 

签署和平条款的“共和国代表”们，当然是心知肚明。

1月10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乘苏联航空公司 

的飞机返回伊宁，团长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对到机场前来送行 

的新疆省政府的官员留下这样一席意味深长的话：“这次的和平谈判 

很顺利，也很成功，不过伊犁民众和军人恐不满意，我们要向他们 

解释中央政府谋和的决心和愿望，期望能圆满地解決。”63

谈判之所以最终产生如此结果，原因之一是苏联驻迪化代理总 

领事叶谢也夫对谈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谈判的步骤为：张治中首



先提出草案，之后双方在此基础上讨价还价，最后双方相互让步妥 

协。会谈中曾两度出现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感到 

无法独自决定而中断会谈中途返回伊宁，之后再带着他们的要求返 

回迪化的情况。M 苏联驻迪化的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在幕后积极活 

动，在促使双方相互让步和妥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叶谢 

也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这ー头衔，时而站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一方，要求张治中做出让步； 

但是张治中也同叶谢也夫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注意让叶谢也夫意识 

到自己扮演的不过是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上大下功夫。

据张治中称，他在谈判中就民族军改编为政府军的方式、以少 

数民族语言发行政府文书、在政府人事上増加当地居民代表的比例等 

问题上向“伊宁代表”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他也因会谈遇到困难而四 

次拜访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第一次是要求苏联方面做工作，让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自己放弃了“国家代表”的身份；第 

二次是就确定不能宣称从中国独立为会谈前提一事，与苏联驻迪化代 

理总领事之间达成一致；第三次是让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认可“伊 

宁方面民众代表”同意在与国民政府代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实现 

和平；第四次是通过代理总领事让“伊宁方面民众代表”撤回他们所提 

出的废除政治警察、全部撤回为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而进入新疆的政府 

军、地方警察由当地的伊斯兰居民组成的所谓“三项要求”。65

就在《i  ̂一条和平条款》签署三天后的1946年1月5日，外蒙古 

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小 結

苏联在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发展阶段就开始积极参与并给予 

大力支持。这是因为在与盛世才的亲密关系破裂后，苏联改变了方



针，开始利用新疆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通过支持“民族革 

命”以保持其对新疆的影响，进而将新疆变为ー个属于苏联势カ范围 

的地区。厉声根据前苏联档案，得出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 

策以及其中出现的问题，都报告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贝利亚， 

甚至有的报告给了斯大林本人的结论，66可见新疆问题当时确实得 

到了苏联政府的极大重视。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英美为促使苏联早曰实 

现对日作战，強迫中国做出牺牲，在承认外蒙古独立和承认苏联在 

中国东北地区的各种特权上作出了让步。于是，为了追求更大和更 

加实际的利益，作为ー种交換，苏联承认了新疆问题是中国内政问 

题，即不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有从中国脱离的权利，并停止了对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援助。从此可以看出，对苏联而言，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只不过是它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上的ー颗棋子而己。

毫无疑问的是，苏联的援助对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的形 

成、存在和发展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搞清苏联究竟是出于何 

种目的对自己进行援助，这对东突厥独立运动势カ来说，本来也是 

一个决定其未来命运的重要问题。但是，由于以伊力汗•吐烈为首 

的“共和国临时政府”将摧毁中国的统治作为最重要的课题，因而对 

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将从中国独立这ー愿望寄托 

于苏联的援助，反而造成了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致命伤。 

1945年9月以后的事实充分暴露了这样ー个事实：苏联援助东突厥 

斯坦独立运动的动机和最终目标，并不是支持新疆突厥系伊斯兰民 

族居民的独立。

由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突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方面 

也不得不放弃也许可以称为唾手可得的胜利—— 占领新疆首府迪 

化，而同意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以“新疆暴动地区民众 

代表”的名义签署了和平条款，最终放弃了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事 

实说明，任何民族独立势力，如果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其他大国身



上，企图通过获得大国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其结果必然是在

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不得不成为大国间国际政治游戏的牺牲品，这是 

任何ー个时代任何ー个民族都必须承认的事实。

注 释

1 Andrew D . W. Forbes, W arlords an d  M uslim s in Chinese C entral A sia, A  

Political H istory o f  Republican Sinkiang 1 9 1 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19-320.

2 1942年，受蒋介石密令的何应钦、程潜、徐永昌、张文伯、贺跃祖、 

周至柔成立讨论收复新疆问题的小组，提出“关于恢复新疆主权的方 

针”。其实施要领中的ー项如下：“乙，为抑制苏联的行动，同意使用 

让英美的基督教徒深入新疆进行传教活动这样的方法。……在此问 

题的更深层次，其实是促使两国开设领事馆这ー问题，能够取得成果 

的不用说是后ー种方法。”从1942年 9月28日开始，国民政府以苏联 

对新疆过分关心为由要求开设美国领事馆，美国也开始对新疆给予关 

心。1943年起，相继开设了英美领事馆。香岛明雄：《中ソ外交史研宄 

1037-1946》（京都：世界思想社，1990),第 109-110页。

3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社，1957),第88页。

4 John W. Carwer, C h in ese-Soviet R ela tion s 1 9 3 7 -1 9 4 5 , The D ip lom acy o f  

Chinese N ationalism  (N ew York, O xford: O 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6.

5 潘荣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赴新疆干部团的遭遇》，《新疆文史资料 

选辑》，第 10辑（1982),第 35页。

6 John W. Carw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 -1945 , p. 176.

7 《吴忠信日记》，1944年11月 22日。

8 同上，1945年1月7 日。

9 同上，1945年 1月 15曰。

1 0 石井明：《新疆をめぐる中ソ交涉------九四九一五〇年》，东京大学

教育学部教育学科編：《教育学科紀要》，第 14号（1981),第63页。同 

论文也被收录在石井明：《中ソ関係史の研宄：1945-1950年》（东 京 ： 

东京大学出版社，1990)。



1 1 《吴忠信日记》，1945年1月2 3日。

1 2 同上，1944年12月3日。

1 3 同上，1944年12月5日。

1 4 同上。

1 5 石井明：《新疆をめぐる中ソ交涉—— 一九四九一五O 年》，第63页。

1 6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 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 450^51

页。

1 7 阿勒泰区专员是乌斯满 •斯拉木。成为政府官员的哈萨克人大多都是 

哈萨克人的部族首领。张国杰：《从反清统治斗争到三区革命—— 阿勒 

泰历史调査》，《新疆历史研宄》，第 1期（1987),第 80页。尤其是塔城 

区的情况，就任专员的都是没有参加秘密组织的地方少数民族社会名 

人。

1 8 石井明：《中ソ関係による旅順、大連問題》，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 

際政治》，第95期，《中ソ関係と国際環境》（东 京 ：有斐阁，1990)，第 

46页。

1 9 张 大 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台 北 ：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第 

6556 页。

20  Ism ailow  M ahm ut, u U q  W ilayat M illi A rm iyisi 1 Suydung  piyada  Polkining  

D unyaha  Kilixi w aY n in g  B esip  O tkan  Y oliT ohursida  A slim a  [关于民族军  

缓定第一军团的诞生及其走过的革命历程]，”沿>y_/ang TanTi 

16 (1989): pp. 219 -220 .

2 1 《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 9 9 1 ) ,第 1 4 0 -1 4 1页。

22 Saw danow Zayir, 5-尺o/pMjnmg 所 CJritan /nM flW y M/wa/w'jj•[第五军走 

过的革命历程](U rum qi: X injiang H alik N axtiyati, 1989), p. 81.

2 3 《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 106页。

2 4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56页。

2 5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 418419页。

2 6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65574558页。

2 7 同上，第6558~6559页 ；陈 力 ：《伊犁事变记略》（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7年修订版），第139页。

2 8 佟沛：《国民党军队乌苏溃退记》，《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5)， 

第59页。



2 9 《吴忠信日记》，1945年2 月5 日。

30 Saypidin A z iz i， “ A slim a 2 [生命之诗（ニ ） ] ， ”  (B eijin g:

M illatla Naxiriyati, 1990), p. 90.

3 1 艾德沃德• R •斯特切尼斯著，中野五郎译 ：《雅尔塔会谈的秘密》（东 

京 ：六兴出版社，1953),第83-85页。

3 2 蒋 君 章 ：《末子文莫斯科会谈追记》，《中国一周》，第100期（1952)。 

蒋当时出任总统机要室《总统事略》編纂室秘书，能够阅览作为国家机 

密的资料。但他在该文章发表后即被解除了职务。对此，可以参阅香

岛明雄：《中ソ外交史研------九三七_  一九四六》（京 都 ：世界思想

社，1990)，第 190-192页。

3 3 石井明：《新疆をめぐる中ソ交涉------九四九一五O 年》，第63页。

在另外交换的一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王世杰外交部长给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邦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员的信简》的文件中，有这样一 节 ：

“中国政府多次表明对外蒙古人民对于独立之愿望的关注，在日本战败 

以后，在这一愿望由外蒙古人民经国民投票确认之时，中国政府愿意 

在现在的边境线内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中ソ有効同盟条約、交換公 

文および付属協定，一九四五年八月一四日》，载日本国际问题研宄所 

中国部 编 ：《新中国资料集成》，第 1卷（东 京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1963),第 104-105页。

34 1942年，苏联外务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认可今后与盛世才利益均沾  

的基础上，想使盛世才打消与苏联脱离的念头，但失敗了。之后， 

苏联倡导中苏两国就独山子油田的中苏石油合作谈判，也由于中苏两 

国的政治至上主义而以失败告终。之后，苏联拆除了油田的设施， 

一部分运回苏联。1942年，中苏之间达成将剰余的设备以170万美元 

卖给中国的协议，油田归属中国。香岛明雄：《中ソ外交史研宂——  

—九三七_ 一九四六》，第98-111页。

35 A b lim it H ajiyow, MTarhabatay W ilay itin in g Ig ilik T erekkiyat T arihiga  

D a ir A s l im a [关于塔尔巴哈台区经济发展的回忆 ]，”沿叫7仰 g rtiriTj 

M atiriyalliri 25 (1988): pp. 292-293.

3 6 石井明：《新疆をめぐる中ソ交涉----- 九四九一五O 年》，第69页。

3 7 中国边政协会編：《盛世才怎样统治新疆》（台 北 ：中国边政协会， 

1954)，第21-27页。



3 8 厉 声 ：《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日文版，第149页。

3 9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6561-6575页。

4 0 张治中就当时自己的想法，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伊犁事件的 

解决，以军事行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只能采取政治方式。在政治解 

决中需要中间人，最合适的中间人就是苏联。”张治中：《张治中回忆 

录》，第 419页。

4 1 同上；参见包尔汗：《新疆五十年》（北 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第268页。

4 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2CM21页。

4 3 同上，第 421页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86-287页。

4 4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0号决议》，1945年 10月2日。

4 5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 2 2 4 2 3页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 

287 页。

4 6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23页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87 

页。

4 7 根据《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第100号决议》，东土厥斯坦共和国 

代表团的成员是三个人，团长是拉希木江•萨 比 尔 哈 吉 。阿合买提 

江•哈斯木不是资格最低的成员，从和平谈判的最后文书—— 1946年 

6 月签署的和平条款附属文件—— 的署名可以看出。

4 8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49页。

4 9 铁 衣 甫 江 •阿 迪 ：《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  

木》，《伊犁文史资料》，第3辑（1987),第56页。

50 Saypidin A zizi, a Aslim a 2," pp. 84—86.

51 1946年 3月 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5号决议》规 

定，中校在任职六年后才能升为上校。

5 2 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勋章，1946年3月19日制作了“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勋章”、“解放”、“忠诚”、“独立”四个种类。“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勋章”只授予了伊力汗•吐烈（1946年 1月 9日）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军总指挥官帕里诺夫及副指挥官伊斯哈克别克（3月2 日）。1945年5月 

制作的“解放勋章”（金质）也仅授予了极少部分人。据笔者的调査， 

被授予这一勋章的有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基姆别克•霍



加（1946年 1月 9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政府委员及財政部长安 

瓦尔•穆萨巴约夫、政府委员及民族军参谋长马斯考廖夫、政府委员 

及阿勒泰专员乌斯满 •斯拉木、政府委员及阿勒泰骑兵团团长达列カ 

汗•苏古尔巴约夫、政府委员阿卜杜拉•海尼、尼勒克起义的领导者 

发提哈等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是第四个受勋者。1946年3月5日的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5号决议》规定“解放勋章”的 

受勋者有以下特权：（一）受領者受到共和国和国民的尊敬；（ニ）没有 

受领者的同意不得逮捕：（三）受领者犯罪的情况，必须得到共和国临 

时委员会的许可才能逮捕：（四）领取特级エ资：（五）子女的学费由国 

家承担；（六）免费观看电影；（七）毎年提供一回免费国外旅行；（八) 

优先享用温泉疗 养 ；（九）有优先购买用于工作的电影、戏剧、飞机票 

的权利。

53 Saypidin  A z iz i,w A slim a  2,n p. 87.

5 4 以上关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履历的部分，基本是基于笔者对与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以及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有关人士的采访。还 

参考 了 Yusupjan Aysa, “ Uq W ilayat Rahbiri Ahmatjan K asim Tohursida 

A slim a[关于三区革命的指挥者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力‘

かaW/W25 (1988): p. 68.铁 衣 甫 江 阿 迪 ：《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  

领导人阿合买提江 •哈斯木》，《伊犁文史资料》，第3期（1987),第 

54-55 页。

55 Yusupjan A ysa, MUq W ilayat Rahbiri Ahmatjan K asim Tohursida A slim a," 

p. 67.

5 6 铁 衣 甫 江 •阿 迪 ：《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  

木》，第55 页 。 Y usupjan A y sa, “ U q W ilayat R ahbiri A hm atjan K asim  

Tohursida Aslim a," pp. 71-72.

57 据 Yusupjan Aysa  ̂“ Uq Wilayat Rahbiri Ahmatjan Kasim Tohursida Aslim a, ” 

pp.71-72,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是在通过海关时被捕的。阿合买提 

江 •哈斯木于 1942年被捕，被监禁在乌鲁木齐第二监狱（包尔汗：《新 

疆五十年》，第293页）。释放时是1944年 10月，正值盛世才被任命为 

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吴忠信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之时（铁衣甫江•阿  

迪 ：《三区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55页）。

5 8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293页。



5 9 出任军事部长官的有四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从1945年 4 月到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灭亡，在任一年多时间，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军事部长官。

6 0 杨宗禹、李占民：《访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巴索夫夫人吕素新同志纪 

实》, 《伊犁文史资料》，第5辑（1989),第22页。

61 Hawir Tomur, “ Xinjiangda 7 ning 7\izuluxi wa Buzuluxi [新疆 《 H---

条和平条款》的签署和废除],”■K /y7a叫 ranTiMarirか 15 (1984)，p. 3.

6 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37441页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第 

288-292 ̂ «, Hawir Tomur, u Xinjiangda 1 lb itim  ning l\izu lu xi wa Buzuluxi," 

pp. 4-9.

6 3 《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 172页。

6 4 会谈一共举行了三次。第一次是从1945年10月13日到2 2日，第二次 

是从11月 14日到2 7日，第三次是从12月2 6日到1946年1月2 日。

6 5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23~437页。

6 6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 149、150、154页。





第九章

“民族独立”还是“民族解放”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消亡

通过以上各章的探讨，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过 

程实际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 政权建立阶段（1944年8月至11月）；

(2) 第一发展阶段（在伊犁区的发展期，1944年 12月至1945年 

6月）；

(3) 第二发展阶段（在塔城区和阿山区的发展期，1945年7月至 

9月）；

(4) 停滞阶段（从停战到和平条款签订，1945年9月至1946年 

1月）；

(5) 消亡阶段（从和平条款的签订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解 

散，1946年1月至6月）。

以1946年 1月的《十一条和平条款》的签订为起点，“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实质上进入了它的消亡阶 

段。在这个阶段，“共和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势カ各自采取了什么行 

动？各种政治势カ相互之间可曾发生或发生过怎样的政治斗争？接 

下来的第二阶段的和平谈判又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另外，在以上各



种问题上苏联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什么方式发挥了它的政治 

影响？本章将通过分析以上问题，试图搞清“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 

消亡阶段中的政治过程。

第一节“民族革命”目标的分裂

“共和国”政权内部关于和平谈判的纷争

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方面来看，与中国政府之间 

的和平谈判其实开始得并不顺利。首先是围绕是否应该进行和平谈 

判，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以政府主 

席伊力汗•吐烈为首的一部分政府委员强烈反对和平谈判，伊力 

汗•吐烈还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激烈谴责和平谈判是‘‘出卖革命 

成果的行为”、“出卖维吾尔民族利益的行为”、“为了博取中国人欢 

心的行为”。1

就在这ー时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还通过政府决议作 

出多项规定，以强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的性质。例 

如，1945年10月1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10号决议规定11月7 日为 

“东突厥斯坦革命纪念日”；10月22日的第113号决议规定“烧毁残酷 

的中国政府的国旗，树立伊斯兰教共和国旗帜的11月12日”为“建国 

纪念日”；1946年3月28日的第249号决议规定4月8 日为“民族军诞 

生纪念日”。

通过政府决议的形式，各种行政制度也被迅速完善。1946年1 

月5 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85号决议制定了公务员エ资制度；1月12 

日的第197号决议规定了国家税收的税种和税率；1月13日的第199 

号决议决定组建国家剧团；1月13日的第203号决议決定建立国家行 

政系统；2月29日的第231号政府决议決定成立妇女协会；3月5 日



的第235号决议制定了军人晋升军衔标准，并全面禁止中国货币在 

市场上流通。这些可以说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过去在完 

善行政制度方面并没有做出应该的努力，而现在却急于采取这些行 

动，理由很可能就是共和国内部反対和平谈判的势カ为了牵制和妨 

碍和平谈判的进行。

1946年4月4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机关报—— 《解放的东突厥 

斯坦》 （ Azatlik Xarki Turkistan)刊登了ー篇《谈判正在进行》的社论， 

其中措辞激烈：“如果中国政府不按照我们的条件把全部权カ都交给 

我们，继续推行殖民主义制度的政策的话，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进 

行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通过流血牺牲和战争，解放整个东突 

厥斯坦建立自己永久性的国家。”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完全是冲着 

《十一条和平条款》而来的。2

但是，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赞成 

和平谈判的亲苏知识分子委员，3却強烈反对伊カ汗•吐烈的观点。

4月4 日以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4月7 日的《解放的东突厥斯坦》 

刊登了一篇名为《我们希望谈判胜利结束》的社论，强调了和平谈判 

的意义现在武装斗争已经暂停了，政治斗争正在进行，在ー个时 

期内进行谈判，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是谈判的目的。”4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4月17日的《解放的东突厥斯坦》社论《一切为了胜利》，更是具 

有分水岭的意义，因为它明确主张和平谈判和“民族革命”的目标ー 

致 ：“我们所有的行动，不是为了反对汉民族，而是反対殖民主义者 

的独裁政府的行动。所以，在我们的革命的光辉胜利基础上建立的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目标是反対一切黑暗势力，维护人道主义，使 

各民族获得解放。”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通过公开方式，在共和国内第一次明确宣布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并 

不以汉族为敌，这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史上，不可不谓是 

ー个巨大的转折点。

接着，1946年5月25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上做了《关于和平谈判结局的汇报》，以强硬的ロ 

气谴责了反対和平谈判的论调，从而给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在这 

里节选其一部分：

现 在 我 们 提 出 这 个 问 题 ，务 必 考 虑 当 前 的 整 个 形 势 和 具 体 情  

况。要 么 ，为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自由和自治持续地进行长  

期 的 流血斗争，如果 这 样 ，战争还得键续打下去，人民将会蒙  

受 更 大 的 灾 难 .或 者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对于问 

题的解决应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立即停止战争。 总之解决问  

题 的 方法有两种： 1、用 武 装 斗 争 来 解 决 问题；2、在和平谈判  

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題。

鉴于国民中央政府的首脑蒋介石先生关于边疆地区和对边疆地 

区各民族的讲话做出了对边疆地区各民族要给予充分的自治的保证 

之后，我们的人民当然认为存在不经过流血斗争就有解决问题的可 

能性。从目前整个的形势来考虑，应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解决问 

题。也就是说可以采取第二种办法，而不需要用第一种方式去解决 

问题了。6



民族运动的目标由同到异

伊力汗•吐烈和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哈 

斯木等亲苏知识分子之间之所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和平谈判而产 

生対立，理由在于此时双方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目标的认识上发 

生了差异。

毫无疑问，在和平谈判开始之前，双方都以推翻中国的统治， 

使东突厥斯坦（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并建立一个突厥系伊斯兰民族 

居民组成的民族国家为目标。例如，1945年2月24日的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临时政府第24号决议曾经提出：“东突厥斯坦解放革命的最 

重要目标就是推翻残暴的汉族统治，消灭凶残的国民党军队，实现 

我们的民众数世紀以来的心愿，驱除汉民族殖民者，建立一个关心 

民众之事、真正的各民族平等和富強的国家。”

当时因为双方具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在“九条政治纲领”和许多 

初期的政府公文中，能够看到都是将推翻中国统治、驱除中国（或汉 

族）统治者规定为“共和国”最根本的任务。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过去协助“汉族政权”的人被当做政治犯受到处罚。71945年8月13日 

公布的《暂定刑法补充条文》第289条甚至从法律上对汉民族进行歧 

视和迫害：“在革命战争时期，军人犯下抢夺汉族居民财产的罪行， 

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可以从法律规定的量刑减刑四分之一，四分之ニ 

甚至四分之三。”

建设民族国家这一目标的模式就是外蒙古。1946年1月政府委 

员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关于外蒙古的独立曾经发表如下言论：

蒙 古 是 地 处 我 国 东 北 部 的 近 邻 ，它 有 150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 

将 近 100万人ロ，直 到 1921年 ，它一直是欧洲国家的半殖民地  

的中国专制政府的殖民地。现在赶走了中国殖民主义者的蒙古  

人民，于 1924年宣布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但 是 ，不愿让蒙



古人民过自由解放生活的中国专制政府，一直不承认蒙古人民  

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主国家的胜利以及在全世  

界ー贯奉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的苏联政府对被压迫人民所采取的  

政 策 ，迫使中国专制政府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作为 

我们的邻国，并同我们有过历史关系和共同命运的蒙古人民得  

到了独立，这使我们东突厥斯坦人民感到无限的欣慰。8

共同的政治目标成为早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两大政治势 

力共存的政治基础。然而，和平谈判开始、特别是1946年1月的 

《十一条和平条款》签订之后，亲苏的知识分子们改变了态度，放弃 

了实现独立的目标。签订和平条款，实际上就是“承认全省是属于中 

国的领土”。9这种路线上的剧变，不仅引起了他们在政权内部和伊 

力汗•吐烈一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在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 

混乱。关于这一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做了如此记述：

在革命开始时，是为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而开始的。革命的目 

的和方向是“民族独立”。但自和平条款签订后，革命的目的和  

方向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这也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以及某些边  

远地区的教师们所不了解的问题。他们把“自由”、“解放”和“民 

族 独 立 ”联 系 起 来 ，认为有“民族独立”的地方才有“自由”，没 

有“民族独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和平条款签订了，我们获得  

了自由，而放弃了“独 立 ”，这 是 怎 么 回 事 呢 。 因而产生了“没 

有民族独立怎么会有自由”的疑问。 1Q

显然，伊力汗•吐烈一派及许多参加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的一般民众，一直认为民族独立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民族的独 

立。但是，亲苏的知识分子们从被压迫民族这样的自我认识出发， 

将民族运动定义为“民族解放”，在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以后又将“民 

族解放”的目标具体解释为实现“民族平等”。阿合买提江•哈斯木



认为“我们的运动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反对ー个民族统治另一 

个民族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也就是求得与其他民族平等。”11“我 

们不去统治别人，也绝对不允许别人统治我们。”12

由子“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平等”，所以实现“民族独 

立”也就不再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例如，阿合买提江• 

哈斯木说道：“假如管辖我们的汉人政府能放弃殖民主义政策，切 

实实行平等、民主的政策，那么，没有民族独立，人民也是可以得 

到政治自由权利的。”13于是，在ー个多民族国家中实行民族的“自 

治”，也被认为是实现“民族解放”的ー种方法：“如果能把和平条款 

中所规定的权利全部交给人民，我们也就满意了。如果能给我们这 

些权利，我们将能够自治，从而拥有永远的自由。”14

“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平等”，而实现“民族平等”也可 

以通过在ー个多民族国家中实行“自治”的方法实现。这就是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的亲苏知识分子们随着苏联的政策转变，而放 

弃了自己当初提出的“民族独立”的目标，接受了与中国政府的和平 

谈判的思想理论依据。

但是实际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的亲苏知识分子们提 

出的“自治”，与“民族的”自治之间也有一定距离。阿合买提江•哈 

斯木说：“我们所要求的自治，并不是仅仅ー个维吾尔族掌握全省的 

行政权カ或者让突厥语系民族掌权的问题，而是让各民族一律平等 

和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如果把我们所要求的民族自治，只看成是 

谋求ー个民族或者ー个民族集团的利益问题，那是不对的。”15他坚 

决否认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共存的可能性，认为“民主政治时 

代”的民族主义主张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制度服务的。“民族主 

义与民主主义是不能并存的，或者是站在民主阵线上为解放本民族 

而斗争，成为民主主义者；或者是站在帝国主义阵线上，为维护殖 

民主义制度和奴役本民族而成为ー个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中间道 

路可走。”16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主张“民族主义”只是ー个阶段性的存在， 

因此“民族革命”目标的转变就有着其必然性：“我们民族被歧视、被 

压迫，完全丧失了生存的权利，会使我们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而我们的民族如果获得自由、平等，就会消除狭隘民族主义。”17总 

之，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的亲苏知识分子们主张，在与中国政 

府的和平谈判开始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就进入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 

阶段。而且，随着和平条款的缔结，建立起了民主政治制度，因此 

必须完全放弃极端民族主义—— “民族独立”的思想。很明显，这些 

亲苏知识分子提出的“民族主义阶段论”，和伊力汗•吐烈一派将“民 

族独立”视作民族运动最终目标的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两 

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対立也就不可避免。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视察



第二节从“革命青年组织”到“革命党”

“革命青年组织”

在苏联政策转变的影响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发 

生了巨大的政治地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提及的事件是以阿 

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亲苏知识分子成立了“东突厥斯坦革命 

青年组织”和“东突厥斯坦革命党”。在此，根据“东突厥斯坦革命青 

年组织纲领”和“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章程”以及“组织”和“党”的重要 

成员的回忆，尝试还原事件的经过，探讨成立这两个政党组织的原 

因及意义。

“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 ” （ X arki Turkistan Inkilaw i Yaxlar 

Taxkilati，以下称为“青年组织”），是在1945年11月15日的第一届 

东突厥斯坦青年大会上成立的。18关于青年组织的成立理由，青年 

大会决议的说明如下：

1 9 4 5年 1 1月 1 5日我们全体青年听到了我们共和国主席、元帅伊  

力 汗 .吐 烈 阁 下 的 训 示 以 后 ，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目前新省解放  

革命的责任和使我们年轻的政杈永远继续下去的责任重要部分  

担负在我们青年肩上，同时我们听到我们青年应深刻了解我们  

光荣的国家，执行我们国家的一切命令，端正我们的品德，同 

时应广泛地研究、认识和学习□□□ [原文无法辨认 ]的发展、 

政 治 、科 学 知 识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建 立 最 高 级 的 、文明的□ロ  

[原文无法辨认 ]的自由的幸福国家道路上用板大的努力和枳板  

性工作，是我们青年所担负责任。…… 为了完成战斗的任务， 

经过政府批准， 团结和组织东突厥斯坦的青年成立了东突厥斯  

坦青年组织。19

可以看出，青年组织是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最大的青年动



员组织而成立的。青年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和规章，20加入手续 

正规严谨，21而且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图9-1),因而是ー个具有强 

大动员能力的政党性组织。

如果从青年大会决议来看，青年组织是在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 

导下成立的，当然也就是在伊力汗•吐烈或者政府的领导下展开活 

动的。22但是事实上，发起成立青年组织并不是根据临时政府的决 

议，其筹划者、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临时政府委员、宣传部长、民 

族军政治部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这一点，可以为数名青 

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的回忆文章所证实。23据与阿不都克里木•阿 

巴索夫关系密切的文斐然所迷，为解决青年组织的运营经费问题，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甚至考虑过抢劫银行，但在文斐然的劝说 

下最后决定印刷伪钞。24当然，这ー说法是否真实还需要确认，但 

是，从“青年组织纲领”第54条中的“组织的运营经费由会费支付”一 

文来看，可以确定青年组织并不接受临时政府的援助而是靠自身财 

カ进行各种活动。

图9-1 “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的组织结构图

(选出）------------（民间）地区委员会一县委员会一区支部一村组

(领导）

全国大会一（选举）一全体委员会一中央执行委员会

(领导）

(选出）-------------- （军）部队委员会一团委员会一营支部一连组

来源：笔者根据《伊犁全体青年第一次大会决议》和《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 

暂行章程》第四章制成。

事实上，青年组织由亲苏知识分子掌握，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临时政府保持着一定距离。其主席和副主席都是维吾尔族知识分



子，在由11名委员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 

族知识分子占了多数（表9-1)。

表9 - 1 第一届“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主席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Abdukarim Abbasow)
政府委员、政府宣传部长、民族军 

政治部主任

新疆学院高等学部毕业的维吾尔族 

知识分子

副主席 赛都拉•赛甫拉约夫 

(Savdulla Saypullayow)
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尔族知识 

分子

执行委员 赛福鼎•艾则孜 

(Saypidin Azizi)
教育部长、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维吾 

尔族知识分子

安瓦尔 汗 巴 巴 

(Anwar Hanbaba)
有苏联留学经历的乌兹别克族知识 

分子

阿不都拉•扎吉洛夫 

(Abdulla Zakirow)

伊宁出身的维吾尔族人，其他不详

纳比江

(Nabijan)
内务部副部长、拥有苏联国籍的乌 

兹别克人

阿斯汗•沙吉洛夫 

(Asilhan Xakirow)

不详

布克拉•提什卡•尼巴约夫 

(Bukara Tixika Nibayow)

不详

阿カ姆•艾托瓦洛夫 

(Alim Aytowarow )
不详

伊里奇 扬 奇  

(Irikqi Yonqi)
不详

波波夫 

(Popow)
不详

来源：笔者根据《三区革命伊犁州资料》（1991),第 45(^459页，及《伊犁青年

第一次大会决议》制作。



青年组织的政治主张也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九条政 

治纲领”相差甚远。这一点可以从《青年组织纲领》中规定的青年组 

织的“任务”部分中看出：

第二章：任务；第五条：革命青年组织为了保持并壮大东突厥  

斯 坦 的 人 民 特 别 是 青 年 用 热 血 换 来 的 十 一 月 革 命 的 胜 利 而 活  

动 ，为了实现这一点，（一 ）提高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政治觉悟， 

以民主集中政策为基础，拥护人民政权，在任何地点都为正义  

进行斗争。（ニ）加强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为保障他们的平等而斗争。（三 ）动员青年们的团结力量，对ー 

切阻碍整个祖国建立和扩大民主制度的頑固分子，和专制政权  

的残余，进行坚决的斗争。（四 ）为发展我国真正的民主教育和  

提 高 文化而奋斗。（五 ）提高民族革命军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他  

们对祖国的责任心。并时时刻刻准备为真正的民主而战斗，使 

他们成为为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战士。（六 ）使他们成为发展社  

会经济文化的倡导者。（七 ）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提高文化的各  

种 事 业 。（八 ）帮助为改善职员、工人、农民的生活而进行的斗  

争。（九）坚决拥护宗教、文化和民族间的平等的原则，并为保  

护这些而斗争。”25

《任务》之外，《第一条：总则》的内容也与此大致相同。26和临 

时政府的“九条政治纲领”相比，首先不同的是青年组织的任务几乎 

都不是对外、而是关于发展共和国内部的社会经济状况、提高生活 

水平、重视文化教育以及建设民主政治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这些内容都可以让人感到青年组织就是为了解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内部的问题而成立的。

在政治问题上，青年组织提出“建设民主制度”、“培养具有民主 

精神的人”、“強化民众的政治意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等。 

从“民主”、“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这些政治主张来看，青年组



织当然有尽量靠拢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主义阵营”的色彩，但是 

如果将以上主张与他们提出的“宗教的平等”、“发展民主的教育和文 

化”、“反対独裁政府”、“培养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用的青年”等 

口号，及其主张实现共和国政治的民主化，主张民众是共和国政治 

主体综合来看，可以明显感到青年组织的政治主张是为了対抗伊力 

汗•吐烈的宗教权威而提出的。

青年组织机关报

从“民族革命”到“第二次革命”

青年组织的领导者和发起者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曾是当 

年发起成立“民族解放组织”的核心人物。据说，在成立青年组织 

时，他己经开始认为“民族革命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革命”。27根据三 

位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的说法，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成立青 

年组织的动机是“保卫并扩大革命成果”，28“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 

政治教育”，29“集结知识分子势力”，“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向青 

年教授新民主主义”。30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毛泽东在1940年开始提出的关于中国革 

命阶段的理论。它主张，推翻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内部的



封建主义统治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以建设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旧民主革命阶段；ニ是在无产阶级领 

导下由革命的各阶级联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 

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命阶级对传统社会上层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

的确，《青年组织纲领》中没有出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词 

语。但是许多关于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回忆文章都指出， 

曾在新疆学院高中部学习过、精通汉语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曾有机会接触到“新民主主义”这一词语。31除赛福鼎外，青年组织 

的副主席赛甫拉约夫也提到同一事情，32因此，以阿巴索夫为首的 

亲苏知识分子在青年组织成立时很可能参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 

论。但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统治范围内进行阶级革命，其対象 

自然就是以伊力汗•吐烈为首的民族传统社会上层和宗教人士阶层。

亲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思想的转变 

也意味着共和国体制内部的亲苏知识分子们的思想的转变。这种转 

变应该也与当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面对的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夫。

如前所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政治结构的最重要特征，就 

是两股政治势カ的共存体制，即以伊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宗教领袖 

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上层人士势力，和以阿不都克里木•阿 

巴索夫为代表的亲苏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等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 

知识分子及苏联人构成的苏联势力。在这样的体制中，“激进的革 

命知识分子的活动是无法顺利开展的。在三区革命政府指挥部中， 

封建统治阶层、地主阶层和宗教人士阶层对他们的活动和提案十分 

冷淡。宗教部干预所有的事情。由于伊カ汗•吐烈本人也是宗教人 

士，他用宗教价值观来判断所有的事情”。33

但是，这种体制是ー个为了进行“民族革命”的体制，是ー个为 

了动员民众参加“民族战争”的体制。当苏联方面改变了它在新疆的 

方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方面也最终同意与中国政府进行和平 

谈判，民族战争被中止后，“民族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就淡化



了下来。在这种形势下，亲苏知识分子和以伊カ汗•吐烈为首的传 

统社会上层两大政治势カ之间共存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治权カ结 

构，自然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而亲苏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忍耐 

以伊カ汗•吐烈为首的传统社会上层的理由也就随之消失，长期积 

攒在他们胸中的不满也就突然迸发出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建立青年组织的目的，正是为了集结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独 

自的阶级政党集团，以发动“第二次革命”，把以伊カ汗•吐烈为首 

的传统社会的上层和宗教人士势カ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领导层 

中驱除出去。34

在青年组织的建立过程中，没有看到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的身 

影。所以，可知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领导的建立阶级政党的 

工作，是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负责的（和中国政府的）和平谈判在 

不同的路线上进行的。但是，在対“民族革命”的认识上，能够看到 

两人的思想变化轨迹上的共同点。1949年时，阿不都克里木•阿巴 

索夫如此评论民族运动：“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两种民族运动，即 

革命的民族运动和反动的民族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 

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就是革命的、进步的民族运动。……在 

形式上也提出‘民族自治’、‘民族自決’等漂亮的口号，但实际上， 

却为加强和巩固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而严重地 

打击着人类的解放事业，所以它是属于反动的民族运动。”35到此 

时，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阶级论的观点来看待民族运动性质的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已经否定了从己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争 

取独立的民族运动的正当性。

亲苏知识分子们的政治意识从“民族革命”到“阶级革命”的转 

变，也是与他们仇视汉族的民族主义感情得到缓和同时实现的。 

1946年2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和汉族女性吕素新结婚。这 

次，他故意使用配备给伊力汗•吐烈的汽车迎接汉族新娘。针对这 

件事，伊力汗•吐烈气急败坏地说道：



安拉为了拯救穆斯林，踢予我们富有才能的人，那就是阿不都 

克里木 .阿巴索夫。但是很遗憾，他的一半已经被汉族夺走。 

如果他的全部都被汉族夺走，他就会变成我们的敌人。36

“东突厥斯坦革命党”

东突厥斯坦革命党 （ Xarki Turkistan Inkilawi Partiyisi，以下称革 

命党）是于1946年4月26日秘密成立的。37关于革命党的名称，不 

同的资料中记述各昇。38但是，笔者得到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 

夫手书（复印件）的党的章程名称为《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章程》（ぬ/如 

Turkistan Inkilawi Partiyisining N izam nam isi)，党 章 中 第 —章‘‘党的名 

称”内容如下：“我们党是以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基础而建立的，党 

的名称根据当今的国际形势和东突厥斯坦现在的历史发展阶段，规 

定为东突厥斯坦革命党。”39因此，革命党的正式名称应该就是“东 

突厥斯坦革命党”（简称SH. T. I. P )。

阿巴索夫手稿《东突厥斯坦革命党党纲》

革命党实际是以青年组织为基础建立的。40以主席阿不都克里 

木•阿巴索夫为首，七名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五人是青年组织 

中央执行委员（表9-2)。随着革命党的建立，青年组织变成革命党



的青年部。41革命党纲领的第八条确认革命党从组织上领导青年组 

织把青年人培养成为战士、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

表9 - 2 东突厥斯坦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成员

姓名 党内职务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 b d u k a r i m A b b a s o w) 主席

赛都拉 赛 甫 拉约夫（SaydullaSaypullayow) 农村部长

赛福鼎•艾则孜（SaypidinAzizi) 宣传部长

艾萨特伊沙科夫（Asatlshakow) 组织部长

阿不都拉•扎吉洛夫（AbdollaZakirow) 秘书长

安瓦尔•汗巴巴（A n w a r H a n b a b a) 商业部长

买合买提明•伊敏诺夫（M a m a t i m i n l m i n o w) 军事部长

来源：笔者据Saypidin Azizi，“Aslima 2,” p p . 112-113，及A n w a r  H a n b a b a， 

“Abdukirim A b b a s o w Hakkida Aslima/’ p . 36 制作。

实际上，“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组织”在发展组织方面己经取 

得了很大成果。42既然如此，在青年组织之外成立革命党的必要何 

在？按照当时担任青年组织中央执行委员和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的 

安瓦尔•汗巴巴的说法，由于青年组织的力量较小，而且在若干方 

面受到了限制，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指导革命，才决定成 

立政党。43即成立革命党的目的是通过比青年组织更有凝聚カ的政 

党，以保证获取革命的主导权和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领导权。

那么，青年组织是在哪些方面受到了限制呢？据担任青年组织 

中央执行委员和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赛福鼎•艾则孜所 

称，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 

和依此开展教育的活动受到宗教人士阶层的阻挠。赛福鼎•艾则孜 

还说，党的纲领章程在制定过程中参照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 

纲领。44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村部长赛甫拉约夫也指出，革命党 

的纲领章程是“参考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据当地的实际



情况而起草的”。45这种说法，可以通过党的纲领章程得到证实：

第二章：党员；第二条：和第三国际 [3ィnf/rna加‘omz/]的纲领章  

程 一 祥 ，可以成为党员的人，必须无条件遵守、执行第三国际  

和我党的一切决议，不得拖欠党费，并且以生命和財产为代价  

而努力遵循党的路 线 ；第 三 条：我 党是革命的党，我党为各民  

族 的 解 放 和 独 立 ，为全体无产者的政治、经 济 、社 会 平 等 ，无 

私 地 、彻底地战斗。作为党员必须为正确的革命理想和最崇高  

的国际主又精神 [ iVirima加 ]不惜栖牲，努力奋斗。40

革命党的七位中央执行委员，各自具有ー个代名，在決定七人 

的代名时，他们有意识地让七个代名的第一个字母可以组合成为“列 

宁主义者”（Lininchi)—词（维吾尔文字中c h为ー个字母)。这也可以 

证明他们是按照共产主义政党的性质来组建革命党的（参照表9-2)。 

可以看出，革命党的性质来自于亲苏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的彻底转 

变，它也完全不同子“民族革命”结晶——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性 

质。所以说，革命党的成立，同时意味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 

部两大政治势カ共存结构的彻底瓦解。

和青年组织不同的是，革命党不仅对社会，而且对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政府也没有公开。47在笔者采访中，一位1946年参加民族 

军的人证实，当时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军人甚至不知道革命党的存 

在。48关于这点，赛福鼎做出过如下说明：“不仅要避免遭到政府内 

部宗教人士和反动分子的破坏和攻击，另一方面也必须对苏联顾问 

保密。，，49

据说，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最初成立的组织名为“马克思主 

义学习小组”，之后他又成立了“哲学学习小组”，阿不都克里木•阿 

巴索夫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打算通过共产主义思想联系和组织知 

识分子。但是，苏联顾问认为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开始进行“阶级 

斗争理论的教育”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还“时机尚早”，命



令这些组织自行解散。为避免被冠以“反苏”的罪名遭到追宄，阿不 

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最终只能选择了秘密建立革命党的方式。50

苏联方面反対建立革命党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它当时正在促成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和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这时被 

发现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存在ー个共产主义政党的话，就有可能 

被认为是毫无诚意，甚至被用来作为指责苏联对新疆存在领土野心 

的证据。当然，革命党的存在最终还是被苏联共产党在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问题上的负责人认可，但是依然被要求作为ー个秘密组织而 

存在。51

第三节“共和国”的消亡

第二阶段的和平谈判

1946年3月，张治中在和周恩来、马歇尔一起到各地视察中共 

军队和政府军的途中，收到苏联大使馆转达的“伊犁民众代表”的意 

见 ：张治中部长何时能来迪化，“我们认为张治中部长不来就等于放 

弃和平谈判”。52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 

之所以拿出这种态度，是由于从1945年 11月己有政府军的三个军进 

入新疆，这给“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造成了威胁。53

在这种情況下，原本准备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 

任”的张治中，于1946年3月28日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国民政 

府随即在29日公布免去吴忠信的新疆省主席职务并由张治中兼任新 

疆省主席，张治中子4月4 日再次来到迪化，开始了和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方面代表的第二阶段的和平谈判。54

第二阶段的谈判主要围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 民族军改 

编为政府军的问题。由于都关注停战后在新疆地区的政治主导权，



在谈判中双方就改編军队的数量和驻扎地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 

价。最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要求改编为13个团，分别驻扎在 

喀什噶尔、伊宁（以上各2个团)、阿克苏、库车、焉耆、迪化、乌 

苏、阿勒泰、塔城、额敏（以上各1个团）、绥定和惠远（此两处合起 

来1个团）。但张治中则提出改編不能超过4个团，驻地也不能超过 

现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控制范围。55

由于双方的分歧太大，张治中只好找到苏联新任驻迪化总领事 

萨维利也夫，要求他出面调停。但是与在谈判第一阶段时苏联驻迪 

化代理总领事叶谢也夫主要支持张治中不同，在谈判第二阶段中萨 

维利也夫重视维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利益，处处为其辩护， 

建议张治中民族军最少应该改编为6个团，并主张应该让他们在现 

在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区驻扎。

4月21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首席代表拉希木江•萨比 

尔•哈吉为向共和国临时政府汇报，乘飞机赶赴伊宁。根据张治中 

的回忆录，张治中会晤了出发前的拉希木江，传达说民族军可以改 

编为6个团，但这是最大的让步，并希望尽快提出参加新疆省联合 

政府的人员名单。但是，25日回到乌鲁木齐的拉希木江，在26日再 

次开始的谈判中又要求改编为10个团，且要求在喀什噶尔和阿克苏 

驻扎。张治中断然拒绝，并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实际负责人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表达了其心情：“我是负了和平的使命来的， 

自信对和平己尽了最大的努力。负责到最大限度，如果和平不能获 

得，我只有引咎辞职。”56

苏联总领事馆的意图

5月1日，苏联驻迪化新任总领事萨维利也夫提出了“最终调停 

方案”：民族军改编为7个团，并在迪化和喀什各驻扎1个团；并告 

诉前来访问领事馆的张治中，如不能接受这一方案，苏联方面将不



再出面调停。57

在5月3 日的谈判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了新的方 

案。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民族军改编为7个团，在迪化、喀什、 

阿克苏各驻扎1个团；（ニ）设立统一指挥改编的民族军部队的总指 

挥官，并兼任新疆省的军事副长官，其人选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 

面推荐；（三）政府军禁止进入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三区；

(四）废除政治警察，各地警察由当地居民组成；（五）在新疆的政府 

军人数减至1944年1月时的水平。58

应该注意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方案的内容和 

苏联代理总领事提出的“最终调停方案”基本上一致。这只能认为， 

要么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代表团接受了苏联总领事馆的意 

见，要么是代表团和总领事馆共同合作制定了谈判方案。总之，这 

件事可以清楚证明，苏联通过驻迪化总领事馆，仍然操纵着“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团。

然而ー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之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 

政府委员会会议己经决定接受张治中提出的关于改編民族军为6个 

团的方案。4月22日，即拉希木江•萨比尔•哈吉从迪化回到伊宁 

的第二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做出了第271号决议，内 

容如下：

听了拉希木江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情况后，作如下决议：

(一）关于军队问题，按照国民党和我们的代表所达成的协议，

革 命 军 队 的 数 目 为 12,700人 ，组 建 6个 团 ，对于省政府委员和

各厅可按以下所指定的人员进行任命：

① 新禮省政府委员、副主席：阿合买提江 .哈斯木；

② 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拉希木江：

③ 阿勒泰方面，省政府委员：达列カ汗；

④ 省政府委员、（阿勒泰区专员）：乌斯满 .斯拉木；



⑤  省政府委员、（伊犁区专员）： 伊力汗 .吐烈；

⑥  省政府委员、（鳴什专员）： 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将军；

⑦  省政府委员、副秘书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⑧  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赛福鼎 .艾则孜；

(ニ）授权我们的代表拉希木江、阿合买提江、阿不都海伊尔. 

吐烈与国民党政府在达成的上述协议上签字。

尽管政府决议己经决定同意改編民族军为6个团，但拉希姆江 

等人回到迪化后却改变口径要求改编为10个团，之后又要求改编为 

7个团，提出了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意见一致的方案，这一切只能 

说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们又听从了苏联驻迪化总 

领事馆的意见。

张治中视察民族军

张治中认为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之所以ー改过去协助支持自己 

的态度，是出于他们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反苏政策进行反击的需要。59 

当时，在东北问题和中共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苏联严重対立，“亲美 

反苏”的路线越发明显。于是，苏联与在撤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阶段中积极协助中国政府相反，和平条款签订后，开始致カ于支持 

保存和扩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势カ（例如要求民族军部队驻扎



在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所控制地域以外的地区），目的就是为了在 

撤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以后依旧能够保持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力。

张治中没有同意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和苏联驻迪 

化总领事提出的方案，而是提出对抗方案继续与苏联总领事萨维利 

也夫进行接触。由于资料的欠缺，这期间的谈判内容难以确定。之 

后的结果是，虽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团最终同意了张治中方案 

的原则，但根据当时任张治中秘书的陶天白的说法，张治中也在几 

个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即废除新疆省政治警察，警察由当地居民组 

成并以《会谈记录》形式向社会公布此项内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 

面参加联合政府的省政府委员人数由六人増加到八人等。60之后， 

双方于1946年5月22日深夜预签了和平条款附属文件（ニ）草案（正 

式签订是6月6 日）。

和平条款附属文件（ニ）的主要内容如下：61

(一 ）参 加 事 变 的 民 族 部 队 改 编 为 6 个 团 ，人 数 为 1 1，000人到  

12,000 人 。

(ニ ）指揮官由三区方面推荐并兼任新疆省保安副司令。

(三 ） 民族军部队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三区驻扎，负责 

維持治安。

(四 ） 民族军部队的指揮官和政府一起改编喀什和阿克苏的保安  

部队。

(五 ） 民族军部队的武器装备将来由政府补充。

(六） 民族军部队的改編由民族军部队的指揮官执行，对政府负责。

伊力汗 .吐烈政治生命的末日

随着和平条款附件（ニ）的预签，包括民族军总指挥帕里诺夫 

和塔尔巴哈台区第一副专员曼苏尔等苏联顾问全部撤回了苏联^ 62



与此同时，在新疆政治舞台上，伊力汗•吐烈的政治生命也走向了 

终结。

和平谈判开始以来，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内部一度出 

现过强化伊力汗•吐烈的政治权威的动向。1945年10月22日通过的 

第114号政府决议授予伊カ汗•吐烈以元帅称号；接着，1946年 1月 

9 日通过的第193号政府决议授予伊カ汗•吐烈尚未制作的最高级勋 

章——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勋章”。63第193号政府决议如下：

为 表 彰 东 突厥斯坦革命的组织者、领 导 者 伊 力 汗 •吐 烈 在 革 命  

时期的伟大功绩，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特作出如下决议：

授予使整个东突厥斯坦内生存的几个世纪以来受压迫的各族人  

民获得解放、平 等 、幸 福 的新生活，为维护祖国、 民族、宗教 

的尊严而发动革命斗争并正确领导、英明指挥的，不可战胜的  

作出历史性重大贡献的东突厥斯坦革命的组织者、领 导 者 、解 

放 组 织 主 席 、共 和 国 政 府 主 席 元 帅 伊 カ 汗 •吐 烈 以 东 突 厥 斯 坦  

共和国特级奖幸。

但是，伊力汗•吐烈却在1946年4月给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 

领袖乌斯满•斯拉木的信中预测到自己将从苏联逃亡到新疆，到最 

后恐怕又要被苏联势カ驱逐的命运：“果尔奇特[Q orqit，民间传说中 

出现的有名的占卜师的名字]从墓中逃出，40年间东奔西逃，最终还 

是被投入到最初挖掘的墓穴里。”64就是说，到了 1946年4月时，伊 

力汗•吐烈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会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权内部的亲 

苏的知识分子势カ所摒弃。

1946年6月4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提出了他们省政府委员 

及所担任具体职务的名单。6月18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新疆 

省联合政府人事任命。

过去几乎不为人知的是，当公布新疆省联合政府的人事任命



时，名单上列为政府委员兼伊犁区专员的伊力汗•吐烈实际上己经 

不在新疆了。1946年6月6日，即和平条款附件（ニ）正式签订的当 

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伊力汗•吐烈和他的几名亲信一起被驻 

伊宁的苏联领事馆押送到了阿拉木图。65关于这次扣押，笔者在对 

几名相关者的采访中进行了确认，一名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关系 

很近的人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这样说道：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赛甫拉约夫等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给伊カ汗•吐烈写了一封内容为要求他迅速  

离开伊宁的匿名信，并用弓箭射入了伊力汗•吐烈的住宅内。 

伊力汗•吐烈读了之后，急忙要求与苏联驻伊宁领事会面。苏 

联领事劝他晳时到苏联国内避难，于是出动了两台卡车，当天 

就将他和家人一起送往苏联。到达苏联后，伊力汗•吐烈立即  

被軟禁。本来知识分子们打算，如果伊カ汗 .吐烈不离开伊宁 

就将其暗杀，这次押解、軟禁，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最好的  

方式。

苏联驻伊宁领事馆

6月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做出了第324号 

政府决议，也就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后ー个决议，决



定从6月28日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组为伊犁区参议 

会，塔城区政府和阿勒泰区政府的人事也由新疆省政府进行重新调 

整。至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历史落下了帷幕。有趣的是，大 

体上与新疆和平谈判结束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消亡同期，中国 

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6月26日中国内战再 

次爆发。66

小 结

伴随和平谈判的进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部，以阿不都克 

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亲苏知识分子集团和以伊力汗•吐烈为中心 

的传统社会上层这两大政治势力，各自使用不同的政治手段，展开 

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消亡时期的政治过程最终 

显现出了这样ー组景象：新疆和平谈判的实现—— 和平谈判代表阿 

合买提江•哈斯木的政治地位的上升—— 亲苏知识分子倡导的“第 

二次革命”的胜利—— 伊力汗•吐烈的失败—— “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的自动消亡。

从表面上来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消亡与实现和平谈判之 

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新疆和平谈判的进程，还 

是“共和国”政权内部各政治势カ的消长，苏联的方针都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和国”政权内部的抗争和“共和国” 

的最后灭亡，也是遵循了苏联的意图。

1945-1946年时，在外国势カ的调停下，中国同时进行着两个和 

平谈判。一个是由美国出面调停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和 

平谈判（“国共和平谈判”）。另ー个就是以苏联出面调停的国民政 

府和新疆省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反政府勢力（“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的和平谈判（“新 疆和平谈判”）。有趣的是，在这两个谈判 

中，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的，都是“以善于妥协而著名”的张治中。67 

而张治中在这两个谈判中的对手，都是和苏联保持密切联系的政治 

势力。但是，两个谈判的结局却让我们看到这样ー种结果：在“国共 

和平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拒绝接受苏联的意见，之后仅仅三  

年就取得了掌握中国全境的伟大胜利；68而在“新疆和平谈判”中，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按照苏联的指示行动，却走上了自己断送 

自己命运的道路。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哪ー个“和平谈判”，苏联都 

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行是非判断的。两个谈判的两种不同 

结果，都能够反映出苏联支持他国“革命”的利己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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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之后却做了别的事情。他们集结自己的力量，组织自己的军 

队，然后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逐渐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对于现 

在中国的情况，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不是苏联同志而是中国 

同志是正确的。”见ロバ ー ド _ C •ノース：《モスクワと中国共産党》 

(东 京 ：恒文社，1974),第 316-317页。而1962年 9月24日毛泽东如  

是 说 ：“那是1945年时候的事情，斯大林想要阻止中国革命，不许我们 

内战，必须和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将有灭亡的危险。当时没有 

执行 [这一命令],之后，革命获得了胜利。”《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 

话》，载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译：《毛泽东思想万岁》，下册（东 

京 ：三ー书房，1975)，第 52页。



第十章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对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深入分析

毫无疑问，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第二次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那段无法抹去的历史，无 

论是对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社会的前途，还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现 

代政治进程，都留下了巨大的难以消除的影响。但是，尽管第二次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持续时间如此之久、形成规模如此之大，最终 

却仍然没有取得成功。这个结局宄竟可以给后人们留下什么样的启 

示？在中国社会仍然不断受到东突厥斯坦独立思想困扰的今天，分 

析这个问题，无疑有助于加深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实质的理解。

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以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治过程 

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具有亲苏倾向的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因此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具有民族革命 

和社会革命的双重性质。但是，由于在当时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以及 

其他民族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民众基础薄弱，知识分子阶层根本无 

法期待能有多少人直接认同他们的领导权。于是，知识分子阶层除 

了对内继承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传统、与民族传统社会上 

层及宗教阶层联合之外，从外部谋求并得到了别有用心的苏联的支 

援。然而，在严峻的民族社会现实和冷酷的国际政治局势面前，不



仅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民族革命性质受到改变，事实上，亲苏知 

识分子提倡的社会革命的理念也无法得到彻底实现。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节苏联的意向和不民主的政治体制

1945年1月5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号决 

议》，即1945年的“九条政治纲领”的第2条如此定义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国体：“在东突厥斯坦境内所有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 

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然而，尽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标榜主 

权在民及共和制，但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中，却存在着诸 

多不民主的因素。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际上把民众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 

确，1945年5月13日公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暂行规定 

和临时刑法》正式承认了公民的选举权：“凡居住在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国土上的各民族男女都是国家的国民”，“作为国家公民的人（依据 

暂行规定，各族男女）都有选举权”。此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最 

高权カ机关——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也是在1944年 

11月 12日的民众大会上遵循民主的程序选出的。但是，在这唯一的 

一次民主选举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实质性的选举。由于选举 

制度的不完备，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民众几乎没有 

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这也是造成苏联能够左右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政治过程的ー个重要原因。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制定政策过程，具有浓厚的密室政治色 

彩。从政府决议的内容来看，所有重要政策的制定或者人事任免的 

形成，都好像是通过政府委员会的商议之后才决定下来的。但实际 

上比起表面的政府委员会决议，不如说在幕后的、由包括亲苏知识



分子在内的苏联势力主导的密室政治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例如， 

在最初的共和国政府人事安排、从伊犁区向塔城区和阿山区的军事 

进攻，以及決定同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等如此重大的政治问 

题上，如前文中所论述的那样，实际上在提交给临时政府政府委员 

会讨论之前己经有了決定，临时政府决议只是走ー个过场而己。同 

时，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领导层里存在着实质的和表面的两个政 

策制定系统。宗教领袖和民族传统社会上层尽管在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的社会统合和战争动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制定政策问题上 

却没有具体实际的发言权。

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前右一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右二拉希姆江•萨比尔• 

哈吉，右三达列カ汗•苏古尔巴约夫，右四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右五安瓦尔.

穆萨巴约夫，右六赛福鼎.艾则孜>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绝非社会主义体制，在发挥宪法 

作用的两个“九条政治纲领”中，都没有写入任何与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思想有关的内容。但是，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从各个方面都 

強烈依赖苏联，所以在它的政治权カ构造中可以看到有模仿苏联的 

地方。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权カ高度集中于临时政府委员会。从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号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



临时政府委员会是ー个集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关于宗教问题的最 

髙权カ子一身的最高权カ机关，在其之下设立各部（参照图6-1)。 

虽然也设立了监察委员会，但它只是政府内的一个机构，其作用也 

只不过是“为促进政府各部门正确执行政府的命令”而己。1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没有议会制度，也没有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让民众表达意见 

的机构。总之，没有确立权力分立的原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从立 

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属于临时政府委员会这点来看，它和当年 

苏联的苏维埃相似。

由于苏联对其境内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和伊斯兰教实行镇 

压政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中间，有很多 

人对苏联抱有一定反感。一部分民族运动领导人在与旧政权斗争 

的时期曾经接受过苏联的支持，但在实现初期目标之后，对于苏联 

势カ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领域内的专横跋扈也迸发出不满情 

绪，阿山区的哈萨克族领袖乌斯满•斯拉木便是一例。

乌斯满是最早领导阿山区哈萨克族牧民开展反政府武装活动 

的，他一度被哈萨克族牧民称作为“乌斯满 •巴图尔”（英雄乌斯 

满)。但在1945年9月阿山区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范围后成 

立各级政权时，就任了阿山骑兵团长、警察局局长、各县县长等要 

职的，却都不是乌斯满的亲信，而是从苏联来的人或者亲苏的哈萨 

克族人。所以他即使被任命为阿山区专员，也一直不肯前去赴任。 

10月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为了不给中国政府留下 

干渉内政的ロ实，苏联又强行收回了过去支援哈萨克族反政府武装 

组织的武器。这件事也引起了乌斯满的強烈不满。2

乌斯满的反苏情绪首先与他的伊斯兰教信仰有关。1930年代 

从苏联逃亡到新疆的一位哈萨克宗教人士曾告诉乌斯满“苏联消灭 

宗教”，据说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乌斯满的思想变化。3乌斯满的反 

苏情绪，也和苏联的哈萨克人的反苏倾向有夫。据乌斯满_己的 

说法，由于苏联曾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人实施过残酷的镇



压，所以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族人本来就对苏联抱有严重反感。4所 

以，当阿山区被合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范圉后，乌斯满的许 

多部下就很快投降了国民政府。5

和平谈判开始后，在阿山区政府部门和阿山骑兵团中的苏联顾 

问都被撤走。6之后的1945年11月4日，乌斯满才来到承化就任了 

阿山区专员。7据说，他就任之后要求遵守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下 

达命令：“对不做礼拜者 [mwuzzm_oたM/m’g a n ]处以鞭笞50鞭、不封 

斋者 [w z a m/mなa/j]处以鞭笞100鞭，不禁酒者[ZiaraA: /が:a/i ]处以 

鞭笞30鞭的刑罚。”8由于乌斯满采取的政策与他到任之前的政策完 

全不同，乌斯满很快就和亲苏的哈萨克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冲突。 

于是，乌斯满在1946年3月19日离开了承化，来到可可托海县境内 

重新组织了自己的部队。9从5月开始，乌斯满又在阿山区东部的青 

河、可可托海、福海等数县开始独自征税，表示不再承认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的权威。1°

乌斯满 •斯拉木

1946年5月，苏联采钨队根据1940年时与盛世才签订的协议， 

进入乌斯满的根据地—— 可可托海县开始采掘。11乌斯满強烈主张 

以武力驱逐采掘队：“我不会给侵略我们领土、我们宗教的任何人敞 

开任何道路。”12但是他的做法，遭到亲苏的阿山区副专员和阿山骑 

兵团长特列力汗的強烈反対。面临两位领导人的対立，阿山区哈萨



克族各部落有影响的人物聚集在乌斯满居住的库韦（Q iiw O y)地方商 

讨对策，但是最终也未能达成共识。于是，阿山区的哈萨克族终于 

分裂为亲中国国民政府和亲苏的两派。13

毋庸赘言，对于弱小民族发动的独立运动而言，来自大国的支 

援是其走向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但是，这本来应该以不丧失本民族 

在政治上的主体性为原则。其理由很简单，就是在国际政治的舞台 

上，任何ー个大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而采取行 

动的。在此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除了苏联以外，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没有和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接触，没有进行过任何寻 

求外交承认的活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将实现独立的愿望完全寄托 

于苏联，这就使得苏联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所欲为地利用东突 

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

由于对苏联的依赖，苏联对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具 

有极大的发言权，而当地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政治主体性也因 

此被极度削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以后，权カ体系中不仅存在 

很多不民主的部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目标也变得模糊起来， 

这些都与苏联所拥有的强大发言权有关。从1945年下半年时苏联改 

变新疆政策开始，领导层中的亲苏知识分子们遵从苏联的意旨，积 

极赞成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放弃了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 

国家的目标，这是从最初就完全依赖苏联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 

运动所无法逃脱的历史命运。从此意义上来说，埋葬了第二次东突 

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成果——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正是最早发动 

了运动，并且直到最后都一直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主角的亲苏知识 

分子自身。



第二节近代化的目标和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很重视教育。1945年10月15日的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8号决议》曾经如此论述教 

育的重要性：

目前，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彻底推翻汉人政府的殖民统  

治，解放全国。第二个重要任务就是发展教育事业。 因为文化  

教 育是促进我国军事、政 治 、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前，吸人血  

的汉人统治者， 实行反动教育，为自己的反动统治培养走狗。 

结果， 东突厥斯坦的广大人民受不到正常的教育，许多学龄儿  

童不能入学。 自从爆发了反对汉人政府的革命以后，我们不断  

取得了 胜利。现在，全国即将解放，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  

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我国未来的主人青年一代。

把教育同民族解放和建设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考虑，是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教育思想的特征，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的文 

化同化政策所带来的民族文化被毁灭的危机感。“我国人民拿起武器 

反对汉人政权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殖民主义者对东突厥斯坦人民教 

育事业采取充满野心的政策。”14同样，在教育部设立语言文学局，实 

行对优秀民族文学作品创作的奖励，也应该是基于同样的考虑。15

特别是在培养教员方面，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做了最大 

的努力。1945年3月5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9号决议、8月1日 

的临时政府命令、8月2 日的第78号决议、10月15日的第108号决 

议，反复命令在战争时期脱离本职工作而成为军人、政府职员、商 

人的教员回到原来的教育岗位上。而且，临时政府委员会还在1945 

年3月、12月、1946年5月分別做出决议，决定开设教员培训班。16 

另外，临时政府委员会还曾专门作出决议，命令将己经成为军队驻 

地的学校校园归还给学校。17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教育不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而是现代 

学校教育。从中学教师培训班的学科科目可知，中学的课程有语 

文、物理、数学等。18特别应提及的是，设立了城市七年、农村四 

年的义务教育制度，免除了学习费用。应该指出的是，不论它是 

否真正得到执行，从时间上来说，它甚至早于中国政府制定的义 

务教育制度。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制定了教育纲领，并以苏联的教育体制 

为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范本，采用了苏联的十年学制。据说，因最 

初没有课本，在维吾尔族学校、乌兹别克族学校、哈萨克族学校、 

塔塔尔族学校里，都使用了苏联中亚地区未废除阿拉伯文字时代的 

旧课本。19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了近代的法律体系。先后制定了《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县级法院组织机构和临时办事守则》（1945年4月18 

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暂行规定和临时刑法》（1945年5 

月13日）、《临时政府最高法院经济诉讼法临时手册》（1945年6月6 

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刑法暂行规定》（1945年8月23日）等法律。

《刑事诉讼暂行规定》确定建立具有警察、检察、法院三者的现 

代司法体系（第14条、第38条)，反复要求贯彻重视证据（第22条、 

第33条）和实行司法公正（第45条、第46条）等原则。《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县级法院组织机构和临时办事守则》中，也规定了法院院长的 

选举制度（第2条）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第4条)。《刑法暂行规定》 

中刑法条例第260条，甚至还确立了律师制度。

《临时刑法》中将刑事犯罪分为政治罪、盗窃罪、渎职罪、不服 

从政府法令罪、伪造文件罪、侵害人身罪、强奸妇女罪。确立了将 

加害者造成的伤害程度作为量刑标准的原则，刑罚的手段也主要是 

惩戒意义上的监禁刑罚。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也存在死刑， 

但下达死刑判决的权限仅限于最高法院，并且承认被判死刑的犯人 

有在72小时以内上诉的权利。2°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法律体系的最重要特征，是从刑事犯罪审 

理中排除了宗教因素。1946年4月10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 

政府委员会第258号决议》，规定政法干部培训班的讲习科目为“国 

家政策、司法的权カ和义务、东突厥斯坦历史、国际形势、刑法及 

刑罚的具体运用、审判程序、民事诉讼”。由此可以看出，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的法律没有将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作为法律根据。根据《最高 

法院经济诉讼法暂定规则》第5条规定：“哈萨克族同胞之间发生的 

诉讼案件，如果有关人命案，须根据法律追究责任。不允许在本地 

双方达成协议或索命等自行处理解決。”也就是说，伊斯兰法中ー个 

重要的刑法原则—— “基沙斯”（报复)，在共和国的司法体系中也受 

到禁止。

1946年3月颁布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关于宗教的政府 

决议》的第1条规定：“保护各教派的宗教自由权利。在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领域的各教派协会，一律予以登记。”也就是说，尽管临时政 

府主席是ー个伊斯兰教人士，政治领域中许多方面都有伊斯兰教的 

色彩，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终拒绝成为ー个伊斯兰教政教合一 

的国家。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具有追求社会近代化的目标， 

其原因就在于亲苏的知识分子阶层才是“共和国”的政治主导力量。 

据说当初伊力汗•吐烈反复主张把《古兰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导 

入以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为基本法律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体制，但 

由于遭到亲苏知识分子们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没有成功。21

但是，在传统社会结构基本上不可能被解体的时代，亲苏的知 

识分子们推行的社会统合和民众动员方式显然是カ不从心。所以，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教分离原则，传统的社会经济 

体系也被保留下来。1945年1月5日的“九条政治纲领”声明：“银 

行、邮电、森林等及一切地下资源都归国家所有。”但是所有的政府 

委员会决议都没有触及到关于土地所有的问题。从1946年3月3日



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34号决议》第4条中可以看 

出，农村的传统领导阶层、如千户长、百户长，以及旧的社会构造 

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所完全继承。

关于在伊宁市、县征收国家公粮问题：伊宁市和伊宁县征收公  

粮问题向广大农民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太好。在政府主席、元 

帅 伊 カ 汗 •吐 烈 的 领 导 下 召 开 了 各 县 的 千 户 长 、百户长以及民  

间有名望的人士座谈会，会上强调了征收公粮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为了把征粮工作很快地完成，除农村的千户长、百户 

长等人外，县上又从国家机关（如財政部、 内务部等单位）抽调 

了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22

为了控制社会，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承认了伊斯兰教进行社会统 

制的权利。如1946年2月29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 

会第231号决议》，虽然允许成立妇女协会，但却附加了诸多与宗教 

信仰有关的条件：“三，由宗教事物部和教育部负责监督和管理； 

……五，严禁穆斯林妇女同男人一道看电影、看戏；……六，妇女 

的服饰要符合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根据1946年5月的《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临时政府第277号决议》，酒类的贩卖也遭到了禁止。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司法系统中，法院和伊斯兰宗教法院同 

时存在，它表明了当时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革命的局限性。当 

然，由于刑事犯罪必须通过法院进行审判，宗教法院并没有成为司法 

系统的主流。23但是，遗产继承、婚姻纠纷、孤儿和寡妇问题、宗教 

问题等民事案件的审理，都属于宗教法院的权限。甚至可以看到伊 

斯兰教介入学校教育的现象。財政部为完备学校设施、印刷教材而 

拨出了特别经费，24但教育经费基本上是用宗教部征收的宗教税——  

欧舍儿以及由宗教部和教育部从民间收取的札卡特来充当的。25



第三节“共和国”的大维吾尔主义傾向

在新疆有五个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它们分别是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的政权中，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代表。例如，临时政 

府主席伊力汗•吐烈是乌兹别克族，副主席阿奇木别克•和加是 

维吾尔族，教育部长哈比卜•约奇是塔塔尔族，民族军副总指挥伊 

斯哈克别克是柯尔克孜族，游牧业部长奥布尔哈里•吐烈是哈萨克 

族。虽然也有蒙古族的政府委员，但没有被分派担任任何实际政府 

职务，成为了“民族平等”的一个装饰品。从临时政府委员会的这种 

民族构成中，可以看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际上就是要建设ー个以 

突厥系伊斯兰各民族为主体的国家。

但是，即使同属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也能够看出各个突厥系伊 

斯兰民族之间的政治地位并不平等。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总人口为705，148人，其中哈萨克人 

约占52.1%，维吾尔人约占25.3%(表10-1)。然而，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指挥部的构成，并未反映出这种民族构成比例。1944年 11月 

12日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的17名 委 员 ん  

ん 中 ，维吾尔族占了 10名，俄国人2名，塔塔尔族2 

名，乌兹别克族1名，哈萨克族1名，蒙古族1名（参照表6-1)。仅 

从人数和所担任职务上来看，也可知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 

主要由维吾尔人构成。

新疆的乌兹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的人数一直都很少。根据1944 

年时新疆民政局的调査，当时的新疆省总人口中，乌兹别克族仅占 

0.26%,塔塔尔族仅占0.14%。26尽管如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 

是乌兹别克族，另外担任政府要职的塔塔尔族政府委员也有两名。 

与此相比，占当地人口半数以上的哈萨克族仅有一名被任命为游牧



业部长的政府委员。据此可以想象，哈萨克族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的重大政策決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表 1 0 -1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总人口以及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居民比例

总人口 哈萨克族 (居民比） 维吾尔族 (居民比）

伊犁区 471，686 210,672(44.7%) 165,416(35.1%)

塔城区 170,442 103,180(60.5%) 10,515 (6.2%)

阿山区 63,040 53,352 (84.6%) 2,596(4.1%)

合计 705,148 人 367,204 人 （52.1%) 178,527 人 （25.3%)

来源：笔者根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6327页；周东郊：《新驅十年 》 , 
第 312页制成。

1944年11月12日以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一共任命了 

九名新政府委员（表10-2)。除被任命为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的塔塔尔 

族人瓦哈什•哈吉、从苏联率军而来的俄国人帕里诺夫和柯尔克孜 

族人伊斯哈克别克、被任命为和平谈判代表的维吾尔族人阿合买提 

江•哈斯木之外，在塔城区、阿山区相继进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 

势カ范围之后，临时政府又任命了五名哈萨克族政府委员。但在五 

人中，一人本无就任可能，三人是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领导人，剩 

下一人虽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首都伊宁，但没被安排任何实际的 

职务。总之没有一位哈萨克族人能够真正进入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制定政策的领导层中。27

表 10-2 1944年 11月 12 B 以后任命的政府委员

姓名 賊 职务 革命首本职 m 决议

瓦哈什•哈吉  

(WakaxHaji)
塔塔尔族 监察委员会 

副主席

不祥 1945年 3月 13日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 

33号决议》



帕里诺夫 

(P alnof)
俄国人 民族军 

总指挥

苏联军官 1945年 8月 9 日《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临 

时政府委员会第79 

号决议》

伊 級 朝 庶 .
^ 5 i ^ ( I s a k b i k

M ononow)

柯尔克孜 

族

民族军 

副总指挥

在苏联流亡 同上

亚 布 克 拜 •阿克  

拉奇 (Jabukbay 

Aklakeqi)

哈萨克族 无 千户长 1945年 8月 22日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 

84号决议》

乌斯满 •斯拉木  

(O sm an  Islam )
同上 阿山区专员 游击队领袖 1945年 9月 23日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临时政府委员会有 

关阿尔泰地区的决 

议》

达 列 カ 汗 • 

苏古尔巴约 

夫 （ Dalalkan 

Sugurbayow)

同上 阿勒泰骑兵 

团团长

在苏联流亡 同上

艾カ木（A lim ) 同上 无 郡王 同上

阿合买提江•哈  

斯木 （ Ahmatjan 

H asim )

维吾尔族 政府军事部 

长

留学苏联 1945年 10月 19日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 

103号决议》

巴 斯 拜 •楚拉克 

(B asbay  Q ulak)
哈萨克族 塔城区专员 大地主 1946年 1月 29日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 

216号决议》

来源：笔者根据所有（东突廉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内容制成。



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相对于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 

族人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来说，哈萨克族人之所以地位偏低，其理 

由能够列举出以下两点：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哈萨克族人自身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就 

没有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那样的热情。在历史上， 

阿山区和伊犁区曾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单位。伊犁区的中心伊宁，在 

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过阿山区的行政中心。28维吾尔族人基本居住 

在伊犁区，哈萨克族人大量集中在阿山区和塔城区。本来，在哈萨 

克族人中就没有东突厥斯坦这一意识。就像1930年代的第一次东突 

厥斯坦独立运动所表现出的那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原本是由 

维吾尔族居民所发动并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体的运动。阿山区或者 

新疆北部的哈萨克族地区，只是在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时的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代才开始被包含到“东突厥斯坦”的范围之中 

的。因此事实上，即使在同来自伊犁区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合 

流之后，阿山区的哈萨克族游牧民们也没有和在伊犁区的共和国政 

府之间建立起正式的行政联系。29

但是，两者之间没有密切联系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维吾尔族、 

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对哈萨克族人的民族歧视意识。在维吾尔 

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各族之间，由于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基 

本都是从事绿洲农业和商业贸易，互相之间的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并 

不显著。30但是哈萨克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为草原游牧业，人口中大 

多为牧民。因此，虽说同为突厥系伊斯兰民族，事实上，哈萨克族 

人与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 

异和隔阂。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人对于从事草原游牧 

业并拥有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哈萨克族人，常 

常有意从文化方式和经济方式上加以区別。31这种歧视意识也被反 

映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行政当中。

1946年4月16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2号



决议》以很严厉的ロ气做出了以下指示：“一，財政部计划科批准阿 

山区制定的321，360元的预算；ニ，对上述款项，阿山区所属各级机 

关要严格审査。本部门批准的费用金额开支，各种费用应及时由机 

关首长和主办会计负责向专区国家银行交付办理：三，对非法挥霍 

国家资财者（系指开支超过政府批准预算款项的人员），要依法严肃 

处理。”这里所说的预算即1946年度的预算。把这一情況同1945年 

8月2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5号决议》命令在阿 

山区发行5,000万元的“胜利国债”一事相比，不难看到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临时政府将阿山区的哈萨克族牧民当做经济榨取対象的一面。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62号决议发出时，阿山区财政局局长拉提 

夫•穆斯塔法正在伊宁。按照1946年度预算拨给阿山区的预算经 

费，可能就是由他运往了阿山区。但值得注意的是，拉提夫•穆斯 

塔法的伊宁之行，可能成为日后阿山区哈萨克族人分裂的契机之一。 

拉提夫5月回到承化后不久便投奔了乌斯满•斯拉木阵营，之后乌斯 

满便开始在青河县、可可托海县、福海县独自征税。税收本来是属 

“共和国”政府的权利，在承化的阿山区政府因此与在伊宁的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开始出现对立。从围绕阿山区的税收而发 

展到政治对抗一事可以看出，阿山区的哈萨克族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临时政府搾取哈萨克族的財政政策抱有強烈的反感情绪。32

第四节“共和国”的经济

从1946年度的国家预算来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最大收入来 

源是同苏联的贸易（表10-3)。但正如前文述及，由于这笔预算的主 

要内容是以独山子油田的石油偿还苏联的军事援助，因此这笔收入 

可能只是帐薄上的数字，而没有实际的收入。虽然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也向苏联出口家畜等，33但因为苏联的利己主义，所以这也不可



能获得较大的利益。34由此可知，缺乏近代エ业，而且背负庞大军 

费开支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可以用以维持财源的，只有没收汉族 

居民的财产、实行重税、发行赤字国债和发行纸币、征集捐款和征 

收无偿劳役等方式。

表 1 0 - 3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6年年度预算的收入部分（单位：千元）

项目 金額

対外贸易收入 736,957

游牧税 545,000

商业税 402,517

土地税 146,170

烟草税 14,694

印花税 2,000

屠宰税 4,968

塔城区上缴税金 424,228

教育部收入 73,980

宗教部收入 64,359

捐款收入 50,000

油田收入 45,000

国家银行收入 25,000

农业部收入 8,875

报社收入 8,561

卫生部收入 7,432

最高法院收入 5,575

邮局收入 5,000

印刷厂收入 4,709

运输业收入 4,244

罚款 3,643

药店收入 3,000

收入合计 2,585,912

支出合计 2,780,388

赤字 194,476

来潭：笔者根据1946年 3月 14 B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41号政 

府决议》制成。



没收旧政权和汉族居民的财产主要是在革命初期进行的。351945 

年1月16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9号决议》規定：

一 ， 汉人政府所设立的军事官僚机构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他们是靠掠夺人民財产、行贿受賄而富裕的。 这些盗贼的财富  

根本不是自己用血汗挣来的，而是东突厥斯坦人民辛勤劳动得  

来的。对于这些不又之財，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毫不犹  

像 地 予 以 没 收 ，计 入 国 库；ニ，在 伊 犁 地 区 ，推翻旧政权而建  

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政权，虽然已两个月了，但那些頑固不化  

的拥护汉人政府的死党仍然无视新政权的一切宣传和通告，继 

续 武 装 反 抗 人 民 的 新 政 权 ，企 图 复 辟 。对 于 这 些 人 的 財 产 ， 

政 府 决 定 一 律 予 以 没 收 充 公 ；三 ，为 了 尽 快 落 实 以 上 两 条 决  

定，责令財政部负责执行；四，对于那些物主在革命时期自杀  

身亡、无主而 !；ヨ国家所有的財产，除留部分给其子女作为生活  

费、部 分报经財政部批准，交战利品办公室外，其余财产全部  

转入政府经济收入帐内。

但是，没收旧政权和汉族居民的财产，其收入也是有限的。如 

果看1946年的年度预算，可知税收被看做是这一年的最主要的收 

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规定的税率很高。例如，1945年8 

月19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2号决议》规定土 

地税是收获总额的12%。M1946年1月22日的第210号决议提出：

“在征收中国政权时代不缴纳的税收时，关于在经济上确实有困难的 

人的名单，財政部、土地水利农业部、县政府必须向中央政府报告” 

(第8章第3条)。由此可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甚至追收旧 

政权革命以前没有缴纳的土地税等。而由1946年1月12日的《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7号决议》规定，一般商业税是每 

三个月流动资金总额的2 % , 如果转卖于其他行政区则再加征流动资 

金总额的2%，国际贸易税为商品价格的7.5%，家畜买卖税为价格的



6 %，土地买卖税为价格的10%，这些都远远超过伊斯兰法规定的年 

收入2.5%的税率。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采取了各种方法从民间筹集资金。 

例如，“为了交通管理”而对从马车到汽车的各种车辆实行登记并 

收取高额的登记手续费。371945年7月还发行了“印花票”（兼作邮 

票）。38除此之外，还把国有土地和地主不在的土地让农民租种，从 

中征收高达收成的三分之ニ作为地租。39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发行的钞票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新疆省商业银行发行的 

纸币—— “省币”ー时仍被允许流通。由于1945年7月时新疆省物 

价暴涨，临时政府決定在省币上加盖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银行的印 

章。4°在盖章省币流通的同时，从1945年 1月至1946年5月末，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財政部还发行了三亿两千零二十万元的“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財政部国家银行债券”。塔城区银行截止1946年5月末己发行 

了五百万元的“塔城银行债券”，阿山区纸币发行委员会也发行了具 

体数额不明的“阿山银行债券”。1945年8月20日的《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83号决议》决定，为解决军费的不足增发ー 

亿元的纸币。由此可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纸币发行，并不是根 

据市场的货币需求量，而只是政府将其财政赤字转嫁给民众的ー种 

手段。41

另ー种转嫁方法是发行赤字国债和从民间借款。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政府先后三次发行无利息国债两亿元、有利息国债三亿元，总



额达五亿元。42每次发行国债，便成立以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为 

委员长的国债发行委员会，43并要求内务部协助。44由掌管警察和司 

法职能的内务部协助发行，实际上就是强制购买。从此也可以看出 

发行国债对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经济的重要性。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还通过宗教部和教育部大力推进筹资活动。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筹资活动的特征是，它在为支持“圣战”和发展民 

族文化教育的“欧舍儿”（什一税）和“札卡特”（天课）的名目下进行 

的。45从1946年年度预算中宗教部和教育部收入的金額来看，对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经济而言，民间捐款也占据重要的位置。1945年 

7月26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1号决议的第5条决定，各县县长都要 

参加征收“欧舍儿”等筹资活动；1946年1月16日的第206号决议还 

决定成立“捐款促进委员会”。

另外，还以“为了祖国”的名义常常要求民众付出无偿劳动。为 

制作军装，多次动员全国做鞋和做服装的工匠。461945年10月27日 

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18号决议命令：“动员东突厥斯坦全国的裁缝 

和鞋匠在ー个月内到军队服役，[每个人的]工作量由军队后勤部决 

定。完成工作量者可以提前回家，不服从动员的人将被视为祖国的 

敌人而依军法处置。”

1945年12月2日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42号决议決定：“现在国 

家财政极端困难，所以在財政部成立‘借款回收委员会’，全部收回 

贷给民众的现金。”临时政府委员会决议屡次发出同样的返还借款的 

命令。47居民还不得不返还在旧政府时代从银行借贷的贷款。48总 

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几乎是不择 

手段。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严格检査财政支出，49甚至让政府 

职员从事农业生产。50即便如此，临时政府的財政状況依然严峻， 

完全没有余カ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对军人家庭实施的配给制很快崩 

溃，51甚至出现了难以支付国家公务员薪水的事态。52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日益明显。1945年2月3日 

的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号决议规定下级军官的月薪为500元，但根 

据1946年1月5日第185号决议规定的エ资制度，甚至エ厂工人的第 

一个月エ资都已上涨到3,500元，即在一年中，通货膨胀率至少达到 

7 0 0 % 。

临时政府財政部制订的《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截止1946 

年6月1日的收支状況的报告》透露：“政府资金为337,039,083元， 

借款为16,080,000元，国债借款为477,000,000元。现在东突厥斯坦 

共和国己完全没有剰余的现金。也不可能在两年间内积聚财产。截 

止6月1日，账面的数字也都是从国民那里借来的。”由此可知，到 

与国民政府签订和平条约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財政上实际已经 

瀕临破产。

第五节“共和国”的历史意义

1946年7月1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 

索夫、赛福鼎•艾则孜等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同柯尔克孜族的伊斯哈 

克别克，在迪化分別就任了新疆省联合政府的副主席、副秘书长、 

教育厅厅长、新疆保安副司令等职务。民族军也被改编为13,500人 

规模的新疆省地方部队。但是，1947年5月19日，新疆省主席张 

治中辞职，被推荐继任省主席的是亲国民政府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 

麦斯武德•赛比力。反对麦斯武德•赛比力就任省主席的阿合买提 

江•哈斯木等伊犁区、塔城区、阿山区的代表于1947年8月离开迪 

化，返回伊宁成立名为‘‘三区经济委员会”的政权组织，开始实施自 

主管理，“新礓省联合政府”由此崩溃。

1949年8月14日，访问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邓カ群作为中 

国共产党联络员，在苏联方面的协调下，从苏联抵达伊宁，会见阿



合买提江•哈斯木，开通了用于同中共中央进行日常联络的“カ群电 

台”。8月25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达列カ汗•苏古尔巴约夫等三区的维吾 

尔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领导人，为出席中共倡议召开的“新政 

治协商会议”，乘坐苏联飞机经由苏联飞往北京。但在途中，因飞机 

失事而在苏联境内全体遇难（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思索的事故)。9月 

15日，被选为新代表的赛福鼎到达北京，明确表达了服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态度，之后，进军新疆的人民解放军于12月到达“三区”， 

曾为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根据地的“三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部分。

赛福鼎•艾则孜在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大会时向毛泽东献礼

1933年11月12日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仅仅存在 

了85天，它不仅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政策， 

甚至没有建立起权カ体制和政府体系，没有真正的军队和警察等国 

家权カ机器，更没能明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统治与服从的关 

系。总之，在严格意义上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不仅成为 

不了ー个“国家”，甚至达不到ー个政权的水准。

但是，1944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 

量、警察力量、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系统的教育、文



化、社会和经济政策，并在其统治地域内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 

在许多领域里都起到了作为国家权カ的职能。如果不是处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末期这段特殊时期的话，“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作为第二个 

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不存在。

后排左起：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巴索夫 

前排左起：伊斯哈克别克、赛福鼎•艾则孜

刊登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人遇难的报道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的两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在新疆地区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无疑留下了重要的ー页。作为“东 

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母体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是“东突厥



斯坦独立运动”从20世紀30年代至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同 

时参加的突厥系民族也最多的一次运动。1930年代的第一次东突厥 

斯坦独立运动的参加主体，局限于维吾尔族和很少一部分柯尔克孜 

族，然而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动员了新疆所有的突厥系伊斯 

兰教民族的居民——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 

族、柯尔克孜族。

当然，能够实现这种跨越民族界限的空前绝后大动员的ー个重 

要因素，是苏联的支援。但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苏联的支援并 

不是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旗帜下能够集结了众多突厥系伊 

斯兰民族居民的唯一原因。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举起了针对 

“异教徒”（卡菲尔）的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帜，才是能够凝聚众多伊斯 

兰民族居民的最重要的原因。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在宗教 

的名义下进行的民族运动，以其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及冲击力， 

不仅一直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统一，同时也在不断地考验着中华文明 

和中国国家的包容力。而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政治来说，能否消除来 

自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影响，成为了ー块真正衡量成败的试金石.

即使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后，新疆各地的民族冲突也并 

未完全消失。1972年在喀什地区发生了“米吉提叛乱事件”，1981 

年在伽师县发生了“燎原党事件”，1981年在喀什发生了“ 10 _ 30事 

件”，531990年在阿克陶县发生了“巴仁乡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事件的制造者们都喊出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的ロ 

号。这不仅对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而且对中国国家的民族政策、 

宗教政策、外交政策以及发展经济的国家战略来说，都构成了重大 

的挑战。

事实上，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在其确立的过程中，“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曾经是其参考因素 

之一 。 1954年设置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包括伊犁专区、塔城专区、 

阿勒泰专区（即当年的阿山行政区）三区，其管辖地域与当年“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的范围一致，成为在中国唯一一个管辖三个专区的民 

族自治州。而1955年成立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最早设置的省级行政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是在意识到当年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的基础上设置的。关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设置，周恩来总理在 

1957年曾经这样说道：“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突厥斯坦之 

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 

维吾尔族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 

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 

……名称问题好像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 

重要的，这里有ー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54可以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设置之所以成为此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范本，就是因 

为它既通过“自治”形式巧妙地化解了参加独立运动者的“独立”情 

结，又在不动声色中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张カ的消 

失，“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死灰复燃。为了防止事态扩大，1980年 

代时中国官方曾经一度禁止使用“东突厥斯坦”、“突厥斯坦”、“突厥 

民族”等词语。但是，独立运动的意识决不会因为更改ー个词语的变 

更而消失。551997年2月在伊宁市、2009年7月在乌鲁木齐市（当年 

的迪化）发生的大規模民族仇杀事件，说明部分维吾尔族居民依然具 

有強烈的东突厥斯坦独立意识。56

与新疆地区以往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不同，发生在20世紀以来 

的历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主导力量，都是接受了近代教育或受 

到近代社会影响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这也说明，一部分维吾尔族 

知识分子对政治权カ的热衷，是促使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思想绵延 

不断的ー个重要原因。1980年代以来在新疆发生的许多事件说明， 

一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仍然在怀念当年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尤 

其是第二次独立运动时期的辉煌，尽管那两场运动本来可以告诉他



们，所谓独立运动不过是ー场虚像，提倡独立本来就不现实。近年 

来，流亡国外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团体积极寻求国际社会中反华势 

力的支持，以至使“东突厥斯坦独立问题”逐渐呈现出国际化的趋 

势，这也让人联想到当年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依靠外来势カ 

而起，但最终又被外来势カ所抛弃的惨淡下场。

事实上，相比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 

策不能不说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中国政府对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可不谓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然而事实 

证明，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增强一般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但对于那些 

将目光聚焦于政治权カ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的民族自治 

政策显然己经不能满足他们对政治权カ的渴望。所以，中国政府 

无论颁布多少照顾少数民族特点、推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政 

策，都会被他们解释为是民族歧视或抹杀民族，而鼓动一般维吾尔 

族居民对中国的仇恨和攻击。因此，笔者认为，要想让西陲不再烽 

烟重燃，当前要做的除了通过抓紧发展当地经济以提髙维吾尔族居 

民的国家意识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是如何让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认 

识到独立的非现实性，真正地彻底地抛弃对独立和独立运动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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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政府出台借款清理决议，決定全部收回借款，停止新的贷款。 

另外，1946年 3月 21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247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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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委员会第173号决议》決定向各县派遣专业人员调查、整理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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宄室编：《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文献资料汇编》，第 1辑（北京，未出版)。

5 5 新疆革命烈士事迹编辑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编 ：《平暴英 

烈传》（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第 18页。

5 6 在 1997年 2月发生的伊犁“2 • 5事件”中，共有7名汉族居民被杀害， 

198名汉族居民被打伤，其中重伤 50人。2009年7 月发生的乌鲁木齐 

“7 _ 5事件”中，共有197人死亡。其中无辜死亡的156人 (汉族134人、 

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1,721人受伤。





后 记

本书是以笔者向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 

宄专业所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增补改写而成的。原论文曾以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 中国的伊斯兰与民族问题》为题， 

于1995年12月在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当年获得了日本第18届三 

得利学艺奖，并在2009年出版了第三版。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其实是ー个很沉重的话题。不仅在收集 

资料上会遇到许多困难，如何解读用多种文字手写的第一手资料也 

是ー个很大的课题；更重要的是，当时敢于涉及这个非常敏感的话 

题还需要一种勇气。我当时之所以选定这个问题为博士论文的题 

目，首先是因为1978年进入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之前，我曾经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在那里，我亲身体会到新疆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民族”的壁垒面前，所谓的同志、 

同僚、同乡、甚至同教（例如维吾尔族与回族）的关系，一切都变得 

那样的脆弱。从这种亲身体会出发，我感到，总有一天东突厥斯坦 

独立运动会成为ー个缠绕中国的疆梦。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 

这样说道：“忠实地还原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真相，尤其是正确认 

识和评价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性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 

思想深处理解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而且对于把握多民族国家 

的中国的未来图景，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2009年“7 • 5事件”发生时，我正在伦敦国王学院K ing’s College 

London的姚新中教授处做研宄访问。说来也巧，东京大学出版会刚 

刚说好出版拙著第三版，而在我动身来伦敦之前，杂志W E D G E也 

约我在O pinion栏写了ー篇有关新疆民族问题的文章，所以在事件 

发生后，我又趁势检索了不少各国的评论。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许 

多国外的新闻媒体不是有意淡化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就是抓住“7 • 

5”以后汉族居民的反击进行大肆攻击，以致大多数的报刊读者或电 

视观众都认为事件的性质是汉族屠杀维吾尔族居民。包括许多记者 

和撰稿人在内，许多人不仅不知道事件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 

的关系，甚至不知道何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是他们却固执己 

见，坚守他们幻想出来的海市蜃楼。这时，我深深地感到了用日语 

出版研宄中国问题学术著作的局限性。所幸的是，我与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的甘琦社长联系后，马上得到了她的支持；在与兰州大学 

副校长杨恕教授联系后，他马上给我传来了他组织兰州大学中亚研 

宄所的老师们的翻译稿，这是本书译稿的初稿。在这里，谨向甘琦 

社长和杨恕教授表示深深感谢。当然，由于我已做了增补和修改， 

本书中所有错误应该由我本人负责。

本书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谢茂松先生的建议，就泛突厥主 

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对近代维吾尔社会的影响，在重新査阅 

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充实和改写。在此过程中， 

我再次感到，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它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 

大的动员能力和威力，其实就是利用伊斯兰教，让维吾尔族伊斯兰 

教徒，即维吾尔族穆斯林们产生这样ー种感觉，即 ：再也没有什么 

比接受“卡菲尔”（异教徒）的统治更让伊斯兰教徒感到屈辱的了。但 

是，维吾尔民族进入由“异教徒”为统治者的中国，并不是发生在近 

代以后的事。为了探讨伊斯兰教思想为何能够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 

运动的精神支柱，本书增补了第一章“在‘乌玛’与‘中华’之间——  

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其实，通过这一章，我们还可



以看到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前近代国家构造之间的关系，尤 

其是清王朝处理维吾尔社会和宗教的政策给近代以后的中国留下了 

什么“遗产”。

屡次由维吾尔族为主体发动的幕动，虽然时而表现出更加強烈 

的民族主义成分，时而又表现出更加強烈的宗教色彩，但是最终必 

定出现两者汇合的趋势。这是由主体民族为非伊斯兰民族的多民族 

国家框架所规定的现实，而我们在定义维吾尔族的性质时，当然必 

须从民族和宗教两条线上考虑。因此我要感谢谢茂松先生的指教。 

本书得到两位匿名评审的审査，对于他们给予的评价，我深深感铭 

于心。针对他们提出的中肯意见，我在逐一修改补充的过程中，深 

深体会到他们对学问的认真态度和深厚功力，为此本文多处都有增 

补改写，此处不再一一提及。本书的最后编辑工作由林骁编辑完 

成，她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她的 

工作，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为此，我向她表示真诚的感谢。按照出 

版社要求格式帮助最后整理书稿的是彭程博士、王娟硕士、李丰硕 

士、孙若圣同学及董海巍博士，在此ー并致谢。

我在出版博士论文时曾向东京大学的两位导师—— 山内昌之教 

授和并木赖寿教授表示了感激。对于我来说，能与山内昌之教授相 

遇是我来到日本后最大的幸运。因为我在1989年被直接接纳入东京 

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时，不仅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甚至连语言表达 

能力都有问题。在五年的学习过程中，先生不仅教给了我各种研究 

方法，他那高瞻远瞩的气概更让我深深领会到了学问的真谛和意义所 

在。山内先生去到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负责指导我写作博士论 

文的是并木赖寿先生。并木赖寿先生堪称为人格上的完人。如今虽 

然先生己去，但他对待学生的那一片真诚和期待，与先生曾经为我修 

改初稿时留下的那一片红色墨迹一起，都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让我永远心存感激的恩师，还有我1978年在进入中央民族大 

学时就有幸遇到的王扶汉教授。先生对待人生的那ー份潇洒，让我



生出对先生的无限敬仰，而没有核子的先生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 

子一祥。今天想来，不管是我的长处还是不足，到了先生那里都只 

是一味呵护。先生已经去世数年，我却能不断在梦中围绕在先生身 

边，实是不愿离开先生呵护之明证。

在支撑我的人生和鞭策我不断上进的智者和贤者之中，还有ー 

位就是妻子门胁佳津代。每天从劳累之中回到寒舍，与在灯下静静 

等候的妻子夜酌深谈，其中得到的启发很多都体现在了日后的文字 

里。我感谢命运，感谢它让本来只知道笨鸟要先飞的我在人生中遇 

到了这样一位理智的妻子。

王 柯

2011年初春于日本神户六甲山麓



大事年表

年 月 亊 件

1931 年 3月 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维吾尔族居民发动“哈密暴动”。

1933 年 4月 迪化发生“4 • 12政变”，盛世才就任新疆省临时边防督办。

5月 盛世才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表明共产主义信仰。

11月 12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12月 苏联红军出兵新疆。马仲英的部队向新疆南部敗退。

1934 年 4月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瓦解。

春-夏 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援下确立统治，逐渐形成政治权カ的双 

重结构。

1937 年 夏 盛世才进行第一次政治大肃淸，淸除苏联势力及当地民族 

出身的政府领导人。

1940 年 盛世才以当地民族势力、苏联势力、中共势カ为目标，进 

行第二次政治大肃清。

1942 年 8月 盛世才转向中国国民政府，从新疆政府中清除苏联势力、 

中共势力。

1943 年 亲苏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成立在伊宁成立秘密团体。

12月 “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成立。

1944 年 4月 9 日，“民族解放组织”在伊宁成立。

6月 10曰，“依米尔指挥部”在苏联境内成立。特列カ汗和从外 

蒙古来的苏联顾问、蒙古顾问到达阿勒泰区，与乌斯满的 

反政府哈萨克族武装组织汇合。

7月 8 日，在阿勒泰区成立了吉木乃反政府武装组织。10曰， 

“依米尔指挥部”指示塔城区的反政府民族主义势カ合井。

8月 11日，盛世才在“八月政变”中逮捕国民政府人士。14日， 

巩哈县的突厥伊斯兰居民成立反政府游击队。伊宁的“民族 

解放组织”暂停活动。



1944 年 8月 29日，国民政府宣布解除盛世才的职务，任命吴忠信为新 

疆省主席。

9月 11日，盛世才离开新疆。

10月 4 曰，吴忠信就任新疆省主席。6 日，吴忠信释放在盛世才 

政治大肃淸时期被逮捕的数百名政治犯。7 日，巩哈的反政 

府游击队攻克巩哈县城。上旬，“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成 

立，与吉木乃反政府武装组织合井。

11月 苏联顾问到各反政府武装组织和共和国政府各部门就任。 

伊宁的“民族解放组织”再次开始活动。7 日，“伊宁起义” 

爆发。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发表第 

一次“九条政治纲领”。15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决 

定实施第一次伊宁增援作故。16日，帕里诺夫与伊斯哈克 

别克从苏联带领部队到达伊宁。

11-12 月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カ占领伊犁区的绝大部分。

12月 5 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全面否定“伊宁起义”与苏联有夫。 

政府军第一次伊宁增援作战失敗。

1945 年 1月 4 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表第二次“九条政治纲 

领”。7 日，临时政府成立军事部。9 日，政府军实施第二次 

増援作战。19日，第二次増援作战失敗。28-30日伊宁的政 

府军全军覆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財政部银行钞票”发行。

2月 3 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9号决议》制 

定“兵役法”。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力量攻陷吉木乃县城。

3月 13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3号决议》调 

整军队及政府的人事。

4月 8 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总兵力达15,000人的 

民族军。13日，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抵达迪化，与苏 

联驻迪化总领事会谈。政府军调整防卫体制，把乌苏和精 

河作为重点。

5月 13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布‘刑事诉讼暂行规定'

6月 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势カ占领淸河、可可托海、吉木乃 

县。30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开始会谈。



1945 年 7月 5 日，“依米尔指挥部”请求民族军进攻塔城。民族军开始 

“三线作战”，在北部战线攻陷塔城。

8-9月 民族军攻陷新疆南部的拜城、阿克苏旧城。

8月 14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9月 2-7日，阿勒泰革命临时政府势カ与进入阿勒泰的民族军会 

合，占领承化县城。4~8日，民族军总指挥官帕里诺夫夺取 

精河。5 -8日，民族军副总指挥官伊斯哈克别克夺取乌苏。 

上旬，民族军与政府军在玛纳斯河隔河対峙。14日，张治 

中在迪化与苏联总领事会谈，请求苏联调停。17日，苏联 

大使向国民政府传达由“新疆民众代表”提出的苏联调停要 

求。

10月 2 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00号决议》决 

定进行和平谈判。17日，“新疆民众代表”与张治中在迪化 

开始和平谈判。

12月 5 日，“东突厥斯坦革命育年组织”成立。

1946 年 1月 2 日，签订《十一条和平条款》及附属文件（一)。

3月 19日，阿勒泰区专员乌斯满 •斯拉木离开承化县城。29 

日，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4月 5 日，和平谈判进入第二阶段。26日，“东突厥斯坦革命党” 

成立。

5月 阿勒泰哈萨克人在库韦开会，乌斯满和达列カ汗围绕苏联 

唐古斯坦采掘队进入阿勒泰区产生对立。22日，预签《十一 

条和平条款》附属文件（ニ)。

6月 6 日，签订《十一条和平协定》附属文件（ニ）。伊力汗•吐  

烈被押往苏联。18日，国民政府发布新a 省联合政府人事 

命令。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324号 

决议》，决定解散共和国。

7月 1日，成立新a 省联合政府。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担任副主 

席，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担任副秘书长。

11-12 月 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提出“东突厥 

斯坦共和国自治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与中国共产 

党代表秘密会谈。



1947 年 5月 19曰，张治中辞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的职位，并推荐亲 

国民政府的维吾尔人麦斯武德继任。

8月 参加新疆省联合政府的三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代 

表全部返回伊宁。

1949 年 8月 1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邓カ群从莫斯科来到伊宁。25曰，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 

克别克•穆诺诺夫、达列カ汗•苏古尔巴也夫等“三区”方 

面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领袖，前往北京途 

中在苏联上空全部遇难。

9月 15曰，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表明态度，服从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1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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